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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汉布里主编的＜中亚史纲要＞先后出版过德文(1966 年）、英文

( 1969 年）两种版本，译者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原书共二十聿，我

们只翻译了前十五章。所译部分的时间断限从公元剪六世纪中叶

阿契美尼王朝至 1917 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即从有文字记载

以来到现代中亚格局的形成，基本上包括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中亚

历史。

中亚史头绮繁多，史料零碎、分散，具有相当的难度。本书以

较小的篇幅，清晰地勾勒出了历时两千多年，错编复杂的中亚历史

脉络，有助千我们了解中亚史的发展进程；而且由千各章作者都是

学有所长的专家，所以对中亚史各个阶段有重大争论的问题，大都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不同千一般通史性

著作的泛泛而论；同时在“注解”与“参考书目“中，编者还特意具列

了中亚史研究各个方面的基本书目，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看作研究

中亚史的人门读物。

本书最明显的缺憾是＂详千西而略千东＂ ， 即对于中国中亚地

区的历史以及中国历代王朝在中亚的活动着墨不多，但是对于我

国读者来说，这恰恰可以弥补我们对中国中亚地区历史知之较多，

而对国外中亚历史知之较少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了

解中亚地区的历史。



译者的访

1982 年，已故的马雍老师嘱我翻译此书，以作为学习中亚历

史的门径，其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断断续续，拖了七年之久＜，在

翻译过程中，译者深切地感到自己在专业知识与语言水平方面都

存在很大的差距，译文中肯定有很多错误，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

的批评指正．

有些中亚专用名词，在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史书中，以及在同

一朝代的不同著作中，都有各种不同的译法，要严格按照古代各朝

已有的译名来译写中亚专名，不仅以我的学力无法做到，而且在实
泰

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译文中除了少数专名外，我们尽扯采用了目

前我国中亚学界较为通行的译名。其他译名都是按照商务印书馆

颁发的＂译写通则“翻译的。

本书正文以及“注解”、“参考书目“中出现的德、法、俄以及波

斯、阿拉伯、藏、梵等文字的书名和专名，译者请教了南京大学历史

系刘迎胜、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宋

力道、美国研究所任越以及历史研究所耿异、宋视、余太山、宋晓梅

等先生和师长。此外马雍老师生前曾校阅了导言和第一章，余太

山师长审读了第一、二、三、四诸章的译稿，陈高华老师、郝镇华先

生以及王谩师兄也热情地给予了译者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商务印

书馆赵琪先生不厌其烦地对译者进行r具体指导，谥在此向他们

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书附有一页“编者与攒稿人简介气现译出供读者参考：

本书主编加文，汉布里是耶鲁大半印度史副教授。 他曾经就学千莫尔

文和剑桥皇家学院，井且在剑桥获得了印度史博士学位。从 1961 年至 196S



译者的 ii; 3 

年，经由斯玛茨英联邦纪念基金会倡议，他在伊朗、 I: 耳共和印度为英国对
外文化协会工作，其中， 1963一 1964 年是在剑桥度过的。汉布里博士是«莫卧

尔印度的城市＞一书的作者，此外他还发表了有关印度和伊朗历史的数篇论

文。汉布里博士现在正在撰写关-J 十五世纪赫拉特的专著。在本书中，除了

«导言>之外，他还撰写了第5一9,第 12一 13 各章。

第 14 章的作者亚历山大·德邦定格桑在巴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工作。

第 1 章至第 4 章的作者大卫·比瓦尔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工作。

第 II 章的作者玛欣·哈吉扬普尔是加文·汉布里的妻子，她出生千伊朗

德黑兰，曾经就学千德黑兰大学。

第 10 章由尚塔尔·勒梅尔西埃一凯尔克热馔写，他在巴黎法国高等实验

学院工作。

第 15 章的作者理查德·皮尔斯是安大略金斯顿之奎因斯大学的教授．

吴玉贵

千中国杜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9 年 II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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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作为地理概念，“中亚” 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

中，“中亚”主要是指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

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

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

自治区。但是，因为在许多世纪中，中亚诸民族与生活在欧亚草原

地区边缘邻人的交往几乎没有中断过，本书作者感到，有必要多

次涉及到发生在中亚边界之外的历史事件和民族迁徙。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试困对中亚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的叙述。

编者之所以准备刊印这本书，就在千急切地感到，就中亚历史来

说，以前缺乏从类似的角度进行概括研究的范例。但是从一开始，

笔者就认识到，以这本书的规模而言，对历时二千五百年，见诸记

载的历史进行全面论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简

要溆述，以集中反映笔者感到具有特殊意义的中亚历史的各个方

面。这样就不得不删去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希望更详细地了解

中亚史的读者，应该查阅注解中所引参考书目和本书具列的参考

文献，主要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注解（汉译本改为页下注一译

者）和参考书目放在一起。

读者应该注意到，在导言中，对于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

一般讨论，主要是关千前殖民时代和前工业化时代的中亚环境，在



2 原序. -

这里，作者很谨慎地使用了过去时。 读者还应该注意到，在处理大

量互不相关的语言的原始材料，将中亚名词译为英语时，本书撰稿

人没有刻意强求一致。

加文· 汉布里

于耶仓大学



导言

中亚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 丛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

影响。这一特点导致了中亚降雨量的稀少，由于缺乏雨水，使中亚

大部分地区变得异常千燥。这种地理上与海洋隔绝的状况，历史

上相应的表现为中亚各民族都被排斥在海上探险、贸易或者政治

扩张活动之外，而至少自十八世纪以来，海上探险、贸易以及政治

扩张等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中亚常与相邻地

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实际上，在撒哈拉以北的东半球上，没有哪

个地区能象中亚那样，不受外部压力的千扰一一至少在十八世纪

俄国、中国开始将他们的疆域扩拓到草原地带之前是如此。

中亚是一片浩渺无填的沙漠和草原，这种浪漫主义的说法虽

然不无夸张，需要补充，但决不能说是错误的。作为一般叙述，我

们完全可以说，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区，也就是中亚边界终止的地

区一例如在北方，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南缘相接。中

亚的南界，则由一条将近四千英里，儿乎是连绵不断的山链标志出

来。这些山脉从中国一直延伸到里海，挡住了东南亚、印度次大陆

以及中东方向的通路，由东往西，这些山脉是南山、阿尔金山、昆仑

山、喀喇昆仑l[f,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苏斯山、厄尔布尔士山和高 2

加索山脉。虽然昆仑山脉实际上是无法通行的，而喀喇昆仑山的

通道在十九世纪之前，也许就没怎么被人利用过，但仅只是这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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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链的个别地段，才是人们无法翻越的壁障。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

苏斯山以及厄尔布尔士山，从来就没有阻挡过南北方向的民族迁

徙运动。在这山链的南面，是两个在历史上与中亚本土有着不解

之缘的高原。西藏高原从其南面被喜马拉雅山所环抱，伊朗高原

的东南侧是吉尔特尔山脉和苏来曼山脉，它的西南侧是扎格罗斯

山脉。

要确定中亚东部和西部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在东部，大体

可以沿着中国长城划出一条界线，然后从热河，沿着漓洲森林地带

向北延仲。但在西部，乌克兰草原则一直延伸到了罗马尼亚和匈

牙利，构成了中亚草原地区地理和历史的延伸．

尽管沙漠和草原在中亚占有显著优势，但中亚还是有其复杂

的自然特色。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最低的凹地，例如位千

里海东北部和新疆吐鲁番周围的l!!I地。而且中亚地区的气温差别

也是极为悬殊的。大致位千北纬 35•至 ss·之间的中亚地区，为了

方便起见，可以沿锡尔河与天山山脉划一条假想的线，将它划分为

南北两个部分。中亚北部虽然有部分地区是于旱的，但其大部分

地区都很湿涧。湿润的气候，为中亚北部提供了广袤的牧场，对千

游牧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大量俄国和中国农业移民出现之前，游牧生活一直是统治着中

亚北部地区的突厥和豪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

几乎无雨的南部地区是非常干燥的，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

沙漠。在苏联政府兴修了大量灌溉工程之前，中亚南部的居民大

多被限制在绿洲和大河流域。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

3 很古的时期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伊朗文明和伊斯兰教的



导言

影响，久已成为中亚南部地区都市和绿洲的特色。除了一些富庶

城市的诱惑之外，中亚南部地区对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因此，虽然来自天山北部的游牧入侵者一次又一次地掠夺和侵略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地区，但他们从不大批地停留在此地。塔里木

盆地的绿洲不但牧场贫痔，而且由于缺乏水，还得被迫从事吃力的

水利工程．

从里漳南岸到贝加尔湖沿岸，分布着一系列大山脉，与中亚的

沙漠和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山脉中，最高的是帕米尔

山脉。帕米尔山脉从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交汇

处向北延伸，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世界屋脊＂。墓士塔格峰高达

24388 英尺，公格尔峰的有些峰巅则超过了 25000 英尺。帕米尔

山脉将塔里木盆地与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分隔开来，接近帕米尔

西部和北部的，是一系列较小的山脉，这些山脉环抱着一些河谷，

锡尔河和阿姆河就是通过这些河谷，向下游流人了平原地带一—

巴达赫尚和费尔千纳。在中世纪的旅行者中，巴达赫尚以其绿松

石和红宝石著称。肥沃的费尔于纳则在中国唐代被誉为“天马之

乡”。天山位千帕米尔的东北方，向东一直延伸到了戈壁。天山将

位千其北部的肥沃的伊犁河流域和准噶尔与南部干旱的塔里木盆

地（喀什噶里亚）分离开来。除了东面以外，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

从三面环绕着塔里木盆地。与险峻的昆仑山脉不同的是，天山从

来没有阻碍过南北两个地区的相互交流。在这一点上，天山与更

高的帕米尔山脉倒是不无相似之处。在中国以“天上的山“知名的

天山，是亚洲最大的山脉之一，汗腾格里峰高达 23600 英尺。

天山东北部，突起着高约 10000 英尺的阿尔泰山脉，这里是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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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厥民族的传统居地。连接天山与阿尔泰山的，是一系列低矮的山

脉，即准噶尔西部山地和塔尔巴哈台山。在这些山脉中，贯穿着一

些较长的河谷，这些河谷是游牧民族经常从准噶尔盆地和戈壁地

区进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通道。由阿尔泰山再往北，往东，是座落

在外秉古境内的东、西萨彦岭。萨彦岭儿乎一直延伸到了贝加尔

湖。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

了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附近，终止千西伯利亚

的伊尔库茨克地区附近。除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中国东干人外，伊

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在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

藏佛教和汉族文明的影响。

山地地形对中亚各民族的迁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沙

漠的影响至少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一一里海与咸海之间的乌斯

季乌尔特；科彼特山脉（东厄尔布尔士北面的悬崖）和阿姆河之间

的卡拉库姆；将阿姆河下游地区与锡尔河下游地区分开的克孜勒

库姆；锡尔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半沙漠地带别特帕克达拉草原

（以“饥饿草原“著称）；将内外蒙古分开的大戈壁；以及位千天山南

部，斯坦因认为可能是世界上沙丘覆盖的沙漠中最可怕的沙漠

—塔克拉玛于沙谟； 所有这些沙漠都对中亚的民族迁徙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塔克拉玛干风蚀黄土带的东面是罗布泊（古代罗布

泊的盐壳，最初由西南到东北，绵延大约 160 英里，最宽处大概有

90英里），在这之外，还有白山。塔里木盆地、疏勒河盆地和额济纳

河盆地，也是三个极为荒凉的沙漠。 正是这一点，使美国地理学家

埃尔斯沃斯·亨廷倾假定，中亚地区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于旱和

周期性的气候变动．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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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考古发现所否定。斯坦因断定：

就我们能够追溯的古代遗址和可靠的记录来看，古代在塔里木盆地

巨大的低压槽内的气候环境，几乎与现在是同样干旱的。另一个结论 5

是，在固一历史时期内，由大河带来的水量大大减少了 ID ,

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

的作用。一方面，由千中亚大部分地区的于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

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

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

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 --· 条

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

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

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

困难得多。

就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成就诸方面来说，中亚最重要的地区．

恐怕非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莫属了。在希腊人那里，阿姆河和锡尔

河分别以 Oxus 和 Jaxartes 知名，而阿拉伯人则分别将它们称为

Jayhuo 和 Saybuo@ 。阿姆河以南，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伊朗的卡维

(i) M. A. Stein,'Inn沺rmo.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 配tor in history' 
（斯坦因«腹地亚洲>), The Geog,aphlral Joumal, 192S, 489. 参见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 记（亨廷顿«亚洲的脉搏>), London, 1907. 

@ 关于阿嫣河河道的争论，见 V.V. Barthold, Narhdrhten 的e, den Ami-See 
und den 叩Uren Lau/ de, Amu-da,ja ,on den o/1esten Zelten bi, zum XVII, 
I动rhunden (巴托尔德«关干咸漳和阿嫣河下游的授道一一上古至十七世纪>), Leip­
zig, 1910. B. Spuler, £/, sv.'Amii-Dary矿(<伊斯兰百科全书＞，斯普鞠“阿嫣河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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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盐漠，是阿拉伯人叫做呼罗珊的地区（它比现代伊朗同名的呼罗

珊省要大得多）。中世纪时，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有你沙不尔、

徒思（后来被马什哈德取代）．木鹿赫拉恃．巴尔赫叭这些城市都

因其商业活动．精湛的手工艺，特别是金属工艺而闻名千世。锡尔

河与阿姆河中游之间的地区，希腊人称为 Transoxan见，阿拉伯人

称为 Mawarannahr。在穆斯林时期，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是这里最

重要的都市中心。花剌子模位千阿姆河下游，咸海正南。中古时

期，玉龙杰赤©是花剌子模的首府。玉龙杰赤的地位后来被希瓦

取代，一直到十九世纪，这里附近的地区都称为希瓦。在锡尔河以

6 外，河中地区的东北是赫时，即塔什干周围的地区。象费尔干纳附

近的城市一样，赫时的城市虽然在规模上与重要性方面，都无法与

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城市相提井论，但这些城市在中世纪以制造

甲仗兵器．马具而驰名于世。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使这些城

市更易于受到相邻的游牧社会周期性变动的冲击。河中地区及其

邻近地区除了不相称地产生了大呈穆斯林学者、艺术家以及技艺

精湛的工匠外，还在连结远东、中东和地中海世界的横贯大陆的商

业网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正是因为河中地区在交通中的作用，河

中地区居民的高超技艺，使河中地区在中亚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上

占有显著的地位。

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中亚商队贸易，有许多不同的路线，但其中

最熏要的，则是连结中国与西方的道路。 在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建

(j) 你沙不尔 (Nishapur), 今译内沙布尔，徒思 (fus) 今译图斯，木寝 (Marv)

今苏联马雷，巴尔赫 (Balk) 即缚喝。一详者

O 玉龙杰赤 (Urganj), 今译儿尔根奇。一译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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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前，穿越喀什噶里亚的道路，恐怕是最常走的路线了。从甘肃

境内的敦煌绿洲出发，或者沿着塔克拉玛干南缘的道路，由阿尔金

山脉北慧，到达和田和叶尔羌，然后再翻越帕米尔；或者沿溢罗布

泊到哈密、吐鲁番i) '再穿越库车、阿克苏，抵达喀什噶尔，到达帕

米尔。对千到达了吐鲁番的商队来说，还有第三条可供选择的道

路，即由吐鲁番往西北，进人准噶尔，到达七河地区，离开天山南下

至锡尔河。

从锡尔河起，商队或经咸海、里海北部草原，进入黑海地区； 或

者渡过锡尔河（通常是在讹答剌渡河），进人河中地区。或由此前

往花剌子模地区的玉龙杰赤，或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在这里可以

与那些由帕米尔穿越费尔于纳谷地而来的商队汇合（通过帕米尔

南部的商道，则进入巴达赫尚，再进而到达阿姆河之南的巴尔赫）。

虽然从布哈拉去喀布尔和印度的商队，是在阿姆河上游巴尔赫方 7

向渡过阿姆河，然后穿越兴都库什山，但是从布哈拉往木鹿的道

路，则经常是在查尔朱方向渡河的。从木鹿起，那些商队或者是在

巴尔赫集中，或者取道前往你沙不尔，由此再至赖依（现在的德黑

兰附近）。在这里，有几条道路可供选择·或南下伊斯法罕，或西南

行至哈马丹和巴格达，或由正西到大不里士和拜占庭。

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政治环境自然总影响到商路的重要性、

安全性以及商路的繁荣状况．例如，在十三世纪蒙古统治的和平

时期，与通过喀什噶里亚的占代道路相比，人们宁愿选择经由七河

流域和准噶尔的天山北麓的道路。在十七、八世纪，俄国人人侵到

(i) 在汉代，这条道跻经山罗布泊抵丛库尔勒。 见斯坦因上引书， 苏394一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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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湖地区以后，许多商队则宁愿走极北的森林边缘地带，因为

在这一地区，他们至少可以在商路的某些地段，得到俄国人的保

护。

中亚商道路程极为遥远，即使不说战争和盗匪的危险，在路途

中极可能碰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就足以令人心惊胆寒。商路运输

依靠马、骡、驴、西南地区的单峰驼和巴克特里亚高寒地区的骆驼、

高原地区的秏牛和拍牛（一种野秏牛和黄牛的杂交种牛）以及由

马、牛、驼拉的车等畜力运输。这种畜力运输方式不仅未必比船运

安全，而且要比船运慢得多。这些遥远的路程，对千乘邮传的信使

和备有换乘马匹的骑兵来说，走起来是很快的。但是对千一位旅

行者一一商人、朝圣者或者纯粹的探险者来说，骑着步履维艰的性

畜，要走这样远的路程就要困难得多。世界上干旱地区中最重要的

驮畜是骆驼，一般说来骆驼空载时，每小时可以走 4 英里，重载时，

每小时走 2.5 英里至 3 英里。 平均负载 300 磅的货物，每天也许

可以行走 30 英里0 。根据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记载，在

喀尔喀地区，能够负载五百磅的庞大的辈古驼，每天可以行走28

8 英里，与此相比较，蒙古马每天可以行走 40 至 47 英里，而宵海地

区的骆驼，一天则不超过 20 英里＠．

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给我们留下了由北路从

黑海到中国的记述，他生动地描述了这条中世纪旅行者艰辛地横

@ 感谢伦敦动物学会图书馆，向我提供了这些数乍．
1,) N. M. Pr,hevalsky, Mo心o/ia, 77,e TanKlli coun1'y and the so/Jtude, 

of nonhe,n T, 如 ，仔尔热瓦尔斯基屯t古一－唐占特地区以及It 郊凸藏的荒谟•J.
2 ,ols., London, IK76, I,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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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中亚的通道0 。以中国为最终目的地的商人，从顿河河口出发，

最初乘牛车走 25 天，或者乘 10 天至 12 天马车，抵达阿斯特拉罕

地区附近的伏尔加河。在这里，他们可以绕道溯河而上，到达金帐

汗的驻跸地萨莱，由萨莱顺伏尔加河而下，可以航行到里诲，然后

由乌拉尔河上溯，至那海帖袒的主要居住地小萨莱，这段路程航行

只需要 8 天，比走陆路少 4 天。从小萨莱往后，由千马料缺乏，再

加上欧洲人不习惯骆驼的颠簸，所以他们经常乘坐骆驼车。从小

萨莱到玉龙杰赤，乘坐骆驻车需要 20 天（根据与裴哥罗梯同时的

伊本· 拔图塔计算，儒要 30 到 40 天）。从玉龙杰赤到讹答剌，还

蒂要乘坐 35 天或 40 天骆驼车。大多数商人取道玉龙杰赤，足为

了在这里做生意。如果从小萨莱直接到讹答剌，则只需要 50 天左

右，比走玉龙杰赤要快。 驮驴从讹答剌通过七河流域，进而抵达伊

犁河谷的阿力麻里，据计算需要走 45 天。从阿力麻里穿过准噶

尔，到达甘肃走廊的甘州城（张掖），驮驴还侨要走 70 天 。从甘州城

起，旅行者至少还有骑马往前走 40 天至 45 天的路程，才能到达杭

州（马可波罗称之为“行在.)。从甘州到北京，也还需要 30 多天。

整个行程至少需要 9 个月时间。即便如此，裴哥罗梯可能还是失

之于乐观了。因为他没有将路途上几乎无法避免的延误计算进

去，而大多数商队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到这种延误。与此相比较，

十分有趣的是，在满洲人的统治下，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商

队，在路上估计要花费 10 到 12 个月的时间＠ ．

(D F. 8. Pegolotti, La Pm,·tlra d,lla M,war,r,.,, ed. A. Evans (埃文斯编，
裴哥罗梯«通商指南>), Cambridge, Mass .. 19,6, 

@ ll. Carruthers, Unk no.-n Mongo加（卡拉瑟 1析«未知的夕护）， 2 vol., 
London, 2nd cdn., 1914, II,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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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共说是通过不时的战争的冲击，倒不如说是通过经常的商

业生活的联系，位于中亚边缘地区的定居社会，开始与中亚各民族

熟悉起来了。中亚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民族势力消长的影响，不可

避免地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极为复杂的语吉I:和种族上的类型，但

是至少到十八世纪末，中亚民族与语言的一般趋势都是突厥民族

和语言取代了中亚古代祖先的民族和语言，或者说是突厥民族和

语言在中亚占有优势地位。甚书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也丝毫

没有使这种趋势发生改变，尽管突厥部落贵族，后来就象真正的蒙

古人一样，自豪地声称他们的血统出自成吉思汗或成吉思汗的

将领。

无可置疑，在绿洲和城市以外，中亚一直是一个人口密度很低

的地区。中亚人口密度低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普遍干旱和缺乏

雨水的气候环境所致。但这也是由千游牧经济的需要一与灌溉

衣业需要巨大的人力相反，游牧经济需要有广阔的牧地。中亚粗

放的畜牧业，与那些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地区，例如中国北部，是

迥然相异的。也许象有些人主张的那样，中亚人口稀少的原因，是

由千极端寒冷的气候（象在西藏高原）和连续的骑乘生活，降低了

人的生殖能力0 。

中亚人口统计学材料之间的相互祗捂，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解

释各执一词，使中亚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中亚人口

统计学，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激烈争论的问题存在下去。 因此，下

@ 例如埃克瓦尔就持这种现点。见 R. B. Ekvall. Cultuml ,·,lotion, on th• 
K,nsu-Tibetan bordec (埃克瓦尔«甘内一西藏边缘地区的文化联系>) , Chicago, 
193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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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 口数字的目的，仅仅是试图根据现在的情况 ，为读者提供一个

很粗峈的轮廓D 。至于人数非常少的 一些少数民族以及中亚的汉

族、斯拉夫移民，在本表中都没有具列。

乌兹别克 600 余万 突厥穆斯林

维吾尔 400 万左右 突厥穆斯林

东干人 400 万左右＠ 中国穆斯林

哈萨克 400 万弱 突厥穆斯林

紫古族 300 万左右岔 佛教徒

藏 族 300 万弱 佛教徒

塔吉克族 150 万G 突厥穆斯林

土库曼人 150 万 突厥穆斯林

吉尔吉斯 100 万 突厥穆斯林

喀喇喀尔帕克 20 万弱 突厥穆斯林

在创办工业和引进机械运输之前，中亚地区实际上没有什么 10

工业和机械运输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1 91 7 年。由千许多世

O 有关1953年新疆人口数和1959年苏联中亚人口数．见W. A. Douglas-Jack­
son, Russo-C枷ese Bo,de,/ands (道格拉斯一杰克逊«俄中边界>), Princeton, 
1%2, 比关于苏联中亚人口统计学方面更详细的情况，见 L. Krader, Peoples of 
Cent,a/ A,;a (克拉德«中亚诸民族>),171一218.

@ 大部分东千人（现在称为回族）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和陕西，居住在

新疆的不到五十万，还有更少的一部分在苏联境内。赫讫森采取了一百万的数字．见
G. F. Hudson, 'The Nationalities of CMna \赫饱森＂卜国各民族净）， S1 Antony's 
P叩e,s, VII, London, 1960, 60。苏联估计的数字，则要高得多。见 'The Dungans 
Jn China'(<中国的东千人>),CAR, 1%1, 201 。

@ 璇古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部分 ， 在外泼占有 t百多万，内璇古和巴噶不到二

百万，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不到三十万。此外， 还打 1%5 年卡尔梅克自治州重新

安置的十万卡尔梅克人，新疆卫拉特人的数字也与此校不多。

@ 这个数字是靠不住的 ． 因为另外在网富汗还居住着二｀三百万塔市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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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演化的结果，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异，各具特色的生活

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但在有些方

面又是相互对立的。第一种生活方式，是由存在千河流沿岸，例如

扎拉夫尚河和塔里木河，或者绿洲地区的衣业社会构成的。完备

的水利设施，为这些地区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些定居地

区（卡拉库姆沙漠中的木鹿绿洲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形成了被

沙漠和草原包围的很小的农业岛。 虽然这些农业岛通常是相互孤

立的，但一般说来，在多数日用必需品方面，它们还是可以自给的。

在这样的绿洲和河流渡口，形成了一些乡镇。这些乡镇不仅发展

成了当地一些贵重产品的制造和传播中心，而且还在横贯大陆的

商队交通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些乡镇所处的地位，不可

避免地在共居民中产生了一种公认的“绿洲思想”，这种思想的特

点，就是缺乏智力上的求知欲，这种情况仅仅由那些来往从事商队

贸易的人，部分地得到了补偿。至千那些都市的名流学者们，他们

的文化，通常不外乎是中国或伊朗文化的延伸。至少在中亚西南

部，正是这些中心都市扮演了伊斯兰教文明掺人中亚的先锋的角

色。几乎一直到了十二世纪，在河中地区和喀什噶里亚西部的诸

城市中，还保留着伊朗文化的余脉。所以，从伊斯法罕或马什哈德

前往布哈拉、叶尔羌等地的旅行者，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就会发

现那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

中亚地区另一种更具特色的生活方式，是草原游牧部落的生

活方式。草原环境对于游牧经济是非常有利的。游牧经济使牧人

们避免了土地耕作的劳累，同时也使他们免千长期定居一地。牧

“ 民们拥有驯鹿，马、骆驼、羊，牛、秏牛等家吝，依靠这些家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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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了食品、衣物、帐篷、燃料、运输工具以及剩余产品，这些剩余

产品被用来与定居的邻人交换粮食、铁器等游牧生活无法提供的

必需品 ·!) . 所以，游牧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几乎自给自足，同时，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了他们以足够的灵活性，使他们在与农业社

会对垒的战争中，具有了压倒的优势。如果他们是狩猎者或牧马

者，这种优势就更其明显，因为狩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

的技艺为其先决条件的，而对千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

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

可能的。

尽管如此，游牧民族对于他们的牲畜的依赖性，也是值得强调

的。羊群和牛群的损失，对于游牧民来说，就意味着饥饿。这种依

赖因素，有力地限制了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因为他们从来不愿意

将牲畜驱赶到缺乏水和草场的地方去。游牧民族自己可以在很艰

苦的环境中生活，为了免千袭击或逃避追击，甚至可以小部分地进

人最荒凉的沙漠地区，但他们不可能要求他们的牲畜在不遭受重

大生命损失的前提下，能够具有同样的耐性。所以，尽管游牧民族

的流动性与沿河的定居者和绿洲的耕种者相比，是十分惊人的，但

(j) 我们可以介绍下列文去作为人门读物: J. L. Myres,'Nomadism'(迈尔
息 «蔷牧生活>), Journal of 加 Royal 心thropolog/ca/ Inst加te. 1941; R. 
Patai,'Nomadism: Middle Eastent and Centr•l 心ia'(佩特 «游牧生活：中东与

中亚>), SJA, 1951; E. E. Bacon,'Types of Pastoral Norn忒田m in Central 
Southwest 心ia'(培根«中亚和西南亚游牧生活的类型斗 SJA, 1954; L. Krader,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Organ,zation of the As,atic Steppe-Pastora• 
lists'(克拉德 «亚洲草原畜牧者之组织原则与结构>) , SJA, 1955; idem,'Ecology 
of Central Asia Pastoralism' ( 同作者＂中亚畜牧生活生态学>), SJA. 1955; idem, 
'&:ology of Nomad比 Pastoralism'(同作者 «游牧让金生态学>), lnterno,;o叩i

坛/al Sci,nc, Journal,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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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除了在特别危急的时刻之外．这种流动性还是受到了距戌和地

区的局限。如果游牧民族的牛．羊、马，在一定的地区和距离之内，

能够安全地牧放，他们就不会无谓地消耗牲畜的体力。那种认为

游牧部落总是驱赶若不计其数、不知疲倦的牛羊群，倏忽往来，横

行亚洲的看法，是凭空夸大了游牧生活中的自然潜力。实际上从

冬牧场往夏牧场迁移的距离，通常是比较短的．这种迁移仅仅是代

表气候和高度的一种显著变化。例如天山中的吉尔吉斯人，他们

在露天夏牧场下面仅仅几英里处隐蔽的山谷中渡过冬天，夏牧场

距离它下面的过冬住所只有几于英尺之遥。 游牧生活在不同的时

期和不同的地区，总是显示出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

12 得到一个普遍的原则，或者根据对十八或十九世纪的蒙古社会，甚

至根据对哈萨克社会所作的观察中，得出关于十三世纪蒙古社会

的结论，都是轻率的。由千缺乏定居社会因素的影响，中亚游牧生

活有它自身发展进化的历史，这不仅可以从游牧生活内部的紧张

关系中反映出来，而且也可以从与中亚接壤的诸文明对草原游牧

民族的影响上反映出来。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一个游牧成员，不仅是自己家庭中的

一员，而且也是一个氏族或胞族、一个部落、有时甚至是一个部落

联盟的一分子。对千每--个这样的单位，游牧成员都得承担一种明

确规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长期形成的相互间的忠诚和义

务的传统基础上的。不管是家庭、氏族还是部落，首领都是关键的

因素。因为没有首领，牛群和羊群就得不到保护，牧场和水片就无

法保卫，入侵的邻人就不能被击退，掠夺性的远征也就无从进行。

后来，在中亚游牧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开始促进家庭和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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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等级关系的发展。这种等级关系被很确切地称为“游牧封

建主义”。作为一名首领，除了真正勇敢的品质和突出的个性之

外，当然是由各种因素的结合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大量的畜

产，众多的奴仆，历来享有部落和氏族的忠诚以及高贵的门第等

等。十三世纪以后，在中亚大部分地区，对千一位首领来说，能够

自称出自成吉思汗的血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先决的条件。在中

国边境地区，“皇台吉“这一王子的称号，终于变成了成吉思汗后裔

的意思。

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洲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

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

这可以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千被

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

争夺牧场．部落内江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 ll

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

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性的习惯以及他

们所带米的毁灭，使游牧片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然而，虽然游

牧者在杀戮生灵方面是不择手段的，但他们井没有沉迷于中国封

建王朝和拜占庭帝国那种极端残酷的行为之中。游牧者总是瞧不

起绿洲的定居居民，例如，蒙古人虽然经常追求中国的金银、丝绸

和谷物，有时甚至为汉族妇女或贵族做辅助工作，但就象游牧的土

库曼人或哈萨克人对河中地区的城市居民和农民一－不管是塔吉

克人还是定居的乌兹别克人一—表示轻蔑一样，蒙古人也总是看

不起汉族人。那些认为游牧民族较之衣业民族，只是从事更低级

的活动的史学家们，在他们的中亚历史的著述中，很可能会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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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 游牧民族通常在绿洲居民中享有

的崇高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是甚于高级的军事技艺）。但辦牧民族

转变为衣业民族，较之衣业民族转变为游牧民族更为常见（甚至在

加进强制成分时也是这样。例如二十世纪内蒙古游牧民族的衰退

就是如此）。当然也有个体农民以及农业村社，选择游牧的更贵族

化的生活的记载”。

对于绿洲居民来说，隔绝状态经常使他们产生盲目信仰。与

绿洲居民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在宗教问题 t:是不拘泥教条和形式

的。在佛教和伊斯兰教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借助萨满教的超自然力

景，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男巫可以与死去的祖先互通信息，扮演

一种与存在千全部自然现象中的精神世界联系的媒介。这种精神

世界无处不在，它存在千地．水．风之中以及高山之巅．密林丛里，

也存在千由于荒漠的草原而培加了恐惧感的急遽的暴风中，以及

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苍穹中 a正是由千采取了萨满教的形式和传

说，伊斯兰教的托钵僧和佛教的喇嘛，才得以持续在游牧者的头脑

14 中占据统治地位。到十九世纪，中亚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成了穆斯

林教徒。但传统习俗在他们许多人身上仍有轻微的保留，特别是

居住在远离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间就更

其如此。这些游牧者无视＜古兰经叶的戒律，喝乃乳洒（一种用发酵

马奶制做的酒精饮料），有时还喝血、吃腐肉以及自然死亡的牲畜，

在中亚游牧人中间，两性之间的关系与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穆

斯林地区两性间的习俗相比，也具有明显的差别。对古代穆斯林

教徒来说，男女之间是严格分离的，处女的贞操被视为神圣，婚前

@ 见埃克瓦尔上引书，第即一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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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身（就象婚后通奸一样）要被处死。而现在已经成为穆斯林的中

亚游牧者中，两性之间则倾向于一种自由、亲昵的关系。在宴会上

有男女混杂的舞蹈，而且在男女之间的交谈中，也经常毫无忌讳地

提到男女私情。处女婚前失身以及婚后对丈夫的不忠实行为，都

不会绳之以伊斯兰教严峻的法律。所有这些，至少部分地影响了

妇女在中亚游牧社会中与她们在纯粹的定居社会中所起的极不相

同的作用。在一个游牧家庭中，妇女是家里很重要的一员，她不仅

要整理家务，而且还得帮助照料牲畜，特别是在生产和分恙季节，

她既要挤奶，还要给幼畜断奶，当家里男人不在时，还要看护、管理

牲畜以及帮助牛、羊群转场（因为妇女肯定和男子同样精于骑术） 。

在中亚游牧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时期、不同部落是有明

显差异的。有关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

学者强调，游牧民族妇女的一生，通常也就是作苦工的一生。在她

们的一生中，几乎无权利可亩，而且总是屈从千聘金的习俗。然而

另外的学者则倾向千将游牧民族妇女所享有的自由，与中东妇女

的蒙面习俗以及探居简出的生活加以比较，中东妇女在阿拉伯历 1S

史上（甚至在统治王朝中）起比较消极的作用，这与公开地由成吉

思汗的妻子、寡妇和姐妹，甚至河中地区的穆斯林帖木儿的宗室公

主们所行使的权力以及她们的影响相比，是不可同日心语的。

单调的游牧生活，没有多少艺术表现的余地，所以游牧部落人

民的创造力，总是被局限在诸如编织地毯、毛毯、马搭子以及简易

的帐篷用具等狭窄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制造这些器具的过程中，

他们充其量不过只能表现出敏锐的色感和精巧的设计。因为大多

敬游牧民族都是文盲（从某种程度上说，喇嘛教时期豪古、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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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者除外），游牧文学通常是由诗歌和传奇组成的口头文学，这

些口头文学的内容，大致都是一些祖先的英雄行为和部落的传说。

首领们和宫责之家最引为骄傲的财产，是他们从绿洲居民和生活

在草原边界以外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旁侈品。这些奢侈品的来源，

有时依靠战争，但更多则是通过合法贸易得到的。尽管中亚商业

史还有待千进一步的研究，但一般情况大致还是清楚的。通过对

商队征收税款，而不是依靠掠夺，游牧统治者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

收入，以用来购买必需品，如武器、铁器以及他们自己和贵妇人们

热切谒望的奢侈品，正因为如此，游牧部落的首领们对商业持保护

态度。作为商队纳税的酬报，他们则为商队提供一些其他的便利，

例如警卫队和向导等，他们还向商队承担保证通过自己境内的货

物安全的责任。

游牧民族自己，也供给他们的邻人大量有用的商品，如马、牛、

皮革、毡、羊毛、毛织品、奴隶（例如组成中世纪巴格达、开罗、德里

的马木路克军队的突厥奴隶）、猎壹、华等等。他们还传递极北地

区的出产，如皮货、铁器、玻珀以及海象和猛玛牙等物品。作为交

换，游牧民族也得到了－老些必需品，象谷物、室用器皿、武器和马

具，还有供高责的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以及十七世纪以后，为紫古

16 佛教寺院提供的丝绸、贵金属、宝石、精工制作的武器、盔甲、马鞍

和茶叶。

十八、九世纪俄国进人中亚之前，在文化和商业关系方面，中

亚游牧民族最重要的邻人是中国和伊朗。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与

游牧民族的关系．一直在主动的外交政策和稳健的防御政策之间

波动。主动的外交政策通过惩罚性的远征， 一次次地得到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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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而防御政策则是建立在一种城墙和腴望塔楼系统（例如斯坦

因在甘肃走廊发现的，精心建造的长城）的基础之上。尽管在里

海东部的戈尔甘地方，残留有防御工程的遗址，但伊朗地区的政

权是很少建立封闭的边界系统的。这也许是因为在锡尔河和阿姆

河之间的中部地区，棍合居住着绿洲居民和游牧民族，这就在伊

朗和草原地区之间起了某种缓冲作用。虽然这些游牧入侵者在他

们最初进入河中地区时，经常只是得到一些伊朗和穆斯林文化的

皮毛，但他们接受了伊朗和穆斯林文化这一事实，确实保证了他

们的人侵对伊朗的冲击不象没有接受这些文化时那样，造成巨大

的灾难。然而不管怎么说，河中地区的缓冲作用还是没有能够阻

止游牧或半游牧人对伊朗的连续入侵。大体上说，在不同时期中

国中原王朝为了边疆政策需要而形成的传统认识，不管它是侵略

的抑或是防卫的，都使中原王朝得以保持了一种较之伊朗与其游

牧邻人更为积极的关系。就长城以外的部落地区来说，中原王朝

与游牧部落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游牧部落经常滞留在长城之外，

一俟中原王朝内部出现一些衰弱的迹象，或者部落自身有了强烈

的推动力（例如，一位有能力将他们联合成为暂时的部落联盟的

首领的出现），游牧民族就向中原王朝发起战争。这样一种说法，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也确实将要限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因为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原王朝与边界部落的关系相对说是稳定

的。这种关系对双方也是互有裨益的。我们应该强调指出的是，

北部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游牧民族的经济制度是相互补充的， 中国

衣业村社对于来自游牧人的家畜、皮革和羊毛的需求，儿乎与游 17

牧者对中国谷物和铁器的带求同样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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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游牧者在数量上的劣势，很少允许他们深人持久地保持

其优势地位，但直到大炮在中亚出现之前，每当与定居的邻人战斗

时，他们总是胜利者。这是因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够打破农业生

活的正常秩序，妨碍复杂的灌溉系统的定期维修。但是对于游牧

经济来说，长期战争的危害就更少一些。虽然游牧民族的军事优

势主要是基于流动性与使用弓箭技术的结合，但游牧者与那些急

欲解甲归田的农民军队相比，能够更好地承受一场消耗战争。游

牧民族的流动性与使用弓箭技术的结合，使火药发明之前的弓箭

手几乎无往不胜。如果能象成吉思汗和他的将领们所做的那样，

在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之外再加上训练一－－如佯装撤退以及伏击，

游牧者在战争中就几无败北的时候。

在草原战斗中，最有用的武器是弓箭和长矛。长矛有时装上

钩子，用来将敌方的骑手从座骑上拉下来。作为弓箭和长矛的补

充，还有战斧、狼牙棒、剑或腰刀、套索和匕首。连枷这种武器，可

能是草原上本来就有的武器。它最初的作用，是由骑乘者用来对

付中国的步卒。连枷是由木头棍子做成的，在木棍上面绑一根铁

链，铁链连着另外一.根包着铁的棍子。这种武器，后来被中国人自

已接受，一直使用到乾隆统治时期(1735一1796)© 。在中亚地区．

盔甲的应用肯定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了。用各种方法处理过的皮

革，可能是最早被广泛接受的保护材料。 十三世纪的威廉路柏鲁

克曾对此有过记载。虽然象中世纪在欧洲那样，骑士和座骑披盔

戴甲，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灵活性一一例如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

(j) B. Laufer, Chinese Cb,y 1'屯"'" (劳费尔«中凶泥贮）， Q匹•Bo, 1914, 
2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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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帖木儿在与更为轻装的乌兹别克人的战斗中，就发现了穿重装

恺甲的代价一一但拥有更牢靠、更精致和更昂贵的恺甲，是财富等

级的一种表现。在整个穆斯林时代，伊朗和河中地区的诸城市，一

直是武器和恺甲的重要制造中心。这些武器和恺甲是为中亚各民 16

族，甚至为更遥远的藏族人制造的，而藏族人直到 1904 年荣赫鹏

远征时，还仍然穿着恺甲打仗。

大炮和火器从十六世纪起在中亚出现了。一且大炮和火器成

了日后为草原建立永久要寒和殖民地开路的，中国和俄国军队的

标淮军事装备之后．游牧者便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原来在邻人中的

军事优势，甚至也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同时大炮和火器也

导致了中亚在世界史上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角色的终结．



“ 第一章 阿契美尼王朝与

马其顿帝国：稳定与动乱

公元前七世纪，当里海东部草原地区的历史揭开序幕时，一场

大规模的游牧民族迁徙运动已经在进行了。以马萨格泰知名的-­

支强大的部落联盟，将后来以斯基泰著称的民族向西赶过了伏尔

加河。而这些抵达乌克兰地区的斯基泰人，又转而取代了乌克兰

地区早先的居民辛梅里安人，井将辛梅里安人赶过了高加索，进入

了安那托利亚地区。胜利的斯基泰人到达了乌尔米耶湖地区，在

这里与伊朗的米底统治者基亚克萨里斯遭遇，并且战胜了基亚克

萨里斯。这样在他们的国王马底耶斯（普罗托蒂耶斯之子）统治的

二十八年中，斯基泰人得以享有中亚宗主国的地位。直到基亚克

萨里斯策划在一次宴会上屠杀了斯基泰人的首领们之后（传说中

是这样记述的），才将斯基泰残部从亚洲赶回了乌克兰。这次胜利

保障了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侧翼的安全，使他得以腾出手来转

向南方，准备对尼尼微的进攻。接踵而来的是公元前 612 年对尼

尼微都城的掠夺以及亚述帝国和文明的消灭。

评注者们花费了很大精力解释希罗多德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叙

述V。有一种传说与希罗多饱的记载不同，这种传说主张，从中亚

(j) Herodotus (希罗多饱）， IV, ti: 参见 E. D. Phillips, 'New light on 
the ancient 压tory of the Euras,an steppe'l菲利普断 «欧亚草原古代史新探＞）．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olo,.,-, LXI, 1957. 2',9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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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了斯基泰人的不是马萨格泰人，而是伊塞顿人。这种传说的

可能性是很小的。传说中细枝末节的差异，丝毫不能减弱希罗多

德这位古代历史学家有关草原民族的记载对千我们的强烈的吸引”

力。在大山（也许意思是指帕米尔山或乌拉尔山）东部，居住着阿

吉派伊人0。他们是一种秃头的民族，鼻子扁平，下渠很大，以野

樱桃汁为食。阿吉派伊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保护他们免于受

到攻击，也使他们能够在邻人的争端中秉公仲裁。再往东，居住茗

伊塞顿人。所谓伊塞顿人，可能正是在汉文史科中提到的乌孙＠。

巴泽雷克古墓中的遗物，看来进一步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载，据希

罗多德记缴，伊塞顿人在仪式上有吃人肉的习俗。再往东，在伊塞

顿人之外，居住着“独目的./lil甩玛斯皮艾人。

要使上述汉文史料、古代波斯文记载中的诸草原民族对应等

同起来，或者使文献中提及的材料与考古发现的材料对应起来，井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关他们居住地的另一条线索，就是希

罗多铭在另一处提到的，马萨格泰人的聚居地在伊塞顿人的“对

面"@。而伊塞顿人则似乎经常出没于阿尔泰地区。根据以后的

记载，我们可以济楚地知道，马萨格泰人占领了药杀水（锡尔河）北

部的草原地区。在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559一

(D E. D. Phi!Hps, 'The Arg;ppaei of H口odotus'<菲利普斯«希罗多德记蚊

的阿吉派伊人>),htib四小la,, xxm, 1960, 124- 8; ;dem,'The legend ,,r Adstc­
as; !act and fancy in easly Gieck notions of 压t Russia, Sibctia and Inner 
Asia'(同著者 «阿瑙斯特斯的传说：古希腊对东俄、西伯利亚和内陆亚洲认识中的

事实与幻想>), hr/bus Asiae, XV!ll, 1955, 161一77.

,2 有关伊寡镶人就是乌孙的证据，见 W. Samolin,'Histotical ethnogJ"aphy 
of the Ta,im ' basin 比fote the T江ks'(萨莫林«突厥之前塔里木盆地之历史人种
沦>),Pa/aeowgla, IV, Tokyo, 1956, 38, 

® Herodotus (希罗多德）， I,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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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30 年），他们再次出现千锡尔河北部地区。

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推翻了米底帝国，将波斯的统治从伊朗

向东推进到了中亚。关千居鲁士征服中亚的材料，没有能够详细

地保留下来，但是一个居住在赫尔曼德河沿岸的部落，因为给居鲁

士的部队提供服务，而被认为是皇室的恩人'.D , 据说，居鲁士摧毁

了喀布尔北部肥沃的达曼山河谷的中心城市卡皮萨市孔 根据另

一种传说，居鲁士率领一支军队通过了格德罗西亚（俾路支）沙漠。

座落千锡尔河的居鲁士城，就是他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证据＠。

大约在公元前 530 年，居鲁士试图将他的统治权扩大到阿拉

克塞斯河(Araxes)© 北部，进而征服马萨格泰人。对波斯人和马

萨格泰人双方来说，这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马萨格泰人的王后

托米丽丝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将波斯人放过了河，在这之后，居

鲁士靠施展谋略，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俘虏了托米丽丝的儿子斯帕

尔伽皮塞斯。斯帕尔伽皮塞斯不久就自杀了。后来马萨格泰人的

主力与波斯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波斯人大败，阿契美尼

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也被杀死。

21 波斯人这次失败的严重性，在我们的史料中显然被夸大了。

事情很明显，居鲁士的尸体被重新找到，埋葬在他的家乡帕萨加

第＠。阿契美尼王朝也一直统治着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

。 Arrian,A皿如＂（阿星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UI, 27; Strabo (斯特拉
被）， XV,7240

® Pliny, Natural Hist叩 （鲁林尼«博物志>), VI, 920 
@ E. Bcnvenisto,'La ville de Cyrcscha团（邦韦尼斯泰«屠鲁士械>), JA, 

，见3-5, 163一6.

@ 希罗多篡所用的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指锡尔河．
(l) 此 Ill Axrian, Anabasis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V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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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际上，波斯帝国的动乱井不是由来自草原的人侵者引起的

（如果我们除去贝希斯敦碑铭中有关尖帽塞种人不可靠的材料的

话®), 而是由于帝国内部的矛盾导致的。在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

斯死后，马吉安的王位拽觑者高马塔在公元前 552 年篡权，此后，

大流士大帝（公元前 552一前 486 年）在六位同谋者的帮助下获取

了政权。紧接着在波斯帝国的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动乱。里海东

部，帕提亚和希尔卡尼亚的总督是大流士的父亲希斯塔斯着（古波

斯文作维什塔斯帕 Viltaspa), 当地人叛离了希斯塔斯普，宣布支

持一位米底反叛者弗拉瓦尔蒂什。希斯塔斯普在战斗中击败了反

叛者。当大流士的增援部队到达拉伽（即赖依）时，希斯塔斯普又

赢得了第二次决定性的胜利。在马儿吉亚那一位名叫弗拉达的

造反者被忠于大流士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达达尔什击败。在阿拉

霍西亚，波斯人造反者瓦黑阿兹达特的党徒，在卡皮萨坎尼＠ 战役

之后，被总督维瓦纳镇压。至千帕提亚暴动中的英雄，大流士之父

希斯塔斯普，有些权威倾向千将他与伊朗先知琐罗亚士德传说中

的保护者比定为同一个人，而后者也叫维什塔斯帕（现代波斯文为

Gushtasp)。在阿维斯陀经典中，有关琐罗亚士德的方言，确实属

千伊朗东北部地区，这里也正是希斯塔斯普的活动地区。这一比

定甚至与琐罗亚士德的传说年代一“亚历山大之前 258 年“，也

是相吻合的。如果将这种说法与公元前 311 年的塞琉古纪年＠联

(j) R. G. Kent, Old P,rs比（肯特«古代波斯人>),1953,134,

© 没有必要将此地牵强地比定为著名的卡皮萨域 (Capisa).
0 阿拉伯天文学家也将寡珑古纪年称为亚历山大纪年．见 al-Birunl, Chr<>­

叩切y of anci,nt nat切江. tru>s. 还hau (萨乔译，比鲁尼«古代民族纪年>),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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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考虑的话，也许可以将先知的时间（或许是他的生年）定千公元

前 569 年。鉴于学者们对有关先知的年代提出的各种矛盾的解

释（亨宁在他的剑桥讲稿中，对此曾有过诙谐的评论©), 我们说，

先知的生平目前尚无法用精确的历史术语进行讨论，这一说法也

许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些动乱，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中亚诸省是为时很短的，总

22 之，中亚地区后来卷人了顼罗亚士德教。古波斯铭文正式列出了

中亚诸省的名称©, 希罗多总（第 3 卷，第 91 节）甚至列出了中亚

诸省每年向波斯贡献的大致数目．

.,. 

亚
亚
模
那
亚底

子剌
格

省
提
列

帕
阿
花
索

贡献数（塔兰特）＠

即

。心密和提
l
'

、
丿伊

乌、尼
塔
蛮
里

匐
搭
加

部
提
、

邻
伽
伊

gg5 
泡
包
达

立
5
g釭

特
吉
罗
古

l`

克
兰
达
塔
种
海

巴
瘾
健
萨
塞
里

知
汹
1
7
0250 

<D W. B. Henning, Zo, 叩'"·Politician or Witch-Doctor (亨宁«璞罗亚
士德， II:治家或巫医>),Oxford,1951 ,

© 肯特上引书．第144页。

@ 贡献是用镶条支付的，按照巴比伦的标准，一塔兰特相当千 30.024 公斤．
个 对于异邦人的称呼，希罗多德使用了古波斯译 "Sarangcs" 这个礼为了与

米底亚的行11:区划名称保持一致，在本书中，按照后期希朦作家的习惯，采用了禧兰吉
亚1\1 (Drag,ana) 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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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字，为我们提供了每个城市相应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的

一些迹象。但是，即便将德兰吉亚那地区(t易斯坦盆地）现代极大

的哀退考虑进去，德兰吉亚那的贡献数还是过高了。在这个表中，

也还有一些窜乱，例如表中遗漏了阿拉霍西亚地区（也许是同德兰

吉亚那合井在了一起）。而且在表中，将上印度河的帕克蒂喀错误

地与阿尔美尼亚放在了一起，而在希罗多销第 3 卷第 102 节中，则

清楚地记载了帕克蒂喀的正确位置。但总的来说，这个表的资料

性还是很强的。

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阿契美尼王朝对中亚诸省的控制无

疑是很有效的。苏萨的建筑铭文记载，建筑宫殿工程所需要的金

子来自巴克特里亚，天青石和光玉髓来自索格底亚那，绿松石来自

花剌子模，象牙当然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但也有些来自阿拉霍

西亚n。现代阿富汗的坎达哈地区周围是没有大象的，如果古代
坎达哈省是一直向东延伸到印度河谷的话® , 可能会有一些大象，

但如果是并非那样的话，那么这就只是印度大象由阿拉霍西亚再

次输出了。

很清楚，波斯帝国通过它的东方边境进口黄金，然后再将这些

黄金向西方出口。而银子则作为贡物来自爱琴海和巴尔于地区， 2J

再流向东方．这种趋势的证据是查门赫兹里窖藏的希腊银币．

这些银币是在公元前 380 年左右埋藏在喀布尔附近，千 1933 年发

O 肯神上引书， 第 144 兀

© 如 Strabo (斯特拉波）， xv. 7认听叙述的那禅． 参见 W, W, Tam,'The 
G,eeks i汀 Bactria and India'<塔，贮巴克特巠亚和印度的希赠人•i, 2nd, edn., 
Cambrid氏，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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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0。这种条金的运动是阿契美尼王朝坚持严格的金银复本位

制的必然结果轨

不管怎么说，阿契美尼王朝在中亚统治的最探远的经济后果，

就是它对中亚农业的影响。非常熟悉波斯人的色诺芬，就很着重

强调波斯人积极的农业政策叭毫无疑问，波斯人的这种农业政

策部分地是由于提高土地收益的愿望推动的。希罗多德（第 3 卷，

第 117 节）提供了一件有关中亚水利工程的相当混乱的铁事。很

明显，无论水坝的位置选择得多么合适，也没有一个水坝能够象希

罗多德设想的那样，同时控制花剌子模、希尔坎尼亚、德兰吉亚那

以及不知确切地点的塔蛮尼地区的供水，但希罗多铅毕竟集中了

大量有关水利工程的记载。向希罗多德提供材料的那些愤世嫉俗

的人意在表明，这些水利系统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水利供应，从

农民那里梓取税款。诚然，在水供不应求的时候，灌溉工程能够帮

助中央集权国家将其意志强加在农村头上，少数人偶尔也许会因

为这些水利工程而受苦，但是仅仅将中亚水利工程的目的归于悴

取税款，这种解释则很明显是恶意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将希罗多

德提供的较闻理解为一种扩大中亚食物供给的伟大计划的反映。

奇怪的是，每当苏联学者们在讨论花剌子模浩大的水利工程

时，总是倾向于将阿契美尼王朝的贡献估计得很低，而把这些工程

(j) D.Scblum比rgcr,'L'a可cot 严 d叩s l'cmPire ach如,enide'(斯伦贝椿

«阿樊美尼害匡时代的希麝钱币渗） ， in R. Curiel and D. Schlumbe屯er, Tri! 沁rs

monetairesd'A!ghan试tan,l一62.

(ill J-P Gu如n,'G..eckcoinage and Penian bimetallism'(盖潘 «希腊铸币

和波斯金镶复本位剞•), Jaarboek voor Munt-en Penni屯kunde,XLIX,1%2,1

一19.

la) Xenophon, <>-=nom,ous (色诺芬＜经济论冷 1, 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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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端拉回到不可知的公元前一于年早期0。当然要用野外方法

确定渠道的时间，在古建筑中确实是彖困难的事。但至千波斯人

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技艺，那些由大流士一世在苏伊士＠．薛西斯一

世在阿索斯＠建设的水利工程，这些最著名的范例，无疑都可以作

为波斯人水利建设技术的证据。这或许能充分证明，阿契美尼王

朝正是将巴比伦文明的灌溉技术传人中亚的中介人。

现在以坎儿井(karez)或者暗渠 (qanat) 为人所知的著名的波

斯地下水利系统，在亚述时代后期就已经知名了＠。这种地下水

利工程是用来将水从石灰岩层中引出来，从地面上看则荡无一物。

但只是在阿契美尼王朝的统治下，坎儿井地下水利系统才有可能

被传播到遥远的埃及哈里杰绿洲的昔兰尼伽和奎达坎达哈地

区也在阿契美尼王朝统治下，中亚另一方面的进步，是由外国引 24

进的食用植物的传播。公元前 406—400 年，年轻的居鲁士在萨尔

底斯担任总督时，曾亲手从事园艺业，但居鲁士究竟种了些什么

树，由于材料阙如，尚无法得知＠。正如同玛尼希亚档案中的希腊

铭文记载的那样，大流士大帝对传播食用植物也很感兴趣觅但遣

O 例如托尔斯托夫即持此说．见 Tolstov. Auf den Spureo der altchorcsmi>­
chen Kultur (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镇的遽迹> ), Berlin, 1953,111, 

@ A. T. Olmstead, History of Persian Emp心（臭姆斯特德«波斯帝国
史>),146.

@ 臭嫣斯特德上引书，第 248 页．

©J. l.asse, 'The irrigation system of UI应（拉怼«兀勒包的灌豪系统>),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 1951, 21—32, 

(I) G. Caton-Thompson,'Kharga Oasis'(卡顿一一汤着濠 «哈里杰绿洲•),

Antiquity, V, 1931, 221-6, 主要参考第224页。

(I) Xenophone, Oeoonomicus (色诺芬«经济沦>), IV, 23, 
(i) M. N. Tod, Greek historical in江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灿 <en·

tury (托德«至公元五世纪末的希腋历史铭文>),Oxford, I凶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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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是，希腊铭文中同样没有提及具体作物的名称。这里首先使

人想到的是桃(Persicum)和杏(Armeniacum)。虽然桃和杏宜到公

元一世纪克卢弥拉时，在西方才见于记载，而且泰奥弗拉斯托斯0

对桃和杏这两个名称的使用还很模糊，但是桃树和杏树很可能在

大浣士统治时期，就完成了从中国开始的漫长的传播旅途的第一

阶段©。如果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丝绸已经确实被波斯人

所使用的话®,这一事实就可以有力地证实，阿契美尼王朝这时已

同中国建立了间接交往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总之在四世纪末，亚

里士多德就已经对纺织品作了明确的描述叭

有关印度传人中亚的食用植物，首先应该提到稻谷。亚历山

大的同僚们发现了生长在巴克特里亚、苏西亚纳、巴比伦尼亚和叙

利亚部分地区的稻谷，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新奇＠。可以断定，稻谷

是在阿契美尼王朝时期传入上述地区的。尽管甘庶和相橘（虽然

事实上 Medicum 可能实际就是表示袧撇）的传入问题尚不清楚，

然而这两种植物可能也是在阿契美尼王朝时期从印度传人伊朗

的。

在薛西斯统治时期（公元前 486—前 465), 由千波斯军队（这

些军队在公元前 480 年曾人侵希腊）驻扎在中亚 ，使中亚诸省对波

斯帝国的依附明显地加强了。 巴克特里亚人和阿米尔基安塞种

（古波斯文作 Saka Haumavarga)在维什塔斯帕的控制之下（维什

Q) Historia plantarum ( c植物志>), IV, 4, 2。

Ci) B. Laufer, Sino-Iramca (劳费尔«中同一尹朗编> ),539.

@ G. M. A. Richter,'Silk in Gre心（里克持«希肢的丝绸>), Amen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XXXIII, 1929, 27一33,

© H;storia an;ma\ium (<动物志>) V, 19; ~SI b 13, 
@ Strabo (斯特拉波）， xv, i, 18, 



阿契义1己丁朝＇，马其顿帝因 ＆定与动乱 33 

塔斯帕为大流士国王与爱托莎之子）；阿列亚人归希达尼斯之子希

萨姆涅斯统治；帕提亚和花剌子模人由法尔纳西斯之子阿塔巴朱

斯统治；索格底亚那人在阿塔尤斯之子阿萨尼斯统治下； 健达罗人

和里海人则分别由阿尔达班努斯的两个儿子阿蒂费厄斯和阿里奥

马杜思统治。墨伽巴组斯之子费伦达特斯指挥德兰吉亚那人，伊

塔弥特瑞斯之子阿泰特斯指挥帕克底斯人,])。这些将领都是波斯巧

上层贵族成员，在和平时期，他们中有许多人肯定在那些由他们率

领作战的臣民中担任高官显职。

至于生活在阿契美尼帝国北部边界以外的游牧部落，史料根

据就更缺乏了。例如在希腊作家笔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马

萨该塔伊人，在古波斯铭文中却从来没有被明确地提到过。这也

许是因为马萨该塔伊部落联盟保持了它的独立性，但是在和阿契

美尼王朝发生联系的塞种人中间，这种保持独立的部落是很少见

的。古波斯铭文中将提格拉豪达塞种称为＂尖帽塞种“，在波斯波

里斯雕刻中，生动地描绘了尖帽塞种人的形象。豪玛瓦尔格塞种

则相当于希罗多德所记载的阿米尔基安塞种。在大流士的苏伊士

象形文字铭刻中，将提格拉交达塞种描写为＂沼泽地的塞种"(很可

能是在咸海沿岸的塞种），而豪玛瓦尔格塞种则被描写为“平原上

的塞种吨）。在阿契美尼王朝后期，萨伽铭卡伊(Sacaraucae, 即 Sa­

ka rawaka)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文献记载的缺乏，提高了苏联在

<D Herodotus (希罗多德） vu. 邸。久于帕克底斯人，见 H. W. Badey, 
'Kus扭ica'( 贝利＜责符帝国>J, BSOAS, XIV. 1952, 430。

®G. Po如er, La 斤皿如 domination 贮rse co Egypte (波塞内＜波斯人
在埃及的第一个政权>), Ca虹o, 1936, 183; R. G. Keat,'Old Persian Texts'(竹
特«古代波斯文文献> J, Journal of Ne釭 Eastern Studies. 3-02一6, 主妥参考第沁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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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发现的意义，通过这一发现，使我们得以管窥

阿契美尼王朝疆域以外的游牧部落的情况。巴泽雷克的发现说

明，游牧部落的首领们不仅享受若奢侈的生活，而且他们同一些遥

远的地区，如中国和伊朗都有商业联系9。 在巴泽雷克地区，有一

座王者墓，时间在公元前五世纪。由千墓穴中堆积的冰块，使古代

纺织品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纺织品包括世界上最早的绒

毛地毯，地毯中间点缀着一幅方块玫瑰花饰，地毯边缘环绕着一群

糜鹿、骑手和鹰头狮身兽。这种地毯与另一种边缘有行军狮子装

饰的毛织品一样，使人强烈地联想到阿契美尼王朝的艺术。这两

件织品很可能都是由伊朗传入的C 巴泽雷克古墓中，还保存了一

些当地制作的毡剪画，这些作品表现了充满西伯利亚“动物风格”

气势的斗兽。此外还有一幅带有异国情调，描绘飞翔的鹤的桂毯，

这幅挂毯可能是中国纺织艺术最早的作品之一．

五 同样是由千冰块的缘故，一位游牧首领的遗体也得以保存下

来。这位首领的臂膀、背部、腿上都刺有动物风格的图案。然而有

这样惊人的发现，又缺乏确实的证据证明墓主的身份，这的确是一

件憾事。最有可能的假设是，他们就是希罗多挡记载的伊赛顿

人。如果举行仪式时吃人肉的说法当真能够被接受的话，就会

进一步证实这种观点＠。豪古诺颜乌拉占墓的发现，在许多方面

与巴译雷克的发现相似，但时间要晚一些宽 荣古的这些古墓，可
© S. I. Rudcnko, Kullura nasclruya Gornogo Allaya v skifskoc vremya 

（令金科«斯基泰时期的戈尔诺一阳尔泰居民文化>), Moscow, 1953, 
,9 如同杰特玛主张的那样。 K. Jettmar,'The Ahal before the Turks'(杰

特玛＜突厥之前的阿尔寨地区畜）， The Museum or F扛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 
holm: Bulletin, XXIJI, 1951, 182, 

(i'o C.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nhcrn Mongolia (特里沃«北部繁古的出
土文物>), l<inln肛ad, 1932, 



阿契美尼王叨与马 Jt顿帝国 总定与动乱 35 

以归为匈奴(Huns)的 一支，诺颜乌拉古墓发现的文物中，包括一张

饰有斗兽的羊毛毯，传人的希腊风格纺织品以及经确定时间为公

元前 2 年的中国漆碗。

只是在公元前 330 年亚历山大大帝通过里海大门之后，中亚

才担负起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亚历山大追击阿契美尼王朝国王

大浣士三世的时候，逃亡的大流士三世不幸被其军官杀害了。从

这时起，亚历山大这位征服者发现自己处千一种进退两难的地位。

作为马其顿王，马其顿军队是他依靠的军事力量，也正是这支军

队，使他赢得了胜利，所以对亚历山大来说，保持马其顿人的忠诚

和爱戴是必要的；但是他现在同时又被承认是波斯国王，全部遗留

的阿契美尼王朝行政区域的首领，人力的减少，漫长的交通线，迫

使他对新臣民采取怀柔态度，竭力在管理这块领土的事务中得到

他们的尊敬和合作。

基于以上原因，亚历山大在征服中亚的同时，就很自然地开始

在中亚采用了波斯人的服饰，在波鲁斯若名的圆雕饰上，生动地描

绘岩亚历山大身若波斯服装的形象3。波斯宫廷礼仪也在日渐推

行。对于波斯人来说，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了在国王面前的跪拜

礼，但是将这种习俗推广到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自己中间时，却遭到

了这些征服者的抵制，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享有这种荣誉。事

实上，在亚历山大死后，人们就热情地将他奉为神灵。如果在公元

前 330 年亚历山大就希望，或者得到这种承认的话，他也许在这时

就能为他的臣民中的所有等级建立标准的宫廷礼仪。不管怎么

'.D B. V, Head, 'The earl心I Graeco-Bactrian and Graeco-lndian coins' 
（黑弩«最早的希1111-巴兑持里亚 与希Ill一印度钱币>), NC, 1906, PL. I,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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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象从那些生动的故韦中可以清楚地石到的那样，在这时时期，

27 亚历山大的革新在追随他的希腊人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在这些

故事中，阿里安将大智者卡利斯提尼斯作为表达他们情感的代言

人©。

随着大流士三世的死亡，紧接着的任务就是追击当时已经僭

越称王的弑君凶手贝苏斯。不久，南部的骚乱使亚历山大转向了

阿塔柯纳（现在的赫拉特分和德兰吉亚那C 在阿列亚，他赶走了地

方总督萨提巴赞尼斯，从德兰吉亚那驱逐 f已赛提斯。在德兰吉

亚那省，亚历山大怀疑菲罗塔斯图谋不轨，逮捕了这位著名的马其

顿将军，井将其处死，将这一事件的发生地命名为普洛塔西亚（预

知）。然后，亚历山大进行了一次很大的迂同包抄，又绕到了北方，

横越阿拉霍西亚，在兴都库什山脚下建立了高加索的亚历山大

城孔亚历山大突如共来地从东南方出现千巴克特里亚 ， 使不幸的

贝苏斯惊慌失措。短短几周之内，马其顿人就越过了阿姆河，贝苏

斯成了阶下囚，最终被送到艾克巴特那处决了。与此同时，亚历山

大挥师向锡尔河逼近，严厉地镇压了当地人的反抗。

但是在索格底亚那省阿姆河外地区，对亚历山大的反抗并没

有结束。在河外地区，涌现出了一个新的领导人斯皮达玛。斯皮

达玛利用骑兵的袭击来骚扰马拉坎达的马其顿驻地，他还得到 f

来自草原的大约六百塞人的援助。当马其顿人准备突围时，斯皮

达玛给了他们以严厉的打击。亚历山大被迫三天行军 185 里，及

时赶回支援，才环保住了他的驻地。在渡过阿姆河到札里亚斯普

(!) Arrian, Anabasis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IV. IO. 

心 古代希腊人认为，兴都库什山是高加索山林们．条支I< , 在印度北部方打中，
兴都库什山以帕鲁帕米苏斯山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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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之前，亚历山大再次将斯皮达玛赶回了草原，在札里

亚斯普度过了冬天（公元前 329一前 328). 在这次休整期间，亚历

山大怀疑又有一场反叛阴谋，这次被怀疑的对象是皇室侍从，他们

中许多人被用石头砸死。大智者卡里斯塞尼斯也因涉嫌策划密

谋，以同谋罪被处以死刑。此后，亚历i ll 大接待了花剌子模国王法

拉斯曼尼斯的国事访问之后（很明显，花剌子模在当时是自治的），

到冬季结束时，又再次渡过阿姆河，进入索格底亚那。他将部队分

为五支，以对付那些当地的不忠诚者。

与此同时，斯皮达玛进一步得到了“以马萨该塔伊知名的塞种尨

的一个分枝＂的援助，他渡过了阿姆河南岸，袭击马其顿人驻地的

受伤人员，甚至链而走险，进攻札里亚斯普。当马其顿人首领克兰

特鲁斯佯作进攻马萨该塔伊人的故乡时，斯皮达玛被引开了。后

来斯皮达玛与另一支由科努斯指挥的部队遭遇，科努斯重创斯皮

达玛，并将他赶回了草原。在卧到草原之后，斯皮达玛被他的塞种

援军所杀，或者根据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说法，是被怨恨他的妻

子所杀。斯皮达玛的头颅则送给了亚历山大，他的女儿爱帕玛后

来成了马其额将军塞琉克斯的妻子。

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反抗亚历山大的斗争实际已告

结束，但是，巴克特里亚人奥克夏特仍然占据着衣村。奥克夏特将

眷属安置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山间要塞里，这座要塞被称为“索

格底亚那岩塞护。要塞守军戏谑地说，只有亚历山大的士兵都长

上翅膀，亚历山大才能攻克这座岩塞。但是，三百名希腊蠓岩能手

(j) 这个岩塞的位置尚无法确知．在伊斯兰时期，穆格山 (Mount Mugh) 书一

J11类似的粟特人的山间贷垒，这无噩是粟特人的许多电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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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冰用钢锥登上了这座峭壁，迫使守军投降。

奥克夏特的女儿，国色天香的露娜娜也在俘虏之列。据说亚

历山大对露娴娜一见倾心，他们的婚姻，很快就导致了亚历山大与

奥克夏特的和解。现代学者中，塔恩将亚历山大与露婿娜的婚姻

描述为一种政治联姻，即意在调和马其顿人与东伊朗诸民族、巴克

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以及塞种人之间的关系 '.D , 保持日渐销耗

的马其顿人的东部伊朗盟友，尤其是希望在即将对印度的入侵中，

得到骑兵的补充。亚历山大的婚姻，最终具有这方面的作用是非

常明显的．亚历山大远征的长期结果，确实导致了波斯在中亚的

霸主地位的毁灭，加强了与马其顿统治者长期合作的当地东伊朗

人的成分。而波斯人在中亚地区的统治，直到公元三世纪才得到

恢复。但是古代权威们强调，促成亚历山大与露媚娜婚姻的，不是

一种外交，而是出自本能的愿望，我们要否定古人的这些记载，恐

怕是很困津的．

在这些战役中，最突出的是亚历山大城的建立，这些城市有许

多后来在历史上都是非常著名的，命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是：阿列

29 亚的亚历山大城，即现在的赫拉特；德兰吉亚那的普罗塔西亚之亚

历山大城，该城位置尚未确定；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 高加

索的亚历山大城，该城可能座落在萨朗地区之杰贝勒苏拉吉的中

世纪的帕尔万城地方；以及锡尔河地区的短命的艾斯查塔的亚历

(!) W. W. Tam, Alexand红 the 0叩（塔恩.<亚历山大大扣）， 11, 326. 其
次，请参见 Pluta,ch, Alexande, (着鲁塔奇«亚历山大>), XLVIl. 

＠ 塔息将«安息驿程志认Pa,th』ans stations, 19, ) 所记氧的查拉克斯的伊西多
之亚历山大城置于加兹尼（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人第 49页）．但是坎达岭
发现的希牖铭，：，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原来对这一地区的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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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城。作为征服者，亚历山大需要做的实际工作，只不过是整修

和守卫 ．．些旧的防守性的战术据点，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使亚

历山大选择了那些许多世纪中在中亚占有关键地位的地区。由千

坚决地守卫住了这些地区，马其顿统治者才牢牢地掌握了横穿欧

亚大陆的陆路交通。

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人将征服的目标转向了旁遮普。他挥

师挺进，通过了巴焦尔和马拉根德，镇压了一切反抗活动0。此后

不久，留在后方的驻防部队就发生了叛乱，后方留守部队中有许多

是原来大流士三世的雇佣军。仅仅在第二年，就有 3000 希腊移民

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叛乱，他们放弃自己的岗位，开始进行

返回欧洲的长途行军。关于这些希腊移民的命运，有关记载各不

相同凯公元前 323 年，当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之后，爆发了一场

更为严重的冲突，在上萨特皮斯趴大约有 23000 人起而叛乱＠，出

发前往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者珀耳狄卡斯派出了一支部

队，由珀同统帅，前去镇压叛乱者。珀同是个肆无忌惮的统治者，

对于反叛者，他同时施用武力和外交手段，软硬兼施，在暗中却希

O 最近卡罗在本地人了解的基础上，对亚历山大在这些地区的远征进行了讨
论，见 0. Caroe, The Pathans (卡罗«帕坦人>),49-55 .

@ 在狄俄多儒斯的记载中 (Diodorus, XVII, 99, 6,), 说这些反叛者都遭剩了
屠杀，但古耳提乌斯记载 (Curtius, IX, 7, 1-11). 他们最终到达了自己的故乡．

@ 这是希腊人对从米底亚往东，伊朗高原诸省的一般称呼．这个词组可能译自
一个不再使用的波斯词，例如 Diodorus (狄俄多濬斯）， XIX, 14, !; 以及伊朗尼

哈文和贝希敦的塞琉西王朝时期的铭文。罗伯特曾经介绍过这批铭文， 见 L. Ro­
bert,'Inscriptions Seleucides de Phrygie et d'lran'(罗伯特«弗利吉亚与伊朗的

塞琉西帝国铭文>), Hellenica, VII. 1949, 22一4; Gnomon, XXXV, 76, 
@ 塔恩反对 23000 人这个数＇凡他相信，反叛者的真实数目只打 3000 人。见塔

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入>, 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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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将叛乱者争取过来，成为自己的部属。在 ．一｀次战斗中，叛乱者

有些逃向了珀同一边，共余的人则被山败。但是，珀同的军队执行

了珀耳狄卡斯严厉的命令一惩罚叛乱者，于是他们屠杀了驻扎

在珀同军营中的幸存者，并抢夺了他们的财产。

珀同失望地撤回到了巴比伦，公元前 322 年，在一次与埃及的

战斗中，他主谋了刺杀珀耳狄卡斯的行动。在安提帕特对马其顿

帝国的瓜分中，珀同又重新回到了米底亚，并且立即使他自己的弟

弟欧笱摩斯取代了他的近邻，帕提亚总督佛剌塔斐耳尼斯。珀同这

－侵峪行为，迫使其他的中亚总督们与皮塞斯塔（亚历山大的保

镖，当时的波斯总督）结成了反对珀同的联盟。在反珀同联盟当

中，朵著名的是露娜娜的父亲，当时的帕会帕米塞符总督奥克夏

30 特。现在有些权威倾向千将奥克夏特看仵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

著名的“阿姆河宝藏”的所有者，但是，宝藏中一枚戒指上的名字是

否就是奥克夏特，还远远不能肯定。不管怎么说，奥克夏特在公元

前 322 年伤心地与女儿露嫌娜分手，在同一年，露嬷娜（她生了亚

历山大的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艾格斯）与安提帕特一起返回了马

其顿。安提帕特死后，露娜娜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母亲奥琳贝丝的

庇护。但是，当奥琳贝丝在公元前 316 年死后，露娴娜和她的孩子

一起在安菲波里斯被卡山德逮捕，四年之后又被处死。露嫖娜怎

样离开雅典，和对她在欧洲时期的回忆片样，颇带几分神秘的色
彩0。

联合起来反对珀同的还有阿列亚和伯兰吉亚那总督斯塔萨诺

O 根熔公元拊 311 / JIO 年的一 份if货诸巾,. ;i.切泌行向雅典娜供朵了很典型的

伊朗礼品，金角制杯和项链．但没才ii,[愕说明她本人到斗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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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以及阿拉雀西亚总仔心彼耳提（凶斯。 亚历山大从前的大比欧迈

尼斯为了亚历山大的后嗣，起兵反对独 Ll 安提柯努斯，当欧迈尼斯

由小亚细亚长途行军到达波斯时，联合起来的总督们加人了他的

行列，安提柯努斯在伊斯法罕附近的 一次战役中击败了联盟者。

但此后安提柯努斯又返回 r西方，将东方的辖地安然地留下来，仍

由原来的总督们统治。

公元前 312 年，塞琉克斯再次占领了巴比伦之后，首先试图重

新统一亚历山大的东方诸省。 塞琉克斯消灭了取代安提柯努斯成

为米底亚统治者的尼喀诺 ，重新征服了巴克特里亚，越过兴都库什

山，进攻新成立的印度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的创立者是著名的旃

陀罗发多，作为一位年轻人，亚历山大的伟大抱负曾探深鼓舞了旃

陀罗发多，后来他以大大超过对手的 600000 人的军队征服了北印

度9。到公元前 304年，塞琉克斯与孔雀王朝终千达成了和议。塞

琉克斯的使节是西彼耳提乌斯原来的大臣墨伽斯忒涅斯，墨伽

斯忒涅斯后来以他在印度游历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塞琉克斯同意

将柏鲁帕米塞德．阿拉霍西亚和古饱罗西亚割让给孔雀王朝出在

两国之间缔结了联姻关系 ，塞琉克斯接受了 500 头大象的礼物叭

当塞琉克斯回到小亚细亚之后 ，在公元前 301 年，这些大象使他在

Q) Plutarch, Alexander < 许仓塔奇＜亚历山大>) , 62,

3 根据 Strabo (斯特拉波 ） ， xv, 689, 部分或全部阿列亚郪钢让给了1li陀牙
艾多，这一说法被史密斯挟受， 见 V.A. Smith, Asoka (史密斯心可青王>) 66, 但＆
贝文和塔息反对这种说让， 见 E . R. Bevan, The House of Seleucus ( 贝文 «事

斑西王室>) , I. 296; W. W. Tarn. The Greeks ,n Bactria and India < 塔息 ＜巴

克持里亚和印度的希院人>) , 100. 按， 赁让阿 ·>I 亚说缺乏进一少的碑铭1正拐，如果孔
雀王朝得到 T阿列亚，塞珑丙帝闪与巴克特里亚的交通就会中断．

@ 参见 W. W. Tarn,'Two notes on Seleucid h istory'(汗恳 «寥寰西LIii/

历史札记：：贝扣 ），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心， LX, 194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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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普苏斯打了胜仗。

最近的几次发现证明，孔雀王朝在塞琉克斯割让的诸省中，实

31 行了有效的统治。在现代阿富汗，至少发现了三件旃陀罗爱多的

孙子阿育王的铭文。一件残破的阿拉米文铭文，发现千现代贾拉

拉巴德西北部的拉格曼沁 另外两件碑铭是在古代坎达哈市发现

的：一件上面刻有阿拉米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记述了阿育王对佛

教的皈依以及他对臣民的德政©。而另一件只刻有希腊文的碑

铭，则显然是阿育王第十二和第十三块石头敕令的部分译文©。

以上情况表明，是阿育王将佛教传人了孔雀王朝新得到的诸省之

中。佛教的传播，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 324 年，亚历山大返回苏撒之后，塞琉克斯象许多马其

顿首领一样，娶了一位伊朗妻子，她就是著名的斯皮达玛的女儿爱

帕玛。到公元前 293 年，他们的儿子安条克作为塞琉克斯的嗣君，

统治东部伊朗地区，由于家世和教养，使安条克足以胜任他的职

资。安条克的任务是击败塞种人从草原的入侵，加强塞琉西王朝

对其在阿列亚和巴克特里亚保留的领土的控制。 安条克增强了木

鹿的设防，井且再易其名为安条奇亚＠。在巴克特里亚本土，有一

个塞琉西王朝的铸币厂，发行塞琉克斯与安条克的名字井列的硬

(i) W. B. Hen血&,'The Aram忙 ;nscr;p,;on of Asoka found at Lampa. 
ka' (亨宁«鼠饕发现的阿育王阿拉米文铭文>), BSOAS.XIII, 1949 ,80-8, 

® D. Schlumberger, L. Robert, et al.,'Unc biHngue 釭cco-arameenne

d'A,o店（斯伦贝格 、罗伯特等«阿育王的希腊一阿拉米文双体碑>) , JA, CCXLVI, 
19l8,t-48. 

® D. Schlum比,•• ,. 飞ne nouvelle inscriphon greque d'Asoka' ( 斯伦

贝格«阿育王的一篇希膳文新碑铭>), CRAI, 22 mai 1964, 
© W. W. Tarn,'Two notes on 沁leudd history' (塔恳«塞珑西下朝历史

札记二则>), Journal of H<llenic Studies, LX, 194-0,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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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9。但是在公元前280年，当安条克继承了独裁统治之后，他的注

意力转向了小亚细亚地区，塞琉西王朝对中亚的控制也就削弱了。

一件新发现的铭文进一步证实，在公元前 261 年安条克去世

之前，某个名为安德拉戈拉斯的人，以总督的身份统治着帕提亚和

希尔坎尼亚9。在嗣君安条克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 261一前

246) , 安每拉戈拉斯宜布自治，井发行了没有皇室名号的金币和银

币。但在短短数年之内，安德拉戈拉斯就被另一位新的首领一

帕提亚帝国的缔造者阿尔萨西斯击败。阿尔萨西斯以他的拥护

者，游牧的帕内人为先锋，鞣踏了帕提亚省。这些游牧人的语言

中，最初肯定有东部伊朗语的成份趴但他们的语官很快就被帕提

亚定居者的北部伊朗方言所同化。公元前 247 年，安德拉戈拉斯

复灭之后，阿尔萨西斯接踵而入，开始了阿尔萨西斯时代＠。新建

的帕提亚王朝早期的一座重要都城在尼撒（位千现代苏联土库曼 32

的阿什哈巴德附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一地区接受了帕提亚王朝

米特兰拉达特克的名称。苏联在尼撒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

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其中包括四十多个希腊风格的象牙角制

(i) E.T. Ne欢11, 压tern Seleucid mints (纽厄尔 «东方的寨琉西王朝铢币

户），231节．

@ L. Robert,'In幻，ption he11如叩que d'Iran' ( 罗伯特«伊朗的希腊文碑

铭>)0 Hdlenica, XI一XII, 1960, 8S-91. 

® Justin (朱士提）， XLl,ii,33, 参见 W.B. Henning,'Mittelirani沁h'( 午

宁«中世纪伊朗渗），Handbuch dcr Orientalbtik, TV. Imnistik, erst er A切cbnitt,

93. 
@ 沃尔斯基采取T更早期的年代，见J. Wols,i , 'The decay of the lmnian 

empire of the Seleucids,and the chronology of Parthian beginning,'(沃尔斯

基«塞之西王朝之伊朗帝国的哀落以及帕提亚早纲历史编年>), 正,rytu,, XU, 1956 
- -7,3S一＂．新尖现的安德拉戈拉斯的铭文，与他的结论稍钉祗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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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D。许多带有墨写题记 (ostraca) 的构器碎片，也是在这里发现

的。这些出土文物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贮洒室。贮

酒室的发现，可以用来解释当时的农业和经济生活。关于他们的

语言，现在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他们的语言不是用阿拉米文字书

写的帕提亚语＠，而是一种带有许多伊闭外来语的仿效阿拉米文

字风格的语言©。

在以后的历史上，帕提亚王朝加紧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推进，

这样他们的重心就窃开了土库曼草原。 与此同时 ， 在帕提亚王朝

的东部边界，又形成了另一个国家。当阿尔萨西斯兴起的时候，塞

琉西王朝的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德也取得了独立。狄奥多德的

独立，首先部分地由于狄奥多德的肖像出现在硬币上而稍见端倪

（尽管这些硬币的背面仍然还保留着安条克二世的名字和肖像）。

不久，狄奥多德的名字就作为国王，在钱币上出现了，同时他的双

关发明，司雷神宙斯的形象也出现在钱币上。狄奥多饱的巴克特

里亚王国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力，在以后诸王统治时期内，巴克特里

亚王国的疆域不断扩张，进入了印度次大陆。巴克特里亚之所以

能够与帕提亚一样，最终从塞琉西王朝脱团出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

外部因素，这就是安条克二世死的时候（公元前 246 年），埃及国王

O 蒙羞特曾对这些发现有过概要介绍．见 A. Mongait, Archaeology in the 
USSR (寰盖特＜苏联考古学9。马森和拧戈谢科娃汗尽地描述了象牙制品 ， 见 M.B.
Mmon and G. A. Pugochcnkova, Parf;anskie ritony Nisy ( 由森和伤戈谢科娃

耄尼撒的帕提亚角形杯,),Moscow 1956. 本书有法文提要。

@ 亨宁上引书，第27, 30页， R. N. Frye, The Heritage of Pers心（弗赖依
«波斯的遗产>),I特。

(i) M. Sznycer,'Nouveau, ostraca de N心（斯如内采尔«尼撤沉发现的墨
万题记>), Semitica, XII. 1962, 105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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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三世对塞琉西王朝的入侵，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僧侣科马

斯·英狄科脊流斯特在红海的阿多里斯见到了一个著名的铭文，

铭文中记载说”（托勒密）越过幼发拉底河，亲自出马，征服了美索

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苏西亚那．波斯、米底亚和（帝国的）其他地

区，一宜到达遥远的巴克特里亚（的边界）'.j)。 ”塞琉西王朝的心脏地

区都已在入侵者的控制之下，对于东部识省，只有任其自生自灭。

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狄奥多德兴起之后几十年的情况究竟如

何，现在尚无法确知。由于狄奥多德的儿子和继承人显然与狄奥

多钧姓名相同，这就使识别狄奥多德钱币的工作变得复杂化了＠。

据说，第二个狄奥多饱改变了他父亲与帕提亚为敌的政策。但是

详尽的阐述只是由千波里比厄斯对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三世大帝东 33

征的描述才得到的。

公元前 208 年，安条克从艾克巴特那进军，扫除厄尔布尔士山

脉南部帕提亚人的反抗，他穿过希尔坎尼亚，占领了坦博拉茨的宫

殿，猛攻探沟壁垒的希里克斯城。 后来，安条克在阿里厄斯河（哈

里河）赶走了巴克特里亚人的骑兵，当时巴克特里亚人的统治者是

来自马格尼西亚的希腊人欧西徙莫斯。安条克包围了位于巴克特

拉的巴克特里亚人的首都 ，但是徒劳无益， 一无进展。经过两年的

战斗之后，面对着巨人的土还城墙干 以及四周的沼泽丛莽，在对手

©The ChrlSllan Topography, ed. E. 0 Wlns,edt (温斯台特编«基督II:地
志>), Cambridge, 1909, 73一4.

心 纳利因在«印度一希漕人>(A. K. Narain, The lndo-Greeks) 一书中宸称，
他识别出了两幅日像。但纽厄尔贝11 农示了相反的意见。 见 E. T. Newell, EaSlern 
Seleucid min IS < !R厄尔«东邓寒氏两王朝铸币厂，），邓．

@ 关丁这些残存的遗连，见 B. Dagens, M. Le Berec an,I Schlumberger, 
Monumen<s P让islamiques d'Afghanost血（花谥斯，贝屯和断伦 U!格 «阿富汗的前
伊斯兰古迹>), Pans. 1964, 6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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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吓下，安条克终千失去了勇气。他承认了可怕的草原寒种部
落，并且同意了他们的条件。欧西德莫斯声称自己井不是造反者，

而是杀了造反者的后裔（即狄奥多馅的后裔）的人，安条克答

应欧西鸽莫斯保有他的王国，而欧西稳莫斯则将自己的大象交给

了安条克，双方缔结了联盟条约。欧西德莫斯的儿子，德米特里

风姿翩翩的王者风度，使安条克留下了深刻的映象，以至千安条

克提出要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这位王子为妻，然而这项婚约似

I 
吹函饱莫斯王玉

I 
I 队西稳尖斯一世 1 

I 
I 饱米特里一世 1 

I 
I 欧西德莫斯二世 1 

I 
I 馅米特里二世 1 

I 班心里奥 I 
I 阿加索；利斯－一—- I I 
巳提马科斯~

1 狄臾多络一世 （约公元村 247 年）___J 

~ 
I 

欧克拉提\,::::208年）

I 欧克拉提ii;:二勹
I 

L~ 三 oo I 
I 

巨克拉提饱斯二世分；特 1
I 

l ii; 甩臭克来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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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并没有实行。此后，安条克越过兴都库什山，进人了帕鲁帕米

塞德，与该地的印度君主索法盖奴斯缔结了条约，然后沿着穿越

卡曼尼亚的那条漫长的道路，返回了自己的首都。欧西悠莫斯则

作为中亚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统治者 ， 独自在巴克特拉留了下

来文

占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关千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的记载，希

腔·一一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是在零碎的文字材料和值得重视的

残存钱币的基础上重建的。塔恩对于铭文的研究，在希腊一巴

克特里亚王国史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标志着一个时代趴 但塔恩的

缺点是过分的理论探讨，这就使钱币学流于基础薄弱的历史演绎。

纳利因补正纠偏 ，促进了有益的考订＠，然而他对塔恩的评价虽不

失于慎重，但偶尔也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我们所知后期希腊·一

巴克特里亚王国入侵印度西北部的知识，主要是依靠钱币学的证

据，故而对这些钱币材料，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解释矶

阿育王之后，孔雀王朝日渐衰落，在健陀罗地区留下了 一个真

空。这时，由千受到来自锡尔河地区塞种人的版胁，巴克特里亚的

希腊人备受骚扰，他们褐望在帕鲁帕米苏斯山以南得到一个可靠

的后方。在希腊人占领帕鲁帕米苏斯山南部地区的过程中，德米特 34

(l) 本段依捐 Polybi山（波垦比厄斯）， X, JI . 
@) 塔恳＜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

@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纳利 1肛印度一希赡人>).

O 这一叶期权贰的钱币目录仍然是 P. Garuner, A Catalogue of Indian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 Greek and Scythic K叩 0「 Bactria ( 加如纳«大英

博物馆议印度钱币 目朵一一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斯从泰＼着£>), London, 1866年 ．
以及 R. B. Whitehead. Catalogue or coins in the Punjab Museum (怀特黑也
., 旁遮普博物馆藏钱币 目录>\, Lahore, Oxford. JQ14、 Vol.I, lndo-Gr氏ks coin, 
(<印度一市精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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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 ， 因为他接受了 一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有关

的象头皮的头饰和一个征服者的称号－－－勹不可战胜的" (Anik七·

tos)。纳利因，）也适当地强调了在对南部分界线的入侵中，安提

马科斯·特乌斯的活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这次向南迁徙的时

间，一定是在公元前 190一前 170 年之间。 然而南迁的结果，促成

了希腊一4己克特里亚王国的分裂。在德米特里的后面，兴起了

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一一欧克拉提德斯。时隔不久，欧克拉提德

斯就战胜了德米特里，进入布色渴逻伐底， 我们可以将巴克特里亚

和为遮狂的许多国王，看作两个分裂敌对的王朝系统。这两个王朝

系统的湍源关；；；，用表格的形式最易表达出来（见第46页附表）。

1948 年，在阿富汗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希腊一巴克特里亚银

币，这些银币后来以“昆杜兹宝藏”著称于世。这次重要的发现增

加了我们对千有关早期巴克特里亚统治者的知识。以前，我们对

于“昆杜兹宝藏”的了解仅限千一篇简单的介绍文章＠，最近在一

篇题为＜法国阿富汗考古团报告＞的论著中，对这次发现作了详尽

的阐述祝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除了当时发行的一般的 4 饱拉克

马面额的钱币之外，还发现了 5 枚象勋东的，双 10 偿拉克马大小

的钱币。这些钱币是由后期的统治者阿敏塔斯发行的，缸枚重 84

克多。我们在下一章中接若要谈的，就是这些后期印度-—七另乞

特里亚统治者的复杂时削了。

(j) 纳利因上引书，第 46 页．

(j) A. D. H. Bivar, 'The Bacoda treasure of Qunduz' (比瓦尔«昆杜兹的

巴克神里亚宝藏>), JNSI , XVII , 195~. 37- 52. 
(fl) R. C'uriel and G. Fussman. le T心or monitaire de Qun•lu乙 （ 柯里尔 ．

褶斯曼«儿杜兹的钱币宝 ill> )(Mcmokes de la D<legatoon 扛cheolog囚UC Fran伴isc

en Afghanistan XX J, ?om.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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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克拉是德斯兴起之后，掌握了兴都库什山北部巴克特里亚”

王朝领土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在兴都库什山南部，也形成了印

度－－~巴克特里亚王国。欧克拉提挡斯王朝与欧西悠莫斯王朝之

间互相争斗不已，而在各自王朝内部，也充满了篡位者之间明争暗

夺的斗争。

德米特里死后（约公元前 170 年）的四十年间，每十年就有一

个伟大的人物出来统治。德米特里死后第一个十年（即大约公元

前 170 年一至前 160 年）的统治者是阿波罗多都斯一世0。阿波

罗多都斯发行过大昼钱币，特罗古斯也曾简单地提到过他雹阿波

罗多都斯之后的十年里，主要角色由弥兰陀一世索特充当。弥兰

陀一世的统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佛教也采取了友

好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佛教经典著作«弥兰陀问经, (Milinda­

pailba) 中，弥兰陀一世是作为一位主要人物出现的. <弥兰陀问

经＞是一部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对话录＠。佛教传说认为，弥兰

陀王的都城在奢翔罗。人们一般将奢翔罗比定为旁遮普地区的锡

O 注意将他与很久以后的阿波罗多都斯一业区别开来．参见 D. W. MacDo­
四II and N. G. Wilson,'Apollodoti reges lndorum', NC, 1960, 221-8, 

@ Prologue < <序扣） , XLI, 
@ M山ndapafiha, tr. I. B. Horner(尔纳译«弥义陀问经>), 1963, The Qucs­

lions of King M山nda, tr, T. W. Rhys D«vids (菲斯· 戴缢诈«弥兰陀问经＞），
Ch伈rd,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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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尔科特。然而，尽管锡牙尔科特很可能在寒冷季节偶而作为弥

兰陀一世的驻跸地，但钱币学的证据有力地证明，弥兰陀一世王国

的统治中心是在布色翔罗伐底，即现代白沙瓦附近的查萨达。几

位现代权威认为，弥兰陀－一世创立了一种纪元，井根据这一纪元来

确定大量印度早期铭文的时间。实际上，所谓弥兰陀一世创立的

纪元，很可能是一种希腊纪元。这一纪元创始于公元前 155 年，它

的出现标志着弥兰陀一世的统治从这时起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对

千弥兰陀一世统治的具体情形，我们还缺乏其它方面的材料，但

％是，在印度的希腊诸王中，弥兰陀一世显然是最著名的一位。

弥兰陀一世之后的十年内（可能是公元前145一前135年）出

现的统治者，肯定是安提耳希达斯。象前文列举的那些国王一样，

安提耳希达斯的名字也是出现在大量由他发行的钱币上。著名的

贝斯那格石柱的婆罗谜文铭文中，也提到了安提耳希达斯的名字。

这段铭文是国王的使臣赫里奥多鲁斯在毗邻的国土上献给印度神

毗湿奴的献辞j)。赫里奥多鲁斯其人是呾叉始罗的一位公民，但

是，安提耳希达斯在占领布色翔逻伐底以及弥兰陀一世死时其余

的印度一一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土之前，他的首府可能设在阿富

汗的加铅兹．

对千印度－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最后一代希腊一一马其顿人

的统治者，文献和铭文的证据都很缺乏。仅有的证据就是钱币材

料。在这一时期，突出的统治者是斯特拉托一世（约公元前135一前

)25年）。斯特拉托一世似乎是在布色渴逻伐底开始他的统治的，但

是在经历了若于年的命运变迁和一段时间的背井疻乡之后．斯特

O 见纳利因上引书 ，第 42 页及图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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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印皮 -El克仲里亚铸币概览

布色爆逻伐底 呾又始罗 加也兹 心加索一亚比山大域

l兮l ?( 
欧克拉提过斯 乒J让罗多靠！付一世

弥兰陀一世索特 弥兰陀一世太仲

！佐鲁斯一世狄喀臭婿

冷
｛ 狄奥斐卢斯
尼希阿斯

吕希阿斯 （只有德拉克马） 吕西阿斯 （出拉克马）

伶
节洛克塞努斯(a) 菲洛克塞努斯(a)

安提耳希达斯 安提耳希达斯

斯特拉托（一集）

？羲尔友乌斯 (al

咧 闪 囚
梅里奥克来斯二世 梅里奥克来斯：：ff!: 淹里奥克来斯二 11J: 淹里臭克来斯二世

斯特拉托（二期 a) 弥兰陀二世 （讫拉克马）

斯仲拉托＆阿加索狄苇臭斯

克利斯

亭洛克塞努斯(b) + l:

．尔麦乌斯＆卡利俄珀

赫尔麦乌斯(b)

斯特拉托（二期b)

．尔麦丸斯＆卡利俄珀

赫尔友 'I斯lb)

斯特拉托<::Jlllbl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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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衷

斯特拉托（三期） 阿敏塔断 阿故巧斯

衿l
斯特拉托（四期） 斯特拉托（四削 斯特拉托 （四期）

波吕克塞奴斯 波吕克窄奴斯

阿切比厄斯 阿切比厄斯 阿切比厄斯

斯特拉托（三 期） 11 莫饿斯

阿切比厄斯

拉托一世的活动又转移到了呾叉始罗和加德兹地区。对千斯特拉

托一世统治的这一混乱时期，钱币学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

些有益的结论（参见表 a),但具体理由．在此恕不能--一详述。

在表 a 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早千斯特拉托的统治者们的花

押字顺序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是这一时期铸币活动的基本脉络还

是清楚的。在斯特拉托第一次就任之后（见斯特拉托一期），某位

海里奥克来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四个大造币广。海里奥克

来斯其人与巴克特甩亚地区的海里奥克来斯是否是同一个人，现

在还不能肯定，但钱币学家将他称为海里奥克来斯二世，这样就将

他与巴克特里亚的海里奥克来斯区别开r。后来，斯特拉托返同

了布色渴逻伐底，在这里，他遭到了几位统治者的频频人侵。当最

终离开布色揭逻伐底时，斯特拉托再次出现于呾叉始罗．加德兹和

高加索一一亚历山大城，最后，他是作为阿敏塔斯的继承者而出现

的。阿敏塔斯以他的双 10 饱拉克马钱币而著名。最终除了布色

揭逻伐底以外，斯特拉托的名字在全部造币厂都被阿切比厄斯的

名字取代了。布色翔逻伐底的情况究芘如何，现在还不浩楚。第

四代印度一—巴克特甩亚诸王的历史是 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其

问战事频繁，诸势力此消彼长，书多1、明 。 再往东，在旁遮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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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势力较弱的统治者据地自保，其中最著名的是佐鲁斯二世 38

索特与阿波罗法内斯，他们发行了小德拉克马系数的劣质钱币。

就在巴克特里亚王国与印度－一－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间卷人无

休止的内部斗争时，巴克特里亚人在锡尔河的中亚边界沿线，已经

战云密布了。其实即使是在欧西德莫斯统治时代（约公元前 208

年），巴克特里亚人也只能勉强地遏止草原地区塞种人的威胁。欧

西德莫斯之后的若于年中，来自锡尔河草原的新的压力降临了巴

克特里亚，这股新的压力大大超出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防御能

力。这次新的压力来源于东方遥远的中国边境。现在我们必须同

过头来，迫溯这次压力的来源。

在中国的蒙古草原边界，有一支以匈奴知名的强大的游牧民

族。将匈奴比定为若于世纪后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匈人，对这种观

点一般还存在争论，但我们认为匈奴即匈人这一论点还是可以接

受的。确切地说，匈奴人在语言和种族上究竞与哪个民族相近，目

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一般认为，匈奴与突厥在某些方面有

关系。在东西方史料中，对于匈奴的记载有 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

即强调匈奴在战争中的极端的暴行。应该承认，史书作者们总是

倾向千将匈奴给他们的同胞带来的灾难戏剧化．其中有些记载不

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对匈奴暴行的描写如此普遍，读来又那样自

然人理，所以这类记载中肯定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成份。几百年之后，

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虽然并不了解欧洲的匈人与中亚的匈尼

特人之间的关系，但他却用相似的责骂词句描述了这两个民族0。

O 关千匈尼特人，见第14章，第 3 节，第 1页，关干欧洲匈人，见第 31 欢，第 2 节，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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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匈奴／匈人八百年的历史中，匈奴一直是一个破坏性很

强的对手。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

很快就对中国北部的统治者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中国古代遗址中

最著名的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而建造的。但是随若秦

王朝（公元前 221一前 206年）的崩溃，削弱了中国的防卫力最。而

“与此同时，在匈奴的头曼单千（最高首领）统治下，匈奴的力量则得

到了增强。到了头曼的儿子，冒顿单干统治时期（约公元前 209一

前174年），匈奴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冒顿征服了鲜卑、契丹以及东

胡等与匈奴相邻的部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宰。

在甘肃西部，也就是后来以敦煌（即千佛洞）闻名的地方，有另

外一支被称作月氏的，成份相当混杂的游牧部落联盟。匈奴冒顿

单千打败了月氏，又复击溃北部的乌孙，井将乌孙赶到了西方。冒

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再次向月氏发起进攻，击败月氏，井杀

死了月氏王。最后一次失败，使可怕的月氏部落（他们是与匈奴相

似的游牧民族）开始举族向西方迁徙。月氏人可能是越过伊犁河

谷而下，沿着伊塞克湖南岸向西进发。在伊塞克湖地区，月氏击败

了一支塞种部落，并将后者赶到了西南方。＜前汉书＞将这支塞种

称为“塞王”。但是，月氏在进军途中，又与乌孙部落遭遇，乌孙这

时转而在后方袭击了月氏。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溶荒而逃，继塞

种之后，被赶到了费尔于纳地区。这样，在公元前 160 年之后不

久，希腊一一巴克特里亚王朝的锡尔河边境地区，受到了来自塞种

和月氏这两个强大的游牧部落的威胁。

从这时起，西方史料接者叙述了游牧民族对巴克特里亚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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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但现代学者 - ·般都认为，汉文史料中的

月氏，显然就是西方文献中叫做吐火罗的部落。在斯特拉波著名

的（地理学＞中，有--段记载了后来发生的事件©:

从希胎人那里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阿希或阿色尼、吐火罗和塞伽罗

克，都是最著名的游牧部落。他们来自暹远的锡尔河彼岸，与塞种及索

格底亚那毗邻的地区，这里曾被塞种所占据。

在这里，阿希或阿色尼最初见千文献记载。虽然庞培·特罗

古斯的著作全本已佚，残存的只有＜序言＞部分，但其中有两处记载

了这些游牧部落在当时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序言>XLI 中 40

这样记载： "Saraucae(读作 Sacaraucae, 塞伽罗克）和阿色尼的斯

基泰部落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飞在＜序言,XLII 中，对

以后的事件作了如下的记载：“阿色尼人成了吐火罗的国王，而Sa-

raucae (读作 Sacaraucae)则被击溃了＂。

以上记载虽然很简略，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离

开了原居地的游牧部落，后来不久就侵人了希腊－－ 巴｀克特里亚

王国。据塔恩推论，游牧民族这次人侵巴克特里亚，发生在公元前

141 年之后矶塔恩的观点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在“昆杜兹

宝藏”（肯定是在游牧民族入侵时埋藏的）中，有一枚塞琉西王朝亚

历山大·巴朱斯（公元前 150一前 145年）的单四德拉克马钱币，

如果将这枚钱币从叙利亚辗转传到巴克特里亚所用的时间算作五

0 第II卷，第8 、 2页(= p. Clll). 这里所引的译文，根果韦兰特 (VaHlant)修

订过的译文。参见 G. Haloun,'ZurOc-tsi-Fragc'(哈赎«大月氏考>), ZDMG, 
KC!, 2从. Sacaraucae C塞伽罗克）读作 Sacaraulae.

@ 塔息«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蕨人＞，第m、294页， JNSI,XVII, 19ll,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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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话，则“昆杜兹宝藏“人藏的时间上限，与塔恩的推论几乎完

全一致。又，公元前 129 年，在帕提亚也爆发了游牧民族入侵的浪

潮 ，），据此推论，游牧民族对巴克特里亚的入侵， 下限至少不得晚

于公元前 129 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对于这些游牧部落后来的去向，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但我们

根据以后出现的与此相关的地名对他们的去向进行推论，还是有

可能的。大概就在这一时期，赫尔曼德湖地区（现在叫做哈穆．

Hamun) 不再以德兰吉亚那之名为人所知了，它得到了塞伽斯坦

(Sakastan, 即 Segistan)的称号，并由塞伽斯坦这一名称进一步发

展成了现代的名称塞斯坦（沁stan, 即 Sistan)。袜冤罗狮柱的怯

卢文铭文©证明，公元前一世纪，在塞种政权的鼎盛时期，宒伽斯

坦这一名称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了塞种在印度征服的全部

土地，即罗马作家笔下的印度一－－斯基泰人＠ 的领地。然而，最能

说明问题的是，赫尔曼德地区的民族，甚至在中世纪还以 Sagzi 之

名为人所知，Sagzi 这个字则源千更早的 Sagcik, 下赫尔曼德地区

民族的名称，突出地表明他们来源千塞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塞

种部落向南通过了赫拉特山口，并且在原来的德兰吉亚那地区建

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一推论应该是可靠的。公元前一世纪，寒种人

©Justin, Epitoma (朱斯提«概要>), XLII , 1 一2,

® S. Konow, Kharoshthi Inscriptions (科访«住卢文铭文>) (CII II. pt, i), 

Calcutta, 1929, 45-9, 达凡对此行有过饶打趣味的评论，他认为铭文镌刻时间婴更
晚。见 A. H. Dani,'Mathura Lion-Cap心I inscripuon (a palaeo,raph心1

study)'(达尼«抹茶罗狮柱铭文一古文字研究>),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V, 1960, I龙-47. 但是镌刻时间的早晚， 与铭文本身内容反映的是公
元前一世纪的情况这一结论无关。

@ Ptolemy, Geography (托勒密«地理中）， VII. I, SS; Periplus Mans 
Eryt比aei (c红 ill/1!1航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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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向东北推进，进人阿拉霍西亚，到达了印度河，此后，又分别

向印度河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移动。这样，塞种人一方面进人了

呾叉始罗和北印度平原，同时也到达了沙拉斯特拉和乌贾因地

区。

由千塞种人侵的结果，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和阿拉霍西亚开始

了寨种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塞种历史，几乎完全是在铭文和钱 41

币的基础上贯建的。近年来约翰·马歇尔先生对重建公元前一世

纪的塞种帝国史做出了最有益的努力©., 如上所述，虽然大量的塞

种部落很可能是通过1:文提到的道路入侵北印度的，但是，出土的

钱币证明，第一个塞种国王显然足灰俄斯共人，而莫俄斯则出现在

印度—一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心脏地区呾叉始罗。这种相互矛盾的

现象，使纳利因＇。 重新提到「一种旧观点，即认为莫俄斯率领一支

塞种人由和田翻越帕米尔山脉，穿过印度河科锡斯坦地区，由北部

直接到达了呾叉始罗。这条险峻的道路被中国史学家称为“悬

度飞然而在当时要完成这样艰难的跋涉，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另

外一种更易被人接受的解释是，假设.(J,莫俄斯开始出现于历史舞

台的初期，他是一名塞种雇佣军的将军．为后期的印度--希腊诸

王，特别是为阿切比厄斯服务。在印度－—希腊诸王四分五裂，而

塞种入侵者又大兵压境的形势下，这样一位人物，是很有可能得到

最高统治权的。

詹金斯通过对钱币的分析，认为在阿波罗多都斯二世的统治

下，希腊人最终成功地从呾叉始罗驱逐r莫俄斯（公元前 97-

(D Taxila <• 呾叉始罗>), I, 44一73,

,i) 纳利因上引书，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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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 77年）觅这时的喀布尔河谷和健陀罗似乎还保持在希腊

人手中。在阿拉霍西亚，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塞种王朝，这一王朝

可能是新来的人侵者建立的，阿拉霍西亚塞种王朝诸王的钱币可

以识别出来。以下是在阿拉霍西亚发现的塞种国王的顺序，他们

分别是乌奴你思、悉婆里瑞思．悉婆罗格达米斯、悉婆利瑞塞思｀阿

泽斯一世以及阿泽里塞斯。莫俄斯本人在袜英罗的一次战斗中被

杀死。袜冤罗的狮柱，就是为了纪念莫俄斯而建造的。但是时隔

不久，阿译斯一世也着手在呾叉始罗恢复塞种的事业。尽管战争

时有胜负，但阿泽斯一世最终摧毁了希腊人的诸王朝，确立了自己

的最高统治。毫无疑问，新的“阿泽斯纪元”礼 就是为了纪念阿泽

斯一世的胜利而创立的（“阿泽斯纪元“开始千公元前 57 年）。虽

然帕提亚人不断地人侵德兰吉亚那和阿拉霍西亚的塞种领地，但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塞种帝国一直牢固地占有旁遮普地区。目

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证明阿泽斯二世继位的确切时间，但阿泽斯

二世是继阿泽里塞斯之后登上王位的。

使塞种人的军队能够在如此广大的地区横行无阻的一个重要

42 原因，是他们高度的机动性。虽然塞种人从来没有能够进入兴都

库什山起伏不平的山地地带．但作为乘马的游牧人，他们在开阔地

区具有极大的优势。塞种人在战争中占炽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

能是他们采用了新的战斗方法，即运用骑兵组织密集队形的冲锋。

塞种骑兵都是双手持矛，周身则以薄片饱甲保护。在塞种人的钱

Q) G, K. Jekins, ·Indo-Scytln, mints' (詹金斯«印度一斯基泰铸币>),INS!,

XVII, 1955, 16, 

© 参见 S. Konow, Ep,graphia Indica (科诺4印度铭文>), xx,. 1932,251, 
JRAS, 1932,9491 Kh釭oshthi In沁邯ions (<怯卢文铭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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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上，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恺甲。保存在中世纪文献中的特罗古斯

所记述的珍贵片断，也形象地叙述了塞种人的装备I>:

凶猛的斯基泰部落在平地的战斗中迅疾如风，他们通身都有恺甲保

护，膝部裹以铁甲，头上罩若金盔。

吐火罗与阿色尼人，也同塞种人一起参加了这次游牧民族迁

徙运动。他们驻扎在阿姆河北岸，位于塞种进军路线以东。当塞

种人通过赫拉特山口，进人阿拉霍西亚和旁遮普平原时，吐火罗和

阿色尼的情况究竟怎样呢，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叙述这个问题

了。关千阿色尼人的身份，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但他们的历史

作用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阿色尼人是“成为吐火罗的国王．

的部落。虽然，就阿色尼人的名称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定还未必有

把握，但是阿色尼入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正好与后来著名的

贵霜部落的活动相合。塔恩认为，阿色尼即相当千历史上的贵霜

部落矶 塔恩的这一假说要比哈隆的观点更使人信服＠。 哈隆认为

阿色尼就是乌孙，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西诺尔的认可＠。不管怎

么说，“贵霜“这一名称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前

半叶河中地区首领黑剌思的硬币上。在这些钱币中，掺入了海里

奥克来斯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四德拉克马硬币。硬币上的希腊

(l) Pompei Trogi Fragmenta, ed. 0. Seel (西尔编«庞培· 特罗古斯著作揖
佚>), Lcipzig,1956,179, 

©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第笃7 、 533 页．

@ 见上引哈隍«大月氏考人

© D. Sinor, Introduction ii I'如udc del'Eurasic Ccntralc (西诺尔«内陆欧
亚研究导论>),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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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题铭为：“黑剌思统治下的贵霜首领(?)"<D。这个题铭很有意：

思，它是第一次在巴克特里亚用希腊字书写当地人的姓名，它证明

当时已经用希脱文前绶 san, 来表示在伊朗语中很普遍的噬音;

了＠。

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将吐火罗称为“大部落”觅吐火罗斯

坦地区靠近阿姆河上游，以昆杜兹和巴格兰为中心。由干吐火罗

这一名称与吐火罗斯坦地区密切相关，据此我们可以对n_l:火罗的

43 进军路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公元前--世纪早期，吐火罗的兵锋

肯定是向南，逼进到了兴都库什山口。然而到基督纪元斤始的头

几十年时，吐火罗已经在贵霜部落的领导下，最终实现了统一，并

且据有了喀布尔谷地。在贵霜国王丘就却统治时期，他们冲出山

区，进人了旁遮普平原。在＜后汉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记载，概括地

叙述了这些事件'll: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干大夏（巴克特里亚），分其国为休密、双

靡、贵霜 、肣顿、都密，凡五部翎侯（风部首领）。后百余岁，贵耜翎侯丘就

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兮贷霜，侵安息（帕处亚），取高附（喀布尔）

地，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立为王。

在基督纪元开始的时候，位千阿拉霍西亚和旁遮普地区的塞

(j) 参见R. B. Whhchead,'Notes on the !ado-Greeks'(怀特黑德＜印度一
希腊人芳>) , NC, 1940,120一2.

@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腋人＞，第 508一10 页 ．

(i) Geography (c地理学>), VI, 11,6. 
@ 转引自 S. Konow, Kbaroshthi loser』 pt;ons (科诺«怯卢文铭文>), Iv,.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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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帝国已经开始衰落了。这时塞种帝国的统治者是阿泽斯 二 世，

阿泽斯二世的银币质晟急剧变得低劣，可以充分反映出塞种帝国

的衮落状况。在塞种帝国衰落的同时，当地帕提亚统治者的一个

王朝则沿着赫尔曼馅河谷向东压过来。 有关这些帕提亚统治者的

年代顺序，目前学术界还争执不决。 但是除了某一位来源尚不清

楚的阿尔撒西斯·泰奥斯之外，他们的名字分别为帕科瑞斯、俄塔

格涅斯、戈多法里斯、阿布达伽塞斯以及撒萨斯(Sasan)。另外有

证据说明，某个萨纳巴瑞＇阳到达了这一地区的西部边缘。在这一

王朝的统治者中，戈多法里斯声名卓著，远在其他诸王之上。根据

塔克提巴希 103 年的铭文，我们可以确定戈多法里斯在呾叉始罗

的年代。 103 年，是戈多法里斯在位的第二十六年，这里的 103年，

肯定是根据开创千公元前 57 年的“阿泽斯纪元”来计算的，这样，

103 年就相当于公元 46 年，这说明最晚从公元 20 年起，戈多法里

斯已经扩展到了呾叉始罗地区。在古代印度钱币和铭文发现之

前，这一估计与有关戈多法里斯的唯一的一次记载互相吻合。戈多

法里斯其人，出现千传道者托马斯航海前往印度的故水中。如果传

说可信的话，托马斯是在克食锡费克申（即在公元 29 年或33年）之

后，就立即出发了C,1。大约十年之后，另一位来自罗马世界的旅行 44

者，提亚那的阿波罗尼奥斯也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印度一~巴克特

里亚王国。帕提亚国王哇尔达尼斯的第三年时（公元43-44年），阿

波罗尼奥斯正在巴比伦，他可能是在公元46年到达呾叉始罗的＠。

(!) W. w,;ght, Apocryphal Acts of the Apostles (赖特«伪使徒行传>), "· 
1461T. 

(,) Phnostratus, Ufe of Apollon;us of Tyana (菲洛斯特劳 Ill 斯«提亚耶的

阿波罗尼奥斯传>, II , x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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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塔克提巴希的铭文中，有一处提到了贵霜王丘

就却。一般观点都主张丘就却对月氏部落的统治开始于基督纪元

初期。丘就却所创立的贵霜帝国，很快就将共统治扩展到了兴都

库什山南北两地，贵霜帝国也成为中亚最有影响的文明强国。贵

霜帝国虽然进人和统治了北印度平原，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贵霜

人对于自己来源于游牧民族这一点，有着消醒的认识，他们力图恢

复与中国边疆地区的联系，因为这里是他们的迁徙运动开始的地

方。毫无疑问，丰富的畜力运输资源，为贵霜帝国提供了足够的手

段来刺激中国的贸易，使他们充当了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的

桥梁。由于责霜人复杂的迁移过程，使贵霜种族和语言的研究工

作中出现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后几个世纪中，贵霜统治氏族的圆

脸盘和下垂的胡须，给古代作家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使他们很难

将贵霜人归千印欧语系的民族。中世纪阿拉伯作家贝鲁尼将贵霜

称作“吐蕃人"©, 而叙利亚人巴尔德萨纳斯所记述的贵霜人的母

权制倾向，对于贝鲁尼的观点似乎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当然，对

于主张贵霜来源于突厥种族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但是

从抹茶罗精心描绘的伽腻色伽皇帝形象所著的全套服装来看，贵

霜入的穿着是典型的草原伊朗人的装束。伽腻色伽穿着带扣的大

肇．长衣，骑马人宽松下垂的裤子。在战斗中，贵霜人与塞种人一

样，身穿用金属薄片迭成的恺甲，在他们的武器中，有一种是三英

尺多长的直剑。

贲霜人是否一度曾有过一种他们自己的特有的语言，现在尚

(j) lndica, ed. Sachau (萨乔编«印度>),207。

© Bar心泣芯， Le Livre des lois des pays, tr. F, Nau (诺译，巴尔铝萨纳
斯«各地区法律汇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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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知。在贵霜帝国游牧统治集团们节级中，吐火罗的地位仅

次于贵霜。对千吐火罗的话言问题 ， 早期学者将其与在库车和焉

耆发现的写本残卷中的两种印欧语方言联系了起来。现在这两种

方言一般被称为＂库车语“和＂焉耆语“，但是有些权威学者还继续

将它们称作“吐火罗 A"与“吐火罗 B", 以此特别将这两种方官归

于历史上的吐火罗。亳无疑问，这种在见是有其合理因素的。目前， 15

吐火罗的语言问题还存在争论 ，例如，亨宁竟然认为：“至千所谓的

｀吐火罗语＇，聂大的可能性足，这种方宫足乌孙方言，而不是月氏

土语类型的语言:0 。“近来进一步的迹仅表明，库车和拐者发现的

这些方言确与吐火罗布关，然而整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发展起来的贲霖帝国内部，就部落地位而言，位千吐火罗之

下的可能是塞伽罗克人。贵霜人将塞伽罗克人扶植为北印度大部

分地区的统治者，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予以遣散，其余的部分则吸收

到了贵霜帝国自己的统治机构之中。毫无疑问，塞伽罗克人所说

的语言是一种东部伊朗方古。他们的方言很可能是三个部落中至

今尚存的唯一一种语言。要对塞伽罗克的语言进行确切的定性研

究，现在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对千他们的语宫，有三个至关玉要

的证据。在次大陆的怯卢文和婆罗谜文的铭文中，有－一4组来自伊朗

语的外米语，相当于于闻文写本中出现的－一些字 ，例如： horaka-- , 

horamurta (捐款主管人）； bakanapati一（倍侣）©以及人称名Y岛

© W. B. Henning.'The 心gi and the .. Tokharian, ..'(亨宁寸＄书与“吐火
罗话">), BSOAS, IX, 1937,564, 最近，克劳斯对右关＂吐火罗话＂的观点进行了综
述，见 W. Krau父， 'Tocharisch'(克劳斯«吐火罗 1和）， Handbuch der Oriental,s• 
tik, Abt. I. Bd. IV: J. Abschniu. Leiden. 1955. 

(j) H. W. Bailey. ·Kusan心 （贝利女芯沾>), BSOAS, XIV, 1952, 420, 
, dem,'Languages of the Saka'( 同菁行 «塞语>), Handb心h der Orientalist,k, 
Abt. I, Bd. IV: I. A坛hnill, Leiden, 19沈，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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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ka<D。人们有时认为，寸·闻语和塔里木盆地有关方宫中，包括

"Saka气塞种）这个词，但是贝利认为"Sako"一词在这些文书语言

中的应用，井没由文书本身亢接证实心

对于现在阿宫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语是从塞种入侵者的语

言中演变而来的这一说法，也存在羞争论旯 婆罗谜文铭文中 c~

stana(总督）这一名称，即相当于普什图语的 tsaxtan(主人），这一

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

较全面的看法，就应该对印度一一斯基泰语、千OO语和普什图语都

加以重视，但是，千OO语和普什图语的关系井不密切，即使两种语

言都是塞种的语官，它们之间也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同

时在阿宫汗的苏科克塔尔发现的 25 行用希腊字母书写的东伊朗

语铭文，又给这一问题提供了第四种因素。 这种新的语言与从贵

＂霜王朝钱币中得知的语言是相同的，现在已经证明，这种语言是巴

克特里亚当地的方言＠。 在巴克特里亚方言中出现的有些字，与于

闻语文书中的字是相同的，如巴克特里亚语的 xfono, 即相当千千

闻语的比una(即位元年）@ , 但是我们还很难断定，千阅语的这个

词就是来源于东部伊朗方言。

贵霜诸王的年代，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争论课题，然而贵霜

(j) S. Konow,'On lhe Na1』onalily of lhc Kushanas·(科访＜贵霜民族
扣）， ZDMG, LXVIII, 1914, 99汇

(j) Bailey,'Lan严ges of the Saka·( 贝利＜塞距） , 131. 
(j) G. Mo,genst心ne, El, sv. 'Afghan,s1an · ( <伊斯兰百科令书＞ ， 摩根斯蒂

尔尼攒“阿富汗“条）．

(j) W. B. Henn;ng.'The Bam;a lnm;pt,on'(亨宁＜巴克特贝亚铭文>),
BSOAS, XXIJI, 1960. 47. 

© A. Ma, 忙q. ' La grande inscr;p1;on de Kan;ska' (马利克＜伽腻色缸大碑
憾考>), JA, 19戈，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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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问题的难度显然是被夸大了。 一般来说，对千根据贵霜诸王

的钱币推断出的贵霜统治者的顺序，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从公元

初头十年开始，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是丘就却。此后，是一位以“伟

大的救世主"(Soter Mcgas)的称号为人所知的“不知名的国王”和

阎膏珍；另一个系列则是几个更为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伽腻色伽、

护毗色迦和波调。值得我们注恁的是，阎膏珍用一种质地优良的

金币取代了印度一一帕提亚时期质盐低劣的钱币。阎奇珍所发行

的金币，采用了正规的罗马金币中标准纯金与合佥的比例。这些

金币可能是利用罗马在贸易中支付的铸币条金铸造的。贵霜统治

者的绝对年代，依赖于在次大陆各地发现的许多有纪年的怯卢文

和婆罗谜文的铭文。但是事实上，次大陆在历史上曾创立过几种

不同的纪元，这就使贵霜诸王的年代问题复杂化了。最合理的假

设是，假定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纪元，试排列如下：

a. 大约创始千公元前 155 年的印度一一巴克特里亚纪元（通

常称为“古代塞种“纪元）．

b. 创始于公元前 57 年的阿泽斯纪元。

c. 大约创始千公元前 128 年的伽腻色伽纪元。

在以上几种纪元中，中关伽腻色伽纪元的年代的争论最为激

烈。我们在下列年表中，采取的是一种传统的观点9。 传统的观点

不仅没有被大量的反对意见驳倒，而且由最近在阿富汗的苏科克

塔尔发现的一件铭文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在伽腻色伽纪元的年

CD W. E. van W,jk,'On dates ;o the Kamshka Era' (范阪金科 ＜伽腻
色伽纪元年代考>), A<la OrientaHa (Leiden), V, 1926, 168一70,

＠ 参见 A. D. H. Bivar,'l he Kan;ska da-;og from Surkh Kotal'(比瓦尔
书苏科克塔尔铭文反映的伽腻色伽年代>), BSOAS, XXVI, 1963, 498一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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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相应地打下列一些主要的贵霜统治者：

年 代 统治者姓名

2一 23 伽腻色伽一世

24一28 伐尸色伽

28-—60 护毗色伽

74—98 波 调

99 姓名不计

” 在一件 41 年的铭文中，也发现f伽腻色伽的名字， ·般认为

这是第二个以伽腻色伽为名的统治者，故而将他称为伽腻色伽飞

世。很明显，在第一位伽腻色伽即位之后，这个王朝几乎持续了整

整一百年。在这里，根据我们采取的计算法，伽腻色伽王朝的统治

一直到大约公元 227 年才结束。

根据我们推算的结果，伽腻色伽和他的继承者们所处的时代，

与古罗马帝国的哈稳良以及后来的安东尼是同时的。在古代世界

史上，这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贵霜帝国为世

界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公元一．二世纪，是中国与罗马之间

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最活跃的时期。 每当帕提亚帝国心怀敌

意，对丝绸贸易横加干涉时，贲霜帝国就将商队向南转移，从巴尔

赫通向印度河三角洲，商品由印度河三角洲通过海路，完成它的旅

程。作为进口大宗丝绸的交换，罗马帝国出口的产品是种类繁多

的手工制品，例如雕有珍珠和宝石的羊毛毯仅小雕像和金属器

皿。在罗马人出口的商品中，最重要的可能要属亚历山大里亚华

(j) 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搂兰遗址，参见 M. A. Stem. Innermost As;a (斯坦
因＜腹地亚洲江 I, 241; Pl.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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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玻璃器皿了（这时中国还没有产生坡璃制造业:D)。与东西物

资交流的同时，贵霜帝国的印度领土（到公元 57 年，贵霜帝国的征

服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恒河河谷）则出口精巧的象牙制品。法国在

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发掘出的出土文物，为这时的贸易情况提供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原始材料饥另外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小规模的

发现。

在公元一．二世纪期间，贵霜帝国的繁荣并非没有中断过。虽

然要对护毗色迦时期的内战迹象进行详细具体的描述是很困难

的，但另一个事件却留下了较为具体的线索。天花女神诃利帝母

的还愿形象，这时屡屡出现千健陀罗流派的雕像中，这在当时似乎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健陀罗艺术都与来自佛经的内容有

关，但是诃利帝母的特殊形象则很可能与当时的现实有关。公元

165 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

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人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

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矶 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

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浣行

病。而这种流行病很可能就是天花。这次天花开始于贵霜帝因，幼

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如果这一点得到

(l) M. Wh父lcr,Rome beyond the Im氏rial Fron11如（惠勒«帝l!I疆域之

外的罗马>), London, 1954, 175. 

® J. Hackin ct al., Nouvclles r心herches arch如logiqucs i Begram (呛
金等4贝格拉姆考古新研究>) .

,i) 关于诃利帝母 ， 见 A. Foucher, L'art gr6co-bouddhiquc de <',ndh,ra 
（福旮4健陀罗的片般一佛教艺术>),II, 130。有关怂 il!i封凡 Dio Cass,us (狄俄· 卡
希厄斯）， LXXI, 2, 4; Ammianus Marccllinus (阿弥厄奴斯· 马塞里奴斯），
XXIII, 6, 24, 



68 杆
r

1

1 苏

确认的话，这次同时发生的布件，将有助旧iE实传说的时闾。

贵霜帝国的宗教问题，也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为在伽

腻色伽和护毗色伽的钱币士，很明显地刻画了各种神象。虽然在

萨珊人的眼里，贵霄人不是.iF统的琐罗亚士德教教徒，但贫霜人在

某种程度上是信奉琐罗亚士德教的。在伽腻色伽与护毗色伽钱币

上出现的神象中，有许多属于琐罗亚士德教觅 在其他一些钱币图

案上出现的神象，例如大力神和罗玛神，使人联想到古罗马的影

响，但罗马的塞拉庇斯神不在此例。塞拉庇斯的形象虽然也出现

在贵霜钱币上，但与上述罗马诸神不同的是，塞拉庇斯久已适应了

中亚的环境叭 贵霜钱币中所见印度教诸神中，最重要的是湿婆．

这时还出现了韦驮天和其他的神象。贵霜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

对后世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在一枚珍贵的伽腻色伽钱币上，刻着

佛陀的形象。从佛教典籍中可知，伽腻色伽对佛教的仁慈态度是

很出名的。伽腻色伽还在白沙瓦兴建了一·座宏伟的佛塔。 1908年

在白沙瓦发掘出了著名的伽腻色伽金棺，最近重新解释了金棺上

的怯卢文铭文矶根据铭文记载，金棺是伽腻色伽大王送给在伽腻

色伽布逻城的他的寺庙的礼物。伽腻色伽布逻这一地名，显然是

用了王朝名来命名白沙瓦市。在佛教史士，还有一件与伽腻色伽

密切相关的事实，即伽腻色伽曾在克什米尔（或者根据另一种说

© M. A. Stem,'Zoroast千ian deHies on lndo-Scythian coin寸（斯坦因组
度一斯基泰钱币上的琐罗亚士笱教诸平）， Oriental and Babylonian Record, Au· 
即st 1887, 88; 近来马利克也对此也r了研究，见 A. Maticq,'La grande inscripti· 
on de Kanis压（马利克＜伽腻色伽大碑铭考>), JA, 1958, 421一9。

@ 见第 1章第43页注＠罗伯特文中所引关丁戈尔廿的铭文 。
(<) B. N. Mukherjee, 'Shah-j心Dheri casket inscription·<缪饥杰＜沙杰基

德里棺忱>), llri压h Museum Qu釭tetl), XXVIII,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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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在阁烂达罗）召开了佛教的第一次结集 ． 对佛教经典进行解

释沁 由这次会议的两位主安人物，波栗湿婆．伐苏蜜呾罗共同编

纂的注本之一«大毗婆娑论, , 现在仍有汉文本传世。虽然伽腻色

伽本人是否皈依了佛教，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在责霜帝国统治时

期，佛教确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不久 ．佛教就向外传播，越过兴

都库什山，沿着贸易通道传到了中国。 一般都将巴米扬．苏科克塔

尔© 以及塔吉克斯坦的阿济那台佩3 等地的巨大的泥塑大佛的时

间定千这一时期。与佛教传播的同时，印度的怯卢文以及象健陀

罗的（法句经过这样一些佛教著作，也沿着这条道路传到了中国。

怯卢文是在距离和闻不远的尼雅出土文书中发现的。如果不是更

早的话，在伽腻色伽统治时期，佛教就已传播到了中亚，井开始向

中国传播．

(D T. Watters, On Yuan C'.hwang (沃特斯屯阳't>),270-8, S. Frauwal­
, ner,'Die buddhistischen Kon吵＇（佛朗沃勒纳 «佛教的结集>) , ZDMG, 1950, ~-

@ D. Schlumberger,'Le temple de Surkh Kotal en Bactriane (Ill)'(斯
伦贝格«巴克特里亚苏科克塔尔的寺庙>) , JA, 1955, 276 , 

(i) B. A. Litvmsky,'Arkheologiya Tadzlukistana za gody sovetskoy ,Ia­
sti'(丰仲文斯基«苏维埃教权时代的塔古克斯坦上古半>,H67 , Ill, 118, 

© J. Brou吵， The Ghandhari Dharmap-山 ，布拉失<Ill 陀罗之（法句经｝），

Londo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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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佛教的传幡道路，是由已经发现的健陀罗艺术流派的雕像和

画像地点标志出来的，这条道路穿越兴邪库什山，从健陀罗到

巴克特里亚，进而抵达塔里木盆地，再由此通往中原地区。健

陀罗艺术最著名的作品，是雕刻在绿片岩上的雕塑品和浮雕，

公元一世纪中叶之后不久，这些作品出现于呾叉始罗和白

沙瓦河谷。但是健陀罗艺术风格发展的朵重要的时代标志，是释

迦牟尼形象的出现。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流派是从不贸然地去刻

画释迦牟尼圣像的。但是在健陀罗地区．在古代希腊－罗马世

界以及可能同时存在于袜亮罗的那种偶像传统的影响下，产生了

这一决定性的革新。虽然对千释迦牟尼形象最早出现千健陀罗地

区的具体时间，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伽腻色伽钱币上的形象证

明，到公元二世纪中期，释迦牟尼的形象就已经很普遍了 。 也许可

以引证的最早的释迦牟尼像的例证，是出现「著名的比玛兰金棺

上的释迦牟尼形象。比玛兰金棺的铸造时间．大约在公元 57 年，

金棺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健陀罗艺术除了表现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之外，还重现了许

多释迦牟尼的生活场面，这些生活场面可以分为两种，其－为释迦

牟尼在世时期的生活场面，另一种则为人们想象的释迦牟尼前生

的生活场面。在独立式淖个的释迦牟尼像之后，正是这些叙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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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场面，构成了最典型的健陀罗艺术的主题。伽腻色伽金棺和”

比玛兰金棺，为我们显示了健陀罗艺术流派在金凤器皿制做方面

的成就。但是在健陀罗艺术品中，最伯得注意的作品是塔里木盆

地米兰遗址的壁画，这些壁1叫足斯坦因爵士在探险期间发现的。米

兰壁画在艺术风格和主题题材方面与伽腻色伽金棺非常一致，据

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将米兰壁画的时间定为伽腻色伽时期。在距

离贵霜政权控制的主要中心如此遏远的塔里木盆地，居然有那样

早的健陀罗壁画存在，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证实一种颇为流行

的传说，这一传说认为 ，伽腻色伽沿茬商路，将其统治范围扩张到

了远至中国地区叭 贵霄王朝沿着丝绸之路的这次人侵可能是很

短暂的。此后不久，汉朝政权就在这一地区取代了贵霜帝国。虽

然贲霜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但是健陀罗艺术的影响还继续存

在，甚至在贵霜帝国复灭以后，由健陀罗艺术风格衍生的壁画还在

塔里木盆地流行，例如库车地区的克孜尔千佛洞就是如此。正如

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巴米扬的洞窟寺以及其中巨大的佛像的兴

建，也可以归于贵霜帝国时期。但是在克孜尔，那些在35米大佛的

拱型建筑内残存的壁画中，时间最早的壁画也大约都在公元227年

贵霜帝国诸大王中的末代君主波调垮台之后。克孜尔壁面中的有

些画像，根据其所描绘的贵霜——萨珊类型装饰华美的王冠判断，

可能确实已经是晚至公元四世纪的作品了。

现在史学界 ·一致公认，贵霜帝国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萨珊

波斯征服了责霜帝国的西北部领土。 公兀 224 年，萨珊王朝的缔

造者可尔达西尔－．一世击败并且杀害了帕提亚皇帝阿尔达汪五世，

Q) T. Watters, On Yuan Chwang (沃特斯«玄装阶）， I,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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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已成了伊朗的最高统治者。阿尔达西尔还肃清了许多在帕提

亚的管理体制下十分活跃的当地小邦统治者，代之以萨珊皇室的

总督。如果泰伯里著名的记载可信的话 ',) , 阿尔达西尔甚至在东

部伊朗发动了 一次战役，占领了锡斯坦．阿巳沙赫尔（现代的你沙

不尔）、木鹿、巴尔赫和花剌子模。他还会见了一个由贲霜王派来

51 的投诚使团。我们将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定为公元 227 年，也就

是贵霜王波调一世最后可证实的一年，可能是比较合适的。确实

有迹象表明，贵霖坠族的一支继续在印度河东部统治了几十年之

久。这支贵霜皇族被称为"Murundas飞他们中的一位有可能就是

第三位伽腻色伽，他的存在 ，已由他发行的钱币得到了证实。但是

另外的材料证明，责霜帝国的中心地区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谷地，

这时已经落到了萨珊人手中。

关于萨珊人之占领贵霜领土，我们可以从波斯波里斯附近纳

克什鲁斯坦姆发现的萨珊皇帝沙布尔一世（公元·240一272年）的铭

文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这段铭文足用中世波斯文、帕提亚文和

希腊文三种文字刻写的，铭文中具列了大约公元 260 年左右的萨

漫帝国诸省。尽管三种文字的全部译文还没有出版，但是霍尼格

曼和马利克整理出版了铭文的希腊文本，井且加上了他们自己的

注释矶铭文中列出的萨珊帝国诸省包括“远在白沙瓦的贵霜帝

国”。这段铭文说明，到沙布尔一世时，原来的贵霜帝国仅仅只有一

(j) Ed de Goeje (戈热编 «泰伯里史 •>, 819, T. Noeldeke, Gesch,chtc der 
Per江r uod 红aber sur Zeit der Snsanlden(诺尔代凯«萨覆时代的波斯、大食史斗
丘Iden, 1879, 15ff, 

@ E. lionlgmann and A. Mark4, Recherches sur Jes Res Gcstae D门
Saporls (霍尼格曼和 ，，， 利克«七姿人研究冷）， Bru,el!es. 195), 11: 98- I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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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存在的。批垢帝国被萨珊波斯兼井

的具体时间，还无法得到详尽的证明，而且在沙布尔统治时期，萨

珊人究竟是怎样管理当时已经处于萨珊帝国统治下的贵霜领土

的，对此，也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 但不管怎样，因为赫兹斐尔镂

已经证明， U溃霜－ －－－萨珊系统钱币中得知的最早的萨珊诸总督

中，有一位总督叫做沙布尔。 据此，我们可以推论 ， 萨珊朝贵霜省

的第一任总督，就是以后的沙布尔一世皇帝，当时他还没有登上伊

朗帝国的王位。

公元 206 年之后的一百年中，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健陀

罗地区一直保持在萨珊皇室诸总督的统治之下。赫兹斐尔饱曾对

这些总督的钱币作过一些论述'.i'> , 现代学者又对此进一步地作了

分析研究也根据它们的研究成果，将萨珊总督名单顺序排列如

下：

沙布尔（即后来在公元 240一272 年在位的伊朗皇帝沙布尔一世。）

阿尔达西尔一世贵霜王

阿尔达西尔二世贵霜王

卑路斯一世责霄王

忽旮密斯一世资霜王（大约在公元 277 年一286 年叛乱，反对伊朗巴赫

兰二世。）

卑路斯二世负霜王

忽鲁密斯二世贷兀T(即后来在公元 301- 309 年在位的伊朗皇帝忽鲁密 52

斯：：泄）

(l) E. Herzfeld. Kushano-S,isanian coins (栋兹ll!尔讫«贵霄一萨珊钱币”

(Mcmo,n of the Ard,:,eo•og心 I Surwy of India. XXXVIII), Calcutta, 19JO. 
宅） A. D. H. Bo,ar.'The o<ushano-Sass;,n•an coin scr心（比瓦尔«员霜一

萨珊钱币系统>) , J1"S1. XVIII, •• •Sb. IJ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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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兰一世贵霜王

婆罗兰二世责霜王（公元 360 年在位）

有关这些原责霜领土上的萨珊帝国总督的情况，文字方面的

材料非常缺乏。但在拉丁文的＜奥古斯塔史＞一书中，曾经提到忽

鲁密斯一世贵霜王起兵反对他的兄弟，萨珊王朝的巴赫兰二世皇

帝（公元 276一293年）一事~ .马夸特也汴意到，在后来的拉丁文颂

词中，提到了同一本件立公元 283 年，当罗马皇帝卡鲁斯占领泰

西封时，萨珊的巴赫兰二世皇帝似乎正陷千同伊朗东部敌人的战

斗中而不能脱身。东部的战事，使巴赫兰在罗马人侵者面前，无力

在首都设防。钱币学材料证明，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这时占领了

木鹿（他在这里铸造过金币）和赫拉特（在这里发行过银币）地区。

虽然忽鲁密斯一世贵霜王与其继承者卑路斯二世贵霜王之间的关

砬远远没有搞涾，但是事实很明显．忽旮密斯最终是被击败了。

贵霜一一萨珊诸总督的识别，全都依赖于他们各自钱币上的

独具特色的头饰。至千婆罗兰二世贵霜王，他的头饰是一种公羊

角样式的头饰。根据头饰的式样，孜们打理由认为婆罗兰二世与

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所见的是同一个人。据阿弥厄奴斯·马

塞里奴斯记载 （第 19 宜，第 1 节， 1一2 页），此人在 360 年

围攻阿美达时，戴着样式类似的王冠， 面史学家们认为，围攻

阿美达的这个人就是萨珊皇帝沙布尔二世。 如果说婆罗兰 ．一夕世贵

霜王与萨珊皇帝沙布尔二世址同一个人，这种省法可以成立的话，

(j) Scriptorcs Historiae Augustae, Carus 8 (<实古斯塔史 · 卡令斯传>).

@ XII Pancgyrici Latini, cd Baehrens (贝赫雷编«十二芷拉丁纪 iij>) 上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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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据此确定娄罗兰二世的时间，因为在公元 360 年，他一呵

定还在位。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贲霜诸总督的金币中，

有些金币上铸有制币厂的名字，例如肛xlo (巴尔赫） 但是大多

数金币上却没有制币厂的名字。 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没有制币厂

名的金币，是在贵霜总督的治所发行的。萨珊朝贵霄总督的治所

应该位于喀布尔或者坎培萨。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婆罗兰

二世贵霜王发行的钱币上，没有发现巴尔赫制币厂的名字。大概

到婆罗兰二世贵霜王就任时，萨珊贵霜总督在来自草原的新的入

侵者的浪潮面前，已经无力控制巴克特里亚草原，这时他们仅仅保

有喀布尔河谷。这次新的冲击的细节，现在强烈地引起了我们的

关注。

到公元四世纪，蒙古草原的匈奴游牧帝国已经久已分裂成了 53

两个各不相属的部分，它们就是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北匈奴这时

都动乱不已。公元 311 年，南匈奴部攻陷和烧毁了中国北部都城

洛阳祝 洛阳城当时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终点，在罗马

人中间，洛阳城以"Sera Metropolis"(丝都）而著称。此后不久，沿

蓿再往西的陆路上接踵而来的骚乱，可以从粟特文古代书信中反

映出来©。后来，南匈奴在洛阳建立了一个王朝，一直到了公元

350年南匈奴王朝才因为自己种族中背叛者的大屠杀而灭亡。

与此同时，鲜卑部落 n 益强大，成为北匈奴的主要对手，井将

北匈奴从贝加尔湖地区附近赶向西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

。 会见 W, M. McGomn, The ea,Jy empires of Central As,a (定高文
．中亚古国史>),JO而．

ll W, B. 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sdian anc,ent letters'( 亨宁«粟仲

文古代书信的年代>), BSOAS, XII, I 948, 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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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匈奴很明显地是向天山山脉北部迁徙，但是古代东、西方史学家

对千北匈奴这时的迁徙情况，都没有加以记载。最终，北匈奴出现

千索格底亚那北部的锡尔河草原。从公元 350 年以后，到达伐尔

河的匈奴中有许多分枝入侵了萨珊帝国东方诸省，在这里，他们以

“匈尼特”的名字为人所知；后来，其余的匈奴部落则出现于阿兰人

和伏尔加河西部南俄草原的哥特人中，这些匈奴部落以欧洲“匈

人”著称。

公元 350 年，当伊朗的沙布尔二世(309一379年）正在围攻罗

马帝国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要塞时，突然传来了游牧人侵者

袭击萨珊帝国东部疆域的消息。沙布尔二世立即撤围，出发前往

受到威胁的地区。是否是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下，喀布尔的萨珊法

官塞琉克斯(Slwky)来到了萨珊国王的宫廷，最近有些学者对此提

出了异议0。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沙布尔二世

将他的指挥部设在了你沙不尔市．“你沙不尔”，意即“沙布尔的卓

越功绩＂，说明该城是为r纪念沙布尔的这次行动而命名的。此后

近十年的时间里，沙布尔二世为了萨珊帝国东部边疆的稳定．被迫

发动战争以反对匈尼特人。就暂时来说，沙布尔二世确实取得了

只成功。在公元 360 年，他又返回了西方，重新与罗马帝国开战，而

匈尼特人的军队则作为沙布尔的同盟者，在匈尼特王伽楼巴提的

统率下，跟随伊朗军队出征。然而从长远来讲，沙布尔二世的努力

则是徒劳的。事实非常济楚，在公元 360 年之后的短短几十年之

(i) 这一问题是亨宁在讨论波斯波电斯中世波斯诏铭文时饶出的．他将铭文的时
间辨认为沙布尔的第18年，而不是旧版中的笱48年。见 Corpus lnscript,onum Ira• 
nica,um (<伊朗金石朵>), Pt. Ill, vol, ll, Portfolio Ill, lnt,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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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原来的贵霜诸省已经脱 1为了萨珊朝总督的控制，而I:'(属千来自

平原的新的人佼者的首领。这时在伊朗东部，兴起了 ·-股新的势

力，这就是匈尼特人及其继承者寄多罗人和唳砫 (Hcphthalitcs或

Ephthalitcs) 。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最初在呼罗珊地区出现的匈人，可能就是

阿弥厄奴斯· 马塞里奴斯提到的匈尼特人•'f'> , 他们的出现，比到达

欧洲的匈人大约早25年左右。匈尼特这一名称可能是由中部伊朗

的xiyOn(Hun),加上希腊文部族的词尾一丘"''构成的。 但是亨宁认

为，Ephthalit<s(唳陆）这一名字的词尾怂栗特文的复数形式现当

匈尼特人最终与沙布尔二世结成联盟之后，他们参加了沙布尔二

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反对罗马帝国的战役。在那里，匈尼特王伽楼

巴提的儿子在围攻阿芙达 (Diyarbakr) 的战斗中阵亡。根据阿弥

厄奴斯·马塞里奴斯记载，这位匈尼特王子的尸体被焚化了。阿

弥厄奴斯记载的这件事具有很重要的点义，因为与匈尼特人在一

起的萨珊军队是琐罗亚士惚教徒，对于琐罗亚士德教徒来说，焚尸

是．一种要遭到谴资的行为。但是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所描述

的焚尸细节，与欧洲匈人的考古材料却是相互吻合的'.ii)。在塔吉

克斯坦的佩斯肯特河谷，也有类似的报告＠。同时根据«周书＞记

(D XV!, 9, 4; XII, 5, I; XVIll, 6,'22, 
® ZDMG (<馅冈东方协会 杂志>), XC, 1036, 17, 
@ N. Fc1ticb. Le irouvaillc de tombc princ沁re hunnique a Szegcd-Na• 

＂迈ks6s ( 费缔什 «塞格也一 l妇， 塞克绍片发观的甸人王者墓葬>), (Archaeotogi 
Hun妇rica XXXH). Budapest, 1953, 105. 

,n 参见 G. Frumki n, 'A,chaeology in S,、v,ct Ccnlral Asia : •IV, Tad,h,, 
kislan'(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第四部分塔 ，＇， 克斯坦"), Ccniral As,a Review, 
XIII, 196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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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同一时期的焉耆民族，也有同样的习俗，而焉耆的民族很可能

与匈奴是有关的<D.

我们知道，在匈尼特人出现后不久，就兴起了匈人首领寄多

罗。在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儿十年里，寄多罗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

诸部落中，是一位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物。寄多罗的钱币（因为将这

些钱币归千他，是再合适不过的．）是与萨珊伊朗君主沙布尔二世

（公元 309一379年）、阿尔达西尔二世（公元 379一383年）以及沙布

尔三世（公元 383一388年）的钱币一起，在喀布尔附近的特佩马兰

贾的钱币宝藏中发现的实 毫无疑问，寄多罗的统治时间与上述

三位萨珊统治者相互交错，或者是在他们之后。希腊关千匈人的

,, 史学家普利斯库斯经常不时地提到“寄多罗人＂。虽然事实上，寄

多罗确实继续在他的钱币上使用贲霜当地的称号“贵霜王"(Kush­

anshah), 但是根据普利斯库斯的记载，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寄多

罗的部众的确是匈人，而不是有些学者坚持认为的贵将人。实际

上，在寄多罗之前占据贵霜领土的萨珊总督们，也是使用“贵霜王”

这一称号的。诚然，普利斯库斯对有关公元五世纪＂寄多罗匈人”

的表述，也确实存在巷年代上的错误。因为到公元五世纪时，已经

有一个新的游牧部落在这里出现了。似乎在寄多罗的末年和他的

儿子（钱币证明他与寄多罗同名，所以我们称他为寄多罗二世）统

治时期，又兴起了一股新的匈人人侵者的浪湖 ，唳唗人在这时进人

© R. A. Mmer, Accounts of 1he w凶ern Naiions in 1he h,s1ory _of the 
No,ihero Chou dynasty (米勒«北周史上之西方诸民族考释>), 11一12,

il) 参见 R. Curiel,'Le treso, de Te社 Marnian· r 柯里尔«特佩飞兰贾的钱

币宝藏＞），本文牧干 R. Curiel and D Schlum比rgco· . T,csors mo吐印res d'Af•· 
hanis<an (河卫尔、斯伦贝格«阿富汗的钱币宝藏•),IO)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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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巴克特里亚，井且将寄多罗人赶到了旁遮普。在旁遮普地区的

许多金币上，都发现了寄多罗的名字，但是这些佥币的铸造厂及其

确切归属，目前还无法肯定 。

根据科什曼的意见，匈尼特人 （据他的理解，Chionites这个字

包括了寄多罗人在内）与在公元五世纪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的唳呫井无不同。但是正如上文所述， 一些汉学家如麦高文趴 桵

一雄＠等人的看法 ， 在史学界得到了 ---·致认可。这些权威学者坚

持认为 ,lftl达人是新到达的游牧入侵者。根据他们的观点，呡庄人

是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到达巴克特里亚，然后又将寄多罗人赶到了

南方。 这样看来，公元 427 年被巴赫兰四世从伊朗击败的东部人

侵者，很可能就是寄多罗或者吠吐。但是，不管入侵伊朗东部的是

否是唳唗，这次动乱都可能是由千唳吃人的出现所引起的骚乱造

成的结果。有一件事实是很清楚的，公元 451 年，萨珊王子卑路斯

为了从他的兄弟，忽鲁密斯三世那里得到伊朗王位，曾经求助千唳

吐。后来，卑路斯又转而反对他的唳咙同盟者，但他反被唳耽击

败，成了唳吐王的阶下囚。泰伯里将这位唳阰王称为阿科苏瓦尔

(Akh!nwar) , 而费尔道西则将他称为库什那瓦兹(Kb必hnavaz)。

这一次吠咕人将卑路斯的儿子居和多留作人质，释放了卑路斯。后

来，卑路斯赎回了居和多，接若再次向吹吐人发起进攻。但卑路斯

的骑兵冲入了一道暗沟，以至全军漫没。与我们上文讨论的匈尼

© W. M. McGovern, The 妞ly emp~es of Central Asia ( 和必文 ＜中亚

古匡史>),408.

"1 K. Enoki, ·on the na皿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权一雄顷吐的族
If,>), Memoirs of the Re心arch Dcp釭tment or the T,、yo Bunko, XV(II,1959 
; a,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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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人焚尸的丧葬习俗相比，有，意思的是，根据泰伯里的记载，吠赽

王库什那瓦兹将波斯人的尸体埋入｛坟总 之中。

巧 ．关千唳陆人的丧葬习惯以及卑路斯之败1唳唗这一历史水

件，普罗科匹厄斯作了权威性的描述趴普罗科匹厄斯认为，虽然

从唳砫的名称与种族来着，吠吐人是匈人，但他们过的井不是游牧

生活。唳祜入肤色白哲，五官端正；对死者实行土葬，而且吹耽人

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要埋葬 20 名生前好友来陪葬。相比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唳陆人实行土葬这一点，与匈尼特人实行火葬的习

俗有明显的区别。

公元 488 或 489 年，年轻时在唳唗人中间作过人质的萨珊王

居和多，通过唳庄人的帮助，成功地恢复了波斯王位。但是，吠咕

部落这时仍然威胁着伊朗的安全。另一位萨珊皇帝库萨和（公元

531一579年）在戈尔甘平原构筑了防御工屯，以抵御唳砫部落的人

侵。最后，随着突厥人在阿姆河地区出现，库萨和与突厥可汗结成

了联盟，共同夹击唳枯。在西方史料中，与库萨和结盟的突厥可汗

叫 SiDjibu 或 Silzibul(室点密）＠。公元 557 年之后不久，吠唗人在

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击败，他们的领土以阿姆河为界被萨珊帝国

和突厥瓜分，萨珊帝国占据了阿姆河以南的唳咕领土，而阿姆河以

北的全部土地则落入了突厥人手中。

公元五世纪与六世纪早期，即吹唗人在巴克特里亚占据统治

地位的后期，根据印度史料记载，旁遮菩地区频频遭到人侵，而且

某个以“匈奴人"(HunusJ知名的民族也在这时侵入了西印度。很明

(j) Procop;u,. W盯s (并岁科 1飞 1叫炉战乍史>) . I, 30 
@ 他的实际名：•,04 lsiem; (守点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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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些人侵者就是匈人，但他们究竟是匈人中的哪一支，目前尚

不清楚。在这些人侵者中，最重要的. .支是疾布里提。早在公元

458年，发多王子塞建陀筏多就被召来，抵抗入侵者的猛烈进攻。这

些人侵者很可能就是匈奴人。在塞建陀发多在世期间，他遏止了

匈奴人的进攻，但是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年，发多帝国就衮落了r 到

公元 510 年，匈奴人首领头罗曼已经在印度的大片土地上建江了

他的统治。头罗曼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声名狼藉的靡酿逻矩罗。

摩洛逻矩罗统治了旁遮普的大部分地区C后来大约在公元 525 年，

摩藩逻矩罗在印度平原被击败，但他还继续统治若克什米尔。根

据传说，摩磕逻矩罗喜欢将大象从克什米尔的悬崖上浪下来，以大

象摔在下面岩石上发出的惨叫声自娱。继头罗曼和摩隆逻矩罗之

后是其他的一些匈奴王。逻迦睾与身矩罗就是其中两位，他们的

统治在公元六世纪后半期崩溃，但对他们在位的确切时间，现在尚

无法得知。以后的这些匈奴王的统治区域， 一定是在喀布尔河谷

或者加德兹地区。最近发现的一件铭文证实，身矩罗的统治至少

延续了八年©.

除了米诺尔斯基报告的“哈拉吉“突厥方言中残存的一些古代

甸人语言的痕迹之外氮我们对于亚洲匈人的语言，象对他们欧洲

同胞的语言一样，完全一无所知。 究竞哪个民族在语言和种族上

与匈人相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现在有两种主要的假设。第一种

(j) D. C. Sarcar,'Three mly medieval in沁,iptions'(萨卡尔«三针中阰纪

早期铭文>), Epig,-aph』a lndica, XXXV, 1963. -IS· -7, 
匀 V. Minorsky,'The Tuckish dialeCI <>f the Khala」. (米诺尔斯尨 «哈拉

吉突厥方官>) . BSOAS, X. IS4'l-- 2. 417- -3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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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是由科什曼 .D和援一雄也｀主张的“伊朗语”说，这一假说的主要

根据是草体希腊字钱币题铭。 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新的发现所排

斥，人们发现这些题铭实际上是东部伊朗当地的巴克特里亚方官。

苏科克塔尔巴克特里亚铭文的发现，使这一结论成为定论。毫无

疑问，这种伊朗语言偶尔确昔被匈人为了许理的目的而使用过，但

是匈人实际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呢？现在能够白圆其说的假设，是

米诺尔斯基提出的“突厥语”说。然而．“突厥说”也并非尽如人意．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周书＞说，唳吐人实行一妻多夫制@, 这一记

载对千主张吠砫源千印欧语系的理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与

其说他们接近突厥人，倒不如说他们接近藏族人。从大英博物馆

一个银盘上所画的东部匈人（很明显是寄多罗人）的军事装备上．

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他们的种族起源有关的问题轨从银盘上所见，

匈人的装备有一柄笔宜的双手握宝剑和一张复弓，但是没有马蹬。

匈人装备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个特点，很明显地将他们与后来的

阿哇尔人区别开了 “阿哇尔人具有特色的装备是弯曲的剑和马蹬，

而一般则认为阿哇尔人属千蒙古人种。米诺尔斯基主张，说突厥

语的伊朗哈拉吉人与说普什图语的阿富汗吉尔扎伊人（他们可能

与中世纪记载中称为“哈尔吉＂的人是同一民族），都是唳粘人的后

裔。 这种观点初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这

一观点有利的小证据。这些证据说明，在阿富汗早期有人居住的

(0 R. Gh吓hman , Les Ch心血cs-Hephthal心（ 科 f l 曼,.匈尼特一唳吐＞）．

0 见上文注帕引授一雄文。

（旬 米勒上引书，第 II一11 页．

(<.' 0. M. Daiton, The T,cosuce of the C心（多尔矶阿如河的宝藏>,Jed,

cdn., l.onJon, 5), no.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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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现在是由语言中有突厥语因素的占尔扎伊人占据着。我们 58

完全有理由认为， 一股与伊朗的哈拉，行人有联系，而且具有同一名

称的突厥人，并经在阿宫汗地区的唳唗人中占拐统治地位，后来他

们肯定是被同化千数盘庞大的操普什图语的部落之中了。这些操

普什图语的部落来源于东部伊朗。这股与哈拉吉人有关的突厥人

虽然被同化了，但他们却给由此产生的部落混合体留下了“哈尔

吉“这一名称。一个人侵部落完全丧失自己的语言，接受原来本地

民族的语官，这在阿富汗片非绝无仅有的现象。如阿富汗中部的

哈札剌蒙古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族琼是蒙古人种，但他们现在

几乎全都说波斯语。我们应该承认，吠咕人究竟与哪个民族在种

族上和语言上接近，有关这一问题的证据还很零碎，目前要作出结

论也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米诺尔斯基的理论应该引起足够的

重视。

当众多东部匈人部落统治沿巴克特里亚以及现代阿宫汗的其

他地区时，在聋古地区的萃原民族中，也发生了重大的王朝更替。

实际上，正是策古草原的这些变动，最终导致了唳砫帝国的垮台。

鲜卑将北匈奴从鄂尔浑河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赶到巴克特里亚以

后，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统治了蒙古卒原。但是到公元六世纪，有一

支称作柔然的部落在泼古红原射起。这些柔然人，可能就是后来

以阿哇尔的名字在欧洲出现的部落。公元 560 年之后不久，阿哇

尔人就已经君临匈牙利草原。 虽然无论是对阿哇尔人在蒙古草原

的情况来讲，还是就共到达匈牙利居地后的情况来讲，我们对阿哇

尔王朝的历史都所知其少．但是阿吐尔民族对了历史学者来说，具

有某种强烈的兴趣，因为可能正足阿吐尔人冲欧洲传递了骑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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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两种lli:要器械，马跋和马刀D。 公元五世纪时，大概在介千中

国和草原之间的地区，发明了马蹬和弯曲的骑兵剑。当这两种发

明被阿哇尔人传到欧洲之后，很快就被拜占庭采用了©。像马蹬这

59 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

未闻，甚至象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蹬为

何物，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诧不已，然而君来实情确是如此。

突厥兴起的结果，将柔然王朝驱逐出了蒙古草原，在此过程

中，突厥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到公元 552 年，柔然已经完全败

亡。突厥帝国的开国君主是汉文史料中称为土门（突厥文铭文中

称作“布民•,Bumin)的首领。突厥可汗的驻地位千库车北部的白

山(Aq Dagh), 但突厥帝国的领土则往西 一直达到了阿姆河和里

海。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突厥汗国的西部实际上是在土门可汗

的兄弟，室点密的独立统治之下。室点密其人与西方史料中的Sin

jibu(S心bu\) 是同一个人。就是室点密与伊朗的库萨和一世建立

了联盟。突厥与伊朗的联盟不仅导致了柔然帝国的灭亡，而且为

突厥帝国与伊朗建立了共同的边界，虽然室点密死于公元 576 年，

但突厥入对索格底亚那还保持若强烈的影响，甚至在东、西突厥分

别于公元 630 年和 659 年名义上臣服丁中国唐朝之后，情况也仍

然如此。

到公元 682 年，突厥在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东（蓝）突厥
(j) 关干马蹬．见 A. D. H. Bivar,'The stirrup and its origins'(比瓦尔«马

饺及其起配）， Oriental Art, n.s. I, 1953, 3一'·

＠ 林息·怀特在其著作中，采纳 T一些经过修1的年代。 这虽然有助于对这一
问过的讨论，但从几忭细节上说，他布上张的年代怂 1: 足凭信的．见 Ly,,n White, 
Medieval tcchn(>!ogy and Social chan,:c( 林思· 怀阳中世纪的技术及扎会变革，入
Oxford, 1%2, 1-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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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国。东突厥政权为我们留下了鄂尔浑河的鲁尼文碑铭立西诺

尔作了有关这些碑铭的提要饥 突厥碑铭中详细叙述了颉跌利施

可汗（公元 681一689年）怎样战胜了乌古斯，侵入唐朝，直抵太平

洋沿岸的事迹。颉跌利施可汗的继承人是默啜可汗，默啜可汗在

西方征服了黏戛斯和突骑施部落，到达了索格底亚那的铁门。但

是到了第三任可汗毗伽可汗统治时期（公元 716一734年），乌古斯

人起而反叛，并且逃向唐朝，毗伽可汗虽然殊死力战，但最终也没

能挽救东突厥衰亡的命运。公元 699--711 年之间，原西突厥的

全部领土，都被并人了复兴后的东突厥疆域之内。东突厥衮落之

后，西突厥的突骑施部落开始兴起。 突骑施首领苏禄为了反对阿

拉伯将军屈底波的继任者，与阿拉伯人发生了多次战争。从这时

起，开始了索格底亚那的阿拉伯征服时期。从此以后，索格底亚那

就以其阿拉伯名字"Mawarannahr"(河外地区 ）为人所知。 早在公 0

元 651 年，阿拉伯军队就已经揉蹑了伊朗，将逃亡的萨珊国王伊嗣

俟三世（公元 632一651年）赶到了木鹿。 伊嗣俟在木鹿死于刺客

之手。没过多少年，阿拉伯人就发现他们的征服并非一帆风顺，阿

拉伯军队被迫滞留在阿姆河畔，与突厥人反复争夺阿姆河以北诸

省的所有权。

在突厥人与阿拉伯人争夺中亚的同时，蒙古草原突厥领地的

东端，这时形成了一个在文化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的突厥政权，这就

(j) 汤姆濠对此碑铭进行Tlf拓性的研究· 见 V. Thom父n, 'In沈riplions de 
l"Orkhon d众hiffi志. (汤婢众«鄂尔浑河碑铭考 释>). Memoires de la Soc妞
Fin no- Ugricnne, V, 1896, I 214。现代人竹研究．见 Giraud, L'Emp,ro des 
Tures celcstes (古 罗«蓝突厥t门~> )。

,j) D. Sinor, Introduction :, !'elude de l'Eurasie Central< (函诺尔«内陆
欧亚研究导论>)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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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鹘汗国。回鹘人与葛逻禄、拔悉密等其他的突厥部族·起，共

同推翻了东突厥帝国，片在公元 744 年建立了回鹘汗国，汗国的首

都设在鄂尔浑河地区的斡耳朵八里。斡耳朵八里直到近世仍以啥

喇八喇合逊知名，同时此地还因为出土了三种文字的三体合璧碑

而著称于世。我们在下文中将就此碑铭进行讨论。 汉米尔顿的

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回鹘可汗的王朝年表，）。但是有关回鹘可

汗的名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回鹘统治者的姓名

中，大多数是从汉文转写中得知的，我们从汉文转写中能够得

到或者还原出的突厥语名称，仅仅是一种相当规范的称号而已。如

汉米尔顿表中所列的第一位可汗，汉文译写为“骨力裴罗＂，而突厥

语则为 Qutlugbilgii kiil qaghan(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意为威严、睿

智、光荣的皇帝陛下）。

在回鹘汗国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是公元 762 年，回

价第三任可汗统治时期，回鹘统治者对摩尼敦的皈依。这一事件见

千哈喇八喇合逊三体合璧碑记载饥二体合璧碑是用汉文、粟特

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的，但能令人满怠地保留下来的只有汉文

铭文。很明显，回鹘人占领了丝绸之路的终点洛阳，其结果使回鹘

可汗与摩尼教的传教士发生了关系。从公元 694 年以来，在中国

汉地就已经有摩尼教的传教士在活动了。摩尼教是一种混合的宗

教，在其教义中包括了来源于琐罗亚士捻教、佛教、基督教等各种

宗教的成分。萨珊帝国在伊朗兴起后不久，宗尼教的先知摩尼在

•1) J. R. HamH1on, Les Ouiglu.ours i1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汉

米尔Ill<五代回价史料丸 139。

®E. Chavannes and P. Pelliot,'Un traitc Manid心n retrouve en Chine' 
（沙碗、伯希和«戊尼教流行中国$>),Journal Asiatique, 1913.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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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创建了摩尼教，创立床尼教的具体时间为公元 244

年。在传道者马尔·阿摩的领导下，这种新的宗教从很早起就进

入了呼罗珊和索格底亚那。 当摩尼教团体在萨珊领土上日益遭到 61

迫害时（后来在哈里发统治时期，又发生过类似的迫害事件），摩尼

教信徒（亳无疑问，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粟特民族和商人）纷纷沿着

通往中国的道路涌向了东方。

就有关摩尼教徒后代的情况而言，摩尼教社团中主要的重大

事件的记载，都保留在现存的底尼教圣典中。这些摩尼教圣典都是

用另外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写成的，如帕提亚语、粟特语和中世纪

波斯语。府尼教现存圣典，包括中世纪波斯语著作"Shaburagan•

“沙布尔（之书）“中的残片。 在该书残片中，摩尼向萨珊皇帝沙布

尔一世阐述了自己的信仰。除了残存的中世纪波斯语片断之外．

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由阿拉伯编年史学家比鲁尼保留了下来＠：

上帝的使者永远将齐智、范行一次次地带给人类。在天地初始的时

代，名为释迦牟尼的使者，将它带给了印府。到了下一个时代，又由琐罗

亚士德带到了波斯。到再下个时代，耶和华将它带给了西方。现在，启

示再次降临了，最后时代的预古将通过我一上帝旨兹的使者一摩

尼，带给巴比伦尼亚。

在回鹘文的重要残稿 Kavan 或«巨人书＞中，也保留了摩尼教

另外的著作沁 宗尼教在熙思想中，沿啃强调书法，这一点对摩尼

(D Al. Birnni. Al-athOr al-bAqiya, tc. Sachau, The chconology of ancient 
,iatioos (萨乔译，比仵尼«古代l、族系年>), 190。

@ W. B. Henning,'The Book of Giants'(亨宁＜巨人书习， BSOAS, XI, 
1943·-6, S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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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著作的传播自然起了贡要的作用，此外在摩尼教艺术中，他们对

手稿的装饰和绘画也很感兴趣，这对摩尼教的传播也不无裨益。

第三任回鹘可汗皈依摩尼教之后，接受了波斯称号 "Zahag一1

Mani""摩尼之（圣 ）子＂。摩尼教一度曾经是少数派的宗教，随着同

鹘可汗的皈依，摩尼教第一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的国教。 这样，

摩尼敦得以相应地扩大了影响，逐步繁荣起来。对千回鹘部落来

说，皈依摩尼教之前，他们信仰有儿分残忍的萨清教，通过改信这

种新的宗教，使回鹘部落得到了一种接近较为文明的河中地区和

伊朗文化的途径。在铭文中，对此有如下描述<D:

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 1 宰杀邦家，变为劝苍之国．

02 第一回鹘汗国一宜统治到了公元 840 年，这时，在叶尼塞河沿

岸骤然兴起了昆戛斯部落。黯戛斯人摧毁了问鹘汗国的首府，在

他们的打击下，十三个回鹘主要部落如鸟兽散。一些幸存的部落

则向西南方迁徙，在塔里木盆地（新疆）建立了政权，逐渐取代了这

里原来的印欧语系民族－一特别是那些所谓说“吐火罗”方言的

人。以后，这股回鹘人定居的主要中心在敦煌东面的甘州和吐抒

番绿洲的高昌。特别是在高昌，发现了大批重要的写本，其中包括

回鹘文写本，摩尼教写本以及占叙利亚文手稿．反映了摩尼教、基

督教以及佛教的情况。 这些写本的内容，大部分发表在散见千定

期刊物的文章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后期回鹘汗国复杂的

文化生活的知识。这些回鹘汗国一直延续到了之古帝国兴起时期，

:j) 沙咦 、伯希和上引书，第 1安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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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被蒙古帝国合井。回鹘人还为蒙占帝国留下了他们独特的，

由粟特文改写的稿本以及传说抄本。 回鹘民族及其早期帝国的传

说，以及后来以“亦都护”之名若称的回鹘最高统治者的传说，甚至

包括给人以探刻映象的哈喇八喇合逊铭文，这些材料在志费尼写

作成吉思汗的历史时(Tarikh-i Jahan Gushii, <世界征服者史）） ，

都为他所利用必志费尼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偶而也可能稍有歪

曲。

(l) Ala-ad Din'Ata-Malik Juvaini, the Tarikh-i JahOn Gusha, tr, J. A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cld Conquero, (博伊尔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
史>), Manrhe<ter, 1958, I,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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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我们说阿拉伯人入侵中亚进展顺利．战略复杂，其原因之一，

就在千事实上这次人侵是沿行两条分开，但又会合的路线同时展

开的。 21 /642 年尼哈温一战，阿拉伯人摧毁 f波斯帝国军队，波

斯人主要的有组织抵抗宜告结束。萨珊木代国王伊嗣俟三世成了

逃亡者。虽然地方统治者们提出了分散抵抗的主张，但收效甚微。

29/649 年，库法总督塞依tti. 本· 阿斯的军队从哈马丹和赖依．

沿浩北部道路向朱里章．呼罗珊挺进。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巴士拉

总督阿不都拉·本·阿弥尔开始通过法尔斯和克尔曼向泰白辛盆

地．你沙不尔以及木鹿前进。历史学家白拉左里的伊斯兰征服史．

对这些事件提供了最简明的叙述j) ,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徒思

的波斯长官(Marzban) 曾给两位总督每人去了一封倍，声称他们

谁先抵达徒思，该省就向谁化服。虽然阿不都拉·本· 阿弥尔途

经的道路更加难走，但他进展神速，使他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控制

了徒思省。呼罗珊地区的一些匝要城市，如撒刺哈夕．徒思．赫拉

特以及木鹿等，很快都向人侵者屈股 r.. 在攻打撤剌哈夕的战役

中，未来的总督阿不都拉· 本. -j寸甘参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另外

＂ 一支由拉比·本·齐亚饱率领的分队从克尔曼出发，前去征服锡

j) F. C. Murgo11en,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默义江 4伊婿兰1l1

水的起拟>), New York, 1924, II 39; 139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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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拉比也顺利地完成了使命。但是由阿赫奈弗·本·盖斯统

帅的先头部队，在前往赫拉特东北部时，却在木尔加布河附近遭到

了猛烈的抵抗。经过激烈战斗之后，阿赫奈弗才占领了当地的城

镇，向巴尔赫推进。

在哈里发阿里统治时期 (35/656—40/661年），阿拉伯帝国发

生了骚乱。这次骚乱的结果，使阿不都拉·本·阿弥尔撤出了呼

罗珊，阿拉伯人对呼罗珊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削弱了。但是在穆阿

维亚就任哈里发之后，阿不都拉又返回巴士拉任职，他的部下也再

次控制了呼罗珊。然而阿不都拉本人却因为过分宽大的行为，在

44/664 年被免去了总督职务。继任的巴士拉总督为齐亚德· 本·

阿比·苏菲亚，是他最先将呼罗珊省分成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分

别为你沙不尔、巴尔赫、木鹿鲁德（位于木尔加布河畔）和赫拉特。

但只是在齐亚德之子欧贝杜拉·本·齐亚德在 54/674 年被任命

为呼罗珊统治者之后，阿拉伯人才又重新开始入侵，阿拉伯军队这

次渡过了乌浒水(Oxus, 阿姆河），击败了布哈拉的统治者。

在有关阿拉伯人侵中亚的史料中，有些史料将反抗阿拉伯人，

保卫布哈拉的主要角色归于一位号称为＂可敦"(Khatun) 的突厥

王后，一般认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传说。不管怎么说，以后的呼罗

珊诸总督，特别是齐亚德的另一个儿子萨利姆，继续向乌浒水北部

地区入侵。萨利姆千 61 /681 年就任呼罗珊总督，他成功地发动了

一次战役，打败了花剌子模人。此后，萨利姆推进到了撒马尔罕 ，

他的妻子－第一位随军参加了乌浒水以北地区远征的阿拉伯妇

女，在撒马尔罕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给儿子起名为“苏克底”

(al-Sugh山，即索格底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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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东部领土上，阿拉伯总督们的地位，仍然严重地受到

哈里发政权心脏地区发生的骚乱的影响。 这些骚乱是 64/683 至

73/692 年之间，反对啥里发的阿不都拉· 本· 佐拜尔的势力兴起

的结果。由千哈里发政权内部的争夺，进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

6S 也因宗派之争而告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萨利姆无法继续保持他

的地位，被迫将统治权交给 r阿不都拉·本· 卡齐穆，而后者现在

是作为佐拜尔的支持者出现的。直到 72/691 年在一次纠纷中被

杀为止，卡齐穆实际上一直是作为一位独立的统治者统治呼罗珊

地区的。此外，卡齐穆的儿子木萨·本 · 阿不都拉·本· 卡齐穆也

掌握了位于阿姆河北岸的特尔梅兹(Tirmiz) 要塞，井在那里公开

割据自立。直到在 85/704 年死于一次战争为止，木萨·直保持独

立，他既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首领们，也反对突厥和粟特人的首领。

在呼罗珊总督割据独立的同时，大总督哈贾吉代表倭马亚朝

哈里发阿布德·马里克在伊拉克就职。 78/697年，哈贾吉派遗著

名的穆哈拉布·本·阿比·苏弗拉将军担任呼罗珊总督。穆哈拉

布试图重新发动阿拉伯人对乌浒水以北地区的战争，以此来转移

那些长期不和的阿拉伯部路的力量。他入侵了史国 (Shahrisabz)

和那色波(Nakhshab),但在归途中，穆哈拉布得了胸膜炎，并在

82/701 年死去。穆哈拉布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叶基徙· 本· 穆哈

拉布。叶基德是个挥霍无度而又暴虑残忍、生性浮夸的人。根据

最近发现的阿拉伯一萨珊钱币可知，叶基馅曾在护时健地区征收

过人头税，他的画像也清楚地保留了下来 D 。后来，叶基德进一

(D J. Walkec,'Some new Arab-S心saaian coins·(沃克«若千新发现的阿拉

伯一萨i11l钱币斗NC, 1952, 108 and Pl. I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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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介入南方，代表他的上司哈贾吉平定叛乱者。这次叛乱是阿布

稳· 拉赫曼·本·穆哈默柲· 本· 阿夏特发动的。阿夏特也是由

哈贾吉从巴士拉派往锡斯坦的，他是装备精良的“孔雀军”的首领。

但阿夏特后来与哈贾吉意见不和，井起兵反对哈贾吉。

然而在 85/704 年，哈贾吉免去了叶基愁的总督职务，先是由

他的兄弟穆法铅勒·木·穆哈拉布接桲叶基铅担任呼罗珊总督，

紧接着在几个月之后，又以著名的屈底波·本·穆斯林取代了穆

法德勒。在此后一系列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乌浒水北部确为阿拉

伯人吞井的土地，实际上全部是由屈底波负责的。屈底波征服了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在锡尔河北部的褚石（塔什千）建立了一

个基地，并且向北推进到了远至白水胡城的地区。与此同时，屈底

波的弟弟阿布稳· 拉赫曼征服了花剌子模(Chorasmia)王国，使花

剌子模俯首称臣。 96/715 年，当屈底波的死敌苏来曼就任啥里发 66

的消息传来时，屈底波还正在费尔千纳作战。屈底波拒绝向新君

主效忠尽力，这时他的军队发生了叛乱，叛乱者袭击了屈底波将军

的帐篷，屈底波和他的许多亲属都遭到了残杀。在这次叛乱中，只

有屈底波的侍卫们还对他保持忠诚，这些侍卫都是粟特人的人质。

在屈底波死后的一段时间内，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势力极

大地衰退了。屈底波因为得到了他的上级哈贾吉的全力支持，所

以他具有特别的优势。屈底波的继任者们则很少能够得到这种支

持，毫无疑问，就这些继任者的能力而宜，他们也没有资格得到这

种支持。在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中，宗派斗争相当普遍后来在呼

罗珊本地各宗派间的斗争之外，又出现了从"!)i'.千推翻倭马亚朝哈

里发的“阿拔斯间谍＂的秘密宣传，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削弱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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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人对中亚的入侵。但是，促成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势力衰退

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锡尔河北部突厥突骑施部落的兴起。突骑

施人很快就响应了河中地区本地粟特人首领的呼吁，被请来与阿

拉伯势力抗衡。 106/724年，突骑施彻底击败了穆斯林进入费尔千

纳的一次远征。阿拉伯人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才得以重新南渡

锡尔河，落荒而逃。因为阿拉伯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备尝艰辛，所以

这次战役以“于渴之日”而若称'i). 在以后的十多年内，阿拉伯人

被迫处干守势。有一个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问题是，在这一时期．

阿拉伯人以及索格底亚那．吐火罗斯坦本地的君主们，都向唐朝

朝廷派出了许多使节，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劝

说唐朝皇帝对突骑施人施加影响。

从屈底波死后的这一段动乱时期起，有一个重要的文件窖被

保留了下来。窖中所藏文件大部分是粟特文文书。这些文书组成

了泽拉夫善河上游喷赤干的统治者，粟特王歹伐思帝的档案。歹

伐思帝为了逃避阿拉伯人惩罚性的远征，躲入了他在穆格山(Mo­

unt Mugh) 的一个山间堡垒。但是阿拉伯人最终攻克了这座堡

垒，并将其洗劫一空。歹伐思帝的档案就是近年来在穆格山发现

的＠．喷赤干本地也是一个成功的发掘地点，苏联考古学家在喷

67 赤千地区发现了一组重要的壁画＠ ，据考证，这些壁面的时间与前

穆斯林时期紧紧衔接。

在与突骑施的战斗中，阿拉伯人实际上失去了对乌浒水以北

(j) 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C 吉布«阿拉伯在

中亚的征服>), 66, 
© 豐鲨特上引书，第290页．

@ 同上，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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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土地的控制权。突骑施可汗苏行tt夺人侵到了乌浒水以南地

区。但是阿拉伯总督阿萨Iii . 木· 阿不都拉· 控斯里后来击败了

苏禄可汗，苏禄在失败之后不久，就被自己的一个部下眙杀了。苏

禄之死，标志着突骑施帝国的瓦解，也解除了突骑施对阿拉伯统治

的威胁。 120/737年阿萨德去世，纳斯尔· 本，塞耶尔继阿萨德之

后，成为下一任总督。由干突骑施崩溃的结果，纳斯尔得以实现和

平，成功地重建了呼罗珊省J

纳斯尔是一位明智而审慎的总督，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呼罗珊

地区阿拉伯人之间的宗派斗争仍然很激烈，但纳斯尔为恢复呼罗

珊的文明做了大量工作。人们对千纳斯尔的回忆，因为他在雅赫

雅·本·宰德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酌然失色。雅赫雅是一位耍

求阿里任哈里发者，也是当时活跃的宜传运动的中坚人物。当雅

赫雅在巴尔赫出现时，纳斯尔将雅赫雅扣留了起来，命令他去首都

大马士革。但雅赫雅在你沙不尔附近逃脱了。在与当地的统治者

们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雅赫雅纠集了一小股部队，向安

贝尔（现代阿富汗的萨里普尔，s打-i Pu!) 进发。纳斯尔派遣一个

骑兵分队与雅赫雅交战，雅赫雅在后来的战斗中被杀。他的尸体

被曝露在城墙上，最后由阿卜·穆斯林的追随者安葬。雅赫雅的

墓地就是装饰精美的塞里吉德圣陵．他的墓地至今还受到人们极

大的尊敬。

129/747一8 年，阿拔斯朝的传教士阿卜·穆斯林（他的全名

是阿布德· 拉赫曼· 本· 穆斯林， 'Abd al-Rahman b. Muslim) 

到达了呼罗珊，他的召募运动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阿卜·

穆斯林赢得f饱赫干们（伊朗土地占有者）的全力支持，反对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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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王朝的全部力量都加人了他的军队。由千阿拉伯驻军仍然陷入

宗派分裂之中，纳斯尔·本·塞耶尔的阵地很快就防守不住了，除

了撤回西方之外，纳斯尔别兑选择，最后，他死于撤退途中。

“ 阿卜·穆斯林的胜利敲响了倭马亚王朝垮台的丧钟，也揭开

了阿拔斯王朝建立的序幕。但是，正值西方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

时候，在东方阿拉伯征服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危险。一支强大的

唐朝远征军，在这时进人了伐尔河上游河谷，赫时地区的统治者因

为拒不从命，甚至被唐朝军队处死。阿卜·穆斯林的将军齐亚馅·

本·萨里赫进行了抵抗，并且在一次战斗中重创了唐朝军队，这次

战斗结束了唐朝统治河中地区的企图。但是，这次战争产生了一

个很有趣的后果，从战争中俘获的俘虏那里，撒马尔罕人民学会了

造纸的方法，而这种纸产品作为书写材料，最终在西方取代了羊皮

纸和纸草。

138/755年，阿卜·穆斯林被他的阿拔斯王朝君主一一哈里发

曼苏尔骗到了伊拉克，后来又被处以死刑。但是，阿卜·穆斯林在

呼罗珊产生的巨大影响，给当地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与后

来出现的异教狂热崇拜相联系，对阿卜·穆斯林的回忆不断地复

活。这种狂热崇拜，有时采取公开的造反运动形式，反抗阿拔斯朝

政府。在这些反抗运动中，让危险的一次是 160/776年，山一个叫

做哈希姆·本·哈基姆领导的起义。哈希姆以“木坎纳"(al-Mu•

qanna, 蒙面者）知名。哈希姆自称是神的化身，他的前身是亚当，诺

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稳以及阿卜·穆斯林等先哲© .
,D 参见 E. G. Browne, A litemy history of Pmia (布朗＜波斯文学史>),

London, 1902, I, 247ff;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nvasi­
OD (巴托尔德＜豐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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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裂教派的成员，后来被阿拔斯朝的军队包围在史国附近的

一座要塞中，他们最后在要塞里自杀身亡。

早在哈里发阿里统治时期 (35/656--40/661), 持不同政见

的喀里古特派就已经从正统的伊斯兰教旅中分裂出来「。在木坎

纳起义的同时，喀里吉特派继续保持独立，以反叛政权与中央政权

对抗。喀里吉特派对阿拔斯朝的反抗，井不亚千他们对倭马亚朝

的反抗。虽然喀里吉特派／姜次遴到镇压，但他们总是死灰复燃，一

再起而反抗。在锡斯坦和克尔曼等省，喀里古特派尤其数量众多，

181 /797 年，反对哈里发的喀里占特派成员哈姆宰·本· 阿不都

拉（他也被称为 Hamza b. Atrak 或 Hamza b. Adhrak) 成了一位

著名的人物。哈姆宰甚至敢于公然载视阿拔斯朝哈里发诃伦·拉。

希德。阿拉伯史学家很少注意到哈姆宰的所作所为，但波斯文«锡

斯坦史＞极为详尽地阐述了哈姆宰的冒险传说，书中还引用了喀里

吉特派与哈里发之间来往信件的全文，这些信件具有强烈的说服

力'.D. 虽然就哈姆宰本人而官，他充其投也不过是一个匪徒首领，

但哈姆宰表达了人们在巴格达哈里发政权统治下普遍要求独立的

愿望，关千哈姆宰事迹的英雄故事，在锡斯坦广为流传。人们确

信，是哈姆宰创建了阿富汗的加德兹市，但是由于物力拈据，哈姆

宰没有能够攻下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根据«锡斯坦史＞记载，哈

里发诃伦·拉希德在193/809年前去镇压哈姆宰的途中，死于徒思

附近。哈里发这次远征的另一个目的，无疑是要结束拉菲·本·

莱斯在撒马尔罕的反抗活动。拉菲是原来的呼罗珊总督纳斯尔·

(Q Ed. MaHk al-Shuara Bahar (麦立克，令耳拉· 白赫尔编 «锡斯坦史>),

Teh,an, 1314/1935, 156 ; 162, 垃近发现的这郎作者小详的波斯文文献，对 f研究

抖斯林早期历史凡有极为重耍的意义，但这部,,还打待千译为西方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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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塞耶尔的孙子。到 158/810年，在麦必统治时期，拉菲被迫们

顺，但是关千哈姆宰的最终命运，则不见干史籍记载。

诃伦· 拉希饱在死的时候，将他的帝国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

子，艾敏与麦蒙。艾放得到了伊拉克和阿拉伯帝国的西部，呼罗Jlll

则归于麦改名下。诃伦· 拉希饱的这种安排铺平了哈里发国家的

分裂道路。在东部诸省，接行就形成了当地的民族政权。后来麦

蒙最终废黜了他的兄弟，将呼罗珊省的统治权赏赐给（他的波斯

将军－一”两面讨好者“塔希尔。当塔希尔将哈里发的名字从礼拜

五的祈祷文中删去时，麦蒙又秘密霉死（塔希尔。但是呼罗珊的

统治权却仍然保持在塔希尔家族手中。塔希尔死后，先是将呼罗

珊统治权传给了塔希尔的长千塔勒哈，后来又传给了他的次子阿

不都拉。这样的结果，在呼罗珊省以你沙不尔为中心，形成了一个

世袭的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

塔希尔朝诸王满足千将他们的统治局限在原来的呼罗珊省境

内，而塔希尔王朝政权则保持若一种从属于哈里发政权的形式。

70 据信属千这一时期的一项改革，是运用阿拉伯文来书写波斯语，这

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文学0 。因为在哈里发政权统治下，全部文

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而波斯语在以前则似乎只用麻烦

的中世波斯文书写。

由铜匠亚古布· 本· 莱斯· 萨法尔在锡斯坦建立的国家，与

O 关于在塔希尔朝统治时期， /E·C巴上黑斯的，知扣 (Hanzala of Badghis) 一

书中写的波斯文诗歌，见 C. E. W小on,'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crnan'(咸

尔逊«现代波斯文的创立>), BSOAS. II, 1921-3, 218。但在萨iL!JSl月之前，是否打

波斯文诗歌，还很难 i矿明。«镂斯坦史·'第209页，引用了一百内作家携哈默惚· 本· 沃

西夫写作的波斯文诗歌，这甘恃歌足为了纪念牙古布· 本· 烂斯而吟诵的．书中卢称，

在当时运用波斯文，足一个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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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尔朝所建王国大相径庭。萨法尔朝这个名称是由“铜匠“这一

称号而来的。亚古布不是阿拔斯朝哈里发的军官，而是一个可怕

的暴徒，他是被征募到不思忒总督萨利赫· 本· 纳斯尔手下的部

队中股役的。当萨利赫进军疾陵城，驱除塔希尔朝总督依布拉辛·

高锡时，亚古布随同萨利赫一起出征，井且利用了这场混乱的战

争。这次战争的结果，使亚古布取代了萨利赫和另一位可能的竞

争对手，保证了他在247/861 年当选为艾弥尔。作为一位令人敬畏

的战士，亚古布继续攻打不思忒的要塞，与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

斗．这些守军得到了东北部山国统治者，突厥首领熟毗利的支持，

在战斗中，亚古布陷入了窘境。但是，亚古布发起了一次由五十名

骑兵组成的勇猛冲锋，杀了熟毗利，使敌人落荒而逃。在这次战役

中，亚古布缴获了足以装满二十只驳船的战利品。

在取得不思忒之战的胜利之后，亚古布的力耸继续得以迅速

壮大。在挺进赫拉特，从塔希尔朝的赫拉特总督手中夺取这座城

市之前，亚古布杀害了喀里吉特派首领阿玛尔，并且解散了阿玛尔

的军队。此后，他转向西方，征脱了克尔曼和法尔斯，最后进军你

沙不尔，井且攻克了你沙不尔城，囚禁了塔希尔朝的艾弥尔穆罕默

悠。紧接菩，亚古布又占领了朱里章，入侵陀拔斯单，驱逐了陀拔

斯单省的阿里统治者哈桑· 本· 宰往。亚古布的实力日益增长，

引起了哈里发穆耳泰米德的疑虑，他指斥萨法尔朝为篡位者。后

来，亚古布决意继续进军，将兵锋直指哈里发本人。 263/876年，亚

古布开始向巴格达挺进。但是在首都附近的代尔阿古勒地方，亚

古布第一次遭到了失败。陆后他撤退到了朱代沙布尔，井在

265/879年死千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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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古布的继承者是他的兄弟阿穆尔· 本· 莱斯。阿穆尔虽然

缺乏亚占布那样钢铁般的恶志，但他钉效地统治了萨认尔帝国在

锡斯坦．法尔斯和呼罗珊的锁土达 21 年之久，而且阿穆尔还表现

“出了很大的军事野心。阿穆尔的将领之·叫法尔甘达，法尔甘达

在任哥疾宁总督期间，曾攻克并劫掠f位十喀布尔附近卢格尔谷

地塞伽瓦德的印度寺院。法尔达甘的行为引起｛印度河流域奥欣

德的印度教沙希亚朝国王迦袜罗的强烈反对，因为被亵渎的圣地，

就在他的领土之内勹 。 287/900年 ， 在吤里发的欺骗怂心下，阿穆

尔夸下海口，企图统治乌浒水外(trans--Oxus)诸省。但是，在阿穆

尔向巴尔赫推进的同肘， 个新的政权一－萨曼王朝政权正在他

所哉钱的领土上形成。萨法尔朝的军队在巴尔赫遭到f抵抗，被

萨曼王朝艾弥尔伊斯玛仪·本· 艾赫麦稳的军队包围。当阿穆尔

试图逃跑时，他被俘虏，并且作为一名囚犯被送到了巴格达。姑

后，阿穆尔在巴格达遭受监禁而死。穆斯林史学家总是喜欢将阿

穆尔在这场灾难之前的盛况与他后来迶遇的惨状进行比较。

在锡斯坦地区，萨法尔朝的残余势力继续存在了几十年，而他

们的后裔则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但是，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

现在已经建立，萨曼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尊奉哈里发为

宗主，实际上它却是伊斯兰中亚的至高无上的政权，同时也是锡斯

坦的君主。从伊斯玛仪时代起，萨曼王朝就开始经营西部边界，

@ 这件由奥菲«铁事大个＞记纹的铁事，已经 1h·托飞森在其«印度古代文物＞一书

中发表。现在又从«锡斯坦史＞第 2;, 页的记载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见 E. Thomas, 
Essays on India• antiquit心 （托'\森«印度古代文物») . I, London, 1958, 317. 

O 参见 J. Walker. The coinase of the Sc<c<>nd Saffarid dynasty in Sistan 
沃克«锡忻坦坑二萨土尔切的铸币为，， New Yo,k. 193(, 。 /(iii:/所文片 (jc«饼斯坦史>

一书中，对这收后期萨 i上尔朝统治 ;; /j叙述性的Iii 巧 ， 可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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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确保对朱里章和陀拔斯单的统治，而且他们在这方而也确实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谒尔河北岸，赫石（塔什下）怂萨曼王

朝的一个重要的商 iv.中心，并曼王朝的北部沿界一直延伸到了远

至奇姆肯特的白水胡坡。 萨曼 I:朝驻在你沙不尔的总督行使对呼

罗lJII的管理权，而萨曼王朝艾弥尔的首都则设在布哈拉。

萨曼王朝政权强盛时期．在军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保护

了穆斯林世界，使共免千遭到异教的中亚突厥的入侵。不仅如此，

萨曼王朝在文化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有些学者断官，

萨曼王朝艾弥尔纳斯尔· 本· 艾赫麦饱 (301/913一331/943) 在

伊斯玛依派传教士的说服下，秘密地改变了宗教信仰:;:i ,但正是因

为有了萨曼王朝，严格正统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才得以在河中地区

稳固地建立起来。在萨曼王朝统治下，法律．秩序以及财产权都得

到了有力的保护，伊斯兰法官和宗教首领也都享有很高的威望t萨 72

曼王朝统治者还热情地鼓励文化活动。虽然阿拉伯语既是政府官

方语言，同时又是很精确的书面语言，但正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

期，波斯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诗人含达基这时生活在纳斯

尔· 本·艾赫麦饱的宫廷，他在·一首优雅动人的波斯文颂歌中，描

绘了坠室宴会的场而＠。波斯文散文在当时也成了一种时尚，在

这方面的例证是，萨曼朝宰相(Wazir)巴拉米翻译了泰伯里的阿拉

伯编年史。

在反对草原上的异教徒突厥人的战争中，萨曼王朝在战利品

@ 巴托尔德上引书 ，第 242 页 ．

® E. 区nison Ross'A Qasida by Rudaki'(丹尼森，罗斯«鲁达基的四行
诗>), JRAS, 1926, 2l3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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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儿无所获，但是，这些战争却为萨曼王朝提供了充足的奴隶来

源。这些俘获来的奴隶，有些被用来与伊斯兰的主要都市地区进

行贸易，在伊斯兰都市里，突厥奴隶是阿拔斯朝哈里发奴隶禁卫军

的补充。萨曼王朝自己也广泛地使用了突厥奴隶战士，突厥奴隶

甚至成了萨曼王朝军队的一个重要成份。由于突厥人众所周知

的，优良的军事素质，使他们在萨曼王朝的军队中服役时，经常能

够上升到很高的领导地位。著名的阿勒波的斤，就是一位这样提

升起来的奴隶军官。在艾弥尔阿布钻· 玛里克·本·努赫 (343/

954—350/961)统治时期，阿勒波的斤曾经上升到了呼罗珊部队总

司令这样的高位。后来，阿勒波的斤阴谋反对阿布德的继任者满

速尔一世，但又害怕满速尔一世的势力，所以阿勒波的斤决定向萨

曼王朝政权的东南边界撤退。在那里，他将有希望作为印度边界

上的半独立的统治者自立，而且还可以得到良机，发起一场“圣战”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的远征，是有先例可援的，萨曼王朝将军

喀喇的斤生前（约在 317/929 年），曾在不思忒进行过类似的远征。

喀喇的斤的继承者是他的奴隶军官。

当阿勒波的斤到达哥疾宁时，本地统治者阿卜· 巴克尔·拉

维克（或“阿努克")拒绝他进人哥疾宁，但是阿勒波的斤在 361/

962年成功地攻陷了哥疾宁城。次年，阿勒波的斤去世 •l ,其子伊

沙格（或阿卜·伊沙格）继承了他的职位。伊沙格在继位之后得到

了萨曼王朝当局的承认，而且，当他被拉维克从哥疾宁驱逐出来

(i) <史略>一书称，阿勒波的斤在哥疾宁统治了 16年，这种说法无疑是铢误的．见

Hamfollah Mustawfi Qazvini, Tarikh-i Guzida, tr. E. G. Browne and R. A. 
Nicholson (布朗与尼克森译，哈沁杜拉· 穆斯塔，法，加兹维尼«史眳>), London, 
1913, II,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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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伊沙格又劝说萨曼王朝当局，使他重新回到了哥疾宁。伊沙格

死千355/966 年，他的继承人是另一位奴隶军官毗伽的斤。 364/

975 年，毗伽的斤在包围加德兹的喀里吉特派艾弥尔时，不幸中箭

身亡。两年之后，另一位军官鼻利也被废黜，哥疾宁帝国的真正的 73

缔造者，萨布克的斤开始登上了王位。萨布克的斤也是出自突厥

奴隶的血统。

367 /977 年，萨布克的斤袭击了奥欣德的印度教沙希亚王国，

俘虏了沙希亚国王占波勒。占波勒后来靠交纳贡金而获释。然

而，在割据独立的同时，萨布克的斤总是认为他自己是萨曼王朝艾

弥尔的忠实封臣。正因为如此，在383 , 993年，当萨曼王朝艾弥尔

努赫二世面临他的将领法伊格和阿卜·阿里·锡姆朱里起兵造反

时，努赫二世就召集萨布克的斤在呼罗列）进行干预，而且萨布克的

斤也对这次本作出了公正的处跸。萨布克的斤在取得胜利之后，

又于 384/994 年得到了巴尔赫、吐火罗斯坦、巴米扬．廓尔以及加

希斯坦的统治权。与此同时，他的儿子马哈穆德（即后来的哥疾宁

苏丹马哈穆德）也被授予呼罗珊总司令的职务，马哈穆饱在呼罗珊

的指挥部设在你沙不尔。后来，当萨布克的斤在 387/997 年去世

之后，马哈穆德发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

统治者君临父亲原来的领土。马啥穆饱巩固了对阿姆河南岸土地

的所有权。与此同时，萨曼 王朝却已陷人了极度的混乱状态之中．

一个新的政权．—-突厥人的喀喇汗王朝政权，已经开始由北向南

逼近T萨曼王朝。不久，喀喇汗王朝就同哥疾宁朝的马哈穆德瓜

分了萨曼王朝的领l 。

在各种不同的突厥部族中，喀喇汗王朝的族源问题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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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争论0 。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学术权威之间的不同意见

分歧，不过是一些术语问题的争论。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喀喇汗王

朝的统治者是葛逻禄部落的一个分枝。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葛

逻禄民族可能活动千萨曼王朝边界东北郘的巴拉沙衮 （在楚河流

域）和但逻斯（塔拉斯）中部 唱带。 在哈里发穆克塔迪（死千 487/

1094 年）统治时期，作家马赫默纥· 喀什噶里在他用阿拉伯文写

作的名为＜突厥语大词典>(Diwiin lughat al-Turk) 的著作中，详

细叙述了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诸部落与方宫的情况＠ 。喀什屯

里将与自己同时的突厥部落从西到东列为两个区，第 ·区的部落

名称依次为北褥（位干拜占庭边境）、钦察、乌古斯、咽面、巴失吉尔

74 惕、拔悉密、柴、药拔古 、黏胆和酷戛斯（吉尔吉斯）：第一区的部落

是处月、突骑施、样磨、亦哥罗克、喀禄克、处密、同情以及党项。无

膺置疑，喀什噶里将有些与突厥不同种族，但臣属于突厥的部溶，

也算入了他想象的突厥诸部落之中。他承认，这些部落使用两种

语官，除了突厥语之外，也说本地的非突厥语言。在突厥语诸方心

中，喀什噶里将“可汗的突厥语“尊崇为＂垃典雅＂的语官，很明显，

这里所指的就是喀喇汗王朝宫廷的方官。 同时他又说，样府人与

突骑施的语言“最为精确飞喀什噶里还区分开了乌古 斯人的话

(j) O. Pr心k, 'D芘 Karachan;deo" (菁里在克 «噙喇汗干朝冷）， Der !slam, 
XXX ; ;dcm, ·Von der Ka『luk zu den Karach,n;den (同 ：仵齐 4从沁逻垃刊欢喇

汗王朝渗）， ZDMG , Cl. l9S l , 270- 100, 其至巴托 '"也也改屯了他对屯喇汗飞,1记沁
的看法. ,,. 一度空持喀喇汗王朝起干千样序之后，他后来又／负交了起 OO T·寓逻操的意
见．参见 V. M;norsky, Hudad ,1.·Alam ( 本诺 尔斯毋«世界决域志»,龙．

il) C. Brocklcmann, 'Mahmud al-kalgh,.r, u氏r d;c Sprachen und d比

StAmmc der Tlirkcn ;m ll . Jahr ' (布罗克曼 守 ＇，，赫默 it · 喀什噶电关于十一 世纪
夹厥的语宫和种族>, J<;ijros; Csoma-Arch;vum, J, 1921·- S, 26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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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但是，喀什噶里在描述这些方言时，究竟以哪一种方宫作为他

进行比较的标准，对于这一点，却始终没有搞清楚。

喀喇汗王朝的领土迅速向东方扩张，衰括了喀什噶尔地区。

据说，某个名为阿布 l!1i. 凯里姆·萨图克的可汗，是喀喇汗王朝统

治者中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君主。萨图克死千 344/955 年。我

们有理由认为， 一位来自波斯比沙布尔的伊斯兰教首领阿布勒·

哈桑·穆哈默街·本·苏夫扬·迦剌马提，对喀喇汗王朝皈依伊

斯兰教起了重要的fl用叭阿布勒·哈桑在 3'0/961 年死于喀喇

汗的宫廷。由于喀喇汗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在 382/992 年，

博格拉汗诃伦作为一位伊斯兰统治者，利用萨曼帝国动乱的时机，

越过萨曼王朝北部边界，占领了布哈拉。 但是在到达萨曼王朝首

都之后不久，诃伦就病婚了。紧接着，诃伦开始撤军，而且在此后

很快就死千行军途中。

虽然诃伦撤回了他的军队，但萨曼王朝并没有因此而苟延多

久。到 389/999 年，一支新的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又开始向布哈拉

挺进，这次人侵是由伊利克·纳斯尔率领的。伊利克没有遇到抵

抗就占领了布哈拉城，萨曼 T:朝艾弥尔阿布馅·马里克·本·努

赫以及他的兄弟们都身陷图 1司，被流放到了乌兹建。虽然萨曼王

朝诸王子中有一位叫伊斯玛仪勒的王子成功地从监禁中逃脱，井

且继续反抗了几个月，但这根本无济千中。与此同时，就在伊利克

进入布哈拉的同一个月，妒布克的斤之'-{·,哥疾宁的马啥穆德登上

了哥疾宁朝的王位。马哈穆饱派遣使节到伊利克· 纳斯尔处，与

伊利克签定了条约，规定以乌浒水作为两国的边界。但是，喀喇汗

,i) 巴托尔德上引书．第 255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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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很快就违背条约，派遣远征军渡过了乌浒水。马哈穆德轻而

75 易举地击败了这些入侵者，这样就将两国之间的边界稳定地保持

在了条约规定的界限之内。但是到了后来，乌哈穆锡就将他的势

力扩张到了包括花剌子模在内的地区。

在被混战所充斥的萨曼王朝末期，一个新的部落集团出现在

历史舞台上。这就是塞尔柱突厥部落。塞尔柱突厥是乌古斯部落

的一支，他们由锡尔河河口附近毡的(Jand)地区的草原向南迁徙。

这些乌古斯人的首领塞尔柱接受了伊斯兰教。 382/992年，在萨曼

王朝反抗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诃伦的战斗中，塞尔柱之子伊斯莱

尔曾经援助过萨曼王朝。后来，在乌浒水北部的 一次战役中，哥疾

宁朝的马哈穆挡开始对伊斯莱尔的权力感到担心，他将伊斯莱尔

抓了起来，在印度一直监禁到死。但是与此同时，马哈穆德允许塞

尔柱部落渡过乌浒水，在奈萨和艾比瓦怂他自己的领地上定居。

移民的领袖是察克里伯克与图克里勒伯克，他们迅速发展自己的

力量，到 429/1037 年，察克里伯克和图克里勒伯克已经分别在木

鹿和你沙不尔作为艾弥儿登上了王位。 432/ 1041一2年，马哈穆德

的继承者，哥疾宁朝的马苏路在木鹿附近的丹丹坎发动了对塞尔

柱突厥的战争，但马苏钧被塞尔柱突厥彻底击败，逃回了奸疾宁。

此后，马苏德就将呼罗珊让给了塞尔柱突厥。这次事件，标志眢哥

疾宁王朝衰落的开始。从此以后，哥疾宁王朝的主要统治中心就

转移到了拉合尔，而他们的注意力，也随之集中到了哥疾宁朝印度

领土的事务上。

在下个世纪，中亚地区兴起了廓尔王朝。 ｀＇肺尔”这一名称来

源千鹿尔山地，廓尔山地大致位干阿富汗中部赫拉特与喀布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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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一片几乎无法接近的地区。在穆斯林征服时期，这个交通困

难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怂被遗漏了 4虽然«世界境域志 , (Hu-

dud al一 'Alam)(写于 372/983 年）的作者声称，在他那时，这里的

大多数居民就已经成了穆斯林 ;i. 但他的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

的。哥疾宁朝的马哈穆德曾用武力征服了廓尔地区的统治者，建

立了自己对廓尔的宗主权，但是真正掌握了廓尔地区政权的统治

者是廓尔王朝开国君主伊宰勒丁·胡赛因。伊宰勒T与塞尔柱苏

丹桑杰尔 ( 511 / 1117一552/ 1157) 同时，而且是桑杰尔的封臣。他

还向桑杰尔进贡廓尔地区的特产，如武器、邮车和钢盔等，廓尔地 7f

区的铁匠就以制造以上器具而闻名。后来，当哥疾宁王朝苏丹巴

赫兰王 (512/1118一547/1152) 处死了廓尔王朝家族成员屈特卜

丁·穆哈默镂时，屈特卜丁的兄弟赛夫丁·苏里兴师进犯哥疾宁，

他赶走了巴赫兰，并且占领了哥疾宁城。但是，巴赫兰出其不意地

杀了一个回马枪，突袭井俘虏了赛夫丁，而且在 544/ 1149 年将他

也处以死刑。此后，屈特卜T的三弟阿拉T · 胡赛因继承了廓尔

朝的统治权。为了报仇雪恨，阿拉丁出兵哥疾宁，攻克哥疾宁城，

井且将其夷为平地。正是因为这次残忍的暴行，阿拉丁得到了“世

界焚烧者"(Jahansuz)的别号。

早在屈特卜丁·穆啥默德统治时期，他就已经开始在赫里河

的菲里兹库赫着手建设廓尔帝国的新首都了。这一地区现存的主

要遗迹是在大渚真寺内的一座庄严宏伟的尖峈，它是由郓尔王朝

后来的一位统治者，吉亚斯T· 穆哈默饱大帝 (558/1162一599/

(B Hudud al一'Alam, tr. Minorsky (米诺尔斯基择«世界堵域志）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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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建造的。 1957年，安德烈· 马里克发现了这个尖l各 ，) 。到占

亚斯丁统治的末期，他在 596/ 1200 年发动[ -- -场战争，将他的统

治扩张到了整个呼罗珊。古亚斯丁在已经弇,..赫拉特之后，他的

部队继续挺进，攻取了你沙不尔、撒剌哈夕和木鹿，向西一直推进

到了远至比斯塔姆城的地区。吉亚斯丁的对手是塞尔柱苏丹设在

花剌子模地区的总督，也就是花剌子模诸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些

花剌子棱王，塞尔柱突厥在花剌子模的领土才得以暂时保持了下

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叙述一下这些花剌子模干兴起的情况。

花剌子摸王朝的建立者是一位叫做阿奴什的斤的突厥奴隶。

到塞尔柱苏丹马里克王统治时期 (465/ 1072 - 485/ 1092), 阿奴

什的斤就已经升任了司酒。随后在苏丹巴尔克耶勒统治时，阿奴

什的斤的儿子被任命为花剌子模总督。到了塞尔柱苏丹桑杰尔统

治时期，阿奴什的斤家族的第三代，花剌子模王阿齐兹已经表现出

了极大的独立性。桑杰尔在进行了三次艰苦的战争之后，才迫使

阿齐兹臣服。此后，随若塞尔柱苏丹国家的哀落，花剌子模王成了

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他们的影响也扩展到了整个呼罗珊。

花剌子模王朝的第六代王塔喀什是在异教徒喀喇契丹的支持下继

77 位的。喀喇契丹是中国游牧王朝一一辽的残余势力。他们被敌对

部落赶出了中国，越过中亚，控制了衰落的喀喇汗朝帝国＠ 。塔喀

什在向喀喇契丹进贡的同时，不仅揉踏了呼罗珊，而且进入了伊拉

(j) A. Maricq and G, Wiet, Le minaret de Ojam (斗旦克，成持 «杰姆的

清真寺>), Paris, 1959. 
@ 关于喀喇契丹，参见 K. A. Wittfogel and I如Lt Chia-Sh七ns, History of 

Chinese S心ety: Liao (907一1125) I 魏特夫 ， 冯家升 ，旧配I:公史 --辽 ， 907一
1125)>) , Pbiladcphia, 1949, 6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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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由此引起 f 与阿拔斯哈里发政府的磨掠。塔喀什死千 596/

1200 年，廓尔王朝的占亚斯J'· 穆哈默德抓住这一时机，一举占

领了呼罗珊，但吉亚斯丁也在 59'1/ 1202 年死去了。

吉亚斯丁·穆哈默饱为继承人址J伟尔朝的什哈布丁·穆哈默

铅（他后来以穆易兹了为人所知）。什哈布丁遭到了新的花剌子模

王阿拉丁· 穆哈默德· 本· 塔喀什的反对，穆易兹丁在冲突中被

击败。 602/1206年，穆易兹r遇刺身亡，留下来的廓尔王朝诸王子

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维持阵尔帝国统一的重任。在哥疾宁和

铅里，廓尔王朝奴隶将军野勒特斯与阿拔克竹布他们独立。而花

剌子模王则重新攻克了赫拉特，迫使廓尔王朝臣服。 607/1210年，

花剌子校王意识到自己的力拉已经足够强大，于是花刺子模拒绝

向其君主喀喇契丹进贡。不久，花剌子模王就率领一支军队向喀

喇契丹开战，与此同时，喀喇契丹则因为其东部边界乃蛮部首领屈

出律的造反而被削弱r。这样，在成吉思汗入侵前夕，喀喇契丹帝

国实际上已经处千分裂状态，全部伊斯兰中亚领土，都由花剌子模

王独自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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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吐蕃人属于蒙古人种，藏语与!tli 旬诘为同 -·语族。 白从西藏

这个遥远的地区有了历史记载以来，吐蕃人就居住在祖I嫩高原，也

有一小部分吐蕃人生活在西藏边界以外的地区＠。西藏地区的山

脉，使西藏高原成为不易进人的地区，这些山脉将吐蕃社会与其邻

人隔绝开了，甚至中亚草原地区强大的突厥和蒙古征服者，也都避

免对这个没有吸引力的地区征战。 西藏农村只能供给少篮稀疏分

散人口的生活蒂求，甚至现在，西藏人口可能还不到三百万。大多

数吐蕃人口集中在西藏南部地区，从事定居衣业，西藏南部是印度

河、萨特莱杰河与藏布江(Brahmaputra)的发掠地，而且拉萨、日喀

则、江孜等城市以及大量寺院也都座落在南部。然而在西藏东北

部，在齐海湖周围的柴达木和安都地区，则有着游牧经济所需要的

充足的草原包

由千缺乏考古材料，孜们对于早期的西藏历史还无法得知其

详，但是，鼓早的吐蕃人可能是游牧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现在仍

然居住在荒凉的张塘地区的游牧者相姜九儿。 迄今为止，已经发

现的那些西藏游牧艺术品的代表作，与召欧亚华原发现的艺术品

O 关于吐蕃早期的记敏，见 A . Herrmann. D扎s L认nd der 沁de und T;bct 
, m Lkhie der Au,;kc ( 赫尔曼＜古佑店罗马文化烛昭 （勺吐困和西藏九 Le;pz;g.1938 ,

(l) M. Herrmaoos, Die Nomaden nov T心I ( 赫小丑斯«西藏的讲牧民历） ，

V论nna,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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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相似。这些游牧艺术品表明，在西嗽早期历史上．吐蕃人与北

方可能有着更为频繁的联系0。在吐蕃文学作品中，保留了对公 79

元七世纪历史王国之前的传说中的吐蕃统治者的回忆。 但是，吐

蕃人没有产生过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在他们的记载中，更多的是

有关宗教的开导，而不是对千政治事件的叙述。所以，除了西藏本

地土生土长的苯教以外，我们对七世纪以前的西藏历史实际上一

无所知。苯教是一种萨满教的信仰，它均一度流行干内陆亚洲大部

分地区的宗教信仰相近，在吐蕃历史初期，苯教就已经探探地扎根

千吐蕃人的头脑之中了＠。七世纪早期，随莽一个以拉萨为基地

的，强大的侵略性的君主政体的出现，西最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

在一个由部落和贵族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正是君主制度所提

供的动力，使西藏能够在连续两个世纪中，取得重大的成就。当吐

蕃卷人同它的大部分邻人，特别是唐朝(618一907年）统治下的中

原地区的战争中的时候，君主制度为这一特别的扩张时期提供了

必祸的领导君主制度还为印度佛教之传人西藏，起了促进和领导

作用。佛教最初与苯教相对抗，后来则吸收了苯教，从而产生了以

喇嘛教著称的棍合宗教。通过以上方式，在吐蕃与相邻的印度以

及中原文明之间，建立起了传统的联系。虽然吐蕃与印度的政治

联系，儿乎一直是微乎其微，但从印度传来的精神准则和文学作

品，给吐蕃人的生活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

0 J. N. Roec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1he nomads of Noc1hern 
Tibet (罗里奇«西藏北部游牧者中的动物风格>). p『ague, 1930. 

<l) 有关 t敦，见 H. Hoffmann,'Quellen 乙ur Geschichle der 1ibe1ischen Bon­
Religion'(霍夫如西藏苯敦史小） ，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cr Wissens­
chaflen und der L>1e.a1Ur in Mainz,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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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得到r物质上的好处。除了汉族的 1话方式以及艺术品．手

工艺品之外，吐蕃人从中原l!f到的物品有纸和墨、丝绸以及其他

一些奢侈品，还有茶、黄油和人及洒，中原地区某些中庸的思想态

度也传入r吐蕃。中原王朝经常正是以此来诱惑它的那些更为质

朴率直的邻人。西藏君主政体初期(7一9 世纪），生不多就是西藏

历史的形成时期。藏族人自己也小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

们总是带菩特殊的怀旧心情，尊敬松赞干布．弃松也赞和弃足德

赞的英雄时代，与此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奂武的国王，也正是西藏

佛教的创建者。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约 620一约 649年）取得辉煌业绩之前，

so 在吐蕃历史上一定有许多年没有记载的兼井时期。松赞干布的父

亲，就已经在西藏南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而且开始推行扩张

政策，这一政策被松赞千布继承。在强大的君主政体统治下，贵族

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吐蕃政权之实行扩张政策，可能部分地是

为了要补偿贵族的这种损失．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掠夺机会。

不管怎么说，在松赞千布统治时期，吐蕃军队被振往唐朝西部和上

缅甸，而且吐蕃政权这时可能已经君临尼泊尔。松赞干布享有崇

高的威望，唐朝皇帝太宗将店帝国的文成公主忱与松赞干布为妻，

同时，尼泊尔君主也向吐蕃送去了自己的女儿尺尊公主。两位公

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除了带来了一些各自国家的更为世俗的礼

节之外，她们还油身将佛教悄侣和经典铅人了西藏0。部分地是

0 后米，这两位公 L被炕栥为心母神的化身，她们分别为白度母和朵度母。见

A. Getty, The Gods or Northern Buddhism <格蒂«北方佛教诸神>), 2nd edn., 
Osford, 1928, 119一24; G. Tucd,'The Wives of Sron b归n'"""'po'(Ill

齐｀松赞于布诸末农习， Oriens Ex, 『emus, 1962, 121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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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公主的影响 I、，或许剖i分地是出千政治动机，松赞干布成了

佛教倍人在西藏传教布道栝动的坚定支持者。在松赞干布的指示

下，西藏地区设立了倍职，建筑了导院。松赞干布本人除了在现在

布达拉宫的基址上建造了 座宫殿之外，还在拉萨兴建了小昭寺

和大昭寺两所著名的寺庙。与此同时，松赞干布派遣大相吞米·

桑布扎到当时主要的佛教研究中心克什米尔，吞米·桑布扎在这

里学习到了一种文字，这种文字被用来拼写当时还不能书写的藏

语0。

松赞于布之死，导致了吐蕃扩张的暂时停止和佛教在西藏本

土传播的间歇。但是在赤松悠赞（约754一约797年）统治r.这两股

潮流重新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吐蕃政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得到

了承认。在北方，吐蕃的前哨基地已同回鹘相接。在唐朝边境，吐蕃

军队则占领了甘肃走廊。唐帝肃宗被迫赎回长安（今陕西西安），当

肃宗的继承人代宗拒绝付出已经讲好的贡金时，作为报复，吐蕃在

763 年攻陷了长安丸吐蕃历史上这一扩张主义时期的．个重要特

征，是吐蕃王室明显地对肥沃的恒河平原的诱惑力淡然视之。造

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可能是印度恶劣的气候环境，也可能是由于对

佛陀故乡的尊敬，或者还有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以藏布江河谷为 81

中心的政权，同化东北部游牧部落的困难，使吐蕃无暇南侵。总

之，客观事实是，这一时期吐蕃军队主要都被派去防御唐朝边境。

心 甘哈尔曾对克什米尔与西藏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过讨论，见 J. N. and 
P. N. Ganhar, Buddhism in Kashmir and Ladakh I廿哈尔 «克什米尔和拉达克

的佛教>), Delhi, 1956, 
也 有关这一社乱时期的1占暮文系．见 H. E. Rkhardson, 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黎吉生«拉萨的古代历史敕令>l, London,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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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赤松德赞最不朽的成就，井不在于他在军邓L的胜利，对

于将来而言。更重要的是赤松德赞作为佛教的热心的保护人所起

的作用 。佛教在其传入西藏的一个世纪中，只不过是取得了一个暂

时的落脚点，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佛教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

固 。公元七、八世纪传人西藏的大乘佛教，随籽秘宗神秘主义的培

长，已经超出了西藏社会的承受能力。佛教一且在西藏骈足，它很

快就吸收了苯教的因素，产4 了一种混合物，高度的玄学思维和世

俗迷信都在其中得以发展。从宁玛派或“红帽派”的主要崇拜对象，

著名的传教僧人和术士莲花生(Padmasambhawa) 的经历中，可以

反映出佛教传人西藏过程中的特点。莲花生早年是在乌仗那地区

（今斯瓦特）度过的。乌仗那地区在古代既是佛教的中心地区，也

是各种宗教混合的主要地区。莲花生作为一名著名的巫师，被赤

松笝赞从那烂陀请到了西藏，来与那些被认为是反对佛教传人的

恶魔战斗，所谓恶魔，很可能怂指苯教信徒。莲花生以他不可思议

的力批战胜了恶魔，大约在 779 年，建立 r西藏喇嘛教系统最古老

的寺院-桑耶寺。作为宁玛派的创立者，莲花生在西藏宗教史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西藏佛教带来了它独特的密宗牲点。

从莲花生时代起，佛教传教僧人在西藏的活动日趋芘跃，佛教

经典的浣传又使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佛教的1叶播，引

起了苯教的强烈反对。反对佛教的活动是由贵族领导的，他们可

能认识到君主政权试图利用这种新的宗教，井将其作为．种工具

米加强王权0。甚至在赤松德赞在世时，这种反对力炽就已经有

' ,) 图片强调了这一斗争的政治持点，见 G. Tucci, Tombs ,、 f Ti加Ian Kmgs 
（图卉心L雀 i行贷芒坟墓>), Rom,. 195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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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国王的王后（她可能从领导反抗运动的一个贞族家族里

的成员）被认为是反对佛教渠团的领导，而且因主的大臣们（他们 82

是从贵族阶层中吸收来的）也借口印度和尼泊尔的传教僧人是巫

师，试图说服因王，阻止这些传教僧人大量进入西藏。所打这些都

说明，意在牺牲贵族利益以建立其权力的吐蕃君主政权，将佛教看

作，，种实现其加强中央集权目的的合适的武器，这也就是吐蕃贵

族为什么一直反对皈依佛教的原因所在。在九世纪上半叶，贵族

领导的反对佛教的斗争达到了顶点，井且导致了吐蕃统治王朝的

垮台。佛教暂时淹没无闻．贵族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是事实证

明，贲族的胜利是虚幻的。在摧毁君主政权的同时，也粉碎了简单

的西藏政治中的朵为详尽精细的制度。尽管此后经历了·一段漫长

的，摆脱了束缚的，自由的间歇时期，但是贵族阶层本身屈从了甚

至比君主制度更为详尽的教阶制度，这种教阶制度是从受到迫害

的佛教教派中产生的。重新复活的苯教，最终也将同化在这 一 教

阶制度之中．

但是，上述这种变化在八世纪末期赤松德赞去世的时候，还无

端倪可寻。在九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君主政权及其拥护者佛教憎

侣似乎较之以前更要强盛。 这一变化是隧荐赤祖彷赞或热巴津

(815一38年）的继位而到来的。作为佛教最伟大的保护者之一，在

全西藏，人们至今还怀渚崇敬的心情缅怀赤祖德赞。不管使他的祖

先们保护这种新宗教的目的是什么，赤祖德赞本人则确实是一个

虔诚的佛教徒，他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改变信仰者。赤祖德赞对

佛教僧侣的迷信崇拜，使他自已成了佛教徒手中的顺从工具。结

果， ，东祖德赞成了一个厌恶自己臣民的人，这些臣民的大多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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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信奉西藏旧有的宗教。在赤祖捻赞轨冶时期，佛教对吐蕃

国家事务的影响，较之以前更加露骨， 一个僧人甚至可以提月到大

相的地位。这种本本来应该有一个逐渐转交的过程，但由千不明理

83 智地采取了加快速度的作法， 结果导致了 -一场组织周密的暗杀国

王的阴谋，吐蕃王位落入了一个叫闭达玛(834一42年）的苯教候选

人手中。接着，朗达玛就发动r对佛教徒残忍的迫害，直到这位新

国王自己也被一位佛教隐士暗杀。佛教与苯教集团开始了激烈的

宗教混战时期。在后来的战乱中，君主政权受到了更大的损窖。

随着君主政权的消灭，吐蕃作为军事强国的荣誉，也最终毁灭了。

甚至晚至赤祖包赞统治时期，吐蕃军队还袭击了甘肃，但是现在这

杆征服已经被放弃了。在吐蕃帝国未期签定的唐蕃条约中，将吐蕃

的边界确定在了青海地区。

吐蕃历史上，大多数重要的家族都自称来自东北部边境地区。

这说明，在遥远的古代，贵族游牧部落从安都地区迁移到了南方，

井统治了南方的本地居民0。但是，随着吐蕃帝国的垮台和南方

政治上的重要性的哀退，东北部的吐蕃部落开始独树一帜，在十

一、二世纪建立了西夏党项帝国。党项人从吐蕃东北部向北、向东

发展，由南山和额济纳河，通过宁夏的阿拉谘． 寸．直到额尔多斯和

黄河河曲地区．直到 1227 年被成占思汗消灭为止，西夏帝国一直

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混合的丛础上。但是西夏帝国的

屈要性，依赖1它对通过甘肃走廊的商路的控制。

在党项人兴起的同时，吐拆南方开始沃落，专制政体的崩溃，

CD G. Tucci, Tibe<an Painted Scrn出 (Iii 齐 ·山 议闽卷>) ,2 vols., Rome, 
1N9, I, 7; Il, 737一8,



西藏文明的建 ,t 117 
．一. . 

使佛教濒于全面毁灭的境地。寺院被摧毁，宗教仪式被遗弃或被

歪曲而为巫术所利用./曾众被杀或被驱逐出境，几乎各地的苯教都

又再次坚持了下来。在那些苯教没有完全摧毁佛教残余的地方，

苯教在自己的传统方式中吸收了佛教的习俗。然而，就是在这极

为不利的环境中，开始了十一、二世纪伟大的佛教复兴。在吐蕃帝

国末期，佛教文明得以迅速推广。新的寺院建立了起来。佛教组

织也扩大了。大量传教僧人进入了西藏，他们不仅来自印度和尼 84

泊尔，而且来自中原地区。对于西藏文明的将来发展而言，最重要

的是大景佛典的翻译，早在赤祖德赞统治时期，就有一个学者委员

会创立了一种书面语言，将佛教经典内梵文、巴利文、千闻文和汉

文翻译为这种语言。所以，在西藏”烹陪年代”的前夕，有一个文学

上的混合，翻译和注译的伟大时代。大琶翻译佛典，保证了前代的

佛教著作能够一宜保留下来，直到用明显的西藏形式来表述佛教

的新的思想和新制度出现．这种西藏形式综合了古代吐蕃帝国的

传统和新的外来因素。

接踵而来的是九世纪后半期和十世纪的混乱时期，就象在松

赞干布统治时期之前肯定存在的那些小邦 一样，在这 －时期，西藏

地区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然而，正是在这种逆境之中，开始了十

一世纪早期的佛教复兴。佛教复兴运动是从距离拉萨很遥远的两

个地区开始的。这两个地区分别位千西藏的两端。西藏东部的多

康，是残留的佛教僧众的中心地区，这些僧众立志重新弘扬佛法，

恢复佛教原来的显赫地位，他们终于开辟了通往桑耶寺的道路，并

且将桑耶寺作为重新使西藏中部地区皈依佛教的基地。在同一时

期．拉达克地区古格的一位统治者取名袁希沃，成了佛教惜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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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克地区一直是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文化走廊，意希沃精心挑选了

一些年轻人，将他们派到佛教中心克什米尔学习 ，从而恢复了印度

与西藏佛教之间的联系。派往克什米尔的年轻人中，有在西藏历史

上以“大译师”著称的任钦桑布(958-1055年）。在苯教反动时期，

佛教传人西藏的潮流曾经一度中断。任钦桑布重新大力推动了将

佛教经典翻译为藏文的运动，在西藏西部地区建造了大量的庙宇

和寺院，从而对恢复印度佛教的潮流稳固地进人西藏起了重要的

作用0。任钦桑布的事业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阿底峡的到

ss 来，则使任钦桑布从事的事业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阿底峡是一

位著名的孟加拉学者和神秘主义者， 1042 年，他从厚揭陀之超戒

寺来到了古格。阿底峡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当时已有 85 岁高龄

的任钦桑布也成了这位孟加拉人的门徒。在古格地区，阿底峡继

续了任钦桑布恢复和纯化佛教的使命，他巩固了上代人已取得的

成就，他还帮助进行翻译工作。后来，阿底峡进人了西藏中部地

区，以增强桑耶寺在传播佛教方面的使命。直到 1045 年圆寂为

止，阿底峡一直住在桑耶寺。作为一名僧人，阿底峡的影响怎样强

调也不会过分。由千阿底峡后来到了桑耶寺，使古格和康多两股

互不相干的复兴运动得以合流，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西藏其他地区

的皈依佛教。如果没有阿底峡这个光辉的榜样鼓励的话，要设想

佛教在西藏的进程简直是不可能的。由于阿底峡的努力，赋予了

西藏佛教以精神上和文学上的特性，迄今为止，这种特性还是缺乏

的 。阿底峡从事的堪称楷模的书业，在整个十二 、三世纪，妓励了象- -
fl G. Tu心;, ·R;u e'en b互n po e la dn釭c;ta def Buddh;smo nel T;bct 

intorno all mm,.· ( 图卉«任钦无布与西藏佛敦的复兴»), lndo-T;be,;ca , II, Rome,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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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巴(1012一79年）和高贵的隐者诗人米拉 LI 巴(1040一1123年）

那样的导师和圣哲叭在卜三世纪，日喀则附近奈塘寺院的佛教

经典藏文译本总汇，证实了重建佛教的最终胜利。在这个百科全书

写作的时代，西藏佛教史学家布顿(1290一1364年）朵后制定了西

藏佛教的两部经典， «甘珠尔＞和«丹珠尔＞。

然而，如果说在十二、二世纪佛教就已经在西藏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那么在这同时它也开始僵化了。这部分是由千在当时出现

的教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部分则是由于西藏与印度的隔绝，佛

教在印度西北地区的最终毁灭，切断{西藏文明的重要来源，从而

结束了西蔬与印度之间许多世纪的有益的联系。自此以后，西藏

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转向 f 中原地区和改古，这一转变渊源千成

吉思汗氏族的宗教喜好．

@ 有关玛尔巴和米拉日巴 4生的重要意义，可以在阅下列著作： J. Bacot, 
'La vie de Marpa le "traductcu,"'(巴考«译师玛尔巴传>), Budd压ca, Paris, 
1937, B. Lau 「e,, Milaraspa , 劳费尔«米拉日巴> l , Tibetische Texte in Aus• 
wahl, Hagen and Darmstadt, 1922; W. Y. faans-Wentz, 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认埃文斯· 温茨«西撒大瑜伽师米拉日巴>), London, 1928, H, Holfm印，
M讨a Ras-ea (霍夫曼＜米拉日巴>), Sieben J_egenden , Munich,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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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 十二世纪之前，隶古人对中亚井无显著的影响。在成吉恩汗

时代之前，“蒙古“这一名称只是用千称呼贝加尔湖东南的一个很

小的部落的成员。十二世纪初，现在以蒙古知名的地区是由三个

重要的部落统治着。在蒙古地区最东部的贝尔湖和呼伦湖地区周

围，由腿鞋人统治。在秘鞋部西面，克烈部统治着土拉河与鄂尔浑

河流域以及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地区。由克烈部再往西，位千

色楞格河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由乃蛮部统治。而蒙古部落自

己则在克烈部和秘胆部草原之间的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两岸，牧放

着自己的牛羊。在克烈部和乃蛮部的北面，是．世些另外的部落，在

这些部落中，最项要的是斡亦剌部和蔑儿乞部。现在，这些部落全

部都已经被称作“改古族”了。上述部落相互之间不仅有种族和文

化上的联系，而且他们与突厥和东胡民族也有着疏远的联系。除

了以狩猎、驯鹿群以及毛皮贸易为生的北方森林部落以外，这些部

落都属于中国边境地区浣动的游牧部落，他们的存在，往往对中原

王朝构成很大的威胁。例如在前机械化时代，游牧部落极大的军

事灵活性，就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一—边疆防卫。

中原王朝对这些游牧部落的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分

地取决于在特定的时期，这些部落军事力量的强弱程度，部分地则

&7 取决千不同的部落对汉地文明的接受程度。对于十二世纪后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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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在世时期）中原 F.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来说，重要的是，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三个世纪中，中国北部足由游牧民族出身的王

朝统治的。它们分别始契丹或辽朝(947-l 125{f.)和女亢或金朝

(I !22-- 1234年）。与众古人亢接从汉族那里得到的汉地文明的知

识相比较，他们可能从契肝和女其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汉地文明的

知识。 f般说来，最接近中原地区边校的部落，接受汉地文化的影

响也就最强烈，共至他们的首领也不允骄傲地接受象”毛”、“太子”

这样的汉族称号。

虽然只是在森林居民中，萨满教(bilge) 才右泭＄落事务中有精

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蒙古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是萨满教教徒。在

草原地区，领导人是在部落和氏族首领中任命的，部落首领的身份

和职责，明显地赋予了游牧社会一种世俗的和贵族的特点。部落

首领们称为＂汗＂，对部落联盟的统治者则冠以“可汗＂的称号。除

了森林地带以外，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经

济，一个部落的繁荣及其生存能力，取决于该部落所能得到的牧场

的质量和规模。在一些较为先进的部落中，贸易在经济生活中起

沿 一种辅助性的，但是又很童要的作用。

在十二世纪初期，蒙古地区似乎形成了一种将大的氏族分割

为更小的单位的趋势，由此扩大了统治集团一一草原贵族的数量。

这一变化为什么产生，在什么时间出现，现在还远远没有弄清，但

是这种变化可能与饲养牛羊与牧马之间分工的加崩有关。人们认

为牧马职业更带有贵族性，因为占有了马匹，就能够提供军事上的

优势。然而，不管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济楚地看

到，在蒙古草原地区，整个十二世纪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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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某种游牧封建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为成吉思汗的征服

提供了社会的和军事的基础．而成吉思汗的征服也反过来极大地

加强了这种游牧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目前要对这种现象做出精

88 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大体说来，它的某些特点与当时欧洲封

建主义的特点倒是不无相似之处。例如，当时在蒙古有一种“忽里

勒台“，即王公与首领的集会。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忽里勒台”或

许可以比作金雀花王朝与加佩王国国王的“大会议气蒙古社会分

成了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及其家族之下是军韦贵族（这与伪教中原

王朝的官僚等级制度是--个鲜明的对照），处千明确限定的社会金

字塔底部的，则是农奴和奴隶。游牧贵族因为富有牲畜而高踞千

其他的公社成员之上。密切的血缘关系、婚姻纽带、武士阶层所专

有的思想观点以及勇武的道的准则，所有这些因素，使贵族们紧密

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与当时的西欧社会相比较，索古贵族在社

会地位方面的升降变迁可能更大。蒙古农奴制度对我们来说还是

个谜，但是在疫古社会中一定存在过一个可以称之为“农奴＂的阶

层，他们书般是战俘或战俘的后代。农奴阶层享有某种程度的人

身自由，拥有财产，除了在军队中服务之外，他们仅仅将自己的劳

动成果按照一定的比率交给自己的主人。在军队中，农奴只不过

是扮演了一种奴仆的角色，例如搭帐篷，做些牧人的活，以及为 r

统治者及其随从们的利益，在有组织的围猎活动中，充当驱赶野普

的助手。他们只是在勉强被允许的情况下，行使若他们拥有的那

点权利。

我们继续将十二世纪的枭古社会与当时的欧洲社会加以比

较。蒙古汗将采邑授予他的支持打，井通过军扑扈从来保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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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权，这些军木扈从们由于共同的思想、忠诚、相互利益以及共

同的亲属联系而对统治者履行义务。这种军事扈从或警卫很可能

是蒙古人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在战争中，这些军事扈从起着“精

锐部队”的作用，而且还为其他的部队提供指挥人员，但是在蒙古

帝国时期，军怀扈从是在成吉思汗建立的军车组织之外的。在和

平时期，受到倌任的军事扈从成员还可以出任地方统治者。成吉

思汗在开始创业初期，曾在他身边聚集了 . .批追随者，军事扈从可

能就是来谅千此，他们曾帮助成吉思汗维护了他在邻敌之上的霸

权。军事扈从的成员几乎全部限于出身名门的人。而且重要的 89

是，“军事扈从“，蒙文作 "noklld",它的复数形式是"noko产（伴当），

这个字带有明显的封建的和英雄的色彩。从理论上讲，作为某个

统治者个人的追随者，军事扈从们是可以自愿选择他们的主人的，

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实行过某种效忠誓官（因为这还值得怀疑），作

为朋友和顾问，军事扈从与其主人的关系肯定是极为密切的。在

这里，盎格鲁撒克逊的"House一earl气金雀花王朝的"comitatus",

以及早期基辅的"druzhonnik"都与蒙古的"nokor"有相似之处。

然而，蒙古社会与当时欧洲社会的这种相似之处，切不可过分

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游牧社会对牧场的权力总是

非常重视的，但他们对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问题却不甚关心，而土

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对农业社会来说却非常重要。在蒙古社会中，也

没有什么政治单位能与中世纪欧洲的男爵领地和郡相比较。对王

权、司法权、财产所有权的争端，在中世纪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历史

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对千游牧社会来说，几乎就没有这种

麻烦。成吉思汗的法律”札撒＂，并不是相互之间的义务和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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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绳，而是成吉思汗的臣民和继承人必须遵守的一些强制性的命

令条款0。从理论上说，蒙占统治者要实行绝对专制足没有什么

限制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害怕引起反抗，以及贯穿千社会等级制

度的各等级中的习惯和氏族感情的力量，这种专制制度还是受到

了约束。

大约在 1125一6 年，成古思汗（原名钦木真）出生在朵古某地。

这时的蒙古社会中，掺透了封建的社会汛则。 终其一生，作为一名

生来的贵族，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清楚地农明了他对蒙古货族利

益的优惠，而他的作为是违背一般部落成员利益的。成占思汗出

生于著名的孛儿只斤氏族，他的父亲也速该· 巴阿秃儿是-·位叫

合不勒汗的人的孙子。合不勒汗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曾经肚踏

过金朝的边界，他甚至接受了“可汗“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但是

当金朝鼓动黏袒人打败了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邻人之后，蒙古部落

的这个短暂的扩张阶段就结束了。然而对合不勒汗及其子孙的回

90 忆，很可能大大地刺激了铁木真年轻时的野心。也速该· 巴阿秃

儿是一位游牧封建主义的典型人物，作为领主，他拥有自己的畜群

© "札微“没有抄本贸下来，现在只能根蟋当时的材料．部分地重建“札檄．．见
G. Vernadsky, .'Thc 丈ope and contents of Chiug,s Khan's Vasa' (弗纳德斯基

«成吉思汗＂札攒”的范围与内容>) , HJAS. 1938; ;dem.'Juwa;ni's vcrs;on of 
Ching~Khan·, Y•sa·(同老者«志费尼著作中付关成吉思旷札撤＂的详文>) , A正
nalcs de l'lnsHtut Kondakov, 1948, C. Ahnge, Mongol心he Gesetzc(阿林屯

古法律>), Le;p,;g, 1934; V. A. R,asonovsky, Fundamental Pr;ndplcs of Mn­
ngol Law (巠亚索诺夫斯基«蒙古让律的基本厄则,,, Ticmsin, 1937 ( l956 年诲牙

重版）。 人们设想，＂扎扭“可能给实行它的人提供 r 特权．这也许就是 "It.撒”在远远超
出壹古帝问的范围内被采纳的原因，见 A. N. Pohak,'The influence of Ching;,. 
Khan·s Yas«upon the general orgamzation of the 如mluL StJIC'(放里亚儿

«成吉思汗的＂札撤“对马木路克国家．．般组织的影响>), BSOAS, l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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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衣奴，他还聚集了一批由亲属和侍从组成的强有力的追随者，在

当时本地的部落战争中帮助他。尽管饮木真在年轻时代曾经经历

过巨大的磨难，但是，他并不怂 4个出身微贱，具有天才的野蛮人，

而是一位贵族传统和古代光荣梦想的练承者。

也速该· 巴阿秃儿大约死于公元 1165 年，在也速该· 巴阿秃

儿死后的许多年里，随符他们父亲家族的分崩离析，铁木真和他的

兄弟们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和他们很少的牲畜，他们被迫同贫困以

及对立部落的敌视行为斗争。有时他们竟至于贫穷到了以渔猎为

生的地步。但是只享有一些小封地刺激起来的物欲本能以及他的

生存能力，使铁木真逐渐在他身边聚集f一批同等地位和同样绝

望的人，他尽可能地显示出了自己的天才，以他的领导能力、才智

以及谨慎态度，将这些人吸引在身边C铁木真还得到了他父亲原来

的联盟者，克烈部汗脱斡邻的保护。由千脱斡邻的支持，铁木真得

到了一个小首领的地位。当铁木贞的卖千孛儿帖被蔑儿乞部落的

人劫持时，铁木真求得了脱斡邻的援助（虽然他很小心地向脱斡邻

保证，不以蔑儿乞部为牺牲．以增强他已经很强大的力阰）。与此

同时，铁木真开始比平时更有效地组织自己的部属，成立了护卫

军，为他的部风制定了补充新马的制度，并且使用信使来传达他的

命令．

到十二世纪末，粘袒部落逐渐强大，他们对金朝的威胁也日益

增加．金朝曾经利用褪粗人粉碎了初期蒙古部落的野心，现在金

朝转而与克烈部结成联盟，反对粘袒这一新的威胁。克烈部与帖

粗．蒙古部落一样，也是游牧行，但是由千与中原地区以及西夏唐

古特帝国接触的结果，克烈部比其他的蒙古部落文明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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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十一世纪初期就已经皈依了聂思托里派基督

•t 教。一般认为，脱斡邻本人就是地中海东部十字军参加者所传说

的苦雷斯特·约翰矶脱斡邻在铁木真的帮助下，从西部袭击了

黏袒人，与此同时，金朝在南部发起了进攻，秘租人被彻底击败，而

且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乾粗部此后就不复存在了。金朝适当地

赏赐了他们的蛮族同盟，脱斡邻和铁木真都接受了金朝的封号。

然而，铁木真仍然还是脱斡邻的下属，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符严重

的误解，而且相互谴责。传统看法认为，脱斡邻的变节行为，使他

声名狼藉。脱斡邻肯定与铁木真的敌人布过密谋，但是铁木真轻

而易举地战胜了他原来的保护人，经过一段短暂的斗争之后，脱斡

邻兵败被杀(l)。

铁木真曾经帮助克烈部击溃了税胆人，作为克烈部的联盟者，

铁木真已经变得声名卓若了。现在克烈部和贴袒部的人民都成了

D 关于普雷斯特，约翰，见 C. R 阰azlcy, Th• dawn of modem &eograp­
hy (比兹利氓代地理学的萌沪）， l vols .. O,fo,d, IS97一1906; H. Yule, Ca­
thay and the way 1h11he, (玉尔·契丹及其路止）， 4 vols., London. 1913一16;

J. K. Wright, The geographical lore of 1he lime of the Crusades <ti ... 
．十字军时代的地理知识>) , New York, 1925; A. P. Newton, Travel and 1'a.. 

vc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纽顿＜中世纪的游记与旅游 ·r.•). London. 1926; R. 
Hcnni11g, Tcr,ae I沁O的itae (亨宁«未知心）， 4 、·ols., Leide11, 1936-9: G. H. T. 
凡mble, 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金布尔«中世纪地理平） . I o ndo", 
!93S: V. S/essarev, Prester Jahn· the lener and the le&end (妒桑臀芯矢屯
含斯特· 约翰一文学与传说>l, Minneapolis, 19S9. 

@ 脱斡邻家族的妇女，注定要在成吉思汗帝国的历史上起到霓耍什 ／止 脱斡邻

的任女咬令禾帖尼与成吉恩汗的第四子拖雷结婚，后来成为紫哥，忽必烈和旭烈兀彴
母亲．旭烈兀的妻子脱古，思可敦，是脱怜邻的孙女，伊明苏二任伊利汗阿八哈(126S一SI
年）的母亲。阿八啥的儿子阿鲁浑(12S4-91年） 与脱占思可敦的侄女乌鲁黑可牧结婚，

乌鲁黑可敦是完者都(1304一16年）的母亲．克列部对伊利扦出宫廷的影111, 一五持续
澳了不寄囚统治时期(1316-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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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臣民，铁木真利用这些相妳序加灼 人力袭击了乃蛮部落。乃

蛮部的领地曾经·丛占代厂悄人土地的唷F分，他们是最先使用回

鹘文的蒙古人，乃蛮部与西南地区的交往，使他们受到了豪古以外

的陌生地区的影响。 在征服了乃蛮部之后，铁木真接渚又征服了

蔑儿乞部，将蒙古诸部落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而铁木真

则成为部落联盟无可争议的领袖。

1206 年，在鄂嫩河河源附近召开了＂忽里勒台“，这次大会标

志着蒙古部济联盟的建立。对于这次大会，虽然有些Jl体细节还

不十分清楚，但是铁木真在这次大会上接受了“大汗＂的称号和“成

吉思汗“这个名字，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从这次大会以后，似乎那

些被征服的和加人了联盟的部落，都接受了”菜古“这一名称。这

一事件的策划者之一， 是一位叫做阔阔出（或 Teb-Tengri) 的萨

满教徒。阮阔出极力宜扬，成吉思汗的征服是顺应天命的，这种思

想后来一直被成吉思汗的千孙坚持了下来。

现在，一般都倾向千将 1206 年的＂忽里勒台“看作成吉思汗一

生的转折点，但是在那时，并没有迹象表明成吉思汗将成为历史上

最伟大的征服者。年途五卜的成吉思汗，已经不是亚历山大那样

的年轻人了，这时的成吉思汗仅仅是中国北部边境游牧部落联盟 92

的一位统治者，在他之前，有许多游牧部落的首领都扮演过这种角

色。但是，成吉思汗作为一位战酪家和组织者的天赋，这时已经开

始显露出来。机动性和灵活性是游牧部落在草原战争中固有的优

势，在这之外，成吉思汗又增加了一套严格施行的残酷的纪律。他

将军队分为十、百、千、万诸单位，从上到下都有一套等级严密的

指挥系统。各个等级都必须绝对服从七尽管成吉思汗不乏贵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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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是不管在哪一方面，我们都将发现他的才能和精力取得的

成功。

成吉思汗建立的部落联盟结构，很明显是一种封建的社会结

构，它是由大汗的家族盘踞在最上层的权力之塔。成吉思汗不仅

将他自己看作璇古民族的领袖，而且将自己春成是贵族的首领。

只要有可能，疗族总是比出身卑贱的人更优先地得到成吉思汗的

任用。正是依靠这种办法，成吉思汗不仅得到了自己部涫氏族首

领的支持，而且得到了部落联盟和被征服的部落首领的忠诚拥戴。

出于同一目的，成吉思汗还转让了大虽封地，转让封地的作法，并

没有削弱成吉思汗本人对他的属地的控制。很可能正在成长的蒙

古帝国的法律渊源，可以追溯到 1206 年的＂忽里勒台＂。这些法律

构成了“札撒". "札撒”是一些被残暴地加以施行的不可变易的规

则，它规定了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加强了贵族及其思想占统治地

位这样一种社会观念。

1206一1209 年间，蒙古西北部的斡亦剑部和乞儿吉思部先后

臣服了蒙古，位千阿尔泰山西南部，原来作为喀喇契丹朝封臣的回

鹘人，也很精明地向束古称伊归顺。此后，成吉思汗将征服的矛头

转向了他的更为强大的定居邻人。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用十三世

纪蒙古的人口骤增来解释他们后来的迁徙，也没有必要将这种迁

徙归结为原来的蒙古牧地干旱的结果。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只有

使游牧贵族相信，部落联盟对他们有好处，他才能建立起强大的部

93 落联盟，因为部落联盟为掠夺和增加财富，为棒取软弱的邻人，为

征收商路沿途的税金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成吉思汗为他的追

硫者们提供了所有这一切，此外，他还实现了穷困的内陆亚洲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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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最古老戍H伟大的愿望－－－征服中原，因为中原地区有着无穷

无尽的财富、难以数计的行侈品以及大昼可供役使的人力资源。

蒙古南部是四个王因。金朝统治若北部中国；中国长江以南

地区由南宋王朝统治； 西夏唐古特国家的统治基地在甘肃，西夏南

部则是西藏。对千蒙古这个有若巨大潜能的侵略者来说，入侵的

时机已经成熟了。成吉思汗首先进攻西夏，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由

定居的衣民和游牧者混合组成的。从直接与西夏人做买卖的克烈

部、乃蛮部和回鹘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西夏的必要的情攒之后，

成吉思汗在 1209 年入侵了西夏，并且一直推进到了西夏首都，位

于黄河之滨的中兴府。虽然成吉思汗井没有攻克西夏的首都，但

是西夏统治者投降了成吉思汗，成了蒙古的臣民。成吉思汗的威

望由于他的胜利而日益均长，此外，他还具备了攻打筑防城市和在

定居居民中作战的新经验，这时成吉思汗又转而进攻占据北部中

国的金朝。象以往一样，成吉思汗尽可能地搜集情报，这些情报是

从居住在金朝边境附近的汪古部以及与金朝贸易的穆斯林商人那

里得来的。汪古部如同克烈部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聂斯托里

派教徒，而穆斯林商人则非常欢迎草原地区统一千一个君主之下，

因为这样就可以制止掠夺和部落战争，从而保证商路沿线的相对

稳定。 1211 年，成吉思汗在他最优秀的将领和四个儿子术赤、察

合台、窝阔台、拖雷的陪同下，率军穿越金朝边境，横扫了中国北部

地区。金朝有若不容忽视的雄厚兵力，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战术

技能要比他的强大的对手高明得多。这次战争 一直持续到了 1212

年，这时满洲南部的契丹人起来造反，反对金朝，井且臣服千荣古。

到了 1214 年，成吉思汗己勒兵北京城下。但是，因为成吉思汗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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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大批珍贵的战利品，他决心将这些战利品安全地运回蒙古，所

％以成吉思汗无意强攻由金朝最精锐的部队防守的壁垒森严的首

都，由此在蒙古与佥朝两国之间达成了和觥。成吉思汗得到了一

位金朝的公主，公主还带来了大批奴隶、马匹、珍宝作为嫁妆。但

是时隔不久，战端再起，友古军队又书次佼入了金朝。这次战争是

由者别和木华黎两位将领指挥的。 1215 年 ， 北京沦陷，金朝的国

库也陆同首都一起落人了蒙古之手。但是，女真人在中国北部的

统治仍然在苟延残喘，在成吉思汗的余生中，蒙古与女真之间不时

的和谈以及小规模的战斗一直没有间断过。成吉思汗与佥朝的战

争，也许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成

吉思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与灵活细致的战术运动相结合，表

现出了奻伟大的技艺。他指挥着发占军队踏遍了陌生的广大地

区，在这些地区，蒙古军队彼此相隔经常有儿十公里之遥。

在侵入西夏和金朝的同时，蒙古人对汉族及其文明有了直接

的感受。攻陷北京城后带往成吉思汗那里的俘虏中，有一位辽朝

后裔，他就是诗人学者耶律楚材，耶律楚材的家族曾经为金朝服务

了三代之久。成吉思汗吸收耶律楚材为自己供职，耶律楚材作为

一名星占学家的学识和行政才能，使成吉思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律楚材这位汉文化和中国官僚传统的代表，很快就对征服者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耶律楚材本人也成了豪古帝国的主要行政官员。

蒙古人接着开始了对汉地的征服。

蒙古对女真人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在金朝境

内战争中的实际经验使成吉思汗认识到，（！如此广袤的土地上，要

统治人口众多，聪明才智的金朝人民，必须采取戊慎的态度。成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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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汗可能预见到，进一步人侵金朝，对他新成立的蒙古军队将是一

个严峻的考验。只要在他的侧冀还存在着没有被征服的，与蒙古

人相比有着同样的机动性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就有可能试

图在成吉思汗与女真人决战时袭击他，所以成吉思汗抑制了自己

征服金朝的愿望，没有贸然对金朝继续发动进攻。此后，成吉思汗

从金朝撤军，以解决他的西部边疆问题．

在阿尔泰山的峡谷地区，乃蛮部与蔑儿乞部的反抗还没有绝 9S

迹，速不台很快就消灭了这些危险因素。与此同时，者别向新近篡

夺了喀喇契丹宜古鲁汗王位的乃蛮部首领屈出律发起了进攻。咕

喇契丹是以前统治过中国北部的契丹人的一支，为了躲避金朝，他

们在 十二世纪早期向西方迁徙，来到了七河地区。 1218 年，者别

占领了喀喇契丹王朝的领土，他得到了不满屈出律统治的穆斯林

的支持，屈出律逃往喀什噶里亚，井且在喀什噶里亚被捕，遭到

杀害。

由千征服了喀喇契丹王朝的领土，使蒙古的疆界与花剌子模

王阿拉丁·穆哈默饱( 1200-1220)统治的十三世纪主要的穆斯林

国家接壤。花剌子模帝国的东北部疆界是锡尔河，除了花剌子模

和河中地区之外，它还统治若现代伊朗和阿宫汗的大部分地区，井

由此控制了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商路。成吉思汗决心保护商路，使

来往千草原的商人畅通无阻。或许至少在最初，成吉思汗是无意

人侵花剌子模，向阿拉丁·穆哈默毯这样一位濬以对付的邻人开

战的。后来在 1218 年， 一队大约 450 人的穆斯林商队（他们大多

数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经由蒙古返回河中地区途中，在讹答剌被花

剌子模王阿拉丁·穆哈默饱屠杀，他们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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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思汗派来的一位使节要求对违背成吉思汗保护商人政策的这种

野蛮行为进行惩罚，但是花刺千模王阿拉丁·穆哈默铝反而处死

了这位使节。阿拉丁·穆哈默德的所作所为，对千成吉思汗决心

要建立起来的威电，无疑是· -个严重的挑战。

与成吉思汗发动的对女真人的战争相比，成吉思汗甚至更为

详尽地筹划了他对花剌子模王国的进攻计划。他制定计划所依靠

的情报是由穆斯林商人提供的，因为成吉思汗的这场战争实际上

是在保护穆斯林商人利益。成吉思汗留下了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木

华黎指挥北部中国的战争，他自己则率领大部分军队以及主要将

领和儿子们向西方进军。 1219 年夏天，成吉思汗到达f额尔齐斯

96 河，他的军队缓慢移动，组成了巨大的驱赶围猎圈，为了保证人力

和马匹都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成吉思汗还对军队进行了大规

模调动。成吉思汗的军队数目大概在 150,000 到 200,000 人之

间©。与成吉思汗相比，花剌子模王的部队要多得多，但花剌子模

部队缺乏纪律、内聚力或领导。而且就双方战争的指挥者而言，成

吉思汗的机动性和战略观念，使他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在最小

的儿子拖雷的陪同下，成吉思汗首先袭击了讹答剌，然后向布哈拉

挺进，井闪电般地包围了布哈拉 (1220 年 5 月），接着他又包围了

擞马尔罕。与此同时，另外两支蒙古军队也越过了锡尔河。术赤

的军队沿锡尔河而下，到达了锡尔河下游的毡的，然后又进抵玉龙

杰赤。第三支蒙古军队则越过锡尔河上游，向费纳喀忒和俱战提

挺进。花剌子模帝国对蒙古的抵抗很微弱，这部分地是由于阿拉

丁·穆哈默销的指挥无方造成的结果，因为他很快就放弃了抵抗，

(j) 巴托尔德上51书，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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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里海的一个岛上，此后不久，阿拉T· 穆哈默德就在这个海岛

死去了。

攻陷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 ， 成吉思汗逼近了阿姆河，并且

在阿姆河地区度过了 1220一1221 年的冬季，就在这时，术赤和他

的弟兄们正在攻打玉龙杰赤。此后，在 1221 年的春天，成吉思汗

又攻克了巴尔赫，而拖雷则袭击了呼罗珊，洗劫了赫拉特、木鹿和

你沙不尔。但是在哥疾宁 ， 花剌子模王的儿子札阑丁重整他父亲

的军队，在哥疾宁与巴米扬之间的八各湾川与蒙古军队进行了一

次战斗，井且在这次艰苦的战斗中打败了一位蒙古将领。八鲁湾

川战役，是蒙古在西方遭遇的一次最严重的失败。成吉思汗决定

亲自前去雪耻，他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印度河与札阑丁相遇，井且

彻底击败了札阑丁。成吉思汗在巴尔赫附近的兴都库什山地区度

过了 1221 年的夏天，然后由阿姆河地区从容地返回蒙古，到 1225

年，成吉思汗回到了土拉河谷。

成吉思汗当时至少已经有 70 岁了，但是他对战争的热情却有

增无已。在成吉思汗发动对花剌子模王国的战争时，已经臣服泼古

的西夏统治者拒绝派出军队支持其辈古君主，此后在成吉思汗长

期滞留在西方时(1219一1225年），西夏又起而反叛蒙古，井且支持

女真人恢复对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无论是考虑到维护成

吉思汗本人的威望，还是考虑到关于中国边境的战略，现在都要求 97

消灭西夏。 1226 年，成吉思汗发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役。

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西夏的唐古特帝国终于被打垮了，但是在最

后消灭西夏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在 1227 年长眠地下了。

有关成吉思汗其人，我们已经写了很多．这些相互矛盾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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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表明了成吉思汗非常复杂的个性。成吉思汗具行钢铁般的意

志和自制力，他能够一反温文尔雅和宽宏大熹 ， 变得背信弃义而且

具有报复心理。他的残忍行为，较之于同时代的女真统治者、花剌

子模诸王或者欧洲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首领来说，井无半点逊色。

就这方面而言，成吉思汗正是属千他的时代的一个人物，但是成吉

思汗的名誉井没有因为这些无意的残忍行为而沾上污点。对千成

吉思汗来说，恐怖是一种战争的心理武器，一种意在保证使他的敌

人迅遠臣服和顺从的宜传形式．作为一位精明的知人善任 行，成

吉思汗非常赞赏在人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敢姐率和忠诚，他自己

的一生就显示出了武士的传统美德，也表现出了政治家的谨慎和

狡诈。尤其是在早期，他巧妙地处理了互相倾轧的部队以及部落

政治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 表现出了最高超的技艺。成吉思汗象

他的家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沉溺醉乡，耽于声色，在战争中欢宴

作乐，喜好狩猎，而且精于骑术。权力欲肯定是成吉思汗征胶战争

的主要动机，除此之外，对千物质财富的欲望，对他的征服应该也

是一种刺激。

与更高文明的接触，对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

响。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他的后代大相径庭。成吉思汗的后代

们很轻易地就同化千中国或伊朗文化，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伊

朗文化与游牧生活是绝对不相容的，而且友古之所以具有凌驾于

其邻人之上的军事优势 ， 主要也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游牧生活方

式。成吉思汗几乎没有改变游牧首领传统的傲慢，聚敛财富是他

行动的主要刺激，他相信，命运之神将整个世界都给了他和他的家

族，供他们恣意享用。成吉思汗可能是个文盲，除了本民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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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他对别的语言 一无所知，所以成吉思汗与汉族、突厥以及伊

朗臣民打交道时，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缺乏

教育，但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之 一，是具有善千从经验中学习的才 98

能，成吉思汗的才干是随若蒙古帝国疆域的扩大而增加的．在蒙

古部落内部倾轧的早期，成吉思汗对蒙古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

知，但是随着他所处的环浅的改变，只要能够从中得到益处，成吉

思汗对于任何新的思想和影响都是乐千接受的．

成吉思汗作为一位帝国缔造者， ．一些有助于他取得非凡成就

的因素，在此值得我们特别指出。首先，在成吉思汗时期，对千一

位在草原地区出现的征服者来说，中业及其边缘地区的情况是十

分有利的。这时中国分裂为宋、金两个王朝，虽然金朝情况有所不

同，但是宋、金王朝都已经度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西夏和喀喇契

丹王朝这时也已经不再是难以克服的军事强国了。而且事实证

明，正在扩张中的花剌子模帝国，在真正需要抵御人侵者时，也只

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其次，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因素还有疲古军队自身，成吉思汗

个人以及他的将领们的功绩。蒙古军队的纪律（在当时是独一无

二的）以及他们以十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在上文中都已经提到

了。几乎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蒙古人建立了给养供给系统，供应部

队粮袜，补充新的马匹以及运输围攻器械。蒙古军队的围攻器械

较之千其对手的任何器械都更高级。没古人还具有优千敌人的战

术上的优势。毫无疑问，速度、机动和保密也是帮助成吉思汗成功

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有（这些因素，成吉思汗才能对他的军队指

挥裕如。不仅如此．成吉思汗取得关于对手的情报以及了解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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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侵的地区的地形形势的方法，在十三世纪来说，也是很特出的．

成吉思汗的情报是由商人提供的，而商人们则将成吉思汗及其家

族看作他们的保护人0。最初，蒙古人最明显的弱点是他们对于

围城技术全然无知，但是由于吸收了熟练的汉族和穆斯林工匠，这

一缺陷很快就被克服了。

第三，作为一位战争指挥者和善于在敌人中制造敌对和误解

的政治家，成吉思汗也是 一个杰出的典范。他的永远高瞻远瞩的战

＂胳思想，比他一生中的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他的才智。成吉思汗的

最终目标（直到他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才实现），毫无疑问是对

中原地区的征服，但是当他在蒙古东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

与预期的相反，成吉思汗没有去进攻女真人，因为即使开始他能

够取胜，也会遭到在他后方的蒙古中西部的克烈部和乃蛮部的袭

击。所以，成吉思汗克制了直接进攻北部中国的欲望，集中全力使

自已成为全部蒙古部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甚至在统一了紫古草

原之后，他仍然没有准备去征服整个中原地区，成吉思汗对西夏和

金朝的战争（他非常乐竟同他们谈判），也是在转过来袭击阿尔泰

山以西的突厥部落和喀喇契丹朝之前采取的部分的防御手段。西

方游牧部落的机动性和作战方法与蒙古人相似，一且改古人深探

的陷人与中原王朝的大规模的战斗之中，他们就很可能会轻而易

举地粉碎新建立的紫古联盟。只是在西部的游牧者及其不安定的

邻人花剌子模王国被平定以后，成吉思汗才菩手去消灭西夏和金

朝，然而就在这时，成吉思汗潼然长逝，他未竟的事业留给了他的

/i) 拉铁摩尔曾经详细分析 r这种战略，见 0. Latttmore,'The Geography of 
Chit屯is KhaQ'<拉铁摩尔＜成吉息汗之地理>) , The Geog,-aph,cal Journal, 1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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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去完成矶

最后，某些心理上的因素，也使得创建蒙古帝国的任务得以比

校顺利的完成。战场上的胜利一个接若一个，十足的勇气和决心，

增强了蒙古军队中掠夺的愿望。这种勇气和决心不仅来自蒙古军

队对成吉思汗本人的信赖，而且也来日他们对自己的将领的信赖。

成吉思汗对他的几个儿孙以及象木华黎、苏不台和者别那样宠爱
的将领，都同样非常信任，而他的儿孙和将领们对千帝国团结统一

的理想也一直忠诚不二。从成吉思汗本人来说，他具有审肘度势

的敏锐眼光，对千尚无力完成的车业，他是从不去奢望的。而蒙古

人的对手这时正陷人内部分裂之中，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敌人闭然

无知，而且自己本身也由千欺诈．贿赂、蓄意施行恐怖政策而士气

低落，他们是没有能力与璇古人长期抗衡的．

CD 见 J了：：：注引忱饮内尔q成 ，' · !,)./、,之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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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了，他的去世对蒙古的扩张进程几乎

没有产生影响。成吉思汗最初的征服势头，后来被他的儿孙们持

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成吉思汗一生的经历，已经指出了一条创建

一个囊括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游牧帝国的道路。当成吉思汗的

后裔们推翻了中原地区的金、宋王朝，消灭了阿拔斯哈里发政权．

将部队开进东南亚、旁遮普、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以及欧洲斯拉夫

人地区时，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这.. 目标。蒙占帝国的历史可以分

为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成吉思汗时期，在这一时期建立

了一个使以后的征服成为可能的军韦机器。第二阶段从 1229 年

延续到 1259 年（即相当千窝阔台．贵由汗和蒙哥汗统治时期），这

一阶段以继续巩困已经赢得的领土和进 一步的领土扩张为标志。

第三阶段以 1264 年忽必烈夺得他的兄弟及肝汗的继承权为起点．

一直持续到十四世纪初期蒙古帝国崩溃。

成吉思汗在死之前，将他征服的地区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

长子术赤分得了额尔齐斯河西部的蒙古征服地作为他的兀各思

（封地）。但是，由于术赤先干成吉思汗而死，这块广袤的土地就传

给了术赤的儿子拔都。拔都人肆侵害他的西方邻人，以扩大他的

封地，井且建立了以金帐汗国知名的帝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

台分行了河中地区、喀什噶里亚．七河地区以及淮噶尔西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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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第三子窝阔台得到了准噶尔东部、蒙古草原和巳征服的 IOI

中原地区诸省。根据蒙古人的习俗，由第四子拖雷管理他父亲的

家族、财富和祖先的牧地以及蒙古帝国的全部精锐部队。正是依

靠这支劲旅，拖雷的两个儿子，蒙哥和忽必烈才得以成为蒙古帝国

的统治者，井且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征服。拖雷的另一个儿子旭

烈兀，也是利用这支部队消灭了哈里发政权，建立了伊朗的伊利汗

国0。这些安排井非意味昔成吉思汗认为蒙古帝国会分裂，恰恰

相反，成吉思汗这种分封土地的安排，作为蒙古氏族的传统，意在

使玫古帝国在氏族合作的基础上，永远保持统一。为了这一目的．

成吉思汗任命窝阔台作为他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已经

死了，察合台被认为过于残酷而且刚憤自用，无法保持部落首领对

他的忠诚。窝阔台则人情练达，也颇得下和，所以窝阔台之继承汗

位得到了一致认可，即便察合台本人也忠实地支持窝阔台。窝阔台

在父亲死后召集的＂忽里勒台“上正式即位之后，从 1229 年一直统

治到了 1241 年。在这十二年中，蒙古帝国的民政管理逐渐转移到

了回鹘人、汉族人、伊朗人以及阿拉伯行政官员手中，蒙古帝国也

渐趋稳定。窝阔台本人虽然在需要严厉时也是严厉的，但是他仍

然不失为一名谦恭有礼、宽宏大量，相对来说较为人道的统治者。

窝阔台设在喀刺和林的朝廷（这里原来是克烈部的首府），很快就

被装饰的尪煌壮观，面目一新，这与窝阔台崇高的帝王权力观念的

,9 伊利汗这一称号，是用来指作为大扦的部属，统治特定的兀仵思戎封地的汗．
旭列兀及几后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伊利汗称号的． 一五到合赞Ir统治时期 (1295
． 一 1304年），旭烈兀的后布都在形穴上承认聋古忒中门大汗的宗主地位。见Lane-Poole.
The coins of the Mongols in the British Moseum (莱息一普尔 «大奂博物馆收

及的芝古钱币>), Liv-Lv。在近代，伊利汗这一称号在伊朗被用来称呼合思技以及找

哥帖.'I'. '.';"部喜的订领 ，他们当然不是任何大扦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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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是..一致的。大概是为了促进贸易的需要，窝阔台这位新的大

汗甚至在七河地区建立了几座城市，可能同样是出于促进贸易的

目的，窝阔台对穆斯林臣民也表现出了热情的支持。

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的早期阶段，我们看到蒙古帝国的疆域仍

然得到了大肆的扩张。成吉思汗死之前，在伊朗处千有利地位的

蒙古军队就已经被召集回来了，与此同时，自从 1223 年木华黎死

后，在中原地区北部也接若发生了一系列起义活动。窝阔台继位

之后，重新开始了蒙古的征厥。 1230 年，窝阔台任命溯里蛮那颜

102 为伊朗的指挥官，溯里蛮朵终击败了花剌子模王的儿子札阑丁以

及追随他的突厥人．在西方取得胜利的同时， 1231 年，窝阔台的

军队人侵朝鲜，并且在 1234 年消灭了金朝，豪古帝国成了长江以

北中原地区的主人。 1235 年，又召开了一次“忽里勒台“，这时朝

鲜仍然在负隅顽抗，戏古军队遂再次人侵朝鲜0。蒙古帝国与南

宋之间也爆发了断断续续，非决定性的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

了窝阔台统治结束。拔都入侵了斡罗斯、波兰、匈牙利，而溯里蛮

那颜则征肌了伊朗北部、阿塞拜疆、阿尔美尼亚、谷儿只，一直推进

到了远至塞尔柱帝国安那托利亚高原边境的地区。但是，这一时

期蒙古帝国的扩张势头已经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本地的军事首领

之中，紫古的扩张已经成为了当地军事首领的扩张。 1241 年窝阔

台之死，意味着对蒙古帝国统一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成吉

思汗的儿子们已经都去世了，根据成吉思汗的遗愿，大汗的继承权

应该过渡给窝阔台的后裔，所以在窝阔台的寡荽脱列哥那可敦摄

(j) 亨索，恩对壹一啊关系作了汉咸性的研究，见 W. E. Henthorn, Ko,ca; T加
Mongol Invasions ( 亨索尼，«朝鲜:llll古人侵心） • Le.den,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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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后，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成了大汗。窝阔台在世时期，贵由汗井

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才于，在对斡罗斯的战争中，贵由因为与拔都不

和，很不光彩地回到了喀剌和林。现在拔都在成吉思汗的后裔中

资历较老，窝阔台死后，拔都就与拖雷的长子蒙哥结成联盟，反对

窝阔台家族。

脱列哥那可敦摄政时期 (1241一1246年）和贵由汗统治时期

(1246-1248年），标志着疲古扩张进程的中止。与此同时，大汗的

权力可能也因为皇族内部的派系纷争以及宠臣们权力的不断迅速

提高而削弱了 。但是在 1242 年，拜住（伊朗地区的指挥官溯里蛮那

颜的继承人）在曲札达格击败了塞尔柱突厥，攻克了埃尔祖鲁姆、

脱卡特和开塞利，井且迫使塞尔柱突厥向蒙古帝国称臣。蒙古人

在安那托利亚高原的胜利以及拔都之进人匈牙利，极大地提高了

欧洲人对蒙古这一新的东方强国的认识。欧洲人半信半疑地认

为，蒙古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因为他们将蒙古与中亚的聂斯托

里派联系起来考虑的结果），而且他们还开始将蒙古帝国与赘雷斯

特·约翰的不可磨灭的传说联系了起来。普雷斯特·约翰是一位

基督教统治者，据传说，他的领土在伊斯兰地区之外的某个地方。

从十三世纪中叶起，教皇、皇帝以及十字军骑士都派遣使团前往蒙陨

古，«蒙古历史＞一书的作者，修道士普兰诺·迦宾就是英诺森四世

的使节，他是在 1246 年贵由汗继位时到达喀剌和林的。

在贵由汗统治的短暂时期内，贵由汗与其家族中最强大的成

员相互不和，怨隙日探。到了贵由汗去世的时候，他与拔都之间已

经箭拔弩张，处，；战争的边缘了。据称，贵由汗是被拔都或者是拖

雷寡妻的奸细母死的。贵由汗死后，他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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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者。斡兀立海迷失在 1250 年接见了法王路易九世派来的使

节。成吉思汗的后夼们现在分成了两派，拔都和蒙哥（他们代表术

赤和拖雷家族系统），联合起来成为 分派，反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

后代。 1250 年，在伊塞克湖附近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试民解

决这些分歧，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一年之后，在克鲁伦河附近

召开了第二次“忽里勒台“，这次会议是由拔都的兄弟别儿哥操纵

的。别儿哥策划将蒙哥推举为大汗，而拔都实际上等千让出了大

汗位。蒙哥登上汗位之后，最先采取的行动就姑下令将他和拔都的

反对者处死。由千首先镇压了反对派，所以蒙哥汗在他统治的共

余时间里( 1251一1259年），就得以集中全力进 一步扩张。 1253 年，

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在蒙古集结了起来。 一支远征军由蒙哥汗的

弟弟忽必烈指挥，进攻中国南部的南宋帝国。另外一支远征军则

由聋哥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指挥，目标是消灭伊朗北部的木剌夷

国（他们在欧洲人中间以“暗杀者”著称） 和阿拔斯哈里发政权。

1257 年，旭烈兀攻克了阿剌模忒和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的其他大多

数木剌夷要塞。 1258 年 2 月，巴格达也陷人了蒙古军队的包围之

中，最后一任阿拔斯哈里发谟斯塔辛在后来的大屠杀中被杀害。

与此同时，忽必烈进攻南宋的战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忽必

烈的成功使蒙哥汗疑嫉日增，于是他在 1257 年召回了忽必烈。后

来蒙哥汗与忽必烈兄弟二人 吱起，再次向南宋发起进攻，在这次战

争中，忽必烈在中国战场上处于从属的地位。两年之后，改哥汗在

四川死千痢疾。

在忽必烈统治之下，蒙古帝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忽必烈

之前，蒙哥汗统治时期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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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年，代表路易九世拜访过蒙哥汗朝廷的修道士卢卜鲁克，曾 10.\

经描述过喀剌和林的乐况，他的记载说明，这个帐篷城在当时已经

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首都。但是，对千数扯上相对更少的蒙古

人和他们的联盟来说，要继续统治人口众多的广大臣民，世界主义

与他们几乎是不能相容的．由于蒙古帝国的行政权已经落人了从

他们的臣民和定居种族那里吸收来的官员手中，（事实证明，这些

定居种族的更高级的文化对成吉思汗的后裔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

魅力。）蒙占帝国已经不再是特别的菜古人的帝国，而且它也不再

仅仅是单纯代表游牧部落的利益了。这些游牧部落曾经为成吉思

汗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人如果接受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大

量弱点，同化干突厥、伊朗或者汉族臣民，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蒙古

人作为统治民族的灭亡。蒙哥汗死后，那些敌对的汗位候选人在

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野心，充分说明了栗古帝国当时面

临的抉择。

忽必烈作为拖雷幸存的三个儿子中的长者，是聋哥汗最明显

的继承人选，但是在忽必烈从中国返回改古之前，他的弟弟阿里不

哥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准备由他自己登上空缺的汗位。阿里

不哥的这次行动可能得到了部分蒙古首领的支持，这些人对千忽

必烈将蒙古帝国内中国诸省的利益置千蒙古之上的倾向深为不

满．后来，忽必烈也召集了一次敌对的＂忽里勒台“，在这次大会

上，忽必烈接受了大汗的称号，井且出发到蒙古去征讨阿里不哥。

忽必烈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迫使阿里不齐俯首投降。此后不久，

阿里不哥就死了，他很可能是死千谋杀。虽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

的斗争，暴露了~ -;阳帝国的统一易于破碎的性质，但是到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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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忽必烈已经控制了蒙哥汗原来的领土的一大半。当蒙哥汗去

世之时，旭烈兀正忙于在叙利亚的战争，所以旭烈兀没有参与他的

两个兄弟之间的争夺。虽然旭烈兀与忽必烈结成了联盟，但是他

的当务之急是在巩固他在中东的征服，旭烈兀所征服的地区，就是

后来伊朗的伊利汗国。

与其说忽必烈的统治保持了泵古的传统，毋宁说他是根据汉

105 族的传统进行统治的。 1264 年，汗八里（北京）取代了喀剌和林的

地位，成了豪古帝国的首都。 1271 年，拔古帝国又接受了汉族的

称号一一元。 1279 年，当南宋最终被蒙古人消灭时，忽必烈发现

自己是第一位拥有整个中国的“野蛮人”的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忽必烈是以中国作为蒙古帝国的中心的。他所推行

的扩张主义政策，更多的具有中原封建王朝的特点，而与具有游牧

民族特点的扩张政策大相径庭。十三世纪八十年代，紫古军队开

进了安南、占城、柬埔寨和缅甸。虽然在 1288 年，大量印度支那的

统治者就已经承认了忽必烈的宗主地位，但可能是由于气候环境

的缘故，豪古人很快就从这里撤军了。忽必烈在 1274 年和 1281

年从海上进攻日本， 1293 年又由海上远征爪哇，这几次出海远征，

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些失败证明，一且离开了草原，蒙古人的

军事技术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只有在草原上，蒙古军队的军事

优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这些失败也是对进一步背宽

聋古民族传统的警告。就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威尼斯商人马菲奥

和马柯罗· 波罗千 1262 年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在 1275一1292 年

之间，尼柯罗的侄子马可在忽必烈的政府中供职。马可· 波罗

在他的探险经历的著名记载中，以大址的篇幅描述了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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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辉煌的宫廷。仅仅需要将马可·波罗著作中的记载与普兰

诺·迦宾以及卢卜鲁克对璇古的描述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

现，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汉化的进程发展得多迅速，蒙古人在汉化

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由千忽必烈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是通过翻

译进行的，而且他也许还没有能力阅读回鹘文 ，所以虽然忽必烈的

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汉族传统，但是他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可

能是很贫乏的。由千忽必烈对中国学术的保护以及他为蒙古皇室

诸王子提供的汉族文学教育，保证了他的后代能够较之千蒙古文

化更接近于汉族文化丸

然而事实证明，中原王朝是蒙古帝国最难以战胜的对手，与西

方的穆斩林国京和基督教国家相比，中原王朝有着远远更为强大

的恢复能力。成吉思汗第一次在中原地区的土地上作战是在 1211

年，可是到了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孙子们仍然面临着南宋的顽强抵 106

抗。正象汉族文明的吸引力逐渐削弱了蒙古人的魄力和首创精神

一样，在中原地区的战役也逐渐削弱了蒙古军队的力量。蒙古统

治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但是在这里

我们应该附带指出的是，在元朝统治下商业生活的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得归功于秉古人的保护。新富起来的蒙古贵族将金、银、珠宝

以很高的利率借给商人，作为流动资本。元朝统治者特别与掌握

横穿大陆贸易利益的穆斯林商人(ortaq)交往密切，他们常常将帝

国的税收承包给这些商人，而商人们也经常充当大汗的商业代理

人。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信用设备的迅速增长，在这方面，纸币起

(i) H. Franke,'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叨ite Chi叩汀

｛撸兰克«友古凸脊能撼读笃议文鸣1 >), Asia MaJor.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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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可缺少的作用0。但是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汉地征服者当中，

蒙古人的同化程度是最浅的。 蒙 古的“封建主义”与中原封建王朝

的官僚政治传统是根本不相容的，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在数

量上和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又加重了这种不相容性。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后裔中最伟

大的统治者之一，甚至在阿里不哥去世之后，忽必烈在蒙古地区的

权力也还是不稳定的。在忽必烈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他在聋古地

区遇到了窝阔台的孙子海都这样一位很难对付的敌手。海都幸免

于 1215 年对柬哥汗的反对者的屠杀，到 1269 年，他成了窝阔台和

察合台幸存的后裔中无可争议的领袖。海都以准噶尔和七河地区

作为他的政权的统治基地，截止 1273 年，海都已经驱逐了喀什噶

尔、叶尔羌以及和田等地的忽必烈的代理人。 1276 年，海都又威

胁着吐鲁番一一库车地区。忽必烈认识到了形势的严盒性，很快

就恢复了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权。但是在 1277 年，海都在那些

仇恨忽必烈汉化政策的豪古首领的支持下，攻克了喀剌和林。虽

然忽必烈最优秀的将领伯颜（马可·波罗称他为“百目伯颜＂）千

1278 年进军蒙古，而且收复了喀刺和林，然而海都仍然控制溢准

噶尔，继续肆意袭击蒙古地区，从而切断T蒙古帝国的交通线一一

正是因为海都阻断了陆路交通，才使得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八

107 十年代后期陪同一位聋古皇室公主由中国去伊朗时，不得已取道
© H. F.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w-e of the Yuan Dynasty (舒尔曼

«元朝的经济结构九 Cambrodge, Mass., 1956, 4--6, 火于十四世纪发行纸币的尝
试，见 H. Franke, Geld und Wirtschaft ;n Ch;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
haft (弗兰克«壹古统治下中国的钱币和经济冷）， Leipzig, 1949, K. Jahn , 'Das 
;,anische Pap虹geld' (扬 «伊朗的纸币>), Arch,v 0.-icntalni, 1938; M. Husa;n, 
Tu的luq Dynasty ( 胡赛因＜秃忽鲁朝>), Calcutta , 1%3, J•S-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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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而行。由千忽必烈正在全力经营印度支那以及进行诲上远

征，所以他无法对海都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海都则因为控制了

中国边境地区，从而占有了战略上的优势。在边境地区，他可以从

那些象蒙古民族一样尚武的部落中吸收兵员，这些部落曾经为成

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建功立业． 一直到了忽必烈的继承人统治时

期，海都才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海都的经历证明，忽必烈是缺乏战

路远见的，他将蒙古朝廷和政府从蒙古地区撤出，由此割断了他的

家族与辈古以及突厥部落的个人联系，然而疫古帝国的存在，正是

依赖于这些部落的忠诚。海都之死（大约在 1301一1303 年间）解

除了元朝面临的最可怕的败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多年

之后蒙元势力被明朝从中原地区驱逐出去为止。

忽必烈死千 1294 年，他的死并没有立即引起蒙古帝国权力的

哀落。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1294-1307年）在经验丰富

的伯颜支持下 ，坚定地确立了大汗的地位。他控制了海都的野心，

井且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手段，重新宣告了他对西方诸汗国的君主

权。 与此同时，铁穆耳还巩固 f忽必烈在中国本土内部的行政措

施。但是，铁穆耳的继承者们对中亚的历史进程却几乎没有产生什

么影响。从 1307 年到元朝统治结束的 1369 年之间，九位元朝皇帝

的汉化程度越来越深，元朝政权也日益削弱，最后使明朝轻而易举

地扫除了蒙古帝国在中国本土的统治。

从忽必烈之死到伊利汗不赛因之死，也就是 1294 年到 133S

年之间的这一时期，成吉思汗述立的改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要中国的元朝与分裂的诸汗因之间保持右某种形式上的外交、

文化和商业的联系，世界性帝国的思想就有可能残存下来。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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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汗国还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和发展横贯大陆的商道贸易，那些分

裂的汗国之间就会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 商路贸

易曾经是最初建立蒙古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到了十四世纪

l愧中叶，再次恢复世界忖帝国的思想和现实都已经消失了。十四世纪

末期，巴鲁剌思突厥征服者，河中地区的帖木儿试图恢复中亚与其

边缘地区之间类似于浆古时期的那种关系，但是他失败了。随着

海上贸易通道的发展，中亚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存在理由一—

控制商陀贸易一一也最终消失了。

从蒙古帝国建立之初，在其内部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紧张

的关系，而且它一直没有能够从这些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莱古

帝国的制度是一种力图使游牧军事政权与典型的，从定居社会中

衍生出来的行政管理制度结合起来的制度 。 这一制度是建立在两

种相互对立的要素之上的，一种是离心、保守和封建的豪古传统，

一种是渊渊千成吉思汗的“蒙古世界秩序”意识。由千使用非蒙古

族官员-一回鹘人、阿拉伯人、伊朗人以及汉族人等，成吉思汗的

“蒙古世界秩序”意识由此得到了增强。在这些非蒙古族官员中，

有许多人来自那些紫古人闻所未闻的，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官

僚政治政体传统的社会。豪古帝国的庞大的规模（尤其是在蒙哥

汗和忽必烈统治时期），对维持帝国的统一尤其不利。因为对千管

理这样广袤的领土来说，十三世纪的交通条件和管理技能都是非

常缺乏的。总的来讲，将泼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儿孙中分为封地

的作法，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分裂 。 但是反过来讲，这种作法与蒙古

的习俗又是一致的，而且要想对帝国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分封的

作法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蒙古帝国的行政机构与同它相应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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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机构相比，总是相形见细。因为在帝国的中心与边远诸省之间，

并没有有机的联系，边远地区封地的发展与否，井不是由于帝国政

策的需要而决定的，而是由千每个汗国当地的情况，包括其统治者

的野心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割据称王的诸省之间的

相互纠纷，就已经足以对帝国的统一构成威胁，而且成吉思汗后裔

的数址在不断增加，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极力要得到独立的统治

权，这两种趋势交互作用，摧毁了蒙古帝国的统一。此外，相互冲

突的利益、不明确的边界以及有争议的草原，也为成吉思汗后裔之

间的摩控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借口。由于诸汗和他们的追随者逐渐

同化千各自当地更高的文化之中，他们坚待强调各自纯属本地的 109

利益大大高于蒙古帝国的利益。正如同元朝感受到了汉地文明磁

铁般的吸引力一样，伊朗的伊利汗国诸汗（直到十三世纪末合赞汗

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们大多数是佛教徒'11) 也逐渐吸收了伊朗

一一－伊斯兰文明。到十四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

是同化蒙古征服者，或者是将他们驱逐出去。大约与此同时，与中

国有狩相似的同化人侵者的能力的伊朗，也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

选择。距离诸文明中心更为遥远的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诸汗，

虽然更长久地保持了他们的游牧习俗和“札撒＂习惯，但即便是他

们，也没有幸免于类似的异化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个帝国的创立者，蒙古人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

句 伊利汗国的佛教，不是后来在蒙古地区的聋古人中盛行的喇嘛教，而是一种

大乘教的混合物。吧 B. Spuler, D,e Mongolen in Iran (斯普勒＜伊朗的萱古人>),
ISO. K. Jahn,'Kamalashn-Rash,,f al-D的 '"L,fe and Teach mg of Buddha ... 
A Source for the Buddhism of the Mongol Pcnod'(扬啡麻剌失里一拉施都
丁之“生活与佛陀教义">), CAJ.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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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战争中，聋古人使自已成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芸芸众生

的主宰。这场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城市的毁灭以及对

文明价值的极端蔑视，所有这些甚至以十三世纪的标准来看，无疑

也是触目惊心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蒙古战争的恐怖而抹煞蒙古

帝国对人类发展的积极贡献。在窝阔台、贵由和豪哥统治时期

(1227—1259年）的豪古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及后来在忽

必烈和铁穆耳统治时期(1264一1307年）作为某种帝国军事联盟，

蒙古征服地区经历了四分之三世纪的相对稳定时期。一位当时的

阿拉伯历史学家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就其民众与军队而言，历史学家们没有记载过，也没有任何记载提

到过，有哪个王朝拥有与胜利的生古帝闱同样多的征服地区。事实上，

蒙古帝国所拥有的征服地r,: 、军队以及臣L飞的数昼之多，是世界上任何

一个别的朝代都没有享有过的'.D.

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能够使人们相对安全地从克里米亚到

达朝鲜，商品以及思想和发明也能够从人们所知的世界的一头，畅

110 通无阻地到达另一头。当时的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北京的威尼斯

商人，波尔多和北安普敦的蒙古使节，大不里士的热那亚领事，喀

剌和林的法兰西工匠，伊朗绘画中的回鹘和中国图案，中国的阿拉

伯税收官员，埃及的蒙古法律，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十三世纪的世

界各地正在接近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可·波罗著名的

(0 J. K.rilZ«:k,'Ibo心1于q<aqa and lbe fall of Bag卜dad'(克l!.特译克

«伊本 · 梯各台哥与巴 1礼心的陷落·"• The World of lslan1, ed. J. K.ril芘ck•nd
R. Rayly, Londo,,, IOJ I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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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要比 一部洋洋大观的目录更为重要，因为它象征着 一个新时

代的曙光。十三世纪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后来中世纪的领土

扩张以及早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

时十五、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活动，则是关于远东的知识

扩大的直接结果，而这种知识则是从马可·波罗以及隶古时期其

他一些欧洲旅行者的记载中得来的。

在亚洲，由成吉思汗的经历中产生出了一种新的绝对统治的

思想，尽管这种情感在最初是一种很可怕的情感，但是这种思想肯

定引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到了后来，后代们对于成吉思汗帝国的

回忆是非常广泛的，这种回忆足以与中世纪欧洲对查理帝国的回

忆相比。之古时代之后的较大的穆斯林因家一中亚和印度的帖

木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乌兹别克帝国以及埃及的马

木路克王朝等，与蒙古时代之前的穆斯林政权相比，似乎都有一种

制度的稳定性和更强的生存能力。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仅仅是

一种巧合。这些国家从索古帝国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呢，事实上

在聋古帝国崩溃之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中亚的每个小诸侯都宜称

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井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统的。甚

至印度的莫卧儿大帝也象强调自己是帖木儿的后裔一样，强调他

们是察合台的后裔。在十八世纪中叶，德于的第一任尼萨(Nizam)

阿萨夫·贾赫一世的遗嘱中就有这样的禁令，即规定统治者应该

过一种帐篷生活，这一禁令肯定与那些最初执行“札撒＂的人们有

关。但是，尤其在穆斯林中间，对于蒙古统治的回忆会引起特别的

反感，这部分地是由于求古人残暴和读圣的原因引起的后果，部分

地则是由干事实上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帝国之前，隶古帝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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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穆斯林国家所遭受的一次仅有的重大敞戒，在蒙古统治时期，

穆斯林文明被迫屈从千异教的统治．与穆斯林国家的反感比较而

言，文明程度大大高于豪古帝国的汉族人，对于他们的边界之外的

部落社会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对千接受蒙古人的统治，似乎没有象

渗斯林那样强烈地感到蒙受了耻辱。也许这是因为在蒙古统治中

国之前，至少在中国北方地区，就是由另外的两个异族，契丹和女

真人统治的。道教总士长春真人的一位门徒，曾经描述了一次从

山东到巴尔赫附近的成吉思汗营地的旅行，他的记载说明，对于这

些古老而高级的文明的成员来说，蒙古人是他们真正感兴趣和尊

敬的对象，而罗马帝国后期的罗马基督教徒也正是这样看待哥特

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说蒙古人：

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求刻木为契，遇食同卒，莱则争赴。有命则

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ll.

当蒙古最初的征服结束之后，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成吉思汗的

世界，并不简单地是一次偶然的社会大变动，而是整个重建了中亚

与其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蒙古人在结束征服之后，就开始从被征

服的民族中招悚行政人员和具有高度能力的管理人员一一先是从

回鹘人、乃蛮人、契丹人以及河中地区的穆斯林中，后来则是从汉

族人、伊朗人、犹太人和许多别的民族中吸收管理人员。在中国，

忽必烈任用阿拉伯人充当财政官员，也正是忽必烈，吸收了马可·

(j) A. Waley, The Tmels of an Alchcm;st (书利 ＜一位拣金术士的崖行

记>), London, 19Jl,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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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在他的政府里供职。山千吸收了各民族的行政管理人员，蒙

古帝国的统治逐渐成了世界主义的统冶。特别是伊利汗国，非常

广泛地任用了外族行政官员为其政权服务。君临伊朗的束古统治

者既单纯质朴，但又危险而不可靠，在伊利汗国统治下，那些身居

高官显职的伊朗人虽然鲜有善终，但是伊朗官僚阶层（由千坚韧顽

强，保证了他们在几个世纪的动乱中存在了下来）却因此很快就发

现了为蒙古君主效力的有效途径。

最初，伊朗伊利汗国的疆域从克什米尔一直延伸到了黎巴嫩 112

地区v ,在历时四分之三世纪中，伊利汗国一直是中东的一支难以

战胜的力量。尽管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以及埃及马

木路克王国，都发生过持久的战争，但是对于伊朗文明来说，蒙古

统治时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有秩序的管理机构恢复之后，学

术和文学紧接着很快就得以复兴。与此同时，伊利汗国在艺术上，

尤其是在建筑方面的赞助也是特别慷慨的＠．伊朗的建筑师和筑

造工匠被任命建造一些辉煌的建筑，这些建筑较之阿拉伯征服以

来在伊朗所见的任何建筑都要更宏大，也更壮观。

尽管由于继承权问题，在伊利汗国内部曾经出现过争端，而且

伊利汗国与其邻国之间也经常发生频繁的战争，但是，伊利汗国时

期伊朗文化的高度水平，还应该归功干 1258 年到 1335 年之间伊

@ 早期伊利汗国诸汗对克什米尔行使了主权的问题，尚未得到拧 遍认可．见
K. Jahn,'A Note on Kashmir and the Mongols' ( 扬 «关于克什米尔与壹古的

札记斗 CAJ, 1956. 
(!) D. N. Wilbur, The acch临turo of Islamic Iran: The II Khanid period 

（威尔伯＜伊斯兰伊朗的建筑一伊利汗国时 1111•) , Princeton, 1955。关干共他的艺
术形式，见 A.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it < 厄珀嫣 · 波普＜波斯艺

术大全>), 6 vols., London, 1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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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汗国政权内部的相对稳定 。 以下几个因素，对伊利汗国的稳定

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一，伊利汗国诸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与

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军队相比，伊利汗国的军队如果不是更

精良的话，也足以与它们相匹敌：其二，伊利汗国成立了由熟练的

伊朗官员管理的有效的税收组织系统：共 三，伊利汗国还占 1忏了位

于中东商路的有利地位。部分地是由于新的蒙古统治阶级需要奢

侈品的结果，当疲古帝国一确立，商业和都市生活就开始复活了 。

就恢复经济活力而言，伊朗地区表现得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为显

著。在伊朗，蒙古人将其统治基地设在了阿塞拜疆 ，这一方面是出

于战略上的原因，更重要的则是因为，阿塞拜疆为索古人的生活方

式提供了适宜的气候环境，而且这里也为他们的马匹提供了优良

的牧地。蒙古人以阿塞拜疆作为基地的结果，使大不里士很快就

发展成了一个最繁荣，最具有世界主义特点的，中世纪后期的世界

性的贸易集散地。大不里士的繁荣得益于它位千伊利汗国诸汗营

地附近的地理位置以及 125 8 年巴格达的毁灭，而且柬古一一马木

路克王朝在叙利亚的战争，共移了肥沃新月地带北部的商路，这对

大不里士的发展也十分有利。

繁荣的贸易，意味着政府对商人的有效的保护，伊利汗国诸汗

中最伟大的合赞汗(1295— 1304年），在这方面为蒙古君王作出了

113 最好的榜样。在合赞汗统治时期，他将度丑衡都予以标准化，在帝

国的大道上设立了驿站，对盗匪实行了无情的镇压，而且规定各个

村庄都要对其附近道路的安全负责。在合赞汗时，还新建了大小

里士的郊区，设置了商队客店，工场和集市，以此来鼓励外国商人，

他在税所竖立起了石柱，石杜上面刻有当时应该交纳的税率，以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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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无知的旅行者被贪官污吏所盘剥。蒙古帝国的力量，部分地取

决千象合赞汗那样的统治者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而这种有能力

的统治者的消失，则不可避免地会使帝国衰落。如果说在合赞汗

统治下的伊利汗国，堪称蒙古统治的最优秀的典范的话，那么三十

年之后，到了伊利汗国的末期，伊利汗因就已经显示出了它在制度

上面临的弱点。蒙古政权最严重的弱点，丛它的薄弱的制度甚础。

谡古帝国的民政和军书机构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共军政机构的运

转依赖千上层统治者的有效领导和下层统治者的服从以及对下层

统治者的限制。然而蒙古政权的下层统治者往往在当地拥有广泛

的影响和雄厚的实力，一旦中央的领导能力腐化，当地军市芒领就

会与中央政权抗衡，接看开始自相倾轧，或者在中央控制能力削弱

时，当地的锁导者就会起而宜布独立。在伊利汗国所发生的情况

就正是如此。伊利汗国奻后--位实际的统治者是伊利汗不赛因

(1316一1335年）。当不赛因统位时，他还没有成年。不赛因的统治

标志着蒙古札剌亦儿氏族与祁班氏族之间争权夺利的开始。在这

些强大的氏族的挟持下，不赛因的那些软弱的继承人仅仅是一种

工具而已。最后，札剌亦儿氏族战胜了对手，在阿塞拜疆和伊拉克

地区建立了继承伊利汗国的主要国家，）。在东方，从赫拉特起的

广大地区被凯尔特朝统治。呼罗珊的西部和戈尔甘落入了萨尔巴

包朝手中。在南方，原来受到伊利汗保护的惨札法尔朝在设拉子、

@ 关于札剌亦儿钥见 J, B. van Loon, Ta'ri凶,i Shaikh Uwa氐（万陀 «谢

麟兀洼茫，史>),The Hague, 1954; C. Huart,'Memoire sur la fin de la dynastic 
des llekanicn'(乌阿特 «纪念伊利叶王朝的灭亡>) , JA, 1876; H. L. Rabino, 
'Coins of the Jal扣r, Kara~oyOnlO、 Mu,ha、sha' 、 a nd Ak Koyunlu Oynasti心＇

（拉比沾«札剃亦儿、喀喇豁云 ＄穆沙沙以及阿克豁"'~"- "钥（（；仗币>), NC, 19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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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兹德、伊斯法罕和克尔曼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在不赛因死后的

五十年内，这些继承了伊利汗国的国家，都被帖木儿的征服扫疡

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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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从他父亲的帝国内得到了自己的一份 114

封地，这块封地是额尔齐斯河西部地区（现代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

利亚）和花剌子模。在术赤的封地之内除了有广阔肥沃的游牧地

之外，还包括重要的商业集散地玉龙杰赤。 1221 年，玉龙杰赤曾

遭到蒙古人的鞣嫡，但是这座城市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繁荣。术

赤兀鲁思的西部以及里海、黑海北部是尚未被蒙古人征服的钦察

草原，库蛮人等突厥民族居住在钦察草原。突厥民族以北是伏尔

加河上游的不旦阿耳汗国和罗斯公国。 虽然在 1223 年者别和遠

不台两位将领经由高加索进入了黑海北部草原，并且在迦勒迦河

畔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击败了库曼人和斡罗斯人的联合力量，但

是术赤在世期间（术赤死千 1227 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前），改古

人对千这些民族是没有多少兴趣的。对于董古人来说，迦勒迦河

战役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战役，然而就斡罗斯人而言，这次战争却

是十五年后将要到来的总攻击的前兆。迦勒迦河战役（也是一次

侦察）之后，在成吉思汗在世期间，蒙古人没有对西方发动进一步

的试探性攻击。但是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谏古帝国又开始向西方

进一步扩张。 1237一1242 年之间，在老将速不台的帮助下，术赤

的次子拔都消灭了不里阿耳汗国，征服了钦察草原诸部落和斡罗

斯人（基辅在 1240 年遭到洗劫），进人了 波兰和匈牙利腹地。蒙古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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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和匈牙利i,1 处币 ( 1241~.4 月）取得

的压倒优势的胜利，暴露出了十三世纪欧洲军队的虚弱无力，在碰

到更机动，纪律性更强的对手时，欧洲军队是不堪 一击的。所以我

们说，或许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情况， 4·(如印欧幸免千蒙，片的入侵。

1241 年 II 月，窝阔台去世（，拔都11为成吉思汗帝国中 - ·位资历

较老的王子，如果要对即将召开的选择新汗的＂忽里勒台“发生影

响的话，他就必须亲自前往喀剌和林。拔都留下了留守部队之后，

撇军向蒙占东进，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此行的目的地0 :(1: 钦察草原

的战役中，拔都性色和与他的党兄弟，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发生了争

执，而且将贵由很不光彩地遣回（喀剌和林。当窝阔台死后，贵由

的支持者很快就控制了蒙古帝国政府，很清楚，如果拔都将自己置

于宿敌的手中，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拔都在伏尔加河畔停

留了下来，在距离阿斯特拉罕城上游 65 英里的萨莱建帐立国，忙

于在他辽阔的兀鲁思上建立自己的政权。拔都的兀鲁思内有无边

无际的牧场，有众多的尚武部落，从这些部落中可以得到兵员的补

充，而且在他的兀鲁思内还有几条重要的商道，可以保证稳定的税

收。在 1251 年的＂忽里勒台“上，蒙哥汗的继位遭到了察合台和窝

阔台后裔的反对，正是由于拔都介人的结果，才终于使蒙哥作为贵

由的继承人登上了大汗汗位。以上所介绍的拔都兀鲁思的情况，

或许可以使我们弄清楚，为什么在整个发古帝国政治中，拔都仅仅

满足于得到边缘权力，而无意争夺大汗的位涅。虽然就个人关系

标准而言，拔都与他的封主的关系是真诚的，但是拔都的封地后来

还是迅速发展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千啵古帝国共余部分的独立的汗

国。而蒙哥汗则认识到，他与他的堂兄弟享有某种共同统辖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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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哥汗甘对卢卜鲁克说“正如同阳光普照大地一样，我与拔都

的权力也无所不在(D"。

无论是在萨莱，还是将营帐设在伏尔加河畔，在拔都的坚持

下，他的宫廷结合了游牧民族不拘礼节的风尚与定居君王宫廷装

饰豪华的气派。 根据两位目击者，修士普兰诺·迦宾和卢卜鲁克 116

的叙述，拔都在一顶巨大而精美的亚麻布帐篷中处理他的 n 常事

务，帐篷内绝对保持肃静，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许进人帐篷。被

传唤谒见大汗的人，当他与拔都谈话时都要跪在地上， 与此同时，

有一个抄写员记录谈话内容。 拔都本人与一位最亲爱的妻子坐在

一个放置在帐篷中央高台上的黄金王位上。拔都另外的妻子们坐

在左边的长凳上，而拔都的弟兄和儿子们以及主要仆从都坐在右

边。在帐篷入口处附近有一张桌子，上面放若金银饮具和马乳酒

碗。拔都汗对特殊的客入赐以马乳酒，用来表示他的好客，这也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的标志。当拔都汗与贵族们酣饮时，有六

弦琴演奏和歌手歇唱助兴。而当拔都汗离开大帐出行时，在他的

头顶上方罩着遮阳华盖(chatr), 华盖在古代中东是一种皇权的标

志。拔都在他的臣民中以“赛因汗“知名，这一称号可能意味着智

慧与公正的意思，“赛因汗＂的称号与其说与伟大的东方统治者的

传说有关，倒不如说它与道德善行有关＠。虽然伊朗历史学家术

兹扎尼提到过一个谣言，说拔都和他的叔叔窝阔台都是秘密的穆

斯林教徒．但实际上拔都象他的父、祖一样，-·生都遵奉萨满教，这

©C. Dawson, The Mooaol M,ss;on (道森«莹古使团>),ISS,

@ P. Pell邸 ， Notes sur l'b;sto;re de la Horde d'Or (I白希和 4金帐汗国史

评注>), p缸~. 195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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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同下他那成为基督教徒的儿子撒里答，也不同于他成为穆斯

林教徒的弟弟别儿哥。然而即使拔都一生都是一位异教徒，他还

是因为他的王者气度，在伊朗穆斯林历史学家中赢得了声劳。而

这些伊朗史学家作为伊利汗国的臣民，井没有必要非颂扬拔都不

可。例如志费尼就是这样描述拔都的：

他的恩惠是无法计算的，他的慷慨也是不胜度量的。各地的国王、

极边的君主以及其他的人，大家都来拜见他。朝贡者将累年积蓄的贡物

献给拔都，他们的贡物还不忤运到仓库时，拔部就将这些贡品不计多少

地赏贱给了蒙古人、穆斯林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商人们从各地给他带来

了五花十色的货物，拔都不但全部接受这些货物，而且还付给商人高千

货物本身价值几倍的11111金 、众。

117 拔都的兀鲁思在历史上以金帐汗国而知名。＂佥帐“这一名称

的起枙我们还不清楚。但它可能与蒙古人认为黄金是帝王的颜色

这种思想有关，或者如同十四世纪伊本 ·拔图塔件经描述的那样，

可能与金帐汗国诸汗有一顶钱金的银付、篷这－一事实有关。按照之

古习俗的特点，拔都将他的）L鲁思的各个地区分配给了他的兄弟

们和他们的家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而拔都本人则保留了最蒋要

的钦察草原心脏地区。在进行了最初的征服之后，拔都尽其余生，

全力巩固伏尔加河西部的新领土。要巩固新征服的地区，就意味

着首先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财政制度，而且要迫使在 1237一 1241 年

的战役中新征服的民族屈服。 在斡罗斯地区，由千联合了主要的
li) J. A. Boyle, 平 H戊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s (波义耳«世界征服

青史>), I,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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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统治者，例如弗拉基米尔及具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及

加利奇等，迅速实现了巩固斡罗斯地区的目的。这些斯拉夫统治

者认识到，试图抵抗泼古人是徒劳无益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他们开创了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斡罗斯人通过定期向蒙古人

交纳规定的沉重的贡赋和打表面上保片对棠古君主的忠诚，得以

完全保持了他们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特点c

拔都死千 1255 年，除了在他的兄弟别儿哥统治时期之外，金

帐汗国一直由拔都的嫡系后裔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 1359 年，

王位才转到了术赤其他的儿子的后裔手中。在这一时期，金帐汗

国的情况明显地好千别的蒙古汗国。金帐汗国的疲古统治阶级及

其突厥军队逐渐同化于钦察草原原来的居民之中，形成了后世的

粘鞋人，伊斯兰教成为他们主要的宗教，而且糙鞋语也逐渐发展成

了一种混合方言。拔都死后，他的儿子们紧接着很快就莫名其妙

地都死了。到 1258 年，别儿哥成了金帐汗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精力充沛、才干超群的男子汉，别儿哥是十三

世纪最杰出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而且他也是第--·位公开宣称自己

是穆斯林的蒙古统治者。根据术兹扎尼的描述（虽然他没有金帐

汗国的第一手资料），别儿哥的周围是穆斯林神学家和 30,000 名

穆斯林警卫，他们随身都携带着祈祷用的跪毯，而且滴酒不沾·:D.

别儿哥在伏尔加河上游距肉萨莱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可以

与萨莱城相她美的居留地，这里叫做别儿哥 －萨莱或新萨莱。到 It&

十四世纪前半期，在月即别统治时期，新萨莱城已经成为金帐汗国

,D H, G, Ravcrty, The Tabakal-i-N釭in (拉维尔第译，术兹扎尼«卫教者

表•>, n, 1285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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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所在地。在萨莱以及新萨莱城的发掘，揭示了这里明显的

都市文明的证据。在此地的都市文明中，在文化影响方面占据了

优势地位的似乎是埃及和叙利亚文化，而不是伊朗文化，）。我们

儿乎可以肯定，这种局面是由千别儿哥以及他的直接继承入实行

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在别儿哥统治时期(1258一 1267年），为了控制

高加索地区，别儿哥与池的堂兄弟旭烈兀以及旭烈兀之子阿八哈

之间频频发生冲突，到十三世纪后半叶，这种冲突演变成了金帐汗

国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之间的激烈战争。别儿哥与旭烈JL长期不和

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就使得别儿哥对于

旭烈兀对待哈里发政权的政策持反对立场。但是使别儿哥反对旭

烈兀的另一个原因，是栗哥汗将高加索地区转让给了自己的弟弟

旭烈兀（高加索地区原来属千金帐汗国），别儿哥对此深为不满。别

儿哥在 1261 年向伊利汗国发动战争，并且千 1263 年在捷列克河

赢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但是直到他去世为止，别儿哥一直都在希

尔万附近作战，再也没有能够向他的最终目标跨出一步。由于与

伊利汗国长期不和的结果，别儿哥与他们的敌人，埃及马木路克王

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开罗．大马士革和麦加清真寺的“虎土白”

(khutba, 即星期五布道），都在颂读“别儿哥”的名字，由此可知，别

儿哥对马木路克王朝行使了某种名义上的宗主权。根据马木路克

王朝不浙需要来自黑海北部 1,r原的突厥兵力的补充这一事实，有

一位史学家竞至千认为，金，K汗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殖民

(J) F. A. Ballod (F. Bolodis). Privolzhsk比 Pompei (巴洛即巴洛季斯）«伏

尔加河沿岸虞况>), Moscow, 1923. ;dem,'Alt-Smi und Neu-Sarai. d,c Hau­
ptst还比 dcr Goldenen Horde'(同作者 «金帐汗出 I(心祁-11111'朵匀扒炉柬>).

匕W屯s un;ver,;tates Rakst, (R心）， XIII, 1926, 3一82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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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孔与马木路克王朝的政治联盟，无疑丰富了佥帐汗国的文

化生活，从埃及给金帐汗国的中心地区．如萨莱和新萨莱等城市，

带来了艺术家、工匠、学者和神学家。然而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

朝的联盟，也标志惹蒙古扩张阶段的结束，因为在蒙古扩张时期，

是以成吉思汗帝国家族间的团结作为征服世界的基础的，而现在

这种团结已经被破坏了。

别儿哥的继承人，拔都的孙子忙哥帖木儿(1267一1280年）继

续保持了别儿哥与马木路克王朝的联盟，与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

在忙哥帖木儿统治时期，由千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在对待中国 119

和伊朗的关系上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忙哥帖木儿与察合台汗国之

间也继续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友好关系。以上这些因素，促使金帐汗

国进一步脱离了共他的蒙占世界，而且它还使得佥帐汗国在贸易

和文化上更加接近了黑海沿岸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居民。别儿哥

原来的宠臣那海，也在忙哥帖木儿统治时期变得声望日重．那海

娶了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洛格的私生女儿为妻（帕列

奥洛格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伊利汗阿八哈），这次婚姻大大刺激了

那海的野心。作为一位杰出的将领，那海的声望使他自然地成了王

位争夺者。但是对一个篡位者来说，要取代成吉思汗的后裔显然还

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忙哥帖木儿的兄弟脱脱豪哥(1280一 1287年）

和他的侄子秃剌不花 (1287—1290年） 短暂的统治时期内，那海

与他们之间保持着某种共同统治的关系。 那海取得的胜利，既提

高了金帐汗国的声望，同时也提高了他自己的威信。忙哥帖木儿
(i) A. N. Pol;ak,'Le ca,-act七re colon;aJ de l'Etat Mamelouk dans ses 

rappons avcc la Horde d'Or'(波利亚科 «马木路克王朝与金帐汗国关系的殖民伸

征>), R切ue des ctudes islam,ques, 1935, 2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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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脱脱汗(1291—1313年）是．位意志坚强．精力充汕呴统治

者。脱脱汗的继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那补； 与 他的君主之间公开的

战争。虽然那海在 1299年被杀，但是里海北部的肚袒郘落对那海一

直铭记不忘，这些部落后来就以那海部落而知名。 当脱脱汗摆脱

了那海危险的竞争之后，由于大不里士财富的引诱，再加上谷儿只

统治者的鼓励，他又恢复了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政策。 然而，尽管

伊利汗国这时不得不被迫分兵守卫西南部的边疆，以免遭到马木

路克王朝的进攻，而且与此同时，他们还要保卫阿姆河沿详的荣界

不受察合台汗国的入侵，但是，不管是脱脱汗还丛他的侄子月即别

（他的长期统治，标志若金帐汗国的顶峰），、忙实上都没有能够在高

加索地区反对合赞汗或完者都( 1304一 131 6年）的斗争中，得到任

何持久的优势。 这是一个重要的栋志，它标志着这一时期金帐汗

国与伊利汗国之间国力的相对平衡状态。

在月即别(1314一1340年）和他的儿子札你别( 1342一 1357年）

统治时期，金帐汗国完全成了一个成熟的伊斯兰国家（虽然在金帐

汗国内有大量的非伊斯兰臣民），伊斯兰正宗教法也逐渐开始取代

120 了蒙古人的“札撒＂。金帐汗国之皈依伊斯兰教，在黏鞋人（他们后

来被称为金帐汗国的穆斯林）和斡罗斯人的历史上，都是一个决

定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此以后，粘胆人与斡罗斯人就因

为宗教信仰以及文化方面的区别而相互分开了，从而也就避免了

将来同化的可能性。在 1332年至 1334年之间，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

家伊本·拔图塔曾经两次拜访了月即别的宫廷。蒙古汗的财富和

权力，他的家庭礼仪和奢华生活以及蒙古汗和粘但人对妇女的普

遍尊敬，都给伊木． 拔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伊本·拔图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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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钦察草原时，在这里见到了大群的马匹，这些马群使他惊叹不

己，在这些马匹中有许多每年都要出口到遥远的印度 、们钦察草原

是一个理想的游牧地区，部落里的人可以存肥沃的草地上牧放牛．

羊、驼等牲畜，在这里，是不会感到人口或行性吝数员的压力的。

金帐汗国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如位千伏尔加河畔的萨莱、新萨

莱和阿斯特拉罕，花剌子模地区的玉龙杰赤，库马河畔的马哈尔，

顿河河口的阿扎科以及克里米亚的卡i左吉拉姆、苏勒达科等，都

是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这些城市作为奢侈品以及税收的主

要来源，受到了金帐汗国诸汗的保护。 新萨莱和玉龙杰赤的巨大

规摸和繁荣状况，特别是新萨莱熙熙攘攘的集市与世界各地的居

民，使伊本·拔图塔大为裳惊。 繁荣兴旺的卡法城，也使伊本，拔

图塔难以忘怀。卡法是热那亚侨民的居住地，这里的居民几乎全

部都是基督教徒。卡法还拥有繁盛的集市和巨大的港口，根摒伊

本·拔图塔计算，卡法的港口停泊茬之百艘船只窥。以上城市的

宫足，是因为它们的位置靠近横穿大陆的商逍。这条商道始于阿

扎科，往东越过伏尔加河，横绝草原，到达找古和中国；或者转向东

南，抵达花剌子模、河中地区，甚至到达印度。黑海的港口与十三

世纪和十四世纪初期蒙古统治下的东亚市场相连，草原地区或北

部森林地区出产的粮食、牛，马、奴隶、皮毛、木材和鱼以及中国或

(,) H. A .. R. G;bb, 1'he tmels of lbn Battuta, AD 1325一54 (吉布«伊

本· 拔图塔游记力）， II, 473-4; 478, 参见 G. le Strange, The geograph;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ub (斯特兰奇«勺心之欢愉忙地理部分>) , London, 1919, 251 
一2。

＠吉布上引书，第II卷，第515 - 16, 关千热那亚与金帐汗国的关系，见G. I.Brat>• 
anu, 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s的o;, dans la mer no,re au Xllle s心/es(布

拉迪欧尼«十三世纪热那亚黑诲扣易协究>), pa,;,_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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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生产的奢侈品，都是由船只运送到拜占庭、埃及、叙利亚和意

大利等地的。作为一种交换，草原地区，中亚与中国等地则可以得

到纺织品（包括佛兰芒布）、珠宝、贵金属．香水、水果以及非洲出产

的外来牲畜．

121 伊本·拔图塔是月即别统治时期金帐汗国盛况的目击者。金

帐汗国的繁荣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札你别登上汗位。札你别注定要

享有他的前辈们没有能够得到的成就。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金帐

汗国诸汗与他们在伊朗的蒙占族亲属一直争斗不休，但是金帐汗

国井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伊朗的最后一位实际的蒙古统治者是

不赛因汗，不赛因汗死十 1335 年。不赛因之死，似乎为月即别提

供了一个插手高加索南部地区的特殊时机，但即便如此，月即别在

高加索也没有任何显著的建树。到了 1357 年，伊利汗国已经完全

处千分崩离析的状态，阿塞拜疆这时由合赞汗的将锁艾弥儿绰班

的儿子蔑力克·阿失剌夫掌握。札你别率领一支 300,000 人的军

队越过高加索，攻克了大不里士，掠夺了城内的大量财富，而且处

死了蔑力克·阿失勒夫。但是这次胜利也没有能够起到多大的作

用。也许是因为害怕瘟疫的缘故，札你别并没有长期停留在阿塞

拜疆，而是很快就返回了钦察草原，将他的儿子别尔迪伯留下来担

任大不里士总督。不久以后，札你别就去世了，别尔迪伯必须立即

赶回北方，千是别尔迪伯也撤离了大坏里士。大不里士几乎立刻

就被札剌亦儿朝的兀洼思汗占领了ID.

@ 札你别可能打算得到谷儿只和阿塞拜疆。 758/ 1357 年，札你别和别儿迪伯在
谷几只东南的喀喇加什祷逵了硬币。见 D. M. Lang, Stud心 in the numismat沁
匝to,y of Georgia in Tcan江aueasia (兰«外高加索谷儿只之钱币学史研究>),

New York, 195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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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你别之夺取大不里士，只是一次孤立的胜利，这次胜利预兆

耆金帐汗国逐步衰落时期的开始。 1348一 1349 年，黑死病袭击了

克里米亚，在黑死病随商队沿若商路传播开来以前，号称已经有

85,000 人死亡。黑死病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此后不

久，金帐汗国享有的近一个世纪的文明，也随着拔都后裔的灭绝而

结束了。在别尔迪伯(1357一1359年）和另外两个可能是札你别私

生子的统治者的短暂统治之后，紧接着就是二十年的无政府时期。

这时，术赤的后裔们为了争夺汗位而相互斗争不已。金帐汗国的内

部斗争，影响了佥帐汗国与其邻人，尤其是与斡罗斯诸省之间的可

汗与封臣的关系。术赤后裔之间的争吵与阴谋，对金帐汗国政权的

稳定也造成了一系列威胁。 1332 年时，月即别就已经同意授予莫

斯科公国伊凡一世以“大公”的称号，此后，伊凡一世就力图驾驭他

的好争吵的邻人们。对千粘袒人来说，不幸的是月即别册封伊凡

－世为大公这一措施将产1: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使莫斯科大公 122

们能够在金帐汗国的认可下巩固其政权，从而导致了莫斯科公国

对千斡罗斯人的敌人的持久的扩张。 1380 年，试图统治金帐汗国

的粘胆将军马买，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莫斯科底米特里大公展开

了会战，但被底米特里彻底击败了。这次战役对千金帐汗国来说，

是一次危险的警告，这种危险来自莫斯科公国的威胁。金帐汗国

的这位邻人貌似谦恭，实际上却贪得无厌。库利科沃战役在当时

井无多大意义，但是，乾鞋人被他们自己的臣属击败这一事实，则

说明腿鞘人原来的军事力量已经衰退了 。 库利科沃之战粉碎了马

买的野心，而且由此铺平了拔都的长兄斡儿答的后裔脱脱迷失崛

起灼道路，到 1381 年，脱脱迷失已经成了金帐汗国无可争议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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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自从库利科沃战役之后，莫斯科公国暂时中断了向佥帐汗

国的进贡， 1382 年，脱脱迷失亲征莫斯科，强迫莫斯科公国恢复了

每年向金帐汗国的贡献。脱脱迷失的胜利，迅速恢复了金帐汗国

正在下降的声望。莫斯科公国势力的增长，实际上对柲袒人的统

治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脱脱迷失对此可能有所觉察，他计划要

一劳永逸地粉碎莫斯科公国这个潜在的对手。 但是正如奥斯曼人

攻取康斯坦丁堡延续r半个世纪·一样，莫斯科公国也一直存在了

下来，直到帖木儿作为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出现。

在脱脱迷失得以控制金帐汗国之前，为了争夺领导权，他曾经

与白帐部落（斡儿答朵初的兀鲁思）有过激烈的斗争。白帐部落位

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是脱脱迷失的亲屈。在与白帐部落的斗争

中，脱脱迷失得到了帖木儿的帮助，帖木儿曾经是察合台汗在河中

地区名义上的封臣，他牺牲了自己封主的利益，很快就在河中地区

开拓创建了自己的王国。当脱脱迷失 士且成为金帐汗国的统治者

之后，他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事实J:帖木儿的野心已经构成了对他

自己的威胁， 对于脱脱迷失与帖木儿这两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来

说，甚至分卒中亚这样广袤的土地，也还是不能使他们满足的。脱

脱迷失以恢复他的祖先对高加索地区的扩张政策作为冲突的直接

借口，重新建立了与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友好关系（正如别儿哥为

了反对旭烈兀而得到帮助时所做的 ． 样）。后 来在 1385-1386

年，脱脱迷失越过了高加索山脉，洗劫了大不里士。作为 一种报

心复，帖木儿在 1386一 1387 年揉跋r高加索，但是在帖木儿进军，防

加索的同时，脱脱迷失则袭击了河中地区本土。脱脱迷失挥师深

人，甚至布哈拉的城墙都已经遥遥在望。在这种情况凡帖木儿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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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东返阿姆河，而且说劫［作为金帐汗国诸汗主要税收来拟的玉

龙杰赤，由此恢复 r 自己的成沼。 1389 年，脱脱迷失再次主动采

取行动，率领 刁支庞大的军队开赴锡尔河，但是在进行了一次无关

大局的战斗之后，脱脱迷失再次撤回了钦察草原。 1391 年，帖木

儿大举发动反攻，率军越过 r哈萨克斯坦， 一直远征到r伏尔加河

中游，并且在孔杜勒哈河畔的一次血战中击败了脱脱迷失。但是，

帖木儿由千没有将敌人赶过伏尔加河，所以没能巩固他已经取得

的胜利。事实证明，脱脱迷失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而且难

以战胜的对手。 1394 年，脱脱迷失又再次重返高加索，发动进攻，

而且由北向南越过了高加索山脉。 1395 年，帖木儿率军亲征，由

阿塞拜疆越过了高加索，什捷列克河畔彻底击败了脱脱迷失。脱

脱迷失是金帐汗国跟伟大的统治者之一。脱脱迷失的一个致命的

错误，是他轻视了他原来的庇护者，以至他再也没有能够从捷列克

河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作为一名逃亡者，在脱脱迷失的余生中，他

一直都在寻求盟友，以恢复他失去的汗位。徙列克战役之后，帖木

儿进人了金帐汗国领土的腹地。在返回撒马尔罕，计划入侵印度

之前，帖木儿一直向北方探入，到达了斡罗斯城市梁赞 （但不是一

般所认为的莫斯科），鞣踏了阿扎科、新萨莱以及阿斯特拉罕（这可

能是作为削弱金帐汗国商业繁荣的一种手段），＇

1395 年之后，随若脱脱迷失的崩溃，为金帐汗国历史上最后

＿，位重要人物也迪古的出现扫洁了道路。 也迪古是满吉惕氏族的

那海黏鞋。 1399 年，立陶宛大公绯托尔德(1377一1430年）违背金

帐汗国的利益，试图扩张 I'! 己的祖土，也迪占击败了维托尔德。由

于暂时粉碎了立闷宛人的入侵，也迪占得以在怀i部邻 人中和斡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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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王公中恢复了金帐汗国的威望。与此同时，也迪古在东方也颇有

建树， 1405一 1406 年，他重新从帖木儿帝国手中夺回了花剌子模，

井且深人到了布哈拉附近地区。 1408 年，也迪古袭击了莫斯科，

124 强征了一笔沉重的贡赋，以作为他从莫斯科撤退的代价。由千也

迪古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他不能够正式取得汗位，但是也迪

古甘愿扶植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愧倡汗，而由自己在愧倡的名义下

行使权力。 1419 年，也迪古不幸去世了，此后，在那些企图取

得也迪古位置的帖鞘首领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也

迪古之死以及秘粗首领间的斗争，为维托尔德提供了他期待已久

的机会（也迪古在世期间，维托尔德的野心－－宜没有能够得逞），从

这时起，一直到 1430 年维托尔稳去世，金帐汗国由子维托尔德不

断千预其内部事务而日渐削弱了。

十五世纪期间，金帐汗国崩溃了。帖木儿对金帐汗国城市的

摧毁以及立陶宛人和莫际科人的兴起，加速了金帐汗国崩溃的进

程。但是，对于促成金帐汗国的解体和斡罗斯人占据支配地位的

局面来说，金帐汗国的氏族首领和军事责族们在软弱无能的愧倡

汗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负责任的混战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来自

外部的压力起到的作用。十五世纪中叶左右，拔都最初的兀鲁思

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在这片封地上兴起了许多独立的汗国，例如

伏尔加河浣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以及克里米亚等。除了哈萨克

斯坦的白帐部落之外，在高加索北部有那海部落，额尔齐斯河· -- -

托博尔河流域中部有亦必儿汗国。亦必儿汗国的首都位于后来的

托博尔斯克，由拔都的兄弟昔班汗（即 Si如gan,斤来阿拉伯文称其

为 Shayban, 此名一直延用了F来）的后裔统治。正是由千这些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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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诸汗国之间内部的相互残杀，才使逐渐强大的莫斯科人在十

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前半叶，得以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它原来

的封主。事实证明斡罗斯人的外交手段是非常老练的，正当糙粗

人本身的军事力量相对衰助时，斡罗斯人在陡粗诸王之间实行了

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 腿袒军事力量的削弱，部分是由于欧洲人

筑城技艺的提高和大炮的应用（尽管大炮的使用在当时并不广

泛），部分则是由千背戎游牧生活的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使一些

重要的秘袒部落在草原战争中的灵活性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战斗方

式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在这种形势下，斡罗斯人对伏尔加河流域

诸汗国的征服，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 1S52 年，伊凡雷帝占 1巧

领了喀山，不出十年，阿斯特拉罕也井人了斡罗斯国家。而克里米

亚汗国只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才又苟延残喘地存在了两

个世纪。最伟大的克里米亚统治者是明里· 吉列亦－一 世 (1466一

1515年），他的宫廷设在巴克契萨莱，明里·吉列亦使传统的粘袒

文化达到了顶峰，他很精明地臣服千迈赫迈特二世苏丹，而明里·

吉列亦则因为在名义上附属于严厉的奥斯曼人，而从他们那里得

到了奢侈品和大炮，这些大炮在 1475 年从卡法驱逐热那亚人时有

效地得到了使用。虽然晚至 1S71 年时，杰夫列特· 吉 列亦一世

(ISSl-1577年）的军队还掠夺了莫斯科，迫使伊凡雷帝交纳了对

古代乾袒的贡赋，但是克里米亚汗国逐渐已经不能与斡罗斯人正

在增长的力量相匹敌，后术叶卡特琳娜二世采取了最后的步骤，占

领并且消灭了克里米亚汗国。

伏尔加河流域诸汗因被消灭之后，斡罗斯人继续推行侵略扩

张政策，亦必儿汗因的灭亡尺价罗斯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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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向东方的扩张活动，是随若I·六牡纪后半叶他们越过乌拉

尔山而开始的。这次扩张活动是一次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复杂的运

动。向东方扩张，既是斡罗斯保证其边界稳定的需要，也是斡罗斯

统治者提出的系统的新帝国理论的帣要，而且斡罗斯人在火器和

大炮方面具有胜过糙枙人和其它西伯利亚居民的优势，这种优势

造成了利用秘鞋人之间长期纠纷的成熟局面，此外还有作为最早

的哥萨克匪徒先锋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彼尔姆半独立的豪商）的

野心以及象后来黄合将人们引向加利福尼亚，或者象宝石将人们

引向南非产金高地一样，将人们引向西西伯利亚的貂皮的吸引

力©, 所有这些因素汇成了-· ·股向东方扩张的潮流。伊凡雷帝命

令斯特罗甘诺夫组建军队，进讨西西伯利亚的昔班朝统治者古出

木，由此开始了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正是这支由哥萨克人叶

尔马克率领的军队，在 1583 年攻克了亦必儿城。 1585 年，坚强不

屈的古出木夜袭了叶尔马克的营地，叶尔马克本人在逃跑途中淹

死。但是在这时，叶尔马克作为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已经赢得了传

奇般的声誉。事实上，俄国在西伯利亚统治的真正创立者是波里

126 斯· 戈东诺夫。波里斯· 戈东诺夫最初担任摄政王，后来继任沙

皇(1598一 1605年），他巩固了俄国在乌拉尔和额尔齐斯河地区的

统治，在1586 年建立了秋明城， 1587 年又建立了托博尔斯克。波里

0 关千俄围的扩张恬动，见 W. D. Wyman and C. B. Kroeber, The Froo• 
t,er in Penpective (怀曼、克罗伯«疆界妒）， Madison, Wis., 1957; R. J. We­
rner, The Urge of the sea; the coorsc of Russ.an history <沃纳 4怖洋之驱动

一一俄国史教程>), Berkeley, Calif. , 1942: R. H. fohcr. The Russ,an fw- Ira­
de, 1550-1700 <费希尔＜侬因皮毛贸~，, 1550 一 170>,), llcrkcley, 1943; G. V 
Lantze代 Sibena in the Seventeenth. A sludy of 1hc c,•looial" adm』niSl<aHon

（兰特译夫，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一一殖民政权研究>) , 以r从ley,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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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戈东诺夫不仅倾向千说服那些被驱逐的粘袒王公，而且他更

乐意抚慰柲翱名门世族，使他们自愿降服。 例如，直到在大约 1601

年被那海帖鞘刺死为止，古出木一直都在顽强地抵抗俄国人（虽然

他的反抗是无效的），但即使这样，波里斯 · 戈东诺夫还是希望古

甘木自愿归顺俄国。 1614 年，沙皇米海尔· 罗曼诺夫任命古出木

的孙子阿尔斯兰为卡齐莫夫（位千奥卡河之戈罗杰茨）的可汗，直

到 1681 年这个愧催汗国被废除，阿尔斯兰的后裔们一直统治着这

--地区。到十七世纪中叶，俄国人东进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古代西

伯利亚汗国的残余，在卫拉特人的猛烈进攻之下，终千被彻底消灭

了．



第九章察合台汗国

127 在分封成吉思汗帝国时，河中地区．咯什哎｝里亚和七河地区以

及准噶尔的大部分地区组成了成吉思汗的次了察合台的兀鲁思。

直到十四世纪初期察合台的兀鲁思分裂为止，察合台的后裔在这

里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河中地区，察合台诸汗是作为本地突

厥军队的愧媪而进行统治的，这种情况－ ，宜持续到了十四世纪后

半叶，察合台的后裔被帖木儿消灭。察合台最初的兀鲁思中一宜

保留下来的部分，以莫豁勒斯坦知名，在这里，察合台诸汗．直保

持着名义上的君主，直到十七世纪，莫豁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在卫拉

特、哈萨克和乞尔吉思人的进攻下投降为止。

由千原始材料的缺乏，再加上钱币学证据极为零乱，所以察合

台诸汗的历史非常之晦暗不明，而且他们的系年大多数也是暂定

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在察合台的兀鲁思内，成吉思汗的后裔

与在中国伊朗甚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相比，他们远远更为长期地

保持了蒙古的游牧传统。天山北部的草原为察合台汗国提供了肥

美的牧场、充足的马匹和战士，只要察合台诸汗控制了天山草原，

他们就很少对河中地区和喀什噶里亚的绿洲产生兴趣．这些绿洲

地区只是作为赋税来源，才得到察合台汗的重视。根据瓦撒夫记

载，察合台汗国的八剌汗(1264一1270年）在渡过阿姆河前去袭击

伊利汗国的呼罗珊地区之前．甚至掠夺了属千他自己的城市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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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罕和布哈拉屯在蒙古帝国创建时期，察合台兀鲁思的大多数地

区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一百年之后，伊本· 拔图塔拜访了河中

地区，河中地区城市生活的衰败景象使他感到震惊。例如，忒耳迷 128

是被成吉思汗掠夺之后，在 ·l/1:新址上重建起来的，但是撒马尔罕

仍然是一片巨大的废墟，呼罗珊、木鹿地区依旧满目断垣残壁，而

巴尔赫则干陇就是渺无人迹轧 十三．四世纪河中地区的穆斯林城

市居民所经历的那种恐怖扆象，可能就是导致他们盲目崇信逊尼

派伊斯兰教的原因。在这些城市居民中，托钵僧阶层享有很高的

威望，人们普遍崇拜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以及他的家族（即 Say-

yids 与 khojas)。但是在游牧民族中间，伊斯兰教的传播却非常缓

慢。在察合台汗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异教的蒙古传

统与穆斯林生活方式之间，“札撒”与伊斯兰正宗教法之间以及游

牧者与定居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察合台最初的兀鲁思，是由原来准噶尔盆地的回鹘和喀喇契

丹的领土以及七河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组成的（塔里木盆地是中亚

幸免千蒙古揉踏的很少的大面积耕种地区之一），在以上地区之

外，察合台的兀鲁思还包括花剌子模帝国后期实际占有的领土，即

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但是察合台汗国的领地不包括已经属于

术赤兀鲁思的花剌子模本土，而呼罗珊地区后来则被伊朗的伊利

汗国占有。要给察合台汗国的确切疆界划定一条精确的界限是不

可能的。大体上说，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上

(j) J. von Hammer-Pur贮tall, Gcschichte Wassaf's (岭默· 普尔格施塔勒
«瓦撤夫史>),141.

@ H. A. R. Gibb, Ihn Battu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古布«伊本 ·

找图塔亚非辨记>), Londor. , 1929, 17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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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一直延伸到戍海和阿姆河，有一段时期，甚至扩展到了兴都库什

山南部，到达了哥疾宁与印度河地区。分t合合汗国的臣民包括萨

满教徒，伊斯兰教徒．聂斯托利派教徒、芬督教徒以及佛教徒等。他

们的经济生活也各不相同，共中有游牧者、绿洲地区的农业劳动

者，还有象撒马尔罕、布哈拉，喀什噶尔 、叶尔羌以及阿兑苏那样的

重要的商业、手工业中心的城市居民。安令台本人对千都市生活

并无直接兴趣，无论在严冬，抑或在盛夏，他的主要驻跸地都在伊

犁地区附近。虽然察合台政权最早的驻地是占代回鹘城市别失八

里，但丛别失八里的地位不久就被位于天山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

阿力麻里城取代了。

对千察合台本人而言，有关他的材料是相互矛盾的 。术兹札尼

129 宜称，在所有的成吉思汗后裔中，察合台是压敌视伊斯兰教的，而

且正是因为成吉思汗探知察合台为人残暴刻谣、嗜血成性，才没有

任命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在其他的记载中，察合台则被抽

写为一位聪明睿智、精力充柿的统治者，他高贵．好客，而且慷慨大

方，不仅是一名能干的武士和热情的猎人，而且还是一位酒景极大

的人。成吉思汗曾经任命察合台负责实施“札撒＂的工作，可能正是

因为察合台执掌“札撒＂的缘故，才使他作为伊斯兰教的敌人而留

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就察合台生活的时代的标准来看，他的政权

似乎可以称为楷模。察合台政权是建立在与他的弟弟窝阔台大汗

合作的基础上的，每当窝阁台遇到大事时，他都向察合台请教复，

© H. G. Raverty, The Tabakat-,-Nasiri (拉坎尔迪＜卫敦者表>), II, 
1144一众

'!) E. H缸ni沁h, Die••heimc Gcsch:chte dcr Mongolen (梅出什 ＜蒙古秘

史>),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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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合台的统治享有很高的声酱，他的统治是如此强大和严厉，以

至当时道路上匪徒绝迹，对商队的保护也成了多余的1>情。考虑

到察合台被当作伊斯兰教的敌人这种名声，十分有趣的是，在察合

台统治时期，河中地区是由穆斯林总督牙剌瓦赤主管的。牙剌瓦

赤是一位来自花剌子模的宫商，他的儿子麻速忽别乞后来继承父

位，主管河中地区的全部兀鲁思。与此同时，另一位穆斯林商人哈

巴什·阿迷的也完全得到了察合台的信赖。以上全部求实说明，

察合台汗精明过人，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如何利用穆斯林商人阶层。

察合台大约死于 1241 年，汗位由他的孙子合剌旭烈继承。但

是合剌旭烈的继位没有能够得到大汗贵由的认可，贵由汗使察合

台的第五子也速蒙哥取代了合剌旭烈。 1251 年，当蒙哥成为大汗

之后，蒙哥汗重新任命合剌旭烈为察合台汗，但合剌旭烈在得到汗

位之前就去世了。在以后的十年中，察合台汗国的兀鲁思由合剌

旭烈的寡妻兀各忽乃统治。兀鲁忽乃是以她的幼子木八剌沙的摄

政者的身份进行统治的。这时，行政权继续保持在哈巴失·阿迷

的和他的儿子纳速剌丁手中。 一直到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阿鲁忽

入侵察合台封地时，这种情况才告结束。阿香忽是阿里不哥反对

忽必烈的支持者， 1260 年，阿鲁忽成为察合台汗，并且通过与兀鲁

忽乃结婚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后来阿倍忽放弃了与阿里不哥的

联盟，阿里不哥为了报复而揉踏 r准噶尔地区 。阿里不哥的劫掠是

如此残暴，以至于在 1263一 1264 年之间，准噶尔地区因灾荒而死

了十分之一的人。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阿鲁忽在他的余生中一直

都在与忽必烈的对手，淮戍尔东部的梅都战斗。阿含忽大约死于 1JO

1264 年，木八剌沙继阿含忽之后成为东合台计。木八剌沙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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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为穆斯林教徒的察合台统治者。但是对于忽必烈来说，木八

剌沙的继承人资格是他难以接受的。忽必烈使他的侄儿，察合台

另一位伟大的孙子八剌取代木八剌沙而成为察合台汗。

察合台的兀鲁思已经没有以前那样辽阔了。伊朗伊利汗国建

立的结果，强占了阿姆河，进人了察合台汗国的西南边界，与此同

时，海都在准噶尔地区反对忽必烈的成功，则意味着察合台汗国东

部疆土的丧失。不久，八剌汗就同忽必烈发生了争执，后来八剌汗

发现自己与忽必烈以及海都同时都处在战争状态之中。由于海都

击败了八剌汗，而且迫使八剌汗让步嫦和，所以到 1269 年春天，在

塔拉斯河畔举行的一次“忽里勒台”上，八剌汗与海都恢复了原来

察合台后裔与窝阔台后裔之间的联盟，反对在中国和伊朗的拖雷

的后裔。至于八剌汗是否成了海都的封臣，或者在他们之间是否

建立了某种共同统治的关系，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但是

八剌汗与海都力图划清他们之间的边界，以结束近年来的劫掠，这

一点是清楚的。这时牛羊群远离了农业地区，城市既避免了骚扰，

而且也不再被迫交纳严苛的税收了。由于八剌汗抱怨缺乏充足的

牧场，海都同意他入侵伊朗，对千海都而言，他也乐意听凭自己的

新盟友专意于西南地区矶八剌汗在前往阿姆河途中，劫掠了他自

己的城市 （这一暴行引起了年高德劭的河中地区总督麻速忽别乞

的反抗） ， 1269 年，八剌汗渡过阿姆河，进人呼罗珊地区，一直推进

到了你沙不尔。事实证明，八剌汗的对手伊利汗阿八哈，是一位比

八剌汗更老练的指挥官，而且八剌汗很快就发现他的盟友抛弃了

尸0 K. Jahn, Ta'd~-i-Mu如ak-i-G还ni (扬«仓赞if 史>), The Hague, 19S7, 
12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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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是他被迫慌乱地撤回了河中地区 。 在布哈拉，八剌汗后来成

为一名穆斯林教徒．井且开始阴谋反对涎都的封臣。八剌汗大约

死千 1270 年，他可能是在海都的煽动下被毒杀的矶

从八剌汗死后到笃哇继位之前，察合台汗国曾由两位无关紧

要的统治者进行了一段短暂的统治。此后大概到 1274 年，八剌汗

的儿子笃哇在海都的支持下，得到了他父亲的汗位。笃哇是一位

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对海都来说，他还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翌

友，海都与笃哇一起，反对忽必烈的将领和北方的白帐部落。 1273

-1274 年，伊利汗阿八哈为了报复八剌汗对伊朗的入侵，袭击了 131

河中地区，这次袭击行动以对布哈拉的劫掠而告终。但是笃哇组

织了反攻，将伊利汗国的军队赶出了阿富汗，他甚至从哥疾宁派遣

入侵者进入了旁遮普。可是就海都本人而言，他井没有一味地沉

溺千对他的邻人进行不必要的掠夺活动，而是急千要使自己的领

地恢复原来的繁荣。海都可能认识到，虽然自己的力量巳经足以

抵抗忽必烈的进攻，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主动采取行动的地步．

他与八剌汗以及后来与笃哇的结盟，都说明海都是不愿意两面作

战的。海都的疆域范围现在还无法精确地加以界定。他的政权中

心位于准噶尔和七河地区，他在冬天和夏天两季的营帐，设在伊犁

河与楚河之间的巴尔喀什湖南部地区。虽然海都在河中地区和喀

什噶里亚大概享有某种宗主权，但是塔拉斯河很可能是他与察合

台汗国边界的标志。在东北方，海都的管辖权越过了阿尔泰山，一

直延伸到了额尔齐斯河与叶尼塞河上游： 东至察罕淖尔，南抵罗布

淖尔。

(j) 瓦撒夫上引书，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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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死于 1301一1303 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海都的儿子察八尔

是在 1303 年继承汗位的），在一段时间内，察八尔与笃哇保持了两

个家族之间的传统联盟。但是一俟时机成熟，他们之间就逐渐陷

人了战争状态。由千笃哇打败了察八尔，结果迫使察八尔放弃了

他父亲对察合台汗国所享有的某种程度的宗主权。笃哇大概死千

1306一1307 年，一年之后，笃哇的儿子和继承人宽阁也在 1308 年

去世了。此后，察合台汗国政权被另4位察合台后裔塔里忽所掌

捏。塔里忽由于公开宜布信仰伊斯兰教，从而失去了巩固自己的

地位所必需的游牧部落的支什。

笃哇的另 4个儿子怯别，领导了一场广泛的反对篡权者的密

谋活动，大概在 1308— 1309 年，怯别终于强行闯人了塔里忽的营

帐，杀死了塔里忽。察合台后裔之间的这些纠纷，使察八尔跃跃欲

试，重新发动了战争。但是安八尔的军队被强大的怯别彻底歼灭，

132 他的人民也被井入了察合台部落或白帐部落之中。窝阔台的后裔

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1309 年，怯别之兄也先不花作为重新联合

起来的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行登上了汗位。也先不花其人不过是

一名平庸的武土， 1315 年，他轻率地渡过阿姆河，袭击了呼罗珊地

区。但是，元朝军队趁机人侵察合台汗国，并且探人到了远至伊塞

克湖地区，为了保护东部边拟免遭元朝的人侵，也先不花被迫慌乱

地从呼罗珊撤军。然而，这时伊利汗完名都也进 －、步人侵了河中

地区，掠夺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忒耳迷地区 。 也先不花大约死千

1318 年，汗位由怯别继承，怯别一亢统治到了 1326 年。或许是因

为怯别担心河中地区被伊利汗国长期占领，所以他将/:i"/ifl建在了

布哈拉西南部的那黑沙不（即合儿昔，Qar、hi) , 这样一来，察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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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国的政治中心就由七河地区和准噶尔转移到了河中地区。而在

河中地区，异教的游牧传统已经被伊朗——伊斯兰文化传统取代

了。尽管此后察合台汗的年代很混乱，但怯别大概是由笃哇的另

外三个儿子继承的，他们是燕只吉台．笃来帖木儿以及答儿麻失

里。很明显，他们三个人想与德里苏丹麻哈没的·本· 秃忽鲁结

成联盟，以反对伊利汗国矶答儿麻失里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教

徒，但是虽然伊斯兰教已经在部落中得到了传播，可是答儿麻失里

的信仰对千许多异教的部浓首领来说，仍然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 1334 年，这些首领就起而叛乱，废黜了答儿麻失里。这次

事件标志着河中地区长达了十多年的无政府状态时期的开始。此

后河中地区出现了许多出身千成吉思汗家族的愧谝汗，本地的艾

弥儿们则打着愧偏汗的旗号相互混战。直到十四世纪后半叶，巴

鲁剌思突厥跋子帖木儿(Timur一i Lang)作为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出

现，方才结束了这个混乱的时期。

在天山南北地区发生的事件，与河中地区大相径庭。十四世纪

期间，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的结果，在七河地区与淮噶尔地区恢复

O 据榷测，答儿庥失里入侵了印度，萨尔基斯扬兹称答儿麻失里在 1327 年到达
了德里。见 E. Sarkisyanz, Gesch,chte der oriemalischen Volker Russ\ands bis 
1917(萨尔基斯扬兹«俄罗斯东方民族史力） ， 117。 胡赛因对此持反对意见，见 M. Hu­
sain, Tughluq Dynasty (胡奏因«秃包鲁朝>), 119-43。蒙古人在印度史上所起的

作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被怎略的问题。可爹见 0. Pal,'Ala-ud-din Kb山,•• 
Mongol Policy'C帕尔«阿老T- 熹里吉的及古玫距）， Islamic Culture, 1947; K, 
Jahn,'Zurn Problem de, Mongol心hen Eroberungen in lnd,en ( 13. 一14

Jahrhundert)'c扬叶三四世纪复古占领印度问题>) , Akten des vterundzwan­
zigsten lnleroationalen Q,ientalisten-Kongressos. Munich, 1957: K. Jahn,'A 
Note on Kashmir and the Mongols飞扬«克什米尔与蒙古人札记>) , CAJ, 1956; 
A. Ahmad. Mongol Pressure in an alien lanu·(阿曼捣«在异族土地上的豐古压
力>), CAJ,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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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纯粹的游牧经济。而且随漪怯别将首都迁往河中地区，察合台汗

国的政治中心也转移到了河中地区。而在河中地区的游牧部落

中，伊斯兰教已逐渐传播开来，伊朗一一伊斯兰文明对千象答儿麻

失里那样的蒙古统治者产生了诱人的魅力。所有这些情况，都强

化了锡尔河南北两岸地区的差异。鉴于以上情况，在答儿麻失里

133 被废黜之后不久，准噶尔和七河地区的艾弥儿们答应，在那些根

本不掺杂有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且能够保持成吉思汗帝国传统的

地区恢复原来的察合台汗国。在伊朗和河中地区的伊斯兰教徒

中，这个重新成立的汗国以莫豁勒斯坦知名，而它的居民则被称为

Jats(强盗）。虽然莫豁勒斯坦的首府最初设在阿力麻里，但是喀

什噶里亚地区也包括在莫豁勒斯坦的范围之内。 事实证明，天山

南部的喀什噶里亚诸城市，如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总是对

莫豁勒斯坦诸汗及其追陇者具有日益增长的吸引力。

最初，莫豁勒斯坦也象河中地区一样，由于相互敌对的艾弥儿

集团之间的争吵而陷千分裂状态。但是到 1348 年，笃哇的孙子秃

忽鲁帖木儿成了莫豁勒斯坦的统治者，秃忽鲁帖木儿是一位享有

盛名的君主，他一宜统治到了 1362 或 1363 年去世为止。秃忽鲁

帖木儿的军队甚至进人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然而，就总的方面

而言，秃忽鲁帖木儿并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支持者们的希望。 事实

证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大概在 1353 年左右，秃忽

鲁帖木儿本人也成了一名伊斯兰教徒，他对宗教界的保护，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千伊斯兰教在莫豁勒汗国内传播的结果。秃忽鲁帖木

儿也很喜爱都市生活，他先是将阿克苏，后来又将喀什噶尔作为他

的居住地。秃忽鲁帖木儿去世之后，紧接荐就发生了进 -·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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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在这次事变中，秃忽剌家族下毒手杀害了他们所能杀害的秃

忽鲁帖木儿的全部后裔。从这时起，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秃忽剌家

族在喀什噶尔历史上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也正是在这一 时期，

帖木儿五次入侵了莫豁勒斯坦。 1389 年，帖木儿的部队踩嫡了莫

豁勒斯坦，这次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能够从

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但是帖木儿没能将河中地区和莫豁勒斯坦

重新联合起来，进而再建察合台最初的兀鲁思。 1389 年，帖木儿漓

意地承认了秃忽鲁帖木儿素负盛名的儿子黑的儿火者为莫豁勒斯

坦的统治者。自从秃忽鲁帖木儿死后，黑的儿火者先是在喀什噶

尔与巴达赫尚之间的大山中，后来是在荒凉的罗布淖尔附近躲藏

着活了下来。作为一位正统的伊斯兰统治者，黑的儿火者与帖木

儿的关系不是不友好的，而且在 1397 年，帖木儿还娶了黑的儿火

者的女儿。可是 1399 年黑的儿火者之死，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

而这种混乱状态又为河中地区帖木儿的继承者们提供了干涉莫豁

勒斯坦西部地区的借口 。但是，黑的儿火者的孙子或者曾孙O歪思

汗(1418一1428年）最后终于夺得了汗位。歪思汗在他统治的大部田

分时间里，都在同准噶尔的卫拉特人进行着失败的战争。性歪思汗

死后，紧接着在他的艾弥儿中就发生了新的骚乱。这些艾弥儿们

形成了拥护歪思汗的儿子也先不花和羽奴思的相互敌对的派别。

在此后发生的这场实力角逐中，事实证明也先不花派比羽奴思派

更为强大，羽奴思被他的支持者送到了帖木儿的孙子，撒马尔罕的

0 巴布尔和米尔咱·穆罕默璋·梅答儿 · 秃忽剌二人对于寨合台系堵汗的谱

系肯定是知晓的，他们断言，歪息汗是黑的儿火者的曾孙。但是这种说法在年代学上
很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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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兀鲁伯处，兀令伯又将羽奴思派往伊朗，羽奴思在伊朗受教

千历史学家萨拉夫丁。萨拉夫T其人是«武功记>一书的作者，«武

功记习邑一部描述帖木儿的征战的有名的著作。卫拉特人的不断人

侵，与河中地区帖木儿帝国的战争以及莫豁勒汗国内部的反叛，打

断了也先不花的长期统治(1434一1462年）。到也先不花去世时，莫

豁勒斯坦的西部已经被受到帖木儿帝国保护的羽奴思的支待者们

轻易地占领了。但是直到 1472 年，羽奴思才征服了阿克苏和吐鲁

番。羽奴思是一位严格的穆斯林教徒，他在支持宗教界，尤其是在

支持托钵僧阶层(S的leh)成员方面是非常慷慨的。作为德里苏丹

政权的征服者．大莫卧儿帝国的缔造者巴布尔的外祖父，羽奴思是

当之无愧的。羽奴思其人也是十五世纪伊朗文明的完美的产物。

他为人沉若、谦恭，而且智慧出众。他既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和著名

的弓箭手，又是学者．旅行家，也是音乐．绘画．书法业余爱好者，．然

而，尽管羽奴思的多才多艺给人以深刻的映象，但是在使他的那些

异教的部属们放弃游牧生活方式方面，他几乎一无进展，而且在

与卫拉特人的战争中，他也没有能够取得比他的父亲或兄长更大

的成功。在他的好争吵的河中地区的邻人一－帖木儿帝国中，羽

奴思的声誉竟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帖木儿帝国内部无穷无尽的

争吵中，羽奴思经常是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的。

到 1487 年羽奴思去世的时候，莫豁勒汗国就已经分裂了。羽

奴思的长子马哈木统治着塔什干，马哈木继承了父亲的文化教养，

但是在魄力方面却比其父大为逊色。与此同时，羽奴思的小儿子

阿黑麻统治了阿克苏，就传统的模式来看，阿黑麻是一仿典型的察

合台统治者。阿黑麻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武士，他曾经；次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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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人的反叛军队，他还向卫拉特发动两次战争，而且两度击败

了卫拉特人。但足在反对秃忽剌艾弥儿阿卜. $L乞尔方面，阿黑

麻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他攻占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企图也遭 135

到了彻底的失败。当阿黑麻的哥哥马哈木受到乌兹别克征服者麻

哈没的 ． 昔班尼的威胁时，阿黑麻迅速赶到了塔什干，支援马哈

木。巴布尔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阿黑麻，并且对阿烹麻的到达留

下了生动的记述：

他的部众的穿著打扮，都是改古流行式样。他们头戴改占帽子，身

穿中国锦缎刺绣成的长袍。戈古箭袋和马鞍是用未经处理的粗面皮革

制作的。蒙古马的装饰也很特殊...…他（阿黑寐）是一位性格怪僻的人，

他既是战争的伟大的主宰．也是一名勇士……他与他那柄锋利的宝剑形

影不离，他的剑或牡千腰问．或捏在手中。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乡巴佬．

谈吐粗俗，一宜生长在偏远的地方(j) 。

1503 年，马哈木和阿只麻兄弟飞人被麻哈默的 ． 昔班尼击

败，成了昔班尼的阶下囚。泣然不久之后他们就得以获释，但是他

们再也没能恢复他们原来的显赫地位。

然而，阿黑麻的儿子们完全继承f 他们的父亲好战的本能。扛

实证明，他们是一伙不易战胜的武士。在他们中间，为首的是赛德

汗。当赛铅汗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曾经被乌兹别克人忭虏，而且

在麻哈默的．昔班尼的身边，躲过了战争的威胁。日后赛饱汗联

合巴布尔征服了喀布尔，并且(£1514 年率领他的兄弟们和追随

1) A. S. 氏,ecidge. The B心uc-Nama in Eaglisu (贝维＇且，\· ,英译巴布尔

回忆录>), I.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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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大约 4700 人的力量进攻喀什噶尔，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座

城市，从而结束了秃忽剌家族的长期统治。阿卜．轧乞尔逃进了

拉达克，井在那里遭到了谋杀。

当赛德汗征服喀什噶尔之后，他的兄弟们接着就对东部诸城

市一乌什、阿克苏、拜城、止车．焉耆和吐鲁番发起了进攻，他们

的目的是要恢复他们的祖父羽奴思在世期间莫豁勒汗国原来所有

的疆域。赛德汗与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以及乞尔吉思人战斗，而

且他甚至发动了征服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战争。虽然在不久之前，

疏勒的阿卜·轧乞尔曾经率先进人了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但是察

合台诸汗以前还不曾进人过上述地区0。 1531一1532 年的某个时

期，在巴布尔的侄儿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 秃忽剌的指挥下，

察合台军队离开疏勒地区，进人了克什米尔。米尔咱· 海答尔是

«拉失德史>一书的著名作者，«拉失德史>保存了察合台汗国历史

136 的主要史料。米尔咱·海答尔进人克什米尔之后不久，赛饱汗本

人就接踵而来，在巴勒提斯坦地区度过了冬季。当 1533 年返回喀

什噶尔途中，赛德汗在通过素盖提山口时去世了。米尔咱·海答

尔坚持在克什米尔度过了春季，在极共困难的环挽下坚持战斗，

甚至有人认为，当米尔咱·海答尔在恶劣的气候和地形环境逼迫

下被迫撤军时，他已经进人了西藏，离开拉萨也只有短短八天的路

程，而且他还进入了尼泊尔的边界。后来由于害怕赛德汗的儿子

和继承人阿不都·拉失德对他的仇视，米尔咱·海答尔千 1536 年

@ 据称．阿卜．纨乞尔的将军密尔· 哇利曾征服了古尔吉特和巴勒提勒坻．但
是他不可能到达拉达克。见 L. Pcte,;h, A study of the C比onicles of l.tJakh 
＜皮特«拉达克编年史研究> l, Calcutta, 193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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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巴达赫尚，以后他又到了印度帖木儿朝的宫廷，从 1541 年到

1551 年去世为止，米尔咱·海答尔一直统治着克什米尔。

根据«拉失德史习记载，虽然赛德汗晚年对伊斯兰教日益虔敬

（事实证明，他对西藏的远征是一次反对偶像崇拜者的圣战），从而

使许多他的不信教的追随者疏远了与他的关系，但是赛德汗仍然

不失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一位能于、公正而且相对宽容的统治者。

如同其他的察合台统治者以及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征服者一样，

赛德汗对著名的圣者阿黑麻· 牙撒吾教长的信从者采取了保护政

策矶赛德汗的儿子阿不都·拉失德汗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父亲的

征服地区。但是在阿不都· 拉失德汗死后（约 1555一1556 年），由

于统治家族中各种不同成员之间的相互对立以及来自乌兹别克．

哈萨克和乞尔吉思的外部压力的结果，察合台汗国分裂了。从十

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尤其晦

暗不明，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在 1的3一

1605 年间通过了叶尔羌地区，鄂本笃是自马可波罗以来，最早为

人所知的一位进入喀什噶里亚的欧洲人，)。

十六世纪期间莫豁勒汗国的历史进程，象在十五世纪中叶的

情形一样，由于卫拉特人占据了淮噶尔，哈萨克人当时在七河地区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天山的乞尔吉思人也不再承认莫豁勒汗国

的宗主地位，这时的莫豁勒汗国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仅仅是在喀

,, 阿黑麻 · 牙撤吾教长是著名的苦修敦士阶尽的创建者，他出生干牙锡，并在

1166 年左右死于该地。牙撒吾在中亚突厥人中受到了热烈的巢拜，他的陵墓<II 由帖
木儿重建）也很快就成了人们朝拜的对象。

(e) C. H. Payne, Jahang1, and t沁 Jesuit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Tra­
,els of Benedict Goes, etc. (佩恩«只罕杰尔J;)lll稣会上一一鄂本汽游记>), The 
Ha11uc, I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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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噶里亚，察合台后裔的统冷才得以残讲下来，但是即便在这里，

他们的统治也越来越虚弱， RT到被来自河中地区的，以野心勃勃的

和卓王朝为首的半神权政权取代为止（至少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地

137 区是如此）。和卓家族的开 1[J祖以哈司剌·马黑杜米· 义札木知

名，他是一位来自布哈拉的巡回牧师和奇迹创造者，他从察合台汗

那里接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赠款，后来在 1540 年死于喀什噶尔。

马黑杜米· 艾札木是 －位在民间受到普遍崇拜的对象。他的子孙

们不久就分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派系，但他们最后在喀什噶里亚

的城市居民中都享有宗教J以及政治上的统治权。虽然在城市之

外，尤其是在那些由两个相互对立的，分别以白山派和黑山派知名

的乞尔吉思部落联盟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和卓后裔的影响相对来

说弱一些，但是敌对的和卓诸派终于与这些乞尔吉思部落结成了

联盟。

十七世纪后半叶，最后 一位对塔里木盆地诸城市具打主宰能

力的察合台统治者是亦思马因汗。亦思马因汗与白山派和卓首领

希达雅图剌和卓发生了争执，井且流放了希达雅图剌。对千亦思

马因汗来说，不幸的是，在民间以哈司剌· 阿法克知名的希达雅图

剌和卓井不是一个平席的对手。希达雅图剌是一位具有将帅之

才的人物，而且还被他的信徒们敦崇为具有非凡权力的圣者和仅

次于穆罕默德的先知。直到二十世纪早期，座落千喀什噶尔城外

的希达雅图剌和卓的陵墓，仍然是民众们的朝圣地点。 当希达雅

图剌被从喀什噶尔驱逐之后，他向伟大的卫拉特首领噶尔丹寻求

支持，噶尔丹在 1678 年人侵了塔里木盆）也将亦思马因汗驱逐出

了喀什噶尔．任命希达雅图剌和卓为 (I 己的代理人，取代了亦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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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汗的地位。作为这次变革的后果，从这时起，在喀什噶尔的事务

中，和卓除了对现代新疆的穆斯林人n 有若广泛的宗教上的权威

之外，还行使若稳固的政治权力。但是希达雅图剌和卓对他的从

属地位似乎并不清足，因为为了保证驱逐卫拉特人，他很快又与亦

思马因汗的弟弟，乌什的马黑麻·阿明秘密结成了联盟。在后来

的斗争中，卫拉特人被击败了，不久之后，马黑麻· 阿明也被他的

一名支济者杀害。这样一来，硕果仅存的希达雅图剌和卓就成了

喀什噶里亚无可争议的主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1693一 1694

年间希达雅图剌去世为止。在此后的－一段混乱时期之后，黑山派

和卓在叶尔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此同时，白山族和卓则保持着 138

喀什噶尔，从而在两派和卓之间导致了一种均势，这一均势一直延

续到了 1713 年。这时卫拉特人摆脱了自从 1697 年以来噶尔丹死

后发生的内部纠纷，重新加强了他们对喀什噶里亚的统治，并且

将两派和卓的首领都迁移到了卫拉特人的首府伊犁河谷。黑山派

的首领代尼耶勒和卓在伊犁赢衍了噶尔丹的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

(1697一1727年）的信任，策妄阿拉布坦在 1720 年将代）已耶勒作为

一位独立的统治者送回了喀什噶里亚，这一任命得到［另一位卫

拉特统治者噶尔丹策零(1727一 1745年）的承认。但是在代尼耶勒

和卓死后，卫拉特人认为，将喀什噶里亚诸城市在代尼耶勒的五个

儿子中分开更为谨慎。 1745 年屯尔丹策零死后，紧接若就出现了

混乱局面，代尼耶勒诸子在混乱中摆脱了对卫拉特人的臣属关系。

噶尔丹策零的孙子阿睦尔撒纳残暴地迫使黑山派和卓向他臣服，

后来阿睦尔撒纳又转而成了白山派和卓的支持者。白山派和卓们

再次成了咚什噶里亚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是阿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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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纳的臣民，而且是阿睦尔撒纳的封主－一中国满清皇帝的臣民。

然而对于和卓们来说，向一位远戊喀什噶尔达许多月路程的异教

皇帝尽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和卓们毫不迟疑地跟随阿睦尔

撒纳，加人了反叛乾隆皇帝的行列，其实乾隆皇帝对塔里木盆地名

义上的宗主权，对于本地居民来说，根本就没有达到不可忍受的地

步。当阿睦尔撒纳最终被击败之后，尽管和卓们及其追随者进行

了激烈的反抗，但是喀什噶里亚还是在 1758—1759 年间被渚朝政

府占领了。

在喀什噶里亚地区，和卓的统治是非常不稳定的，也许这就是

喀什噶里亚的穆斯林居民开始时坦然地接受满清统治的原因所

在。虽然他们的新的异教主人在镇压反抗方面是残酷无情的，但

是在别的方面，满清政府却对其“野蛮人“臣民放任自流。喀什噶

里亚的居民得以继续保持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他们

丝毫没有受到遥远的满济当局的干预。但是在这之后的一百年或

者更多的时间里，被流放到帕米尔以外的浩罕的和卓们，却没有花

多大气力就鼓动起了他们原来的臣民起而造反（尤其是利用宗教

作为借口），反对满清的统治。

139 从察合台汗国衰落到满济政府征服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这段时

期，由于缺乏有关的原始材料，要想精确地评价和卓统治时期对于

喀什噶里亚的历史意义是不可能的。值得称赞的是，和卓们对这

一地区（包括在他们的乞尔吉思邻人中）伊斯兰教的传播，无疑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他们还在城市和大乡镇里创建了大量的

madrasehs(伊斯兰神学院）和 maktabs(伊斯兰学校）。如果说在很

大程度上，和卓的统治是以智力蒙昧和完全无力提供一个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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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环境为其特点的话，市实」上、少到,.八世纪中叶，喀什噶里亚

诸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还勺伊斯兰世界保片行 ．种胧弱的联系。虽

然喀什噶里亚地区的语言基本上是由一种从喀喇汗朝时期的可汗

语言衍生而来的突厥语（现代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方言即渊源于

此），但是阿拉伯语自然是他们的宗教语言，与此同时，波斯文的知

识肯定也如同在邻近的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人中间一样，在喀什

噶里亚的上层杜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例如哈司剌·马黑杜米·

艾札木以及他的后裔的圣徒传记，就是用波斯文写成的。甚至在

1758一1759 年满济征服之后，喀什噶里亚的突厥人还继续期待在

西方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除了更迫切的动机之外，阿古柏在

1867 年控制喀什噶里亚地区的垃初目的之一，就是谋求与奥斯曼

帝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恢复喀什咕里亚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



第十章 哈萨克与乞尔吉思

1心 在蒙古帝国创立时，术赤之子，拔都之弟昔班得到了从乌拉尔

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广阔领土作为他的封地。 在十四

世纪 ， 这片兀各思与位千萨雷苏河和阿拉套山脉之间的白帐部落

草原相接壤。从脱脱迷失统治时期开始，白帐部落诸汗开始成为

金帐汗国的统治者，而且在1380年，他们的兀鲁思也转移到了南俄

草原。当 1391 年帖木儿越过阿拉套草原时，阿拉套草原被一些出

自突厥和蒙古等不同来源的昔班朝部落占领了。这些部落都说突

厥语，而且当时他们就已经具有了“乌兹别克”这一共同名称。十五

世纪初期 ，这些游牧部落占领了现代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与此

同时，在他们的东部 ，有西蒙古的卫拉特帝国，而在七河地区南部，

则有莫豁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国。 帖木儿帝国的领土，位千乌兹别

克人的南部，在他们的西南是那海部落，那海部落散布在乌拉尔河

与伏尔加河之间。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与四邻之间的斗

争始终在哈萨克诸·~的历史上占耜若主导地位。

1428 年，昔班的后裔阿不勒海尔汗成功地联合起了位千乌拉

尔河、锡尔河、莫豁勒斯坦以及托博尔河之间的全部游牧部落，成

为昔班王朝兀鲁思（也以“乌兹别克汗国“知名）的收高首领。作为

一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阿不勒海尔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试图袭

141 击他的南邻帖木儿帝国。 1430 年，帖木 LL帝国的内部斗争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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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帖木儿的后裔，阿不勒海尔借此机会向帖木儿帝国发起进

攻，占领了花剌子校的部分地区 ，而且劫掠r玉龙杰赤古城。 1447

年，阿不勒海尔从帖木儿帝国手中夺取了锡尔河地区。锡尔河地

区至关重耍，它被恰当地看作征服河中地区的关键 ，而且这里繁荣

的城市，也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与来 自大河彼岸南方的定居居

民之间的商品交换，提供了重要的市场。 阿不勒海尔将锡尔河地

区诸城之一的昔格纳黑城仵为他的首都。 在阿不勒海尔统治的高

峰时期，他的帝国一直从锡尔河扩展到了西伯利亚森林、在西伯利

亚森林地区，另一位昔班朝王子亦巴黑 ，建立了亦必儿汗国联盟。

阿不勒海尔为了巩固 n 己的政权，力图要建立一个某种类似

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反过来说，这种制度实际上迂味着打碎阿

不勒海尔的封臣一即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首领们的半独 立 地

位。对千一个定居的社会，或者正在走向定居道路的社会来说， ：江

样一个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当企图要在一个完全游牧的社

会中施行这种制度时，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两位出自术赤后

裔的王子，克列与札你别率领诸相当多的部族，从帝国中分裂了出

来，向莫豁勒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寻求保护。这些持异议的

部族接受了“哈萨克人＂的称号。阿不勒海尔的力量被这种大量的

反叛活动削弱了，但是在 1456一 1457 年，他又不得不面临着卫拉

特帝国的袭击。卫拉特帝国曾经抵抗过中亚的穆斯林势力，对于

阿不勒海尔来说，它是一个最难战胜的对手。卫拉特帝国位于西束

古地区，创建千十五世纪初期。在也先(1439一1456年）与他的儿子

阿马桑赤(1456— 1458年）统治时期，卫拉特经历了一段强大无比

的时期，在 1449 年 ，卫拉特的部队曾经打败并俘虏了明朝皇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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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而且包围了北京。

卫拉特人的这些胜利，使人回想起成吉思汗那史诗般的生涯

的初期，同时它也预示着哈萨克草原游牧部落的暗淡前景。 1450

年，信奉佛教的卫拉特人向穆斯林草原方向发起了第一次人侵。

此后，这种人侵活动不断定）门重演。卫拉特人以极端的残暴行为

来进行他们的入侵活动，有时他们的入侵也带有真正的宗教战争

142 的性质。 1456一1457年，卫拉特人深入哈萨克萃原，给了阿不勒海

尔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对千乌兹别克帝国来说，这次打击

是一次无可弥补的灾难。锡尔河地区遭到了卫拉特人的彻底鞣

睛，在这次打击之后，阿不勒海尔的领土再也没有能够恢复。

不久之后，克列汗和札你别汗与他们的哈萨克部族就充分利

用了这种有利形势。卫拉特部落离开之后，哈萨克人大批地返回

了哈萨克草原， 1468年，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哈萨克人击败井

且杀死了阿不勒海尔， 一宜打到了锡尔河北部。 阿不勒海尔的儿

子沙黑· 海答尔也在同一年被莫豁勒斯坦的羽奴思汗所杀。昔班

家族只有阿不勒海尔的年轻的孙子麻哈没的 ．昔班尼幸存了下

来。麻哈没的·昔班尼许多年来一宜过着盗匪生活，后来他领头

纠合起了一帮人。 1500 年，麻哈没的．昔班尼率领他的人马人侵

了河中地区，而且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麻哈没的·昔

班尼在帖木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最后一个伟大的突厥斯坦帝国

一乌兹别克汗国，他的家族对乌兹别克汗国的统治延续了将近

一个世纪。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乌兹别克汗国将是一个最厉害的

对手。

昔班部族迁移进了突厥斯坦的结果，在锡尔河北部草原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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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一地带很快就被哈萨克部族充塞了。哈萨克部

族最初跟随克列和札你别进入 r莫豁勒斯坦，现在他们又返回了

自己的家园。在克列的儿卜布鲁杜克汗统治时期(1488一 1509年），

特别是在札你别的儿子哈斯木统治时期(1509一 1518年），哈萨克

部落迅速扩张，遍及了阿不勒海尔汗国的领土。从这时起，“哈萨

克”与“乌兹别克”这两个词具有了新的涵义，所谓“哈萨克”是指那

些仍然留在锡尔河北部的部落，而“乌兹别克”则是指那些追随麻

哈没的· 昔班尼，在锡尔河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部落。但是，

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二者都是从占代同一 书部族中衍生出来的。

在哈斯木汗的统治下，哈萨克帝国保持了它的团结和强大，当

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有二十多万骑兵用来参加战斗。哈萨克帝国

的国力是如此强盛，以至千在十六世纪期间一直长期衰落不振的 143

卫拉特人，对它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危险了。与这种情况相同，甚

至更为明显的是，被内部斗争削弱的那海部落以及在莫豁勒斯坦

的察合台汗国，此后也逐渐虚弱，不足以与哈萨克草原勇武善战的

部落相匹敌了。鉴于这种形势，哈萨克人得以享有了一个世纪的

繁荣和相对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趁机将自己的疆域向南

方扩张。紧接岩，为了争夺对锡尔河地区诸城市的所有权，哈萨克

人与突厥斯坦的昔班王朝在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

一般说来，虽然哈萨克人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并没

有进一步接近他们征服突厥斯坦的目标。

事实上，由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总是

带有易于瓦解的性质。在这个国家之上，有一个（在以后的年月

里，则有几个）成吉思汗的后裔来作“汗飞汗位是一种世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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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常的竞争之外，汗位是由选举而加以确认的。与此同时，国

家日常的权力却集中在诸汗名义上的封比 －诸苏丹的手中，这

些苏丹往往是一些重要部落的首领。实际1:, 山部落再加以划分

的，以勾和巴秃尔为首的氏族保持着实际上的自主权。哈萨克人

没有常备军，只有民间征募的军队。伊斯兰教对于这利游牧社会

仅仅是产生了一些表面的影响。

当哈斯木汗去世之后，统咱勺哈萨克国家的分裂迹象就变得

很明显了。 中央集权的哈萨克汗国分裂成了三个独立的汗因或

“帐＂，这三个汗国都是由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汗”来统治的 ，它们

分别是七河地区的“大玉兹"(TJ lu Zhuz), 中部草原地区的“中玉兹”

(Orta Zhuz), 以及位于三个汗国最西部，乌拉尔河以东地区的“小

玉兹"(Kishi Zhuz)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哈萨克草原经历了一

个动乱而无益的战争时期。 这场战争是由啥斯木汗的儿子们，谟

麻什(1518一1523年）、塔赫尔(1523一1533年）以及不答什 ( 1533-

1538年）发动的，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突厥斯坦的昔班

王朝以及莫豁勒斯坦诸汗. 1538年，哈斯木汗的最后一个儿子哈克

·纳咱尔(1538一1580年）重新统一了哈萨克三帐，他甚至将权力扩

张到了那海国家的部分地区。哈克 · 纳咱尔还成功地领导于几次反

144 对布哈拉昔班王朝的远征，而且在1579年占领了塔什于。在特夫克

勒汗统治时期(1586一1598年），哈萨克人纯续向南方探入，特夫克

勒汗再次占领了塔什千，而且此后又攻占了牙昔和撒马尔罕，但是

在1598年，特夫克勒汗被阻千布哈拉城外。特夫克勒汗的继承者们

-艾斯木(1598一1628年）．江格尔，最后是头克汗(1680一 1718

年），继承了特夫克勒汗占领河中地区的肥沃土地的愿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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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斯特拉罕朝（即札尼朝）战斗，井且间或取得了一些胜利。阿

斯特拉罕朝是在 1599 年继昔班王朝之后，成了布哈拉的新主人。

头克汗是统一的哈萨克国家的朵后．位统治者，作为一名武士、行

政官员和法学家，他的法典(Jety Zhargy J 推动了游牧民族的习惯

法(adat)向成文法的转变。

但是到这时，哈萨克人受到了自从十七世纪初期以来就日益

增长的一场巨大灾难的威胁。在阿勒坦汗(1543一1583年）的统治

下重新统一而且逐渐强盛起来的东蒙占部落曾经挫败了卫拉特

人，但是现在卫拉特人又开始向西方发展了。十七世纪初期，卫拉

特诸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落进人了哈肣克人的领土。土尔扈特部

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40,000帐。土尔扈特人在和鄂尔勒克汗的率领

下，由东北而西南，穿过了咸海、里海北部地区，留在这一举族迁

徙的人们背后的，是一条横贯草原的血路。当土尔扈特人最终在

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立脚之前 ， 他们在迁徙途中曾经与恩

巴河附近的哈萨克小玉兹以及阿斯特拉罕附近的那海部落发生过

战斗。后来 ， 土尔扈特人在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建立了一个

以卡尔梅克部落知名的强大的游牧国家。 1603 年 ， 这些卡尔梅克

人劫掠了希瓦汗国， 1639 年，他们又征服了曼格什拉克的土库曼

人。而卡尔梅克的阿玉奇汗(1670一1724年）则成了俄国名义上的

封臣，俄国人鼓动这些伈奉佛教的武上反对全部都足穆斯林信徒

的克里米亚汗国、巴失吉儿人以及那海部落。

卡尔梅克部落在哈萨克草原地区的西南边境建立政权，对哈

萨克诸帐的后方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大约与此同时，在哈萨克

草原东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地区，另 个卫拉特政权也正在形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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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政权的建立者是绰罗斯部落的巴图尔洪台吉。在与成吉思

汗的戎马生涯相距了四个世纪之后，巴图尔试图重振蒙古帝国的

雄风。在巴图尔洪台吉统治时期，卫拉特人开始深入哈萨克草原，

145 进行破坏性的袭击。虽然这些袭击最初仅仅是一些旨在窃取牲畜

的掠夺性远征，但是它也是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的预兆，在几乎一

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哈萨克人民都死于这场灾难。 1643年，巴图

尔洪台吉领导了一次伟大的远征，进人井占领了七河地区，而且迫

使大多数大玉兹部落的氏族向他臣服。 1653年巴图尔死后，他的儿

子噶尔丹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力强加在了全部卫拉特部落之上，而

且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广袤的帝国。对千那个

时代来说，卫拉特帝国的军事机器是使人惊叹不登的。噶尔丹当时

拥有100,000纪律严格的部队。噶尔丹的目的是使自已成为整个中

亚的统治者，而且他也几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取代了东突厥

斯坦最后的察合台统治者，在 1678 年和 1680 年之间强占了喀什

噶里亚，使喀什噶里亚成为自己的保护国，而且在 1681 年兼井了

吐鲁番和哈密，最终吞井了全部残存的莫豁勒汗国的领土。与此同

时在 1681 年与 1695 年之间，卫拉特军队还大批人侵了锡尔河地

区，攻占并抢劫了塔什干北部的赛夷城。但是，噶尔丹的野心主要

是在东方，当 1688 年卫拉特人战胜了喀尔喀泼古人，而且在东蒙

古落脚之后，噶尔丹终千如愿以偿了。 1690年，噶尔丹努力效仿成

吉思汗的成就，进攻中国的满诸帝国，但是耶稣会士为康熙皇帝制

造的大炮，彻底地决定了卫拉特人的结局，这些被击败的游牧人抢

惶而逃，进人了蒙古草原。

在被满清政府击败之后，卫拉特人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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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邻。在噶尔丹的侄子和继承人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1697一

1727年），哈萨克草原的历史揭开了真正黑暗的一章。卫拉特军队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就安然地袭击了整个哈萨克地区。在哈萨

克草原，头克汗的权力已经扩展到了哈萨克全部三个玉兹，尽管头

克汗努力进行了抵抗，但是在 1698 年，卫拉特人开始向巴尔喀什

湖方向人侵， 1710 年，他们又再次侵入哈萨克草原。 1716 年，一支

卫拉特部队哀开了伊犁河谷，向七河地区北部进军，此后他们又将

兵锋转向西南方向。在 1718 年春天，这支部队与在巴尔喀什湖东

北部阿亚古兹河畔集结起来的哈护克部落遭遇，在历时三天的战隔

斗中，卫拉特部队打败了哈萨克人。这次战役使进入锡尔河的道

路完全洞开。向南方插人的卫拉特人越过了中玉兹的领地，而且

在塔什千北部的阿雷西河畔，赢得了对哈萨克人的另一次血腥的

胜利。而 1723— 1725 年，卫拉特人的另一次远征则到达了哈萨克

斯坦南部，锡尔河诸城市如塔什干、牙昔、赛夷等城都落人了卫拉

特人的手中，而且遭到了劫掠。在这同时，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

为了与他们来自准噶尔的亲族会合，也开始侵入哈萨克草原。在

哈萨克历史上，这是一个 ;.ktaban shubrundy (巨大的灾难）的时

代，这次灾难本身，在哈萨克的叙事诗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大玉兹和中玉兹的一些部落皈依了佛教。另外的哈萨克部

落则试图逃跑，进人突厥斯坦的艾弥儿国家，但是他们也被打退，

接着又转回西北方向，沿籽恩巴河、鸟拉尔河、伊列克柯和鄂尔河，

逃向那些已经处千俄国人控制之下的地区。

面对治败胁他们的致命危险，长期分裂的哈萨克诸部落决定

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的战线。 17281户在奇姆肯特附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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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联合大会上，哈萨克人选举了中飞兹汗阿不勒海尔作为哈萨

克的最高首领。在同 一年，联合起来的哈萨克军队挡住了卫拉特

部落前往咸海的道路，井且在楚巴尔阴格里湖附近使卫拉特人逍

受了他们的第一次失败。 次年，存巴尔喀什糊南部的另外一次大

战中，哈萨克人又消灭了一支重要的卫拉特部队。但是，这两次胜

利井没有能够阻止卫拉特人的远征。此后，卫拉特的远征又持续

了二十年。在 1740一1742 年之间，卫拉扑人旷次成功地由东而

西，穿越了哈萨克草原，到达了奥尔斯克附近的俄国边界地区。锡

尔河流域又经历了一次有计 tll1白掠夺。且到卫拉特帝因在 1757

年被清清消灭为止，哈萨克才最终摆脱了卫拉特这个可怕的邻人

对他们的长期威胁。

为了反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哈萨克人进行了持久而残

酷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阻止哈萨克政府或国农出现的主要障碍。

147 更为严重的是，自从十八世纪初期起，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俄国对哈

萨克的威胁，但是与卫拉特人的战争使哈萨克汗国支岗破碎，疲惫

不堪，以至千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于来 1'. 1 西方和北方的俄国的新

的危险进行有效的抵抗。

俄国人之进人哈萨克萃原，与卫拉特人的袭击情形迥异。俄

国人的进展缓慢而无情，而 If以建筑喳垒线什为他们进展的标志0

这些堡垒是 1716 年建立的鄂木斯克 ， 1 7 1 8年建立的塞米巴拉金斯

克 ， 1719年建立的乌斯季卡 /iii 诺尔斯克 . I 732 年与 1757 年之间建

立的额尔齐斯河沿岸访保弁 .1735年建 ,'r 的奥尔斯克以及 1752 年

与 1755 年之间在伊希姆河沿岸建立的（堡垒。而这时的哈萨克诸

汗根本不是力图去反对俄因人，而是一冉寻求俄国人的帮助，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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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拉特人。但是他们的这种企图总是落空的。实际上分别在

1731 年、 1740 年和 1742 年，小玉兹、中玉兹以及大玉兹的一部分，

都各自接受了俄国的保护，但是就卫拉特人对于哈萨克的威胁而

言，俄国人的这种保护却纯粹只是名义上的。

在同卫拉特人的斗争中，哈萨克中玉兹部遭受的损失最小。

十八世纪后半叶，中玉兹诸汗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企图重新统一哈

萨克草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哈萨克诸部原来的盛况。在这

种形势下，中玉兹汗阿不勒海尔将他的权力扩张到了小玉兹和部

分大玉兹地区。 1737年，阿不勒梅尔袭击了巴什基里亚（已经落入

俄国人的手中），并且利用纳迪尔沙打败了希瓦汗国的机会，在

1740 年暂时占领了希瓦，宜布自己为希瓦汗国的统治者。 1749 年

阿不勒海尔死后，他的儿子奴儿阿里袭击了俄国边防哨所。但是到

了奴儿阿里的继承人阿布赉汗时，阿布赉试图进一步占有大玉兹

部落，由此引起了他与满清政府的冲突。作为卫拉特帝国在淮噶

尔地区的继承者，满清政府将哈萨克诸汗看作是自己的封臣， 1771

年，阿布赉汗被迫向满消皇帝宣誓效忠．

到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地区从三面完全被俄国和中国包围了，

而在哈萨克的南部边界地区，则受到了突厥斯坦诸艾弥儿国家的

威胁。这时的哈萨克地区，已经变成了两块保护领地——哈萨克的

西部地区成了俄国的保护领地，而东部则是满清的保护领地。这种

状况标志渚哈萨克独立地位的最终结束。如果说满清的保护国权

力纯属胀构，几乎石不沾楚的话，俄国的保护国权力则稳固地转变田

成了实际的占 r-1。在整个哈萨克三个玉兹中，十八肚纪末与十九

世纪初的i千点总社会动乱，这种动乱采取r 诸部浴起来造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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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以及诸汗、诸苏丹政权的形式。例如 1792一

1797 年之间巴秃儿斯里木的大规模叛乱就是如此。事实证明，在

这一动乱时期，哈萨克诸汗政权已经失去了生存的能力。当俄国

人决定直接进行于涉时，他们实际上井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俄国

人之废除哈萨克诸汗的统治权，是先从中玉兹开始的。中玉兹最

后的统治者失儿加兹在 1822 年被召到了奥伦堡； 1824 年，小玉兹

汗国遭到了镇压； 1848年又轮到了大玉兹。对于他们的邻人来说，

哈萨克曾是一个难以战胜的对手，但是此后哈萨克部落开始了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将是哈萨克部落为求生存而长期斗争的一个

历史阶段。

乞尔吉思部落

乞尔吉思部落从前被称作喀喇—一乞尔吉思，以区别千当时

以乞尔吉思知名的哈萨克人。乞尔吉思部落的历史与他们的哈萨

克邻人的历史大相径庭。

乞尔吉思人居住在天山山地中，他们是各种突厥部落，如突骑

施和葛逻禄等部落（它们在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就已经蒙古化了）的

后裔。这些突厥部落后来同化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尔吉思部落。

从久远的中世纪起，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尔吉思人就已经成氏族地

渗人了天山，而天山地区则在十三世纪井入了察合台兀鲁思．乞

尔吉思人虽然被迫接受了蒙古人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但这几乎没

有能够改变他们非常古老的部落社会结构。乞尔吉思人从来不知

政治权力独自地集中千首领手中为何事，在乞尔吉思人中，氏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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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是由匐或者长者(manaps)来管理的，而在十八世纪缓慢地

进人乞尔吉思社会的伊斯兰教，对他们也只是产生了一些表面的

影响。

十四世纪期间，天山地区成了莫豁勒斯坦的察合台汗国的一 149

部分，在帖木儿的反复入侵中，莫豁勒斯坦遭受了令人惊骇的破

坏，但是帖木儿死后，在察合台统治者歪思汗(1428年），也先不花

(1434一 1462年）以及羽奴思(1462-1468年）统治时期，莫豁勒斯

坦很快又盆新得到了恢复 c除了在哈克· 纳咱尔统治的短时期外，

甚至在哈萨克汗国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他们也从来没有能够将

其统治权扩张到乞尔吉思部落之上。卫拉特帝国的噶尔丹最终消

灭了察合台汗国，在1683年与 1685年之间，噶尔丹掠夺井且后来又

占领了天山地区。此后，有些乞尔吉思部落迁徙到了东突厥斯坦

的叶尔羌、和闻和喀什噶尔周围的地区。 1702年，卫拉特人又将叶

尼塞河流域的乞尔吉思人大部分都迁入了天山地区，以取代原来

在这里的乞尔吉思部落。 1758 年满清政府消灭了卫拉特帝国之

后，乞尔吉思部落名义上成了中国的封臣，而且再次得到了他们完

全的自主权。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乞尔吉思本土的南部地区一

费尔干纳谷地被浩罕汗国征服了，紧接着开始了一段混乱的时

期，在这一时期，乞尔吉思诸部落力图要摆脱突厥斯坦的奴役。

俄国之介人乞尔吉思地区，开始千 1855 年。 1862 年，俄国人

占有了皮什佩克要塞，井且占领了整个乞尔吉思北部地区。乞尔

吉思南部地区也在 1867 年被吞井，随着浩罕汗国的灭亡，俄国人

在 1876 年占领了阿莱谷地，从而完成了对乞尔吉思地区的征服．

此后，乞尔吉思的一部分迁移到了帕米尔和阿宫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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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中地区的征服

ISO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自从成吉思汗帝国分裂之后，直

到俄国和中国进人时期的莫豁勒斯坦与哈萨克草原的历史。现在

布必要回过头来，对十四世纪后半叶诃中地区的历)!.,特别怂对帖

木儿一生的经历，进行一番追溯。帖木儿的名字已经在上文中不

同的地方出现过，帖木儿曾经越过莫豁勒斯坦的边界地区进行掠

夺，而且还曾经与金帐汗国脱脱迷失汗的霸权相抗衡。他是人类

历史上最勇敢也最有破坏性的征服者之一。 1336 年，帖木儿出生

于渴石附近的地区，他的父亲塔剌海是巴鲁剌思氏族的一位突厥

艾弥儿。塔剌海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且他还是学者们与托钵

僧的支持者。与成吉思汗一样，帖木儿的早年生活是率领一帮习

险家和强盗（有时他们也许井不比土匪好多少）度过的，他还赢得

了勇敢无畏、足智多谋、聪明睿智的领导者的声背。在十四世纪六

十年代，帖木儿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艾弥儿们和突厥一一栗

古察合台部族首领中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强有力的地位。自从谡古

征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艾弥儿与部族首领此前一直在河中

地区占据者统治地位。随若农合台统治家族的哀游，河中地区的

艾弥儿与察合台部族首领试图通过愧揣汗来统治河中地区，而这

些愧偶汗仅仅是因为他们出 11 成书思汀 ;f坏讨扣声名韦许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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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一1370 年，虽然帖木儿的统治还没有正式得到承认一一这时 t.<i

的钱币继续以察合台汗的名义铸造，而且“虎土白"(khutba) 念的

也还是在位的察合台汗的名字一一先是速亦儿哈的迷失 (1370一

1388年），后来是他的儿F速檀马合谋 (1388一 1403年） ©-—但

是帖木儿这时已经成了河中地区实际的统治者。帖木儿将河中地

区作为他的广袤的帝国的中心和对他的邻人进行战争的根据地，

他残暴地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哀合台贵族之上，扫除了一切潜在

的对手。在河中地区诸城市中，帖木儿最喜欢撒马尔罕，他将撒马

尔罕作为首都，而且将这电的花园和建筑物都装饰一新。亨利三世

卡斯提尔的使臣克拉维约曾经描述过这些他在 1403年亲眼见到的

花园和建筑物。在这些处筑中，得以在后来的动乱中保存下来的

古尔艾弥儿陵墓和毕比·亥努姆清真寺，为帖木儿帝国最早时期

建筑物的规模和宏伟程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对于一个新的中亚帝国的出现来说，十四世纪后半叶是一个

特别适合的时期。这时安合台的兀旮思已经完全分裂，自从 1334

年答儿麻失里死后，河中地区就处于棍乱状态之中，在秃忽鲁帖木

儿(1348一1362几年）统治下强大的莫豁勒汗国，现在也成了封建

的艾弥儿们的牺牲品。在钦察草原，自从札你别死后到脱脱迷失

出现这一时期，即 1357 年至大约 1381 年之间，金帐汗国也经历了

一个同样的激烈纷争的时期。在伊朗地区，自从伊利汗不赛因在

1335 年死后，他的王朝紧接若就衮落了 。 呼罗珊地区落人 r赫拉

特的凯尔特朝统治者手中，与此同时，在西方，从大不里士和巴格

O 见 V, V, Barthold, \Jlugh-Beg (巴托尔饱«兀鲁 f扣） ， Leiden, 196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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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起的地区，由充漓活力的没古札剌亦儿王朝统治，札剌亦儿朝注

定将是帖木儿的死敌。而在印度，继承了卑路斯王( 1351-1388年）

的饱里秃忽鲁朝诸苏丹，对于帖木儿来说，则是无足轻重的。所以

在十四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帖木儿发现在自己的周围是一些分裂

的国家和衰落的王朝，这种情形与将近二百年前成吉思汗遇到的

情况倒是不无相似之处。

在这里，要对帖木儿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详细叙述

是不可能的，但是下列帖木儿的战役表，可以说明帖木儿在从事征

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栝力和组织能力。

lS2 大约 1370一so年巩同河中地区时期。 在负豁勒斯坦和花剌子模

发动战争。

1380一82年人侵呼罗珊 ，攻克赫拉特。

1383年在呼罗珊和锡斯坦发心战争。

1384一85年：在呼罗珊西部、马咱达兰和伊朗西部发动战争。攻克

赖依和苏丹尼耶。

1386—88年在罗利斯坦、阿塞拜疆、谷儿只、安那托利亚东部以及

法尔斯发动战争。 掠夺了伊斯法罕，进人设拉子 (138 7年〉．

1388一91年：发动战争对抗金帐汗因。 掠夺玉龙杰赤(1388年）。

1392-94年在法尔斯、美索不达米亚 、 安那托利亚和谷儿只发动战

争。进人巴格达(1393年）。

1395年再次发动战争，对抗金帐汗因．

1398-99年人侵印度北部，掠夺德里 (1398年）．

1399一 1401年发动战争 ， 反对谷儿只、札剌亦儿粤］和坎反泊马木路

克王朝，攻占锡瓦斯和阿勒颇(1400年）．掠夺大马士革与巴格达(1401 年）．

1402年在安卡拉打收井且俘虏了奥斯曼苏丹巴牙即忒一世。 掠夺
了布尔萨与伊兹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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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4-05年：计划入侵中国。帖木儿去世(1405年）。

通过这样一个直观伈系年表，几乎无法反映出帖木儿在这些

战役中表现出的杰出的军事天才思想或者他在这些战役中所于的

空前的暴行饥 很明显，帖木儿的野心是要重建十三世纪的成吉
思汗的帝国，而在腹地亚洲的部落中，还仍然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帝

国的生动的回忆。从帖木儿发动战争的手段，在战场L实行的战

术以及他所指挥的部队的构成等方面来看，帖木儿都更象一个十

三世纪的蒙古征服者，而不象一个当时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明显

地竭力强调自己与成吉思汗后裔的关系。 在与察合台汗合赞汗的

一个女儿结婚之后，帖木儿得到了“驸马”的称号，这一称号出现在

帖木儿的钱币上，而且将他与出 自 成吉思汗后裔的察合台政权联

系了起来。而帖木儿与莫豁勒斯坦的统治者，黑的儿火者的女儿

的另一次婚姻，则进一步加强了他与成吉思汗后裔的联系。然而 153

在帖木儿的一生中，存在着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帖木儿

是作为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军队的领导者和操纵者，完成了他的征

服一·游牧和半游牧部落的军队对千中亚诸帝国来说，是一个永

远的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帖木儿本人也成了伊朗一一伊斯兰

文明对突厥一秉古民族影响的范例（随着帖木儿年龄的增长，这

种影响也在不断加探）。如果说对于在设拉子、赫拉特或者巴格达

等地的受到帖木儿迫害的人们来说，帖木儿是一个野蛮的＂艇袒"

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又是一位严谨的逊尼派穆斯林，．位教长们和

6) J. Aubin, 七omment Tamerlan prena,t les villcs'( 奥宾 ｀帖木儿是怎样

夺享城市的>) , Studia Islam.,._ XIX, 1963. 



竺 第 _ + 一 章＿＿＿＿＿＿ ．一

托钵僧的慷慨的赞助者，一位伊朗艺术和文学的保护人，而且这位

保护人对伊朗城市生活也廿之如怡。帖木儿朴撒马尔罕的宫廷

（象克拉维约所描述的那样），与淮噶尔和七河地区那些地方紊强

的营地是截然不同的，帖木儿的宫廷是伊朗得以迅速驯胀它的这

位最野蛮的征服者的一种手段。

与成吉思汗相比，帖木儿是－今位更有教养，但是却极少决断的

人物。 如果说作为一位武士和武士的领袖，帖木儿可以与成吉思

汗相提片论的话，那么作为个帝国的创建者，他缺乏伟大的豪古

征服者的明晰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正象在帖木儿的帝国内看不

出 一种世界秩序的眼光一样一－这种世界秩序的眼光，是从“札

撒＂的颁布中设想出来的—一在帖木儿发动的那些战役中不存在

明显的战略格局，而且他对战役的安排也没有一种长远的考虑。

帖木儿的征服，根本就没布能够象成吉思汗的征服活动的结果那

样，扩大对于更广大的世界知识的了解，甚至经济动机在帖木儿的

征服中也是无足轻重的。当 1405 年帖木儿在讹答剌死后，帖木儿

帝国的分裂局面儿乎立刻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帖木儿没有象成吉

思汗那样，颁布指定继承人的命令，以保持他的征服地区的究整。

自从帖木儿帝国迅速分化为许多独立的王国之后，那些日渐增多

的小诘侯们（他们都是帖木儿的后裔），为了帖木儿遗留下来的-··

点遗产而相互征战不休。

在帖木儿的四个儿子中．只罕杰尔、兀麻尔·沙黑以及米兰沙

都先于其父而死，所以尽管违到了帖木儿的孙子们的反对，王位还

是传给了帖木儿的第四子沙哈鲁。 』(£经历了帖木儿几乎无休止的

1又征战之后，沙哈鲁的长期统治(1405一 1447年）标志若帖木儿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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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个巩固和相对稳定的时期。什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和伊朗文化的热情崇拜者，沙哈咎将帖木儿的中亚帝国变成了一

个以呼罗珊地区为中心的，正统的伊斯兰苏丹政权。赫拉特取代了

撒马尔罕的地位，成了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河中地区也成了沙哈鲁

之子兀鲁伯管辖的地区。沙哈鲁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伊朗西部地

区，这里是帖木儿帝国的安全受到最明显的威胁的地区。随若札

剌亦儿王朝的灭亡，在伊朗西部地区，尤其是在阿塞莉疆，留下了

一个危险的真空地带。在十五世纪期间，这一地带相继被两支强

大的奥斯曼军事联盟所填补，他们是札剌亦儿朝原来的封臣，来自

凡湖东北的喀喇豁云鲁朝以及此后来自迪亚尔巴克尔地区的阿克

豁云鲁朝。在与喀喇豁云鲁朝的斗争中，沙哈鲁并没有取得多少

显著的胜利，而且到沙哈鲁去世的时候，伊朗西部地区已经不

再被算作是帖木儿帝国的一个部分了,0。但是在帖木儿帝国其他

的属地上，沙哈旮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心 在他宠泛的卖子高赫尔沙

的帮助下，沙哈含花费了大址的财富和精力，用于保护艺术家和

作家，支持宗教界，提供宗教捐助．建筑圣陵、洁真寺以及伊斯

兰教神学院 (madraschs)。在赫拉特、塔雅巴遠、托尔巴特谢赫

贾姆．哈儿只提和马什哈德等地遗留下来的帖木儿帝国早期建筑，

就是沙哈鲁统治时期的精美的建筑风格的代表。 在沙哈鲁的后

'.D 关于十五世纪的伊朗，见 V. Minorsky,'Le Perse au XVe s心le entre la 
Turquie et Venise'(米诺尔斯基«介于土耳从与收从斯之间的十五世纪的波斯>),

Soc论1e des etudes iranieon氏 el de l'ari Pman. X\111, Paris, 1933; idem,'La 
氏rse au XVe s心le' (同若护1一五世纪的没加）， Seri七 Orieniale Roma, XVII, 
Roma, 1958: R.M. Savory,'The S1ru邸le for Supremacy in Persia after the 
dea1h of Timur' (萨沃里«帖木儿死后在波斯争夺忒权的斗争>J, Der Islam,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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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中，阿斯塔拉巴德的伯升豁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藏书家之一，伯

升豁儿对书画很有鉴赏能力，他还是书法家和画家的赞助人。与

此同时．河中地区总督兀鲁伯在其任期内，对千他的天文表的编辑

和位千撒马尔罕的天文台的建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沙哈鲁之死，标志渚争夺空缺王位的一系列激烈斗争的开始。

在 1447 年到 1449 年之间，兀鲁伯是帖木儿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

但是兀鲁伯受到了他的对手们或者潜在的对手们的威胁，在这些

对手中，也包括兀鲁伯自己的儿子阿布佑·剌迪甫在内。兀鲁伯

与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布德·阿昔思之死，肯定都与阿布德·剌迪

甫有关。此后不久，阿布德· 剌迪甫就被他的侄儿，沙哈鲁的另一

m 个孙子阿不都剌谋杀了。但是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后来又推翻了

阿不都剌的统治。虽然卜撒因统治时期(1451- - 1469年）是一个充

清善战争和叛乱的时期，但是日撒因在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统治，

构成了帖木儿帝国在中亚统治史上的第二个相对稳定阶段。作为

帖木儿家族中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 卜撒因竭力仿效帖木儿和沙

哈令，以慷慨大方的气度对待托钵僧阶层 ，尤其是对纳合昔班底教

团进行了保护。到卜撒因统治的末期，他对千在西方的阿克豁云鲁

朝的崛起日益不安，决定恢复帖木儿帝国对阿塞拜疆的统治权。卜

撒因在阿塞拜骚被乌宗哈散(1466一 1478年）俘虏，乌宗哈散将卜

撒因移交给了高赫儿沙的一个儿子，后者因为卜撒因曾在 1457年

处死了他的母亲，为了复仇，杀死了卜撒因。

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仅有的一位才能超群的帖木儿帝

国统治者是著名的胡赛因·拜卡刺苏丹（除了巴布尔之外），胡赛

因· 拜卡剌是兀麻尔· 沙黑的 4位伟大的孙子。胡赛因，拜卡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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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君临花剌子模和戈尔甘，而且最终征服了呼罗珊。在 1470 年

到 1506 年之间，胡赛因·拜卡剌一直统治着赫拉特。德里未来的

征服者巴布尔，曾经详细地叙述了胡赛因·拜卡剌其人以及他的

宫廷，巴布尔将胡赛因· 拜卡剌描绘为一个“斜眼、狮身，自腰以下

很纤弱的人©"。最初，胡赛因·拜卡剌对什叶教派似乎怀有好

感，但是后来他成了一位正统的逊尼派教徒。然而胡赛因·拜卡

剌却从不斋戒，而且根据巴布尔记载，每天中午祈祷之后他都要饮

酒。作为一名杰出的战士，胡赛因·拜卡剌在他的王朝中享有最

伟大的剑客的声誉，而且他还爱好所有的运动一一斗羊、斗鸡、飞

鸽等等。与十五世纪后期的赫拉特市民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赫拉

特市民追求享乐、放抚淫逸，其实有一位如此世俗的统治者以及他

所提倡的那种社会生活风气，当时的人们有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

奇了。

然而在伊朗和中亚的历史上，胡赛因·拜卡剌苏丹的重要性

依赖千他的宫廷在文化方面的意义。在胡赛因·拜卡剌的宫廷里，

聚集了音乐家、诗人、画家和学者，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极为优厚的

礼遇。伊朗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札米．就生活在胡赛因·拜

卡剌的保护之下。许多身份较低的诗人，历史学家们，如密儿哈完

迫宽答米儿以及伊朗圾若名的«诗人传记＞的作者倒剌沙，还有较戊

之其他任何个人，都更为克尽厥职地将哀合台突厥文改造为一种

文学表现手段的米尔· 阿里· 失儿· 纳歪等人，也都受到了同样

的保护。作为帖木儿帝国后期文学成就的补充，是它在观赏艺术

方面的造诣，在赫拉特和巴尔赫，那些从寸U世纪后半叶保留下来

。 贝维里古上引书，第 1卷，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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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犹如凤毛麟角的建筑物，表现出了一种悄有装饰效果的高雅情

趣。我们可以在比札迪和全部赫拉特学派以袖珍画像为特色的那

些精湛细微的手法中，在那些书法与书栝装帧的辅助技能当中，发

现与建筑物极为相似的装饰效果。 提到胡赛因·拜卡剌的统治时

期，巴布尔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逍: "儿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

还没有见过象胡赛因·米尔咱苏丹统治下的赫拉特那样的城

市扣。巴布尔恋情依依地回顾了这个时代，他写道：“胡赛因· 米

尔咱苏丹的时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这时在呼罗珊，首先是

在赫拉特，博学多才，举世无匹的人物济济·一堂。一个人不管所从

木的是什么工作，他都希望井且力争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守．

在胡赛因·拜卡剌的统治之下，赫拉特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兴

旺的录象，但是与此同时，河中地区却成了帖木儿遗留的后代之间

频繁斗争的场所。这些帖木儿的后裔分为两个系统，其一为渊探

于巴布尔的祖父卜撒因的帖木儿系，另一个系统则是由巴布尔的

外祖父羽奴思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系。在这些相互斗争的帖木儿后

裔中，也包括巴布尔本人在内。在巴布尔和他的侄儿们为了争夺

费尔于纳和撒马尔罕的王位而斗争的同时，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

间建立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强国，这就足麻哈没的·昔班尼统治下

的乌兹别克国家。昔班尼是不幸的阿不勒海尔的孙子，作为阿不

,0 贝维星占上引书，第 1 卷第 300 页。

心 贝维里古上引书，第 1 卷第 283 页。有关一位特别的帖木儿统治行米尔咱．

亦息于答儿 · 本· 兀麻尔 · 沙黑对学片的保护，奥宾作了诈尽的叙述，见 J. Aubin, 
'Lem女如at tlmourlde 也 Ch汀立（ 如扣帖木儿对设拉于文 ：·,, 艺术的资助•l, Stu­
如 ls\amica. VIII, 1957, 关')· !紧 ＇，儿罕的兀？伯对天文 ·Cf.研究的贡献，赛义里曾
经作过充分＇勺讨论，见 A. Say\11. 『he Ob沁"小ory In Islam <农义出 «伊斯兰天文

台•l, Ankara, 1960, 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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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海尔的子孙，他与巴布尔一样，也是成占思汗的后裔。

麻哈没的．昔班尼大约出生千 1451 年，在 1468一 1469 年时，

由千他的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昔班尼失去了保护，被孤苦零丁地

留在了世上。他被迫从·JI盗匪生涯，最后又投身千统治莫豁勒斯坦

的马哈木· 本· 羽奴思汗点下效力C 在阿不勒海尔去世的时候，

乌兹别克部落就已经分裂了，但是昔班尼很快就威名大振，使自己

成了战无不胜的乌兹别克部落的首领。 他逐个地夺取了帖木儿最

初征服留下来的全部小封邑。而末代帖木儿帝国的诺侯们则深深

地陷入了相互之间的斗争之中，以至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来

反对篡位者。胡赛因·拜卡剌是 --位尚有力昼粉碎麻哈没的·昔 157

班尼的统治者，但是胡赛因·拜卡剌拒绝帮助他的受到威胁的亲

属。所以到了 1500 年，麻哈没的．昔班尼已经成了河中地区无可

争议的主人，在这一年里，他攻克了布哈拉、合儿昔和撒马尔罕。此

后，巴布尔夺取了合儿昔和撒马尔罕，暂时遏止了麻哈没的·昔

班尼的扩张势头，但是巴布尔没有能够将乌兹别克人从布哈拉赶

出去，麻哈没的．昔班尼从布哈拉发起反攻，在撒里库尔的一次恶

战中击溃了巴布尔。随着河中地区再次落入乌兹别克人的手中，

麻哈没的·昔班尼扩大了他的征服范围，甚至进一步攻克了巴尔

赫和昆杜兹，与此同时，昔班尼还击败了自己原来的保护人马哈

木，而且将后者赶到了塔什干和费尔千纳河谷。在 1505-1506 年

期间，昔班尼又占领了胡赛因· 拜卡剌的属地花剌子模。

昔班尼对花剌子模的进攻，表明他随时都准备与最后残留的

帖木儿帝国的傲慢的统治者-·比高下。 但是在 1506 年 5 月，胡赛

因·拜卡剌苏丹去世了，他的两个居弱无能的儿子很快在赫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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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共管政权。巴布尔这时正在阿富汗（巴达赫尚， 1503

年；喀布尔， 1504 年；坎大哈， 1507 年）忙于建立自己的新公国，为

了帮助自己的亲属反对迫近的乌兹别克人的攻击，巴布尔迅速赶

到了赫拉特。但是巴布尔发现，在这里他自己显然也无能为力，他

认为要进行长期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干是巴布尔令人作呕地撤走

了，他还引用了萨尔底的名言：十个苦修士可以睡在一块毛毡下，

但是两个国王不能共有一个国家。麻啥没的．昔班尼实际上没有

遇到反抗就开进了赫拉特。在赫拉特，昔班尼得到了前王朝积聚

的大量财宝。但是一且昔班尼占有了赫拉特城之后，他就表现得

异常的宽宏大量了，这也许是因为昔班尼希望，作为一位有气量的

征服者以及文化事业的资助人，他在这方面要胜过已故苏丹。如

果巴布尔的记载可信的话，昔班尼甚至试图在绘画方面对比札迪

进行指导。

喀布尔现在成了帖木儿后裔的最后藏身之地。当麻哈没的·

昔班尼向南一直推进到了远至坎大哈时，统治坎大哈的阿尔浑王

朝闻风而逃，看来昔班尼好象肯定要占领喀布尔，甚至进人印度。

158 但是昔班尼的征服异常迅猛，这就要求他有一个喘息的问歇，以巩

固已经取得的胜利。而且这时在锡尔河彼岸，在布鲁杜克汗(1488

一1509年）和哈斯木汗(IS09一1518年）统治下日益强大的哈萨克

人，对河中地区构成了经常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伊朗，萨法维王朝

的缔造者沙· 亦思马因(1502一 1524年）的崛起，则更进 一步使局

势趋千复杂化。麻哈没的．昔班尼对赫拉特的征服．使呼罗珊暴露

在r乌兹别克人侵者面前，他们不久就拥掠了马什哈徙、托尔巴特

谢赫贾姆、你沙不尔、萨卜则瓦尔·甚至达姆甘和克尔曼 。事实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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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帖木儿帝国崩溃以来，伊朗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就成了一个真空

地带，就象早期来自伊朗东北方的入侵者那样，现在似乎很可能要

由乌兹别克人来迅速地填充这一真空地带了。

很明显，沙·亦思马因既不能默许在没有经过斗争的情况下，

就白白丧失呼罗珊地区及其富足的城市，也不会不顾自己的声望

遭受到重大损失，允许一支敌军在他的领土内向西进人到远至达

姆甘或者向南进入到远至克尔曼地区。昔班尼与亦思马因这两位

伟大的战士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已经足够激烈了，但是教旅分歧的

对立，又在他们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种狂热野蛮的因素。沙·亦思

马因表现出了爱尔代比勒的教长们的什叶派教徒的热情，而麻哈

没的·昔班尼及其他的乌兹别克人则是坚定的逊尼派教徒。 1510

年，沙·亦思马因进人了呼罗珊，而且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马什

哈德。在此前的几个月中，麻哈没的．昔班尼的活动我们还不清

楚，但是他似乎很可能在这时对哈萨克人发动了一次迅疾而成功

的战役。紧接着，由他的儿子指挥了另一次对哈萨克的战争，而这

次战争则以灾难性的结果而告终沁由千乌兹别克人受挫千哈萨

克，所以麻哈没的·昔班尼很可能是率领着一支精疲力竭、士气低

落的部队来迎战沙·亦思马因。双方部队千同年 11 月在木鹿附

近相遇，经过激烈的战斗，麻哈没的．昔班尼兵败被杀。沙·亦思

马因下令将昔班尼的头颅嵌上金子，做成了洒杯，而他的头皮则

(j) 关千麻哈没的．昔班尼最后战役的两种意见，见 N. Elias,'An Apocryphal 
Jmcription in K加rasan·(伊莱亚斯«呼罗珊的一件伪造的铭文>), JRAS, 1896, 
H. Beveridge,'Note on the Panjmana Inscription• (贝维里吉«潘吉马纳铭文笺
释>), JRAS, 1896。有关伊朗方而，见 G. Sarwar, History of Shah lsmai'il Sa­
fawi (萨瓦尔＜沙· 亦思马因· 萨法维史>), Aligarh.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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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实以稻草，送给了奥斯曼苏丹巴牙即忒二世（或者根据另一种说

法，是送给了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巴牙即忒二世是乌兹别克人

反对萨法维王朝的名义上的同盟者。位 F木鹿的头颅金字塔，就

是为了纪念沙· 亦思马因的胜利而建造的。

159 这就是麻哈没的·昔班尼的结局。以中亚征服者们的伟大传

统来看，他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廿班尼还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

化素养和多才多艺的人戏订使他的儿子和军队从中受益，他用本

民族的察合台突厥文写下了伊斯兰教的训词，而且他还可以用察

合台突厥文创作优秀的诗歌。昔班尼也懂得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他

甚至还用波斯文写了一些不怎么高明的诗。在远征途中，他经常

随身带着一个“流动图书馆”。虽然帖木儿的后裔们认为昔班尼是

个野蛮人，但是在昔班尼身边无疑有一批诗人、学者和神学家。就

神学家而言，昔班尼的宫廷坠那些来自伊朗的，为了逃避什叶派的

迫害而寻求庇护的逊尼派宗教学者的自然避难所。

沙·亦思马因进入呼罗珊而且取得了在木鹿的胜利之后，他

又占领了赫拉特和巴尔赫，再次使阿姆河成为伊朗的边界。与此

同时，现在已经成为沙·亦思马因汗盟友的巴布尔也迅速从喀布

尔北上，渡过了阿姆河，向合儿昔，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胜利进军，陷

人忍乱的乌兹别克人很快就从这些地区撤退了。 1511 年，巴布尔

受到了撒马尔罕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对再次有一位伟大的帖木

儿的后代来作他们的统治者而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好景不长。由

于巴布尔的保护人是萨法维王朝，所以萨法维朝的什叶派部队也

随着巴布尔进入了河中地区，这样，巴布尔的威望很快就一落千

丈。与此同时，当时由两位精力旺盛的指挥官，札你别与兀拜都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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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啥没的．昔班尼的堂兄和侄儿）领导的乌控别克人，利用这一

有利形势发起了反攻，兀拜都剌率领大约 3000 人的部队向布哈

拉进军，巴布尔立即统帅一支人军计出撒乌尔罕，迎战儿拜都剌。

在巴布尔的迫击下，兀拜都剌撤退了。但是在忽里蔑力克地区，兀

拜都剌扭转了绝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赢得了．寸引伟大的胜利

(1512 年）。巴布尔在撒马尔罕统治了仅仅八个月，现在他放弃了

撒马尔罕，逃往希撒尔，向沙· 亦思马闪求援。由亦凤马因的大将

艾弥儿干儿· 阿合马，忽札尼指挥的 －吱： 60000 人的伊朗军队

加人了巴布尔的行列，巴布尔轻而易举地再次攻克了合儿昔，井且

不分节红皂白 ，下令在合儿昔进行了人记杀（ 包括兀拜都刺的一个

堂兄） 。此后，联盟军的指挥者决定在进军撒马尔罕之前 ， 先包围伽

只迪万要塞，该要塞内只有一支很小的乌兹别克驻军。兀拜都剌与

札你别调集了大批军队前往伽只迪万解围，在要塞附近的一次激

烈的战斗中，乌兹别克人取得r决定性的胜利。艾弥儿牙儿·阿合

马，忽札尼被俘，井且遵照兀拜都剌的命令被处以死刑，巴布尔则

撤退到了喀布尔，再也没有能够重返河中地区。在帖木儿的后裔与

萨法维王朝反对乌兹别克人的这些战争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

的敌对行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两派之间的敌意是如此之深，甚至

米尔咱 · 马黑麻，海答儿· 秃忽刺（他是 ．位逊尼派教徒，但也是

巴布尔的棠兄，而且他对乌兹别克人井无好感）也将伽只迪万战役

说成是“伊斯兰教的利爪，扭坏了异教徒与不信教的魔掌，胜利证

实了真正的信仰。 伊斯兰教胜利的狂讽．吹落了分裂者的旗帜 ，）＂。

i) N. Ehas and E. Den;son Ross, A m s,o,·y of Monghuls of Central 
AS;a (伊莱亚斯 与也尼红· 罗 J!Ji •中亚 莫豁勒人史" - "~ '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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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 年，在巴尼伯德的第一次战役中，巴布尔开始成为印度

北部的统治者，由此奠定了莫卧儿帝国的基础。巴布尔的后代对

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了 1739 年，而作为德里的君主，则

一宜存在到了 1857 年。在巴布尔人侵印度之后至少两个世纪中，

通过来自兴都库什山北部，希望在印度寻求财富和名望的武士 ，宜

吏、学者、艺术家、冒险家以及避难者等渠道总里朝廷一直与中亚

诸朝廷保持者经常的联系。在 1530 年巴布尔死后的·-个多世纪

中，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希望恢复他们祖先的遗产．而且一直不经意

地尝试着要项新获取大山以北他们失去的士地。为了保卫西北边

界不遭受乌兹别克人和萨法维王朝这两个不安定的邻人的骚扰以

及出千对有-·天乌兹别克人会冒险入浸印度的担心，使得莫卧儿

帝国有必要控制阿富汗中部山脉以及兴都库什山北部的商路通

道，以保证兵员、马匹供应的畅通。对于一个位千印度，而且统治

沿占其人口多数的异教的印度臣民的外来穆斯林王朝而言，它生

存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兵员和马匹的补充。

然而，这种梦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巴尼伯镂战役以后，巴布

尔将全部精力用于巩固他对北印度的征服。巴布尔非常明智，他没

有冒险与兀拜都剌再次发生冲突。而他的儿子胡马雍也只是能够

161 勉强维持父亲帝国的完整而已＇义至于阿克巴 (1556一1605年），则

勺 现有的权威著作为 W. F.,skine, A Wstory or lndta under t比 two fint 
Sovmigns of the House of Taomur, Babe, and Humayun (厄斯金«两位帖木儿
京族的最初君主－－巴布尔、胡马雍统治下的印度史>) , London, 1854, 拉什布合克·
威廉财和沃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研究。见 L. F. Rushb,,,ok Williams, A 
Empice Bu,Jdec or the Six虹nth Centmy (拉什布伶克· 威廉斯«十六世纪的帝[lJ

创汰:/!>), London, 1918; R. C.. Vanna,'Th, G""'Mu即al and To-aasoxiana· 
（沃复＜大其卧儿与河中地区净）， Islam比 Qua,te,I)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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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全力投人他在印度的战争和行政管理。在阿克巴统治时期，

河中地区正是在昔班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之 一，阿不都剌二世

(1583-1598年）的统治之下，阿不都剌从巴达赫尚和P_\:火罗斯坦

驱逐了阿克巴的帖木儿家族的亲属。人们认为阿克巴预计到乌兹

别克人会袭击喀布尔和旁遮普，所以他在1585年和1598年之间停

留在了北印度觅阿克巴的儿子是只罕杰尔，可能是由于太懒惰的

缘故，只罕杰尔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在自己的西北驳界之外进行

战争。但是，武力的荣耀对千沙· 札罕(1627-1659年）却有着强

烈的吸引力，在沙· 札罕统治期间，印度的帖木儿王朝进行了最后

一次努力，试图恢复他们原来在中亚的锁地。但是 1646一 1647 年

之占领巴尔赫，对千他们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沙·札罕的

继承者，奥兰则布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令人沮丧的冒险 。很可能是在

奥兰则布统治时期(1659一1707年），他将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对南

方的扩张，以反对德干诸苏丹政权。奥兰则布之所以这样做，是基

千这样一种认识，即进一步在中亚发动战争，只会在人力和财力上

导致更加惨重的毁灭性的损失丸按照十七世纪的标准来者，沙·

札罕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取巴尔赫，从萨法维王朝手中夺取坎大

哈的企图，纯属异想天开、费用浩大之举，而且这对加剧十七世纪

'.'0 J, Briggs, H氐tory of the Rise of the Mahomedan Power in India till 
the year AD 1812 (布里格斯 «印度穆斯林政权起貊史一至1812年>), 4 vols., 
Calcutta, 1908一10, 11 , 276。阿不郪剌与阿克巴的关系，现在仍然不清楚，关于印度
方面, !ll Abu'l·F已， Akbar-nameh, tr. H. Be,eridge, (贝维里吉译，阿不，法即
勒«阿克巴史>) , 3 vols., Calculta. 1904; R. C. Varma,'Akbar and Abdullah 
Khan'(沃麦«阿克巴与阿不都刺汇）， Islamic Culture, 1947, 

@ 见 R. C. Varma, 'Mughal lmperialism ia Transoxiana'(沃夏«河中地区
的艾卧儿帝国主义>), lslamic Cullure, 1948, B, P. Saksena, History of Shah• 
jahan of D,hli C 萨克塞纳«惚里之沙札罕史>l, Allahabad, 1962, 1 82一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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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叶莫卧儿帝国的财政危机，也有右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即

便事实证明大共卧儿工朝不会比英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取得更大的

成功，然而伯们对于自己的中亚祖先以及他们作为伟大的帖木儿

后裔的自豪感，却 一直保持到了帝国毁灭。在莫卧儿印度和沙·

札罕的朝廷，写出著名的«帖木儿纪年认即便是有，这也足一部伪

书），肯定不会是偶然的。

就政治方而而宫，帖木 IL帝国在中亚历史上的作用是无足轻

重的。帖木儿王朝的建七者虽然不失为 ．位比有成就的军阀，但

是他所造成的毁灭大大超过了他的创造、而且他的 ． ．生 也缺乏象

成吉思汗那样令人神往的魅力。帖木儿的后裔们虽然占据了河中

地区和呼罗珊，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往往是一些平府的，甚至是愚蠢

的统治者，当面临外来的危险时，他们甚至无力控制自己的家族纠

纷。只是在印度，而且是在很久之后，帖木儿家族的管理天才方才

162 显示出来。但是在文化领域内．中亚帖木儿帝国的贡献是无与伦

比的。他们主宰了波斯文学的最后的伟大时代，而且促进了作为

一种书面语言的察合台突厥文的发展。他们慷慨地提供基金，在

赫拉特、马什哈德、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地修建了装饰奢华的清真

寺和伊斯兰教神学院，他们还对面家和书法家进行了明智的保护．

使最优秀的波斯画像和手稿得以问世。在中亚，没有哪个王朝能

够留下这样一笔遗产。



第十二章昔班王朝

帖木儿中亚帝国曾经两度摆脱了乌兹别克人的控制，第一次 163

是在 1468一1469 年，即阿不勒挴尔去世的时候，后来的一次是在

麻哈没的·昔班尼死千木鹿战役的时候。但是伽只迪万战役的胜

利，儿乎恢复了乌兹别克人在 1501 年丧失的一切。后来，河中地

区被分配给了辰重要的昔班王朝首领，作为他们的属地。而在巴

尔赫、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以及别的地方，都建立了当地的政

权。麻哈没的·昔班尼的叔叔，在世的批年长的昔班朝汗忽什弘

乞被承认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忽什弘乞的名字独自出现在钱币上，

在“虎土白”中，也颂读他的名字。忽什弘乞从 1510 年统治到 T

1530 年，紧接若，从 1530 年至 1533 年由他的儿子不赛因统治。

接下来汗位由兀拜都剌继承。兀拜都剌死于 1539 年。自从麻哈

没的·昔班尼去世之后，在乌兹别克诸首领中，兀拜都剌是一位最

有影响的人物，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的

统治才最终得以巩固。

兀拜都剌汗出生于 1476 年，他是乌兹别克历史上的一位重要

人物。当麻哈没的．昔班尼在世期间，兀拜都剌曾经被委任管理布

哈拉，所以在早年，他就得到了作为一名战士和行政官员的实际经

验，在麻哈没的．昔班尼去世的时候，兀拜都剌只有三寸四岁。在

他的后半生中，除了作为．位典型的逊尼派统治者之外，兀拜都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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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赢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而且他也是学者和诗人的保护者。而

兀拜都剌本人一一－正如乌兹别克入的死对头，什叶派教徒哈散尼·

164 鲁木路勉强承认的那样一一”在诗歌上是无与伦比的觅”作为一

位难得的不屈不挠的领导者，兀拜都剌汗亨有最终将帖木儿后裔

从其中亚故国驱逐了出去的荣誉。他还 ．再人侵伊朗，以求将呼

罗珊井入昔班帝国。但是事实证明， JL拜都剌之征服沙·塔玛思

普(1542一1576年）的失败，对千中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千阻挡了乌兹别克人向阿姆河南部的扩张（或者说，被遏止在厄

尔布尔士山和帕鲁帕米苏斯山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当时要想南

下是不可能的），萨法维王朝成功地将河中地区与其他的伊斯兰世

界隔绝了起来，一直到十九世纪结束，这种隔绝状态摧残了河中地

区的智力和文化生活。

人们往往认为，由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共同破坏的结果，毁灭

了呼罗珊的繁荣J 我们认为，十六．七世纪萨法维王朝一乌兹别

克人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较之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破坏可

能要严重得多。试以下面我们对兀拜都剌汗在阿姆河以南的战争

概述为例，就能显而易见地说明呼罗珊的城市和衣村公社所遭受

的悲惨境遇，而这种堍遇则是乌兹别克人的掠夺造成的后果。乌

兹别克人的掠夺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了十八世纪。

<D C. N. Seddon, A Oironicle or the Early Safawis, 瓦ing the Ahsanu• 仁
Taw>rikh or f:{asan-i-ROmlO (塞登«早期萨让维朝编年史>), 2 vols ., Baroda, 
1934, II, 134. 

© 迪克衰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见
M. B. Dickson.'Shah Tah叩sb and the Uzbeks (the duel for Khurii屯n

with Ubayd Kh>n: 930--l6: II认～如）．（迪克森«沙 · 塔玛思普与乌兹别克

A>), Princelon,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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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年，兀拜都剌和札你别掠夺了呼罗珊。 1521 年与 1524

年，兀拜都剌试图攻取赫拉特。 1526 年，兀拜都剌占领了徒思和

木鹿，与此同时，札你别的一个儿子攻克了巴尔赫。 1527 年，兀拜

都剌进一步向远方掠夺，在向东返同赫拉特附近过冬之前，他向西

方推进， －寸直深人到了远至阿斯塔拉巴撼和比斯塔姆。紧接着在

次年(1582入兀拜都剌再次袭击了赫拉特。但是由于缺乏围城技

术，而且又没有大炮，他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当兀拜都剌得知沙·

塔玛思普正在计划要进人呼罗珊时，他撤退到了撒马尔罕，以补充

兵力。此后，兀拜都剌又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返回了呼罗珊。由

千塔玛思普年轻而且缺乏经验，乌兹别克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当两支部队在托尔巴特谢赫贾姆相遇时

(1529 年），乌兹别克人却一败涂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514 165 

年在喀尔迪兰，萨法维王朝的军队曾经在奥斯曼的大炮优势面前

撇退，然而萨法维王朝很好地吸取了喀尔迪兰的惨痛教训，十五年

之后，拥有一些大炮和基本的轻武器，成了萨法维王朝取得托尔巴

特谢赫贾姆之战的胜利的重要因素。很明显，正是由千没有能够认

识到大炮的重要性，导致了乌兹别克人在亚洲较小的军事政权中

的地位的逐步下降0。

虽然托尔巴特谢赫贾姆战役大大地提高了年轻的塔玛思普的

威望，但是这次战役似乎丝毫也没有减少兀拜都剌对呼罗珊的欲

(j) 关于臭斯曼帝国、伊朗和印度在大炮方面的情况，«伊斯兰百科全书，之＂客尔
迪兰“和“巴鲁德“条下，列有完备的书目。但是遣憾的是，这里遣漏T中亚的情况．有

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Y. Pullatov and A. Mirkalikov,'K istorii ogneslrel'nogo 
oruzhiya v Srednei Azii'\普拉托夫和米尔卡利科夫«中亚火器史斗 "1aterialy po 

lstorii Uzbekistana, Tashkent, 1963; W. E. D. Allen, Problems of Turki山

~ow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艾伦«十六世纪突厥政权考珍）， 196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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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因为当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刚刚再次向西撤退时，兀拜都剌又转

而反攻，再次渡过了阿姆河，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先占领了马什哈

笱，然后又占领了赫拉特，赫拉特遭受 r残暴的掠夺，这些事件仍

然发生在1529年。第二年年初，当兀拜都剌正在呼罗珊过冬时，得

知沙·塔玛思晋正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东反扑回来。这时兀拜都

刺的宗主是不赛因汗，而不赛因汗很可能是因为害怕他的这位野

心勃勃的亲戚的力量进一步书长，所以他拒绝援助兀拜都剌。兀拜

都剌因此被迫放弃了他的征服，撤退到了阿姆河以外的地区。 1532

一1533年，兀拜都剌又返回了赫拉特附近地区（但他攻取赫拉特的

企图被挫败了），从这里，他向西方发动了闪电般的袭击，横扫了马

什哈德、萨卜则瓦尔、比斯塔姆以及阿斯塔拉巴德，当听到塔玛思

普逼近的消息时，他又再次远走高飞了。最后，兀拜都剌在 1535

年第二次攻克了赫拉特。在他掠夺了这座城市之后，在逼近的萨

法维王朝增援部队面前，兀拜都剌如同往常一样，又放弃了赫拉

特。但是此后不久，兀拜都剌在他的一个亲戚，花剌子模的一位统

治者手下遭受了一次屈辱的失败。兀拜都剌死千 1539 年，时年

63 岁。

作为处千敌对状态的乌兹别克诸部族的首领，兀拜都剌刚刚

能够维持乌兹别克诸部表面上的统一。在兀拜都剌死后的至少二

十年之内，相互与其邻人处千战争状态的每个昔班汗，都力图使自

己的属地变为一个独立的公国。随着札你别的孙子，阿不都剌汗无

可争议的最高地位的确立，才使这一无政府阶段逐渐消除。阿不都

剌汗在他的叔叔皮尔·马黑麻一世(1556一1561年）和他的父亲亦

思于答儿(1561一1583年）统治时期，就消灭了所有潜在的对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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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掠夺了他们的封地，所以当阿不都剌汗是终继承了父亲的汗位 1托

时，他就得以控制了一片辽阔的地区，这一地区井不比麻哈没的·

昔班尼在其极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小。在河中地区的历史上，作

为混乱了几十年之后强制推行社会秩序的时代，阿不都剌汗二世

(1583一1598年）的统治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正是由于

阿不都剌汗的努力，这时河中地区的商业和农业开始复苏，人民的

负担也开始有所减轻。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在阿姆河与锡尔河

之间的地区，尤其是在布哈拉，阿不都剌汗的大名与和他基本上同

时代的伊朗的沙·阿拔斯一世一样，带有很浓重的传奇色彩。所

以甚至到了近世，人们通常还将另外一些不知名的客店、大桥、伊

斯兰教神学院以及花园等建筑，或者将布哈拉和布哈拉附近的宜

人环境，归功于阿不都剌汗这位被夸大的人物的慷慨赠与。

阿不都剌汗象他的前辈麻哈没的．昔班尼和兀拜都剌汗一

样，决心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扩拓自己的疆域，他越过锡尔河，进人

了无人居住的哈萨克草原，而且建立了一个西起阿斯塔拉巴德，东

至喀什噶尔的政权（不管它有多么短暂），阿不都剌汗还从阿克巴

的帖木儿帝国亲属手中夺取了巴达赫尚和吐火罗斯坦。但是阿不

都剌汗最伟大的成就则是他赢得了反对萨法维王朝的胜利。 1585

年，阿不都剌汗袭击了赫拉特和木鹿， 1588 年，即在沙·阿拔斯

(1587一1629年）继位一年之后，他又非常有效地介入了呼罗珊，使

他的盟友奥斯曼帝国以非常有利的和约结束了反对伊朗的长期战

争(1578一1590年）。到了适当的时候，沙·阿拔斯就成了阿不都

剌汗最难战胜的对手，但是在这卡时期到来之前，被阿不都剌汗的

部队掠夺的呼罗珊城市的名单一一赫拉特、富山集，托尔巴特谢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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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徒恩、徒巴斯和赫沃夫一~雄辩地证明了乌兹别克人的统治

手段给伊朗东北部地区所带来的毁灭，而乌兹别克人正是用这种

手段占据了河中地区。

阿不都剌汗是一位严谨正统的统治者，他甚至正统到了从撒

马尔罕和布哈拉驱逐哲学学者的地步。他还派遣使者到阿克巴那

167 里，查问皇帝异端的传闻3。阿不都剌汗不仅是学者的保护人，事

实证明，他还是建筑师和画家的慷慨的资助者。他的这些作法与

十六世纪后半期布哈拉的学术气氛是相适应的。然而阿不都剌在

世期间也亲眼目睹了昔班帝国开始衰败的状况，昔班帝国是他从

瘟疫中拯救出来的（这次瘟疫在 1590一1591 年曾经席卷了河中地

区）。这时卫拉特人开始人侵，而且阿不都剌汗的儿子阿布德·穆

明也起而反叛．花剌子摸与伊朗的联盟，使沙·阿拔斯在 1695—

1696 年攻克了马什哈德、木鹿和赫拉特。伊朗军队在阿姆河北岸

的出现，标志着昔班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的结束（虽然不是在花

剌子模，花剌千模是由一支旁系后裔统治的）。阿不都剌汗死于

1598 年，不管是阿布饱·穆明，还是他的堂兄皮尔· 马黑麻二世

都没有能存在几个月。汗位后来传给了阿不都剌汗的妹夫，阿斯

特拉罕从前诸汗的后裔札尼汗，札尼汗为了他的儿子把齐·庥哈

没的(1599一 160S年）而拒绝「汗位，随着把齐·麻哈没的登上汗

位，开始了札尼朝或阿斯特拉罕朝的统治。

昔班王朝的成就在千，它使河中地区永远地成了乌兹别克人
(iJ Abdul-Qadir Badauni, Muntakhabut-al-Tawarikh, tr. G. S. A. Ran• 

king, W. H. Lowe and Haig (兰金，洛和烹格译，~, 不 !! · 海迪尔，拜道尼 «历史
文选>), 3 vol., Calcutta, 1884一1925, Ill, 199; 210一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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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乡。但是与昔班王朝同时兴起的伊朗萨法维王朝以及牢固地

占据谥兴都库什山南部地区的印度帖木儿王朝，使得即使最伟

大的昔班朝统治者也无社，恢复帖木儿征服的广大地区。与帖木儿

帝国时期的形势相反，这时在三个王朝之间形成了一种力址均势。

乌兹别克人在这三个王朝中占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因为乌兹别

克人没有能够象他们的对手一样，发展起一支炮兵，所以他们的机

动优势就被抵消了。所有扆能千的昔班朝统治者都极力要长期占

有呼罗珊地区，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兵员的补充，这种野心所产生的

唯一后果，就是与萨法维王朝之间旷日持久．耗费殆尽的战争。战

争双方都将这场战争说成是教派之争。这场战争削弱了乌兹别克

人在锡尔河沿岸的力量，乌兹别克人作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和边

界管理者，扮演脊帖木儿帝国原来在锡尔河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现在，他们在锡尔河地区则面临精他们的亲戚，机动的哈萨克

人的威胁。无论是萨法维王朝（他们的后裔在 1720 年随着阿富汗

吉尔扎伊人占领伊斯法罕而灭亡）．还是相继不断的乌兹别克王

视都没有能聚集起足够的力员，得到整个呼罗珊地区。到了十八

世纪后半叶．赫拉特和巴尔赫就已经井入了阿黑麻·沙·杜拉尼 168

的阿富汗帝国，而且从此以后一直保持在阿富汗的管辖之下。在

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乌兹别克人对阿姆河南岸的野心复

萌，又使得满吉惕王朝的建立者，沙· 木剌镂攻克并保持了木鹿地

区。这样的结果，就使不久将在伊朗建立新王朝的合札儿不得不

满足于仅仪占有呼罗珊南部和西部地区。呼罗珊地区曾经是中世

纪哈里发政权及其东部继承国家的最辽阔．最宫裕的省之一，但是

现在它却分属T几个政权。十九世纪后期划定了各国间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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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将呼罗堋地区的这种划分固定了下来。直到现在，呼罗珊还

分别属于伊朗、阿宫汗和苏联。

十六世纪期间，在昔班王朝的统治之下，河中地区终了开始从

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脱离出来了。昔班王朝与萨法维王朝之间

残酷的逊尼派．＂－－什叶派的教派之争，使河中地区很难与伊朗以

外的逊尼派国家保持交往，这种斗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 河中

地区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最终脱肉。虽然在河中地区的东南

方，确实建立了印度莫卧儿帝国，但是德里的帖木儿统治者行充分

的理由，提防与乌兹别克朝廷的交往。十六书七世纪期间，来自河

中地区与呼罗珊的战士、学者、冒险家曾纷纷进人印度，但是这一

潮流是一种单向的交流，一种仅仅对印度有利的，中世纪中亚和伊

朗的“智囊流失＂。而在河中地区的西北部，继承了金帐汗国的穆

斯林诸汗国，在十六世纪都落入了信仰基督教的俄国人手中（仅仅

除了克里米亚之外）。而这时河中地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

则是依靠艰难而危险的里海一一高加索通道。在阿不都剌汗在世

期间，乌兹别克人的这种孤立状态，就已经成为布哈拉以及伊斯坦

布尔所关切的问题了。

但是，仅仅用政治上的原因，还不能解释河中地区在文化方面

不断增长的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相脱必的倾向，而在河中地区

早期历史上，它曾经不断地产生过伊斯兰教文化与思想上的“带头

人”。在这方面，有一个极为重要，但是相对来讲又不甚明确的因

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在十六、七世纪托钵倍诸阶层

169 (silsileh)的蓬勃发展。虽然在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时期，托

钵僧阶层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我们发现，乌兹别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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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钵僧阶层特别怀有好感，而他们对于更高的穆斯林文化的

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敌视的。托钵僧阶层的成员，f'乎在整个

社会各阶层中，都受到了热烈的尊敬。虽然在大城市的学者中间，

托钵僧可能没有得到这种尊崇，但处不管是游牧者，还是绿洲居

民，他们都很尊敬托钵倍，而且托钵僧中最有影响的几个阶层，例

如纳合昔班底教团，与乌兹别克政权的统治首脑也保持着密切的

关系，这种关系与十七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初期的耶稣会士同天主

教统治王朝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倒姑井非全无相似之处。而对千

乌兹别克统治者来说，通过使他们以前的异族臣民与这种通俗的

宗教思想（无论它怎样袚贬低）保持一致，这样就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控制这些异族臣民。在乌兹别克统治者中，实行这种政策的杰

出榜样，是十六世纪的阿不都剌汗和两个世纪之后的沙·木剌德。

托钵僧诸阶层的共同特点 ， 就是他们代表最低水平的伊斯兰

教派别。而在河中地区大城市里的那些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他们

的水平就要比托钵僧探奥玄妙得多。这些人置共他的教规于不

顾，而是过分地专注于神学研究（我们所说的过分，是与萨曼王朝

或者塞尔柱王朝时期的文化背妥相比较而言）。伊斯兰教的教规

在一些重要的人口中心一一例如作为伊斯兰教的支柱(Qutb al­

Islam)的布哈拉一一的文化生活中，强加了一种绝对枯燥无味的

教条．总之，在象布哈拉这样的人口中心，学者们由千广泛地占有

了“瓦克夫＂（永久管业权），从而保障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

位，他们对公众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也抑制了

普通的文化生活。

在昔班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穆斯林教徒宗教情绪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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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濠，很可能与他们所处的暴露的地理位登有关，中亚穆斯林地区

是伊斯兰世界最易受到攻击的边界地区之一。伊斯兰之中亚边界

曾经遭受过十三世纪蒙古人侵的强烈打击； 在不稳定的察合台汗

国时期，这里又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混乱与动荡；此后，在帖木儿动

170 乱不安的一生结束后不久，再次经受了来自北方的乌兹别克和哈

萨克诸部落以及来自东方的异教的卫拉特人的屠杀。但是，与这种

中亚地区特有的遭受入侵和政治上不稳定的背景极不适应的是，

中亚地区游牧者之皈依伊斯兰教的伟大而艰巨的历程虽然进展缓

慢，然而它却是不可抗拒的。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穆斯林

因教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个人的托钵借和比尔取得的成就大。在这

方面，伊斯兰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遵循着一条与伊斯兰教在北印

度的传播过程相近似的历程。在印度北部，皈依伊斯兰教的主要动

力，也是来自托钵僧阶层，尤其是希什提教团。对于生活在伊斯兰

世界边缘的游牧者来说，要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重要的是他们对

伊斯兰教在感情上的投合（当然，这也是同化千更高文化的一个机

会），而不是对其神学的投合。游牧群落在款待巡回托钵僧和接受

他们那些具有超自然力最的主张时，表现出来的敬畏之情，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意味善游牧者是将这些新到来的托钵僧与他们自己

祖传的萨满教巫师等同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决定了伊斯兰教在中亚成为一种大众的倌仰这

种形式的是托钵僧，而不是以乡镇或者衣村为其基地的毛拉。其

中的理由，至少有一部分很容易就能推论出来。典型的毛拉，是由

伊斯兰神学院培训出来的，而且他们本人很可能就是一位阿拉伯

学者。在信仰方面，毛拉应该是严格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且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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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服从伊斯兰正宗教法的要求，谨小慎微地实行沐浴仪式．然

而四处游荡的托钵僧们，却与典型的毛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托

钵僧沿着营帐乞讨，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在相对来说质朴无华，

而且井未完全皈依伊斯兰教的游牧者中间，得到一批忠实的追隧

者。只要这些托钵僧神圣的荣誉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与

游牧者预想的神灵的顾问一致，那么至于他们是否目不识丁，是否

缺少正统性或者是否漠视个人清沽等，游牧者是毫不介意的。这

也就是说，一个托钵僧所具有的东西，正是一个萨满教巫师应该具

有的东西。由此看来，扛钵倍的“寺院"(khanqah)往往都座落在

草原地区的边缘，即能够轻易地进人游牧人固定营地的地区，是

大有道理的。而且沙黑· 阿黑麻．牙撒吾在牙昔的圣陵之所以座

落在紧靠哈萨克萃原最酌端延伸地带的附近，也决不是偶然的现

象 。将圣陵设在牙昔，它就可以成为乌兹别克人以及哈萨克人的一 171

个主要的朝圣地。由于得到了河中地区和锡尔河以外地区居民中

那些最易骚动而且也确实很残暴的游牧者的支持，托钵僧诸阶层

在实现他们的主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来自城镇的，更具

有良好教养和比较富裕的居民的障碍。甚至当强大的汗都断定，

对于托钵僧的权宜之计是实行抚慰时，、 城镇中有教养的富裕居民

对他们的贪婪和野心产生惧意，应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般来讲，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如果说穆斯林中亚对伊斯兰文

明贡献甚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并没有将

有关察合台文学在中亚地区的出现包括在内。在帖木儿帝国统治

时期．察合台突厥文就已经迅速发展成了一种典雅的学术用语，井

且在赫位特的胡赛因· 拜卡剌苏丹和最伟大的察合台诗人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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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失儿·纳歪的保护下兴盛起来。在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

里，到昔班朝统治时代为止，察合台突厥义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熟练

的文学表达工具。察合台突厥文与波斯文互为补充，但是它没有

能够取代波斯文作为一种文化精华语言的地位。察合台诗歌也得

到了热情的保护，而且确实有许多昔班王朝的统治者，包括麻哈没

的·昔班尼以及兀拜都剌汗在内，都运用察合台突厥文写作，巴布

尔则更甚，他宁愿选择察合台突厥文，而不是用波斯文撰写他的

回忆录。伟大的土库灶艾弥儿拜剌木汗不仅可以用波斯文写作诗

歇，而且可以同样熟练地用察合台突厥文作诗。在第二次巴尼伯德

战役时(1556年），拜剌木汗曾经为莫卧儿人（帖木儿后裔）夺回了

他们的印度帝国，而且在阿克巴未成年时，他还担任过摄政王。后

来，到了十六世纪末以后，与昔班王朝衰落的同时，察合台突厥文

诗歌的质量也明显地下降了。但灶在札尼朝和满吉惕王朝的统治

下，在中亚地区发展了一种历史散文写作的传统，这预示着乌兹别

克现代文学的出现。

在观赏艺术方面，由帖木儿帝国时代确立的传统，虽然在生气

活力上有所衰退，但是在十六世纪大部分时期内，这一传统还是保

留了下来。就袖珍面像而言，作为麻哈没的·昔班尼在 1507 年征服

赫拉特的结果，著名的赫拉特画派没有在河中地区消失。但是，赫

拉特雨派后来分散开了，比札迪和他的一些弟子移居到了大不里

172 士的沙·亦思马因汗的朝廷，另外一些赫拉恃画派的画家则供职于

昔班王朝，而且被转移到了河中地区新的省府，但主要是转送到

r布哈拉。艺术史学家们倾向于将他们的汁慈力菜中于帖木儿帝

国，萨法维王朝以及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袖珍画像，从而忽略了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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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画派。虽然布啥拉画派无疑是渊枙千赫拉特画派的一个分枝，

但它还是具有自己明显的风格。布啥拉画派的特点是构图精巧，

喜欢奢华的色彩。但是 ,1顷实证明，布哈拉画派的辉煌时期是很短

暂的，真正继承了来自赫拉特的流亡者的优点的画家，可能也就是

一代立在建筑方面， L个世纪的传统则保持得长久得多，实际

上，它很可能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然而就有关建筑的质昼而

官，却是急剧地衰退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昔班王朝在布哈拉和撒

马尔罕兴建了大彖辉煌的寺院和伊斯兰教神学院，绘彩瓷砖装饰

的外表(kashikari) 与帖木儿帝国时期一样，作为主要的建筑装饰

形式继续保留了下来＠。在较次要的艺术领域内，昔班王朝的工

匠们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比起形制粗糙，铸作马虎的帖

木儿帝国硬币，昔班王朝发行的钱币，显然设计得更为精巧。实际

上，十六世纪的昔班王朝统治者肯定不是野蛮人一一尽管巴布尔

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麻哈没的．昔班尼横加辱骂一作为昔班王朝

统治阶级的国君表现出来的，对学术的真挚的热爱和对艺术家的

保护，再加上他们对逊尼派学者的不懈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可能

使得从帖木儿帝国到昔班王朝的统治之间的过渡，对千较大的

城镇和河中地区诸城市的文人学者来说，相对地更容易接受一

O 关于布哈拉匾派的代表作，见沁 ,V. D'yakonovoi, S咄neuiats压 Min,­
atyury XVI一XVIIlvv(德亚科诺沃伊＜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亚小型彩圈•),M过ow,
“外．

Ii) 见 L. I. Rempel', 心应tekturny; ornament Uzhekistana (列姆佩尔屯
兹别克斯坦的逵筑装溃图案>), Tashkent, 1961, 关干乌兹别克时财一些线优秀的
建筑的说明，见 lstorichcskie Pamyantmki lslama v SSSR (<苏联伊斯兰敏历史
文物斗 Tashken!, (无出版日期）和 M. Hrbas and E. K,iobJ心b, The 心。f
Central As;a (赫巴所和诺积5克«中亚艺心）， London,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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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矶

从十六世纪起，突厥人在河中地区居民的种族构成上，可能就

已经形成了多数，而且在与定居农业人口或者城市居民的比例方

面，游牧人口的比例很可能也有所增长。但是这时在河中地区的

统治阶层中，伊朗文化和波斯语言还继续产生稽普遍的影响。从

173 十七世纪的很早的时期起，在 一个多世纪以前作为游牧的畜牧者

进入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部族，开始成为农耕者甚至城市居民，在

缘洲地区定居下来了。而乌兹别克人自身，也很容易地就同当地

定居居民，突厥人或者伊朗人(Tajik)融合为 ．．体。在象布哈拉那

样的城市中， 一宜降至十九世纪，伊朗人利还继续占据着优势地

位。伊朗人种是绿洲地区古代居民的后裔，他们不断地由来自伊

朗的俘虏的后代、战俘或者奴隶掠夺的牺牲品而得到了补充。在

乌兹别克人大耸成功地屈从千农业甚全商业生活的同时，上库曼

人、喀喇喀尔帕克人以及哈萨克人，却将他们什为畜牧者的传统的

游牧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了俄国征服时期，他们还继续若他们的

祖先与绿洲居民的纠纷。这时的绿洲居民通常都是渊说于乌兹别

克人和伊朗人。

乌兹别克统治河中地区之日，正好是次大陆商队贸易扑续衰

落之时，次大陆的商队贸易曾经一直是中亚绿洲城市繁荣的主要

源泉，而中亚绿洲城市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首要的理山，也干是由

(j) 见 A. A. Semenov,'Kull山OIO 山oven pc,vuikh Sheibanidov'\谢梅诘

夫«昔班王朝初期的文化水平>), Sovetsk心 Vostokovedenie, 1956, Ill, 51一9; A 
Schimo,el,'Some notes on the cullunl activity or !lie first Uzbek ,uk心（希
梅尔«初期乌兹别克统治者之文化活动考•),Jo山oal or, 如 P•kistao 小stodcal So­
C沁\y, July I泌， 1心－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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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了商队贸易。在麻哈没的．昔班尼征服帖木儿帝国残余的同

时，世界彼岸的一位葡萄牙水手，正不知不觉地确定了中亚经济衰

退的命运，这种衰退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在 1498 年达·伽马

非洲环球航行以及欧洲与远东之间的渗路发现之前，中亚曾经是

中国、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的商业与文明的交汇地区，由千这些发

现的结果，导致了中亚商路的重要地位的下降，而中亚商路重要性

的下降，反过来又预示着中亚自身经济的衰退。两个世纪之后，当

俄国恢复了与中国的陆路贸易时，这时的商队取道极北部的古代

道路，即通过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商道。商队交通的逐渐衰退，对千

中亚统治者来说，意味着财富上的巨大损失，中亚统治者的主要收

人来源，就是征收商品过境税。过境税收的减少，同样也意味着中

亚国家国力的真正衰退，因为他们再也无力象他们的祖先那样，保

持有一批追随者了，而且他们也无力购买火器了。过境税收的减 174

少，现在第一次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由

千商品数羞的下降，保持古代商路的通畅与安全，对于中亚统治者

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很大的刺激了。在十六世纪末期之前，中亚

在各方面开始衰退的潮流可能就已经很明显了一一例如在阿不

都剌汗统治下的布哈拉，就肯定没有它在一个世纪之前那样繁

荣0一一但是，在对中世纪中亚经济史进行更深人的研究之前，中

亚地区在帖木儿帝国之后的经济衰退问题，肯定还是一个有待研

究的问题。

@ 英国商人和探险家安东尼·詹佥斯行在1588年到达布哈拉，作为一名目击
者，他对这一时期的布哈拉及亢莉业情况，作过简短的桥述。见 E. D. Morgan 皿d
C. H. Coote, Early Voyage, and T『avcts in Russia and :Penia by Antony 
Jenkins and othe, Englishm<n (摩根和库特«安东尼· 袨金 1沂与其他英因人在俄liil
和波斯的早期航诲＇，旅行>) , 2 心Is., London, 1886, I,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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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札尼王朝是通

过布哈拉来统治河中地区的，与此同时，花剌子模（希瓦）则由昔班

王朝后裔的一个分枝继续统治。在后朝札尼王朝统治扞的统治

下，河中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呈现出了显著的停滞状态。历

史学家阿布勒·哈齐· 把阿秃儿汗（大约在 1644-1663 年间为希

瓦的统治者）在他所著的一本描述成吉思汗后裔的著作＜突厥世

系>(Shajareb Turk)中，指出了河中地区文化衰退的重要意义，他

写道：

作为我们的祖先疏忽的结果，也由千花剌子模人的无知，自从我们

的先祖与阿不都剌汗的祖先分开以来，在花剌子模，没有给现代留下一

部单独的，我们义族的历史。婌初，我还相信会有人担负起写作这部历

史的责任，但是我发现没有人能够胜任这项 工作。 因此，我不得不亲自

动手写了这部著作<D.

大约在 1700 年左右，在浩罕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浩罕汗

国的建立，使费尔于纳谷地摆脱了布哈拉政府的控制。与此向时，

由于伊朗入侵者纳迪儿沙在 1740 年的人侵，也进一步地削弱了布

:;) Abu'! Ghaz; Dahadur Khao, Shajacch-yc Turk, Tc. Le Baron Desma,­
son ( '习布勒.,令齐．把阿秃JL汗冷 ，戏芙 t 译«灾联 it·花）， 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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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和希瓦。纳迪儿沙再次使阿姆河成了伊朗的边界。但是到了

十八世纪末，在阿姆河与锡尔河的广大地区，又显示出了恢复的迹

彖，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的恢复，至少得部分地归功千几个相对

来说强大有力的新王朝的出现。这些王朝是布哈拉的满吉惕王

朝，希瓦的孔格勒王朝以及沿罕的明氏朝。这三个政权都努力在 176

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实行较之以前的制度更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

度，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取得了成功。由千实行了中央集权制

度的结果，在每个汗因之内，除了政治上的凝聚力有了明显的增长

之外，也使得进行一些有用的公共工程，特别是灌溉工程的建设成

为可能(D,

1599一 1785 年之间，河中地区先后有十二位札尼朝统治者

统治。在此期间，布哈拉－．．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而作为边远

公国的巴尔赫，至少一直到纳迪儿沙人侵时为止，则常常是确定的

汗位继承人的驻地。巴尔赫与印度莫卧儿帝国之间继续保持若脆

弱的商业联系，这样，外部影响的涓涓细浣，就可以通过巴尔赫而

进人布哈拉。虽然这时在布哈拉，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都已经陷

人了放纵狂热之中，但是仍然有很少的布哈拉统治者，力图保持一

个有教养的朝廷的外貌。然而在十七、八世纪，河中地区在很大程

度上与其他的穆斯林世界是完全隔绝的。

札尼王朝从他们的昔班朝祖先那里继承的领土，大体上相当

于十五世纪古代帖木儿帝国的心脏地带。除了花剌子模地区之外．

这块土地包括河中地区本土、巴达赫尚以及费尔干纳谷地等．在札
一－－O 关于比兹别克时期经营的水利工程，见 A J. Ahmad,'Irrigation in rela-
tion to State I、owcr ' " \记di, Asoa'(阿受比必了中亚地方政权的水刊潘溉＞），
lnternsti,、nal Stud记，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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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王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他们实际上完整地保持了这块遗产，

在札尼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伊玛目库里汗的统治下 (1608一 1640

年），布哈拉经历了朵后的，相对来说和平繁荣、政通入和的时代。

在撒马尔罕的失儿答儿建造的伊斯兰教神学院 ( 1619一1636年），

就是这一时期和平繁荣的见证已 为了在阿拉伯的圣城中过一种虔

诚的生活，几位札尼王朝的统治者曾经放弃了王位，而伊玛目库里

汗就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但是伊玛目库里汗的兄弟和继承人，

追求享乐的纳迪儿·麻哈没的(1640一 1647年）却竟是如此不得人

心，以至于被迫将布哈拉政权传给了他的儿子阿布德· 阿昔思

(1647一1680年）．而纳迪儿·麻哈没的本人则仅仅得到了巴尔赫

作为自己的属地。这些家族纠纷，引起了印度的莫卧儿统治者沙·

札罕(1627一1659年）的注意．沙·札罕这时正试图要重新征服兴

都库什山北部地区，至少部分地恢复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帖木儿帝

In 国的遗产。 1645 年，一支莫卧儿军队入侵了巴达赫尚，并且在沙·

札罕最小的儿子木剌德· 巴黑失的指挥下，千 1646 年占领了巴达

赫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入了巴尔赫。纳迪儿·麻哈没的最

初逃往马什哈德，后来又逃到了位于伊斯法罕的萨法维王朝的宫

廷。但是，木剌锡·巴黑失和他的印度军队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阵地

是难以防守的。然而当木剌德·巴黑失撤退到喀布尔之前，沙·札

罕一听到木剌德·巴黑失撤退的消息，就撤除了他的领导职务，并

且在 1647 年派遣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未来的皇帝奥兰则布( 1659

一1707年）前去接替木剌铅· 巴黑失的职位。在从喀布尔迪往巴尔

赫的路上，奥兰则布每前进一步，都得被迫进行战斗。只是因为他

那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乌兹别克人对他的旧式步枪的崇拜，才使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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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则布的军队得以进抵巴尔赫的城壕之下。 抵抗奥兰则布的是纳

迪儿·麻哈没的的两个颇具才干的儿子，阿布德· 阿昔思和速班．

库里。此后不久，奥兰则布就被迫与他们进行了谈判。 1647 年 10

月 1 日，巴尔赫城堡正式移交给了纳迪儿·麻哈没的的两个孙子，

而奥兰则布也开始了他的撤军。在兴都库什山地区，这一年的冬季

来得很早，疲惫不堪的莫卧儿军队不适应这里的恶劣气候，他们身

负行囊，而且缺乏给养。在开阔地带，莫卧儿军队遭受［乌兹别克

人的骚扰，而在关口要隘，他们又遇到了啥札剌人的阻山。 等他们

边战边退，到达喀布尔时，仅仅是几个月前才从这里出发的远征

军，这时却只剩了一批残兵败将。在这次远征中，人力．畜力的损

失是惊人的，大昼的人力物力，都被毫无意义地浪费了。莫卧儿帝

国既没有得到新的领土，也没有得到他们向往的政治优势，而莫卧

儿帝国在其不稳定的西北边界地区的威望，却很悲惨地被动摇了。

在沙·札罕于预之后，巴尔赫一切仍旧，还是由原来的那个家族进

行统治。这是莫卧儿帝国恢复他们原来在中亚的领土的最后一次

尝试。从此之后，莫卧儿帝国就满足于将他们与北方的邻人之间

的关系，限制在正常的外交联系之内了。

1647 年奥兰则布的远征，充分说明了乌兹别克入与其邻人，

莫卧儿帝国以及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两支

特点各异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保

持其游牧祔先之军事传统的战斗者，而另－方则是那些利用比较

笨重而且更少机动性的军队战斗的人们。这种关系甚至 1直保持

到了很晚的时候。奥兰则布的军队，在数投上井不比乌兹别克人更 178

少，而且其战斗力也不比乌兹别克人更弱（况且奥兰则布本人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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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经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指挥者了），但是，只有当他们能够有效

地运用大炮和步枪时，他们才能够立千不败之地。 然而，如果莫卧

儿军队在火器方面的优势，没有能够辅之以纳迪儿沙的军队在将

近一个世纪之后还具有的那种机动性的话，他们所遇到的结果，可

能就大为不同。实际上，事实反复证明，在与笨篮的莫卧儿军队作

战时，就在开阔地带的战斗和在运动中攻击敌人而言，乌兹别克人

是很难战胜的C就象他们以前与萨法维王朝作战时 一样）。 乌兹别

克人这种游牧者或半游牧者的大为棘手，而且使人烦恼的机动性，

只有象哈萨克人或者卫拉特人，即那些比乌兹别克人更具有机动

性的民族，或者是象俄国人以及漓清政府在平定诸部落时所部暑

的那样，有效地使用火器，才能够将他们击败。

阿布德·阿昔思的长期统治，标志着札尼王朝在河中地区统

治的高峰时期。紧接着阿布稳· 阿昔思之后，是速班· 库里统治

时期(1680一1702年）．遠班· 库里是一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人物，他

还写过一篇关千医学的论文。 在速班·库里的家族中，他可能是

作为主人招待那些来自德里以及伊斯坦布尔的使节的最后一位统

治者。事实证明，在十七世纪后半期，札尼王朝对艺术家的保护，并

不比伊斯法罕的后期萨法维王朝逊色。例如阿布莞，阿昔思设在

布哈拉的伊斯兰教神学院(1652年）以及在撒马尔罕之塔剌喀里的

伊斯兰教神学院(1640一1660年），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但是，表

面上的显赫是靠不住的 ，这个经常由千家族竞争而分裂的王朝，是

不可能控制住那些更为狂暴灼氏族的。 虽然战争通常都是在伊朗

的土地上进行的，但是与萨法维王朝之间不时的战争 ，却增长了札

尼王朝边境地区半独立的首领和强盗的力量，从而也就失去了对



乌兹剔克汗国的衰落 认I-- --. 
布哈拉的控制。后来札尼王朝与沙·札罕的斗争虽然为时很短，

但是却很激烈，而且在此之后，札尼王朝紧接着又与希瓦的统治

者，富有旅行经验的历史学家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之间发

生了持久的战争。不仅如此，锡尔河彼岸的哈萨克人对札尼王朝

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潜在危险，在十七世纪之后，浩罕汗国又对札

尼王朝构成了新增加的威胁。最终，伟大的伊朗征服者纳迪儿沙

( 1736一）747年）摧毁了札尼朝政权残存的势力。纳迪儿沙摧毁札 179

尼王朝的手段，与他摧毁了印度莫卧儿帝国残余势力的手段几乎

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札尼国王（就象德里的庥哈没

的沙一样）仍然残留着进行视察的权力，但他所能行使的只是名义

上的权力，行政控制权已经落到了麻哈没的·拉希木匐家族手中。

麻哈没的·拉希木匐是满吉惕部落的一个首领，这个部落可以追

溯到蒙古时代的一个显赫的门第。当时，他们在河中地区占据着

合儿昔附近以及阿姆河下游地区。

在速班·库里呆板的儿子阿不勒费兹统治时期 (1705一

1747年），麻哈没的·拉希木匐得到了布哈拉政府的最高职务“哈

基姆·艾泰利格"(Hakim Ataliq)。作为满吉惕首领之一，麻哈没

的·拉希木匐在 1737 年牢领一支札尼朝的部队，抵抗纳迪儿沙的

儿子里札·库里·米尔咱。后者利用他的父亲没有参加阿富汗和

印度战役的机会，为了给自己赢得荣娄，越过阿姆河，向合儿昔进

军。里札·库里·米尔咱在合儿昔与麻哈没的·拉希木匐扣遇，

也正是在这里，他接到了父亲发出的一道愤怒的命令，要他撤回阿

姆河南岸。这样，里札• I年里汗因为撞自违抗了父亲的命令而被

召回了。但怂在里札·库里从印度返回伊朗之后，紧接着在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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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纳迪儿沙决定解决伊朗多次遭受入佼的根源，摧毁布哈拉和希

瓦的乌兹别克汗国。纳迪儿沙从巴尔赫出发，沿着阿姆河南岸到

达查尔朱，然后渡过阿姆河，进入了布哈拉汗国的领土。阿不勒费

兹倾向于听从麻哈没的·拉希木匐的意见，愿意向纳迪儿沙屈服。

但是他们的意见被朝廷中赞成战争的一派否决了。此后，乌兹别

克人很快就集结起了一支部队，前去抵抗入侵者。但是惧怕伊朗

大炮的乌兹别克部队却遭到了耻辱的失败，阿不勒费兹遂匆忙议

和。议和条件出奇的宽大，双方议定在两位统治者之间联姻；将原

来属于布哈拉汗国的阿姆河以南的领土，全部井人纳迪儿沙的帝

国； 30,000 名乌兹别克人加人纳迪儿沙的部队服役。纳迪儿沙在

进军希瓦汗国的伊利巴尔汗之前，作为一位征服者，正式进人了布

哈拉。在“虎土白”中颂读着纳迪儿沙的名字，井且将他的名字印

在了钱币上。但是不管怎么说，布哈拉城本身免受了最近对悠里

180 的掠夺的那种恐怖。很明显，乌兹别克人的首都的衰落氐象，没有

能够引起纳迪儿沙对它的欲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个世

纪以前，在印度平原的灰尘与炎热之中的流亡者们一巴布尔和

他的追随者，渴望着返回北方那些辉煌的城市－~巴尔赫与赫拉

特，布哈拉与撒马尔罕。现在另一位伟大的战士－－－纳迪儿沙，对

于从巴布尔的后裔的莫卧儿首府得来的战利品几乎是贪得无厌，

但是他却不屑于去掠夺这个小小的外省城镇，而这个城镇一度却

曾经是宏伟壮丽的布哈拉城(Bukhara-ye Sharif)(!). 

纳迪儿沙赛开之后，虽然满吉惕氏族成了布哈拉汗国真正的

,:,) 洛克哈特从伊朗的观点出发，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见 L Lockhart, Nad江
Shah (洛克哈特«纳追儿沙渗）， London,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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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但札尼王朝还继续残存 f 四十五年。大概在 1747 年，麻

哈没的·拉希木匐终于谋杀了阿不勒费兹，而且在 1753一1758 年

之间，正式成为布哈拉的统治者。但是当麻哈没的 · 拉希木匐死

后， 一位叫做阿不勒·哈齐汗的札尼朝后裔又持续统治了近三十

年(1758一1785年），阿不勒·哈齐汗是一个荒淫的国王，他实际上

是由麻啥没的·拉希木匐的族人答尼牙尔勾掌握的。答尼牙尔匐

死千 1785 年，在后来的混战中，他的一个儿子，艾弥儿·麻素木·

沙·木剌德成了布哈拉无可究疑的统治者。 沙·木剌德给了阿不

勒·哈齐汗以及残留的札尼朝诸王养老金，要他们退位，而他自己

则成了湛吉惕王朝第一位正式的统治者。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布哈拉已经鲜为人知了，但是在沙· 木剌

德统治时期(1785一1800年），布哈拉又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和军事

土的强盛时期。然而这位新统治者（通常以 Begi Jan 知名）的特点

是，他完全将荒谬的托钵僧主义传统奉为楷模，而这种托钵僧主义

曾经长期地摧残了河中地区的文化生活(!).沙·木剌德早年在附属

千布哈拉的古代哈兰马斯只德的一个学院里，接受了作为一名神

学家的教育。在这里，沙·木剌德以他的圣洁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甚至在登上布哈拉的＂迈斯奈饱"(Masnad)之后，他还受到人们普

遍而热烈的尊崇。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事实上沙·木剌惚作为

一位统治者，还保持若托钵僧的服饰和生活方式，甚至在半领他的

O 关于沙· 木剌惚的扶事，见） . Malcolm. HiSlory of Penia (马尔科嫣．被
斯史>) , 2 vols., London, 1815, II , 241--61 ; A. Conolly, 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如， omlaod from England (康诺利 «北印度旅行记>), 2 、ol., London, 
18切. I, 158--63; Vambery, HiSlory of Bokhaca (万以出，布哈拉史冷） ， London,

1切),34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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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作战时，他也骑着一匹装备简陋的小马。在一般情况下，没有

哪个“艾弥儿”或者”汗“愿意骑这种马。但是，作为一名军事首领，

沙·木剌笣具有非凡的才能。一且巩固了对自己的臣民的统治之

后，他就以希瓦和浩罕作为代价，有力地将布哈拉政权的疆域向前

181 推进。虽然沙·木剌撼一直没有能够从阿富汗的笃来尼统治者那

里夺取巴尔赫，但是在反对伊朗的斗争中，他却取得了更大的成

功。沙· 木剌德年复一年地渡过阿姐河，侵扰呼罗珊地区的居民。

在河中地区统治者绵绵不绝的后裔中，他是人侵伊朗的最后一位

统治者。沙·木剌德的主要目标是木鹿。木鹿曾经是一个著名的

伊朗文明中心，但是，它当时则是一座由合札儿首领巴赫兰· 阿里

汗守卫的衰落的边境城镇。巴赫兰·阿里汗与札尼王朝以及伊朗

合札儿王朝的建立者阿哈·马黑麻，都有狩疏远的关系。巴赫兰·

阿里汗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最后终千被杀死，他的头颅被钉在了布

哈拉的绞刑台上。但是，由于得到了阿富汗的帖木儿王笃来尼

(1773一1793年）的支持，木鹿地区在巴赫兰· 阿里汗的儿子，麻哈

没的·胡赛因的领导下，..直坚持到了 1788 年才最后被攻克。最

初，麻哈没的· 胡赛因被囚禁在了布哈拉，但他最终逃到了捻黑

兰。在徒黑兰，麻哈没的．胡赛因成了他的亲戚法塔赫·阿里沙

tl797一 1834年）的大宠臣。沙·木剌德的军队掠夺了木鹿之后，接

者又摧毁了木尔加布河复杂的灌溉系统。木尔加布河长期以来一

且是木陇绿洲的生命之洗，由千沙· 木剌稳破坏的结果，使木鹿城

自身及其周围的衣村很快就回复到了原来那种荒芜凄凉的景象。

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家们，曾经对木鹿的这种破败悄赞有过生动

的描述。当沙· 木剌德占领了木鹿绿洲之后，他就开始有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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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绿洲内的伊朗居民。在 [!I人的记忆中，这些伊朗人充斥了布

哈拉的奴隶市场，以至奴隶价格跌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到了十

八世纪末叶，呼罗珊北部的伊朗居民就被土库曼人取代了，甚至木

鹿绿洲的情况也是如此矶阿哈·马黑麻汗威胁，要对沙· 木剌

锡对待木鹿合札儿人的行为报复。但是由于俄国在 1796 年入侵

了阿塞拜疆，使阿哈·马黑麻没有能够进攻布哈拉，而他的继承者

又没有足够的兵力使木鹿重归伊朗王室。这样一来，由于沙·木

刺德一生东征西讨的直接结果．现代伊朗东北部的边界不是阿姆

河，而是厄尔布尔士山北麓的科彼特山脉。

布啥拉的居民不但崇敬沙·木剌德的军事成就，他们对沙·木

剌德之严格实行正宗教法同样也非常崇敬。沙·木剌德的儿子和

继承人艾弥儿海答儿(1800一1826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功地将国 182

王的角色与托钵僧结合了起来。但是在艾弥儿海答儿死后，布哈

拉政权就陷人了他的儿子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海答儿的第三

子纳斯鲁剌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842 年，纳斯鲁剌在

布哈拉残忍地监禁和处死了东印度公司的两位官员，查尔斯·斯

＠见 'The peoples of sou<hern Turkmenistan and northern Khorasa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luries'(<十七、八世纪南土串中与北呼罗珊诸民族>), CAR, 
1960, 2年72, 但足这篇未具名的文立没有讨论沙 ． 木剌德时斯的忭况．米儿· 阿

不邻·克里木·布哈里«布哈拉史＞声称，右 27,000 户伊朗人被从木虎汶枚到了布哈

拉戍. Mir'Abdul Karim Bukhar,. Tarikh-i Bui hara <米尔，阿不都，克里木·
布哈里«布哈拉史>)一谢弗 (C. Schefer) 译作«中听史> (Histoi 『e de l'Asic Cen­
trale), 衍估计， 1813 年木鹿人口为 1,000 户。见 .I. M. Kmneir, A Geographkal 
memoir of 氏rsian Emp心（金尼尔«波斯地理志为）。关于十九世纪木惠的情况，见
C. Marvin.Merv, Queen of the World , and tho Scou,ge of the Man Stealing 
Turcomans (马文心伈忠，朊界之甘》 ）， London, IS8J, E. O'Donovan, TI,e Merv 
0扣s(多诺万«木惠过洲>),London, l8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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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达特上校和阿瑟，康诺利上尉©,因为这件~. 纳斯鲁剌的名字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中声名狼藉。但是，虽然纳斯伐剌理所当

然地得到了背信弃义和冷酷蛮横的名声，他的残忍行为也使他在

自己的臣民和邻人中成了一位可怕的人物，然而与布哈拉早期统

治者的水平相比较，他的长期统治(1827一1860年）不能说是完全

不成功的。如果纳斯鲁剌不是时运不济，生活在一个面对欧洲人

的人侵，到处的穆斯林统治者都昏庸愚昧、孤立无助的时代的话，

他很可能会名垂青史，成为昔班王朝之后的布哈拉统治者中一位

最能千，肯定也是最成功的统治者。在富有经验的清吉惕首领胡赛

因伯克的指导下，纳斯鲁剌在其统治的前十三年中，小心谨慎地执

掌着政权，他粉碎了部落首领的独立活动，而且还实行了支持教士

阶层的政策，这一政策无疑使他在城市居民中得到了好感。同时

在他的疆域之外，纳斯鲁剌的目标是牺牲希瓦和浩罕，以扩张他的

领土，他的最终目的，可能是要征服整个河中地区，甚至有可能是

要重建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帖木儿帝国。纳斯鲁剌的这种野心得

到了阿塞拜疆的冒险家，阿布挡·萨曼格的鼓动，后者力图要取代

胡赛因伯克作为纳斯鲁剌首席顾问的位置，并且在 1840 年设法处

死了胡赛因伯克。阿布德·萨曼秘具备一些训练正规部队和铸造

大炮的知识，他的这些才能在 1839一1842 年间对浩罕的战争中起

了积极的作用。阿布钻·萨曼德对俄国之进人伊朗西北部以及英

O 书关详情，见 J. Grover, An appeal 10 the British Nation on 1吐alf of 
Colonel S<oddart and Captain Conolly, now in cophvi1y iu 配khara (格罗弗

«代表关押在布哈拉的斯托达特上校和柬诺利L肘致布列颂 Ill 民书>), London; J. 
Wol斤， Narrative of a Mission ,o Bokhara ( 沃尔夫 «记前往布哈拉的使命>),
2 vols., London, 1845; J. Gtover, Tbe 氐khara V"·<ims (格罗弗 «布哈拉牺牲

者>), 2nd edn., London.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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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扩张也行亲身经验，所以他对纳斯鲁剌似乎

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阿布饱·萨曼德利用纳斯鲁剌的多疑性格，

几乎毫不费力就激起了纳斯鲁剌对欧洲人迫近他的领土的恐惧。

纳斯鲁剌对欧洲人进人亚洲是有所了解的，他确实有理由相信，不 183

管到来的是商人、传教士还是公使，一般说，他们的到来都预示着

某种形式的欧洲保护国的建立。然而在纳斯鲁剌统治期间，俄国

人始终一心致力于希瓦和浩罕，纳斯鲁剌本人井没有受到俄国人

的直接威胁。但是在 1868 年，纳斯鲁剌的继承人穆札法尔丁被迫

与俄国建立了条约关系，虽然布哈拉的艾弥儿政权作为类似于英

属印度的海钻拉巴德或者克什米尔那样的保护国，一直在存在到

了 1 920 年，然而布哈拉国家的经济生活，则日益受到了沙俄帝国

经济生活的制约。

希瓦汗国僻处千偏远的花剌子模绿洲，而且受到卡拉库姆、乌

斯季乌尔特和克齐尔库姆沙漠的保护，与布哈拉相比，希瓦汗国在

乌兹别克统治的飞个半世纪中，在中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要小得

多。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瓦汗国的军事力量比布

冷拉弱，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布哈拉重要，而且希瓦

扦国的文化生活甚至更为落后，至于阿布勒·把阿秃儿汗的历史

薯作，则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在希瓦地区，游牧者与农耕者之间以及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

人之间的传统的紧张关系 ，由千土库曼人的加人而进一步复杂化

了 。土库曼语属于乌古斯语族或西突厥语，阿寒拜疆地区操突厥语

的奥斯曼人和阿泽里人也包括在西突厥语之内。土库曼语与东突

厥语实际上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将士库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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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亚其它的突厥民族区别开来。在早期，土库曼王朝以及土库曼

部落联盟在伊朗及其毗邻地区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

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乌兹别克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河中地区

的占领时，虽然就伊朗、希瓦和布哈拉的边界关系 ilii亩，土库曼人

是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里海以东的全部土库

曼人也就只是具有一些局部的意义了。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上述

三个国家，伊朗、希瓦和布哈拉都力图要统治土库曼，而且他们也

184 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土）午曼人则根据他们的邻

人的相对军本力量的强弱．不断地更换自己的主人。在沙·阿拔

斯一世和纳迪儿沙那样的统治者统治时期，土库曼人被迫承认了

伊朗的宗主国地位。同样地，当布哈拉扩张领土时期，例如在阿不

都剌二世和沙·木剌馅统治时期，他们则效忠千布哈拉政权。在

十七世纪后半期，当萨法维王朝与札尼王朝都开始衰落时，两位强

大的希瓦统治者，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和他的儿子阿努沙

(1663一 1687年），又征服了土库曼人。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好战

的土库曼部落都享有实际的独立性，这就使他们相对来说能够无

所顾忌地袭击在他们附近地区的交通线和商路。作为顽固的奴隶

掠夺者，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土库曼人仍然是合札儿伊朗东北诸省

的祸患。降至俄国吞井时期，大多数土库曼部落还保持着游牧或半

游牧生活，但是在戈尔甘河的谷地，已经有了一些土库曼农耕者。

虽然在完全面临外来文化影响时，土库曼人对于这些文化的吸引

力根本不是采取抵制的态度，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他们生活方式的

影响却是很有限的。土库曼地毯织工表现出来的技艺和色彩感，

当然是无须强调的，与此同时，有些少数高度伊朗化的统治阶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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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杰出人物，甚至在波斯文学史上占有··•席之地。写作于 1616

年，记载沙· 阿拔斯历史的著作，«阿拔斯世界史八 (Tarikh平Alam

are-ye•Abbasi) 的作者亦思于答儿．改失，就是一位土库曼人．

早期莫卧儿帝国的建筑师拜剌木汗也是土库曼人。拜剌木汗是

--位多才多艺的人，在阿克巴幼年时期，他曾是一名政治家和

军事将领，除此之外，拜剌木汗还是一位对波斯文和察合台

文都很有造诣的什家。正是这些土库曼人在外国宫廷里树立了自

己的声望，而且他们还用外国语写作。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叶，一

种土库曼文学语言开始形成了。诸如马黑秃木· 库里和木剌· 阿

哲迪那样的诗人们巩固了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的出现，也许是第

一次给予了土库曼人以文化统一的意识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

就。

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直到 1920 年布哈拉的艾弥儿国家与希

瓦汗国灭亡为止，这两个政权都一直享有独立的历史。与此比较

而言，浩罕汗国的历史仅仅是从十八世纪头十年才开始的。当时 185

成吉思汗的一个著名的后裔沙哈鲁伯克在浩罕建立了一个政权，

该政权相继经历了大约二十位统治者，直到 1876 年被俄罗斯帝国

吞并。十九世纪早期，在浩罕汗国的鼎盛时代，浩罕的领土包括费

尔于纳河谷和浩罕本土，西到俱战提，以及位千锡尔河北岸的塔什

于和奇姆肯特都属浩罕汗国的范围，它的全部人口可能已经达到

了 750,000 人。浩罕汗国领土的培长，是由费尔千纳河谷的地理

条件决定的。费尔干纳河谷向西宜接延伸到了锡尔河，结果导致

了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政权在俱战提．乌拉秋别以及喀喇的斤地区

的冲突，而且他促成（浩罕汗国与哈萨克在塔什千以外地区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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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与布哈拉和希瓦的情况一样，浩罕诸汗发现，他们的权力受到

了当地乌兹别克首领以及有看巨大影响的托钵僧阶层的限制。

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头十年里，相当有决断的、残忍的浩罕统治者阿

利姆汗，实行了－千种强硬的集权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建立喀喇的斤

山民雇佣军，以代替传统的部落征集兵。当阿利姆汗在浩罕汗国

内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他就开始扩拓领土，占领了乌拉秋

别、俱战提和塔什干。阿利姆汗的继承人庥哈没的·乌马儿·沙

黑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还是艺术家的慷慨的保护者。麻

珨没的·乌马儿·沙黑继续执行了阿利姆汗的扩张政策，向北进

人了哈萨克的领土，而且建立了阿克麦肯特要塞，以抵御锡尔河下

游北岸的部落。在麻啥没的· 乌马儿·沙黑统治时期（约 1822

年）以及他的儿子麻哈没的·阿里统治的早期，浩罕汗国达到了它

短暂而辉煌的顶峰时期。但是事实证明，麻哈没的· 阿里井不是

布哈拉汗国强有力的纳斯鲁剌的对手。 纳斯鲁剌在浩罕汗国的领

土之内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最终攻占了浩罕本土并且导致了

1842 年麻哈没的·阿里之死。 浩罕与布哈拉战争的结果，使这两

个国家在逼近的与俄国的斗争面前，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尽管

186 事实上与布哈拉或者希瓦一样，浩罕汗国也遭受了乌兹别克人与

塔吉克人之间以及游牧者（包括乞尔吉思人）与定居居民之间的内

部冲突的损害，但是浩罕汗国对俄国的反抗，则要比布哈拉或希瓦

坚决得多。

在浩罕汗国统治的一个半世纪内，费尔千纳谷地及其西邻地

区，在政治上是独立于周围地区之外的。 这 ·-个半世纪，是辉煌灿

烂的一个半世纪。在这时开始兴修了灌溉工程，修建f大最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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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这些建筑的风格，都是由伊朗风格派生出来的一种传统的

风格。各地留传下来的一些优秀的技艺，也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虽然很少有非穆斯林前去浩罕汗国，但是凡是到过浩罕汗国的人

们，都对浩罕稳定的繁荣状况以及商业活动的迹象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而当时前往布哈拉或者希瓦的旅行者，则肯定不会得到这种

印象。



第十四章沙皇和苏联

统治下的突厥人

187 1. 俄国统治下的金帐汗国后裔

在俄国境内，有佥帐汗国的三个继承国家－一－喀山汗国、阿斯

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它们分别在 1552 年、 1554 年和1783

年被征服和井人了俄国。

从阿斯特拉罕汗国被俄国吞井时期起，原来阿斯特拉罕汗国

沾汗的后裔，就到突厥斯坦寻求避护，他们甚至在突厥斯坦也建立

了一个阿斯特拉罕汗国（札尼王朝），这个国家在十七世纪期间统

治埴布哈拉。但除了其建立者是阿斯特拉罕汗国诸汗的后裔这一

事实之外，突厥斯坦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与以前的阿斯特拉罕汗国

巳没有任何关系可言。此外，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只是稀疏地散

布堵一些穆斯林，但是他们很快就衰退得微不足道，而且他们也没

有自己的历史。然而阿斯特拉罕城却保持了穆斯林的特点，在

1905 年之后，它甚至恢复了作为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喀山和克里米亚的粘但人在俄国征服之后，经历了一场

变革，这次变革影响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历史．

(,a) 俄国统治下的喀山贴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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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 年 10 月 2 日，伊丿-L雷帝的军队突然袭击了喀山，喀山是

喀山汗国的首都和原来的大保加利亚王国以及佥帐汗国的继承

者。俄国入现在已经不再是蒙古人的附庸了，他们对原来他们的

主人的后裔进行了极度的报复，俄国东部的伊斯兰教徒，将在这种

“异教”的统治下生活四个多世纪。

在伴随巷大屠杀的征服之后，侬因人就开始有步骤地占领喀闾

山汗国的领土，喀山的领土是在“喀山王国”的名义下被俄国吞井

的。在喀山地区，俄国人在两个世纪里推行了一种野蛮的政策，这

一政策的目的是将原来的喀山汗国彻底俄罗斯化，并且将穆斯林

社团井人他们自己的社会。

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俄国人贯彻“非柲担化”政策的第一步，

是将腿袒人从全部重要的城市中，特别是从喀山市中驱逐出去。

宜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喀山市中占大多数。俄国人还将大河沿

岸肥沃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了俄国贵族和寺院，井且在战略耍地建

立了城堡，俄国农民的浪潮席卷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这里的本

地穆斯林居民和泛灵论者，很快就下降到了少数民族的地位。伴

隧指这种征用土地措施的，就是强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的政策。

伊斯兰教教士的权力被剥夺．＂瓦克夫”（由教会占有永久管业权的

财产）也被掠夺，清真寺和可兰经学校则被摧毁或者是关闭。本地

居民之皈依基督教，是在 1555 年由喀山的第一任主教古里主教开

创的。本地居民的皈依，为俄国东正教信徒带来了一个蜇要的分

枝，这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帖胆人和信仰泛灵论的芬兰居民。最

后，俄国人就开始着手摧毁在他们看来最危险的化粗封建贵族阶

层。对于帖粗封建贵族来说，要末就是皈依基督教，要末就是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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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特权。

秘鞘人的反抗是激烈而持久的．这种反抗早在 1552 年 II 月

的沈血起义中就已经显示了出来。这场由封建贵族阶层领导的起

义， 一宜持续到了 1610 年。 这时的克里米亚汗国正处在鼎盛时

期，秘胆贵族希望能在克里米亚汗国的帮助下，重建原来的喀山汗

因。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列举出十次起义，在这些起义

中，最悲惨的几次是 1552 年的忽辛· 赛特起义， 1556-1557 年

的迈米什·拜迪起义以及与克里米亚汗杰夫列特·吉列亦袭击莫

斯科同时进行的， 1572一1574 年的大起义，此外还有 1608 年和

1610 年的起义。所有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极其残暴的镇压，在这些

起义中，秘租贵族阶层几乎全部切被消灭了。

189 十七世纪初期，标志着一个农民起义时代的开始。从 1608 年

起，衣民起义一直绵绵不绝，延续到了 1615 年，接连不断的起义引

起了新的大屠杀。 乾粗人还积极参加了 1670一1671 年由哥萨

克首领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反对莫斯科政权的内战。

罗曼诺夫王朝的上台，井没有改变伏尔加河流域穆斯林教徒

的处境。 1731 年，喀山主教卢卡·科纳合维奇发起了一场新的强

迫改变宗教信仰的运动，这次运动较之以前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坚

决。勒鞘农民的悲惨处境，迫使他们举行了新的起义。在这次起

义活动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是 1775 年巴秃尔沙以反对“异

教”的“圣战”为旗号的起义，而最主要的则是 1773 — 1774 年普

加乔夫领导的起义，在普加乔夫的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外

族人，其中有腿袒人．巴什吉尔人、伏尔加河的芬兰人以及哈萨克

人．



沙县和苏欣纨治下的突厥人 25S 
＿ ＿ ＿． 一-- -·- - - -

作为糙鞘人绝望反抗的补充，脱和民族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

社会结构的变革。被赶出了域市的贵族和手L业者流人了衣村，

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阶层。这一阶层稳步地向东延伸，在各

地建立了繁荣的商业团体。随渚乾胆人在自已故乡的重要地位的

衰退，他们逐渐成了一个由新的商业中产阶级统治的，流落在外的

种族。

喀德琳二世的继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对腿袒的政策。一

方面喀德琳急千要避免象普加乔夫起义那样的麻烦再次发生，而

且她也完全认识到了柲胆贸易团体在沙俄帝国边境的优势地位，

所以，女皇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改善柲耜人的社会地位。她结束了

宗教迫害，在奥伦堡建立了“宗教协会”，供俄国和西伯利亚的穆斯

林使用。喀德琳二世还赋予了残存的艇粗贲族与俄国贵族同等的

权力，同意帖鞋商人具有特权，允许他们承当正在发展之中的俄国

工业与突厥斯坦市场的中介人（这时的突厥斯坦市场对非穆斯林

仍然是封闭的）。在这种形势下，税朝中产阶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繁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糙粗商人成了沙俄

帝国政策的“合作者”，但是他们还仍然深探地依恋着伊斯兰教，自 190

觉地保持着对千自己民族的责任。事实证明，这些商人是摆脱了

偏见的保护圣徒，如果没有他们，改革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帖袒

文艺复兴”就既不会发生，也不会得到发展。

隧着 1806 年俄国军队对中亚的永久性的征服，俄国与糙袒资

本主义之间的合作时期也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俄国征服的结

果，使中亚地区对俄国工业门户洞开，从而摆脱了秘胆这个中介

人。在亚历山大 二世统治时期，俄国政权恢复了反对穆斯林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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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压政策。被喀彷琳 三世究弃的皈依拈督教的旧政策，又以更

巧妙．更有效伪方式恢复了 。 据统计，在十九世纪期间，有将近

200,000 秘胆人改倌了基督教。这时在乌拉尔、哈萨克在原以及

突厥斯坦与秘粗人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

都处在秘鞋人的控制之下，为了抵消柲俚人的这种作用，俄国政权

还进一步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法手段。

威胁到关于杞胆民族的完整及其物质利益的双重攻势，引起

了柲胆人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的直接结果，就是筷袒人的改革运

动。为了生存，穆斯林教徒不得不重新唤陨他们的落后的文化，以

求将伊斯兰教与进步谐调起来。文化复兴工作是由一群杰出的宗

教思想家进行的，他们是阿卜·纳斯尔· 库尔塞维 (1783一1814

年）、什哈拜丁· 迈尔杰尼 ( 1 818— 1 889年）．里宰T· 费赫拉丁

(1859-1936年）以及木萨· 杰咎莱赫· 比节(1875一 19,),这些人

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最无畏的人物，而且也怂朵渊博的神学家

对于税胆人来说，改造落后的教育制度也是必要的，首先着手教甘

制度问题的是语言改革家阿不都·凯尤木·纳西里，在他之后，又

有大批作家从事这一工作。他们使通常被人们称为十九世纪末的

＂糙袒文艺复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同时，伊斯迈勒·拜．

杰斯普里斯基（参见下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的一些门徒，

也将他们的现代教育方法介绍进了秘袒地区。在二十世纪初期，

喀山和其他的秘鞘城市- -·-奥伦堡．特罗伊茨克和阿斯特拉罕等．

191 都以伊斯兰教神学院．印刷品和秘鞋悟出版物，使这些城市又恢复
了作为辉煌的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些城市的影响大大超出了祀鞘

地区之外，甚至超出了俄罗如帝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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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黏鞋人还具有另外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他们能够在

俄国统治下保持了下来， 这4优势就是粘鞘人与另外的俄国的突

厥民族在话官上的近亲关系和示牧上的联系，这种联系使腿翱人

能够向四面八方扩大他们的影响， 宜传泛突厥和泛伊斯兰教的思

想。正因为如此，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前线 ，秘粗人将他们自己置

于与俄国人直接对抗的地位。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包括了俄国的全

部穆斯林民族。

第一次俄国革命，为柲袒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提供了一次

机会，他们千 1905 年和 1906 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斯堡召

开的三次伊斯兰教大会上，公开宜布了他们的要求。这些人的要

求是很节制的，他们仅仅要求政治权力的平等以及宗教、文化的自

由，他们甚至还没有提出独汒的要求。

1917 年 2 月，在粘袒民族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原来对他

们来说，政治自治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随着专制政体的

崩溃，政治自治似乎已经临近了 。 粘粗人中的两派为了争夺粘袒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发生了争论。”政治统一者“要求，在统

一的俄国内，实行全俄罗斯穆斯林治外法权的自治（这一纲领与节

制的中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而更为激进的“联邦制拥护者”则主

张，在封建的俄国内，实现伏尔加一－乌拉尔国家的领土独立。

1917 年 5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泛俄国穆斯林会议上，联邦制

拥护者趋向千要夺得领导权，但怂十月革命和 1918 年国内战争的

爆发，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

与此同时．褪袒人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井没有随着苏维埃政

权的建立而终止" JJ;(来作为改革运动斗士的大批穆斯林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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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 1918 年加入了共产党，但他们仍然还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1920 年 5 月 17 日，建立了税鞋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这井没有使

• .,, 民族主义者满足，因为乾鞘人只是勉强占柲坦共和国人口的百分

之五十一，有一半柲袒人发现，他们是在自己共和国的疆域之外。

反对俄国中央集权制的斗争，后来又在共产党内部继续进行。这

- ·· 斗争是由以米尔·赛德·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祀桯共产党员

领导的，他们叫嚷着要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一一乌拉尔地区、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和突厥斯坦的穆斯林领土的大突厥国家一一都

兰，以上地区的人口合计要达到二千万居民以上。此外，他们还要

求建立一个自治的穆斯林共产党，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世界内承

认穆斯林文化的独特地位。这些“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行为，

采取T"异端＂的形式，这种“异端”在“苏丹加列夫主义”的名义下

受到了谴责，第一次在 1923 年，最后是在 1928 年。苏丹加列夫和

他的同伴被肃清了，高压也降临到了柲袒知识界的头上。

自从国内战争以来，尽管四十多年来从不间断地进行了反宗

教宜传，而且在年轻一代中也出现了普遍的“非伊斯兰化”倾向，但

是对于伏尔加河的帖袒人来说，井没有发生大的危机。 一般说来，

原来作为俄国伊斯兰领导者的腿但人的地位是很不稳定的，他们

被分散在苏联的广大地区，所以粘袒人砐容易受到俄国同化的影

响。今天，秘鞋民族已经认识到，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中，正处在一

个新的转折点上。

(b) 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汗因是继喀U1 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亦必儿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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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俄国统治下灭亡的第四个穆斯林国家。在 1736 年和 1737

一 1738 年．克里米亚遭到了俄国军队的踩猿， 1771 年克里米亚

第一次被占领。库舒克一凯奈德吉条约 (1774 年）结束了奥斯曼

帝国对克里米亚的保护国关系，使克里米亚汗国在理论上得到了

独立。但是条约承认，具有哈里发地位的苏丹，是秘袒人的精神

领袖，从而调节了税但人与土耳其政府的精神上的联系。几年之

后俄国军队利用沙辛·吉列亦汗与土耳其支持者之间的纠纷，终，93

千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在 1783 年 4 月 9 日喀德琳二世的声明

中，十分明确地宜布将克里米亚汗国井入沙俄帝国。但是直到

119L 年 1 月 6 日的雅西条约，土耳其才正式承认了俄国对克里米

亚的兼并．

腿胆人曾经使他们的北邻闻风丧胆，随着俄国的占领，在秘靶

民族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黑暗的一章。虽然 4 月 9 日的声明同

意，对当时为数近 400,000 人的穆斯林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予

以保护，保障他们的宗教自由以及与俄罗斯人同等的权力，但是自

从征服之后，克里米亚居民与这一地区的新的统治者的关系，却给

糙袒社会带来了衰败的命运。随着原来克里米亚汗国的封建制度

的瓦解，克里米亚统治阶级的主要收人只能通过军事远征来供给．

而不是靠开发土地来获取。由于失去r他们的经济收益，而且逐

浙同化于俄国贵族，腿鞋贵族阶层面临若毁灭的命运，这一过程虽

然很缓慢，但它却是无法改变的。大约仅仅有十个大家族享有属

于他们这～．阶层的实际的特权，但是即使是他们，也逐渐走向了俄

罗斯化，残存的秘袒贵族一落于丈，以“穿木鞋的贵族"(Chabataly

111irza)而知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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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教士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保护。 1794 年，在辛T罗波尔

设立了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这一职务，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是从

穆斯林社团中挑选的（虽然怂从一份由俄国政府同意的名单中挑

选）。保证教士物质利益的瓦克夫（由教会永久管业权掌握的财

产）也保留了下来。但是，俄国人逐渐侵夺了大址的瓦克夫， 1917

年仅有 100,000 公顷土地的瓦克夫，与此比较， 1783 年的瓦克夫

为 460,000 公顷。

在俄国人的征服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占陡但人门百

分之九十六以上的衣民和手工业者。从 1784 年起，陶利斯总督波

捷姆金公爵为了俄国贵族阶层成员的利益，采取了没收最肥沃的

土地的政策，这一政策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为了在克里米

亚地区实现“非帖鞋化”的目的，俄国政府力求吸引外国殖民者（饱

194 国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波罗的海人），共次还有俄国人（退役战

士和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前往克里米亚。在 1800 年，这些殖民者

的数址已经达到了 30,000 人。也正是在这时，那些被剥夺的帖耜

农民又被赶回了中克里米亚的干旱地带。

日益增长的苦难折磨着帖耜人，他们被俄国政权所征服，俄国

政权的统治虽然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残暴的地步。但已显八、出了它

的暴虐．在乾粗人的记忆中，仍然保留岩他们光辉的过去，所以他

们不会接受这种衮败状况，这样，粘袒人就自然而然地更加转向了

奥斯曼帝国。但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帮助，向土耳其

迁移，对帖袒人来说似乎成了唯一的解决办让。 因此在 tnJ

1893 年之间，克里米亚黏鞘人的历史，仅仅只足-· 个长期的战略

迁移过程，乾但人的迁移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进行的 住迁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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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千上万的迁徙者死千疚病和饥饿，

开始于 1784 年的大桢移民出走，比一个个人出走的过程。 仅

仅在1788年，就有将近 8,0()0 人，特别是贵族阶层成员戌开了克里

米亚地区。 1787 年俄土战争期间，沿侮地区的税耜人被赶到了内

地。从雅西条约签定时起( 1792 年） ，移民表现出了群众运动的特

点， 100,000 多腿但人从南克里米亚离开了 这 一 地区。在 1808

一 1811 年俄土战争期间，形势变得更坏了，在巴克契萨莱爆发

了一次起义，大景游牧的那梅人从彼列科好地区启程前往土耳其。

十九世纪初期，克里米亚人口总数为 200,000, 而穆斯林教徒大概

不会超过 80,000 人。由杞袒人留下的空白，被外国定居者填充

了。

十九世纪前半叶，没有突出的事件改变穆斯林社团的地位。

在 1829 年的战争中，克里米亚保持疗平静的局面。新的移民继续

大量进入克里米亚，但是，由于乾鞋人出生率的自然迅速增长，大

约到了 1850 年，税袒人口已经达到 300,000 这样一个庞大的数

字，而其中有将近 50,000 人是那海人。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新的悲剧降临到了杞袒人身上。

在联合占领期间，粘耜人虽然保持置身千争端之外，但是他们无法

隐瞒他们对土耳其的同情心 结果由千害怕报复，又导致了另一次

大规模的移民出走．最初，俄国人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后来实 195

际上是鼓励移民出走。 据估计，在 1859 年到 1863 年之间，占全部

帖袒人口三分之二的 135,000 腿鞋人以及 46,000 那海人去了土

耳其，在他们身后，留下了 800 个荒芜的村庄。这时，俄国当局开

始担心这种移民的规模，并且试图阻止移民出走，但是没有收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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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效果。 1875 年，又开始一次新的迁徙浪潮，这次迁徙一直持续

到 1880 年，其间涉及移民 60,000 多人。 最终在 1891 到 1893年之

间，最后的一次移民浪潮又将大约 20,000 帖但人带进了土耳其。

到十九世纪末，秘但人在克里米亚只是一支少数民族。根据

1897 年的人口调查，克里米亚只有 187,000 糙鞋人（在 523,000

总人口中），这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可怜的贫困社团。在整个欧洲

俄国的穆斯林社团中，他们是文化水平最低的社团之一。克里米

亚汗国的光荣的记忆，似乎已被彻底忘却了。

但是，这个落后的民族注定要再次经历一次文化上的重新觉

醒的时期。最后一抹灿烂的夕阳，照亮了腿袒的历史。这一光荣

归于一位卓越的人物。

这位担负起伟大的秘胆文化复兴的任务的人物，是伊斯迈勒 ·

拜· 杰斯普里斯基（又作 Gaspraly)。杰斯普里斯基是小贵族阶

层的一名成员，他完成了传统教育和俄国教育，井且长期居住在法

国和土耳其。此后，杰斯普里斯基于 1877 年返回了自己的故乡，

用自己的热情，广泛地展开了复兴自己的民族以及突厥民族的工

作。作为一名渊博多产的作家，作为一名进步势力的坚决支持者，

杰斯普里斯基力求将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协调起来。事实证明，

他是一位天才的教师，他的教育“新方法”，首先在由他作为典型的

巴克契萨莱伊斯兰教神学院应用，尔后又推广到了俄国大多数伊

斯兰教学校。这种方法后来还传人了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

甚至也包括遥远的印度。最为重要的是，杰斯普里斯基是泛突厥

运动的发起人，泛突厥运动旨在通过一种共同的思想和语言，团结

“从巴尔千到中国”的突厥民族。杰斯普理斯基在他的著作«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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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Tcrdjuman)中，阐述和宣传了这种思想。在 1882 年至 1914

年之间的三十五年间，这本书是最好，也是读者最多－ 蠡本伊斯兰著 196

作。毫无疑问，杰斯普里斯基是二十世纪初期对伊斯兰教影响最

为深刻的人物之一。在俄国本土，杰斯普里斯基使柲耜人认识到

了他们的团结的必要性，井由此唤起了他的同胞的政治觉悟。在

克里米亚，他的工作吸引了俄国和土耳其伊斯兰知识界最优秀的

代表人物，年轻的作家和政治思想家犹如瑞璨的明星，都聚集在巴

克契萨莱，巴克契萨莱成（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

1905 年革命之后，杰斯普里斯基的信徒们比他们的老师要激

进得多。在青年土耳其党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他们不清足

千仅仅进行文化改革，而是提出了政治，经济的要求。“青年秘鞋

党”成员在 1917 年 2 月初建立了“民族党"(Milli Firka), 井且试

图要夺取政权。 1917 年 5 月，他们在辛菲罗波尔召集了一次大会

(Kurultay), 在大会上制定了乾但政府的宪法和穆斯林军事组织

的建制。但不幸的是，艇袒人在克里米亚半岛仍然只是少数，而他

们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有力，而且占人口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在

1920 年 II 月最后终千被红军占领之前，克里米亚在 1917 年至

1920 年的四年间，被敌对派别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搞得四分五

裂，这些派别是共产主义者、镂国人、协约国以及邓尼金和弗兰格

尔的白卫军。

)921 年 10 月 18 日，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道法令，宜布建立

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克里米亚共和国相当于苏联共产党与腿

袒人（即原来的民族党激进分子）的联合政府。克里米亚的穆斯林

社团享有某种程度的自冶在苏维埃政权初年，秘帜语被承认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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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同时作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开放了乾袒学校；而 且有许多乾袒

人被委任以官职。但是，真正的权力还是保持在俄国人手中。

1921 年，克里米亚的共产党员总数为 5,875 人，其中仅仅只有 192

人是秘胆人。

1928 年，当莫斯科政府开始肃消肚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197 时，苏联共产党人与乾袒民族主义者之问的联盟也就惨笳地结束

了。克里米亚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利·伊布拉吉莫夫以及他

的大批同僚，都是在这时被判刑或者被处死T.

在苏联统治下，仍然有大批俄罗斯移民经常流人克里米亚。

根据 1926 年的人口统计，共和国的总人门已经上升到了 875,100

人，而其中帖粗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被铅国军队占领了。

当 1944 年苏联部队重新攻占克里米亚半岛时，全体帖靶居民都被

指控在占领期间“通敌”、 "叛国”，并且被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和中亚

地区。随着这次放逐，克里米亚帖胆民族的历史就悲惨地结束了。

被放逐的幸存者从来没有再次复兴，而且也没有被允许重返他们

的故土。现在，他们散布千整个中亚堵共和国。我们完全有理由

相倌，他们在中亚地区已经同化于突厥斯坦的诸突厥民族之中了9

在塔什干，克里米亚粘粗人还出版了一份粘胆义的报纸，这就是他

们那漫长而光荣的历史的最后一点可怜的残迹。

2. 俄国人统治下的哈萨克草原

俄国人之占有哈萨克草原和吉尔吉斯山区广袤的领寸与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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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斯兰地区不同，他们对哈岱克心原和吉尔吉斯山区的占领，不

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的C 在十八世纪初期，哈萨克人为了反对

卫拉特人的人侵，转而寻求俄国的楛助，也正是在这时，俄国就与

哈萨克诸汗建立了一种非常松散的保护国关系。紧接着在十九世

纪上半叶，俄国人先是在哈萨克草原的边缘地区，后来又探人到了

草原腹地，建筑了堡垒线和耍塞，最后，俄国人才采取了宜接统治

哈萨克草原地区的手段。

俄国人征服的时间，可能要从哈萨克诸汗政权在三个玉兹被 198

镇压时算起。中玉兹在 1822 年，小玉兹在 1824 年，布凯帐部落在

1845 年，大玉兹在 1848 年，都分别被俄因锁压。最后俄国人终于

在 1864 年占领r锡尔河地区，锡尔河地区属十突厥斯坦的艾弥儿

政权所有，但是这里是由哈萨克人居住的。

沙皇统治在哈萨克草原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市慎的过程。

彼得堡政府井没有给予哈萨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们还仍然保持

着“外侨"(inorodtsy ,allog七ncs) 的身份，哈萨克人被免除了兵役，

而且保持了他们的一些习惯法。虽然哈萨克责族阶层的封建权力

已经被剥夺，但是他们还在当地水平上，以“长老议本会”的形式保

持着他们的自治。在对哈萨克人的贸易方面，一直到 1860 年，俄

国人都是利用喀山的秘耜人的帮助与哈萨克进行贸易的，黏但人

利用这种便利，加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哈萨克人的影响，

并且在仍然保持巷牛泛灵论的游牧民族中巩固了伊斯兰教伯仰，

由此，他们得益不浅。

然而，俄国人与哈萨克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从十八

世纪末叶起，哥萨克人开始在哈萨克草原的西、北、东部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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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后来到了十九世纪，最早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农业殖民

也开始出现了，这就使空旷的土地不断缩减，而空旷的土地对于游

牧者畜群的移动却是非常必需的。甚至在俄国直接统治建立之

前，很快就爆发了反对俄国人的起义。大多数起义都是由当时被

剥夺的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导的，这些起义还得到了希瓦汗国和浩

罕汗国的支持。在 1783 年一1870 年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我们就可以列举出八次规模巨大的起义。

最先举起起义大旗的是小玉兹部落的一位小贵族 (batyr) 斯

里木达秃夫，他在 1783 年领导了一场游击战争，打击乌拉尔的堡

垒线。斯里木达秃夫在 1797 年才被俄国人击败，他逃到了希瓦，

井且于 1802 年在希瓦遇害。

在中玉兹，反对建立俄国统治的斗争开始千汗国被消灭之后

的 1825 年。这次斗争是由被驱逐的统治者的后裔，阿布赉汗的孙

子萨尔赞·喀齐莫夫和兀拜都剌· 瓦利卡诺夫领导的。他们很快

199 就被乌拉尔的哥萨克击败了，哥萨克将他们追进了草原，两个汗都

逃到了浩罕。在 1831 年一 1834 年之间，萨尔赞试图利用在浩

罕征募的军队重返草原，但他又再次被击败。 1837 年，阿布赉汗

的另一个孙子怯乃萨莱又重新开始了反抗俄国的斗争．怯乃萨莱

是一位精明的组织者和勇敢的武士，他在战斗频仍，极少和平的十

年内，恢复了他对中玉兹，甚否一些大玉兹部落的统治。为了结束

怯乃萨莱对俄国直接控制的地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克莫林

斯克）的猛烈袭击，俄国人深人到草原腹地，建立了图尔盖和伊尔

吉兹堡垒。 1846 年，俄国人成功地将怯乃萨莱赶回了南部， 1847

年又迫使他逃进了天山山区。吉尔吉斯人在天山山区击败井且杀



沙皇和苏联统治下的突厥人 267 

害了怯乃萨莱。怯乃萨莱的失败，结束了原来哈萨克统治者希望

重新联合游牧部落，井领导游牧部茫反抗俄国征服者的唯一认真

的尝试。

就在同一时期，游牧千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布凯帐部

落哈萨克人中，也同时爆发了直接反对俄国人以及杨吉尔汗政权

的运动。这次起义是由伊萨泰·泰曼 i若失伯克和民歌手马哈姆别

特·乌捷米斯诺夫领导的，他们千 1837 年包围了杨吉尔的首都汉

斯卡亚斯塔夫卡，但是他们被一支俄国军队击败，被迫逃往小玉兹

的领地，伊萨泰与马哈姆别特分别在 1838 年和 1846 年被杀害。

1855 年，另一位小贵族也赛·科季巴洛夫领导咸海西部游牧

的失克里氏族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三年后被击溃的。也是

在 1855 年，小贵族占霍加，努儿马啥没得夫领导南部的哈萨克

人，进行了反对锡尔河沿岸最早建立的俄国殖民地的斗争。

1867一1868 年，在乌拉尔斯克和图尔盖地区爆发了最后的

反对殖民化的斗争。这一地区诸部落的斗争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

下进行的，他们的斗争表现出了反对“异教”的“圣战”的特点。只

是当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介入之后，这些部落的斗争才被粉碎。

同一时期的另一次起义，爆发于里海东部的曼格什拉克地区。这 200

里的起义者袭击了俄罗斯人的村庄，但他们后来也被由海上从巴

库运来的军队击溃了。

到了 1875 年之后，流尽了鲜血的哈萨克旧封建贵族，已经再

也无力使用武力来反抗俄国政权了。哈萨克地区似乎已经被“平

定”。但是在帖鞋人传播的泛突厥与泛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下，哈

萨克人明显地具有了这样 一种感情，即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氏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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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部落，而是一个“民族＇，。俄国人对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感情很

恼火，但是他们想利用这种感情，十九世纪匕卜年代，俄国人遠立

了一种新的，旨在抵销粘袒人影响的政策。 他们采取措施，消灭

在哈萨克教育体制中的肚鞘教育，建立了俄罗斯一哈萨克学校。

这样就促成了一个新的“西方化”的知识界的产生。这一阶层将与

俄国的合作看成是引导哈萨克人走向进步的唯 一有效的途径。这

一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怂三个大文人，即俄国

军官．东方学者乔坎 · 瓦里哈诺夫(1835一1865年），人类史学者、

教育学家伊不拉欣· 艾勒廷萨林(1841-1889年）以及杰出的哲学

家艾拜· 昆嫩巴耶夫(1845一 1 叨4年）。艾拜 · 昆嫩巴耶夫是被争

取到自由思想界的。另外的那些贲族后裔和在俄国学校中受过教

育的知识分子，诸如阿里· 布凯哈诺夫、阿合买·拜图尔孙，米尔

耶库卜 · 杜莱特等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起就一直紧步这芒．位

哈萨克义化界精英的后尘。 在他们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运动完全

成了哈萨克式的，而不仅仅是泛突厥的民族主义运动，哈萨克民族

主义运动有时甚平与其他的穆斯林的要求，特别是与柲袒人的要

求背道而驰。

但是，与俄国人进行有效合作的梦想只是一种乌托邦。 189 1

一 1892 年，在未开垦的草原土地的吸引礼哈萨克地区爆发了

一次巨大的移民浪潮。 来自俄国的一百多万农民在图尔盖鲁阿克

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以及古尔占斯定居下来。大位移

民的定居，引起了哈萨克地区家击的减少，而且本来就已经非常低

下的游牧人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急剧下降。此后，定居的俄国移民

刀1 与哈萨克人之间的日常斗1•. 就构成了农原生活的一个背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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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危机已经不可避免,1916 年，它终千以异常剧烈的形式爆发了 ，

如果说，经济k的困难是哈萨克部落入一起义的远因的话，那么

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就是 1916 年 6 r] 25 日颁布的一项动员“外侨"

的法令。这项法令不是要征募他们服兵役，而是要他们进行集体

劳动起义首先开始千乌兹别克地区的俱战提和吉萨科，而且很

快就波及到了整个哈萨克斯坦和古尔吉斯，呈现出了民族起义的

特点。在这次起义中，数千俄罗斯移民和数万哈萨克人以及吉尔

占斯人都横遭残杀，而且其中还不包括大址死千饥饿和疾病的人。

超过 300,000 人的游牧者逃脱了镇压，在中国得到了保护。除了

化图尔盏的荒地地区之外，各地的起义都被残酷地镇压了。图尔

盖地区由艾曼盏勒丁·伊曼诺夫和阿利比·杨吉勒丁领导的起义

杆，一直坚持到了 1917 年的二月革命时期。

沙皇政府垮台以后，哈萨克首领建立了一个具有自由纲领的

民族党(Alash Orda)。十月革命之后，民族党最初与奥伦堡、乌拉

尔以及七河地区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军队联合，建立了一个民

族政府。但是这个政权只是徒具虚名，它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

慧，所以也就无法阻止正在向草原蔓延的国内战争。 1919 年 5

月，因为反动分子对民族党的要求故意采取敌视的忐度，民族党的

领导者决定加人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他们以希望维护哈萨克民族

的利益为条件，与苏维埃政府签定了 ．个条约。国内战争结束之

后，苏维埃政府同意了哈萨克与吉尔吉斯的地方自治。朵初在天

山吉尔吉斯的领池f建立了 ·一个自治[,(, 后来又成寸了吉尔吉斯

苏维埃共和1月 (1935 年 II 月 5 「I )。吉尔吉斯的人 I.J 在 1959 年

K约是 837 ,00(), I 呫儿和国总人 II 的 40 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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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共和国一－最初是白治

如区，后来是苏维埃(1936 年 11 日 5 门）。 起初，原来民族党的领导

人在政府中的作用要比共产党重要， 一亢到大约 1928 年．民族党

领导人还保持培权力，在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民

族党人力求保持哈萨克文化的完整性和哈萨克社会的独特性。但

是自从 1924 年起．他们在众多存在争议的问题上一一首先是有关

游牧人定居的问题以及他们力图保护的有产阶级的消灭问题-、

是反对俄国共产党的。 1928 年 4 月， 民族党人被指斥为“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几乎全部被肃清。

1921 年，毁灭草原的可怕饥荒，对哈萨克民族是一个严重的

打击，但是 1928 年以后实行的使游牧者定居的野蛮政策．则为害

更甚。在 1926 年与 1939 年之间，哈萨克人口损失了将近一百万

人。与 1926 年的 4,600,000 人相比，现在哈萨克的人口数仅仅稍

多千 3,500,000 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农民．

工人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涌进 r哈萨克萃原，今天哈萨克人在其共

和国内所占比例不会超过 29 6%. 

3. 俄国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尽管俄国与中亚诸汗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八世

纪初期，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突厥斯坦才迟迟被俄国

军队征服。实际上在 1714 年，就有一支俄国远征军根据彼得大帝

的命令首次进人了外里海高原。三年之后 ， 另一支巾别科维奇·

切尔卡断基公爵率领的远征队，甚至试图从阿斯特拉罕到达希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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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部队在沙漠中遭遇了埋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别科维

奇· 切尔卡斯基本人也被杀了。在 1715 年，由布霍尔兹指挥的另

一支部队从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出发，试图从北方到达突厥斯

坦。但是这支部队接触了囚拉特人，而此时卫拉特政权正处在其

顶峰时期，所以俄国军队又被迫返回了西伯利亚。 1840 年，奥伦

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将军再次率领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进攻希瓦，

但是这次远征也彻底失败了。

在 1837 年至 1847 年之间，哈萨克汗怯乃萨莱封锁了俄国军 203

队通往锡尔河的道路。 只怂到了 1847 年之后，也就是说，在怯乃

萨莱的起义被镇压之后，俄国对突厥斯坦的征服才真正开始。

1847 年，俄国人在锡尔河河口附近建立了赖姆堡垒，这是他们在

希瓦边境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 1855 年，俄国入从浩罕汗

国手中夺取了位千锡尔河中游的阿克麦肯特堡垒，紧接着就开始

沿着锡尔河修筑堡垒线。 与此同时，发端千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另

一攻势，也从东北部败胁渚突厥斯坦。 这样就导致了 1854 年韦尔

内（现在的阿拉木图）的修建｀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凳能够抵御俄国人进人突厥斯坦了。突

厥斯坦地区分为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而且这三个汗国都

被内部斗争以及游牧人的起义削弱了C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突厥

斯坦经济落后，而且缺乏现代军队，这就使他们无法对俄国人有组

织的力量进行认真的抵抗。 但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 、 哈萨克部落

的反抗以及高加索战争，俄国人的征服也因此而被拖延了。只是

在彻底击败了伊玛目沙弥儿，使达吉斯坦的部队腾出手来之后，俄

国人对突厥斯坦的吞井才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 1864 年，一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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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率领的部队从韦尔内出发，攻克了突厥斯坦的

城锁（牙昔），然后又攻取了符娟打特 ， (1: 1 865 年 5 月占领了属千

浩罕汗围的塔什干。两年之后，俄国人袭击了布哈拉。 1868 年 5

月攻克了撒马尔罕，同年 6 月，在吉拉布拉克战役中击败了布哈拉

的军队。 1868 年 6 月 18 日．布哈拉的艾弥儿签署了一个条约，将

他的国家置千俄国人的保护之下。 1873 年，征服的矛头又指向了

希瓦，希瓦汗国的首都被攻克。 8 月 12 日的一项条约，结束了希

瓦汗国的独立地位。

1875 年，俄国人终干入侵了浩罕汗国，浩罕的首都千 8 月 29

日被放弃。 1876 年 2 月 19 日俄国人消灭了他们在中亚的最危险

的对手一一浩罕汗国，将浩罕的领土井入了突厥斯坦总仔的辖区。

204 1 873一1874 年之间，俄国人占领了土库曼地区，从而完成了他

们的征服。 随着斯科别列夫将军占领格奥克帖佩绿洲(1879年）和

1884 年之征服土库曼地区，俄国人最终结束了他们在土库曼的征

服活动。

除了布哈拉和希瓦这两个被保护国的领土之外，俄国人将突

厥斯坦置千军事统治之下，突厥斯坦变成广总督的辖地，而总督是

向陆军部负责的。对穆斯林居民，俄国人则保持了一种“殖民”的

态度。与他们对待从突厥人征服的其他的一些穆斯林地区所采取

的手段相比，俄国人既小希塾将突厥斯坦木地居民俄罗斯化，甚于

也不希沼本地居民接受欧洲文明 。 突厥斯坦的人民井没有被认为

是俄罗斯帝国的公民，他们也不适合服仄役 ..突厥斯坦人民保留着

他们自己根柄伊斯兰教教规制定的法律制度．而且也保 :w r 他们

自己当地的管押机构。俄国当局希节 (1突既斯坦保扑．个沁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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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社会形式．这 夕社会是出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占统治地

位的，而且也是排斥外部世界影响的社会。 他们尤其反对那些居

住在伏尔加河．与突厥斯坦人民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又有更

高文化的人与突厥斯坦人之间的交往，他们也反对腿袒人将奥伦

堡伊斯兰教协会的权限扩大到突厥斯坦的要求。 由于以上全部原

因，在突厥斯坦人民中间，民族意识的觉醒就要比俄国其他的突厥

人慢得多。

突厥斯坦属于绿洲地区，较之千哈萨克车原和吉尔吉斯山区，

突厥斯坦是不适合进行移民的。例如．上fl就最一般的标准来说，这

里可用千衣耕的土地也足缺乏的。 甚于这种少焦定居杆的进入，

也已经足以引起俄罗斯人 与父厥斯坦农村 I: 著居民之间的冲突

了。与此同时，俄国L人来到突厥斯坦．帮助建设铁路和创办纺织

工业。后来，突厥斯坦诸城巾很快就具了ff 殖民城市的特点，紧靠

着旧的“本地人“城钦，组成了现代的“欧洲人“居从区。

反对俄国殖民的斗争，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 --运动表

现出了宗教的特点。这种反对“异教”的“圣战”，有时旨在恢复原为5

来的浩罕汗国。圣战的领导人几乎总是来源于宗教背景，而且经

常出于泛神论神秘主义者阶层。而他们的追随者则来自农民和城

市手工业者。由千他们的斗争的自发性和无政府性，而且又没有

外界的支持，所以这些斗争总是轻易地就坡锁压了 。

最初的起义是 1885 年费尔干纳盆地的托钵倍汉图里的起义 ，

紧接若在 1891 年1-J纳曼 ：「地区的起义和 1M92 年塔什1以及浩罕

附近地区的起义. 1898 年 ， 日益增长(/., 不满 ， 导致了纳合廿班底

孜团的泛神论神秘 J 义行兄弟会组织的 次更人规筷的起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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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尚· 迈代利的起义。伊尚· 迈代利聚集r 1,000 多名战士 ． 官

布了一场圣战。起义者袭击了在安集延 (Andijan) 的俄国驻军。

但是在取得了最初的一些胜利之后，他们就被打败，而且遭到了严

厉的惩罚。

二十世纪初期，由于俄国当局的防范，阻止了进一步起义的倾

向。从此以后，反对俄国压迫的斗争就只有在改革的招牌下进行

了。

尽管有检查制度，改革思想和泛突厥思想还是在十九世纪末

进入了突厥斯坦。首先，这些思想的传播得力千伊斯迈勒·拜·

杰斯普里斯基和他的克里米亚的门徒的努力。自从 1905 年以后，

伏尔加河的秘粗人使改革运动活跃了起来，而最后到了 1908 年之

后，改革运动则处在了青年突厥党的影响之下。日本对俄国战争

的胜利，在俄国人与突厥斯坦人之间的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阶

段。俄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了，而突厥斯坦人的斗

争，则逐渐地转向了政治要求。在突厥斯坦，形成了一些秘密的和

半公开的社会组织，他们出版和传播了民族主义者的著作．而另

外的一些政治组织，如青年布哈拉党和青年希瓦党，则公开地投身

千革命活动之中。

1917 年的二月革命，给了突厥斯坦人民一个公开表述他们的

要求的机会。 1917 年 5 月，他们在突厥斯坦召开了伊斯兰教代表

大会，委任了第一届民族政府-- ---民族委员会。当十月革命爆发

邵时，民族委员会试图掌握政权，在浩罕成立了一个突厥斯坦的穆斯

林政府。但是他们的这种企图是短命的，浩罕政府既没有一个行

政官员骨干阶层可供自己使用，而且首要的是，也没有一支听命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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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罕政府，而且能够维持共有在的军队0 1918 年 1 月，塔什千的

俄罗斯苏维埃派遗了一支由俄罗斯工人组成的部队前去进攻浩

罕。 2 月 19 日，浩罕城被攻克井且遭到 了劫掠。

在突厥斯坦，塔什干的苏联共产党人高踞于本地的穆斯林之

上，对他们具有完全的支配作用，这形成了苏维埃政权最初两年的

一个特点。这时“白卫军”将突厥斯坦与苏联其它地区隔绝了，对

于反革命的敌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暴力的手段，但是苏维埃政权

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与反革命的敌人的斗争问题，他们

还要与穆斯林革命者划渚界限。根据塔什干苏维埃的一位领导人

的说法，“因为革命是俄罗斯人发起的，所以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

正是，也只能是他们。“在 1919 年底，从伏尔加河开来的一支红军

到达了中亚，红军领导人立即开始若手消灭希瓦(1919年 11 月 ）和

布哈拉汗国(1920 年 2 月）。这两个汗国变成了花剌子模和布哈

拉共和国。

尽管苏维埃政权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

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威胁，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的处境还很困难。

一方面它不得不与巴斯马切斯的游击队进行战斗一穆斯林游击

队战士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20,000 人，他们固守在布哈拉东部的山

区中（现在的塔吉克斯坦）。这是由农民发动的，也是更为普遍的，

既反对俄罗斯人也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到了 1925 年．

在技备精良的苏联军队的干预面前，这－运动开始衰落了。 一批

起义者躲人了阿富汗，但是那些被孤立的游击队，则 ·一．直在山区坚

持到了 1936 年。

另外一方面的危险，来自原来的那些改革者。在 1920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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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原来的改革者全部都加人了共产党。 这些人虽然成了共产主

207 义者，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民族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在一些年

里，他们在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中占据消支配地位。他们反对俄

罗斯人，而且想要建立“穆斯林“民族的共产 ·t.义以及包括突厥斯

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巴什基里亚 、祀粔斯坦等地在内的庞大

的突厥国家，这样，他们就接近了建立一个都兰语国家的目标，这

一目标是由同一时期的喀山的苏丹加列夫精心制定的。

1921 年以后，俄国人开始审供地从贡耍岗位上驱除本地的共

产党人。 尽管遭到了本地共产党人的反对，突厥斯坦还是在 1924

年被分割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几个民

族共和国。这儿个民族共和国的成立，结束r建立--个联合的突

厥国家的梦想。在 1930 年，终千开始了大规模清洗。这次清洗儿

乎不间断地持续到了 1938 年。在清洗过桯中，本地知识界的大部

分人都被消灭了．这些人在 1919 年之历曾经嘲讽过共产主义政

权。

然而，尽管主张独立者已被粉碎，突厥斯坦人民的自治愿望也

已经破灭，但是今天的中亚，还是苏联最后的突厥堡垒。因为中亚

地区地理结构的关系（沙漠和绿洲），俄国人在中亚的殖民还是很

薄弱的。据估计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占克斯坦的非穆斯外在1~59年

实际上低于 15%,土库曼斯坦的非穆斯林则少i" 20为。 4度曾经

是广袤的蒙古帝国·-部分的突厥斯坦，似于将来仍然会属J'突厥

诸民族。



第十五章俄国的征服及其

对突厥斯坦的管理

（至 1917 年）

在中亚西部（突厥斯坦） 诸国渐次衰落和分裂的同时，兴起了 208

俄罗斯大国。俄国政权的兴起，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预示了中亚

西部地区的命运。但是，在以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亦必儿

汗国为牺牲，掀起了最初的向前推进的浪潮之后，俄国人又集中全

力于另外的地区，这样就迫使他们对其东南边界地区采取了守势

战略。俄国人以奥伦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塞米巴

拉金斯克以及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为甚地，建立了一条从里海

到阿尔泰山的漫长的哥萨克殖民线，以阻止哈萨克人侵伏尔加河

地区和西西伯利亚。

但是这种防御政策从来没有使俄国人满意过。 虽然从十八世

纪三十年代起，哈萨克人就已经在名义上臣属于俄国，然而他们还

经常突破防御线，袭击定居居民。 而希瓦汗国这时也鼓励哈萨克

的起义，为起义首领提供避护，而且为俄国俘虏提供了~-定的市

场。 由干哈萨克人袭击商队，俄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仍然停留在

原来的水平上。

十介世纪 ．．卜什代，俄国人终千找到 r . 条更加稳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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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千消灭了中玉兹(1822 年）和小玉兹(1824 年）汗国，井且在俄国

的监督下建立了由诸苏丹统治的更小的帐落统一体．从而逐渐破

坏了哈萨克的独立。俄国在草原上建立了一些前哨基地：在奥伦

堡南部 ， 有科克切塔夫和卡尔卡拉林斯克 (1824 年）； 在塞米巴拉

金斯克南部，有科克佩克特(1820 年）和拜安奥尔(1826 年）以及在

亚历山大·冯·亨博饱特考察之后建立的谢尔吉奥波尔 ( 1831

砌年）。穆拉维耶夫使团和列格雷使团分别对希瓦(1820 年） 和布哈

拉(1820 年）的出访以及别尔格上校和埃奇瓦尔包的远征 (1825一

1826年），使俄国人得到了这一地区以外的有价值的情报。十九世

纪三十年代，俄国人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立了新亚历山大罗夫斯

克要塞。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保护贸易的要求和反对英国在阿富

汗影响的需要，导致了一次由彼罗夫斯基将军领导的，对希瓦的更

大规模的远征。这次冬季远征是在 1839 年发动的，战争的结果以

将近一千人丧命和远征队大部分运输工具的损失而告终。彼罗夫

斯基的失败突出地表明，俄国人需要更为深入草原的基地。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期间，俄国在奥伦堡南部建立了几个较小的要塞，它

们是图尔盖和伊尔吉兹 (1845 年）．阿特巴萨尔和乌卢塔夫斯克

(1846 年）。而设置在锡尔河河口的赖姆要塞（阿拉尔斯克，1847

年）则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意图。在东方，阿拉套山脚

下的科帕尔要塞的建立 (1847 年），则使俄国人得到了伊犁河北

部地区。

俄国人于是开始侵占那些据称属于浩罕汗国，但实际上却又

没有设防的土地。 1853 年，彼罗夫斯基领导俄国军队由阿拉尔斯

克溯锡尔河而上，建立了一号要塞（目扎林斯克），此后，他又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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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了浩罕的阿克麦肯特要塞（重新起名为彼罗夫斯克），这样，彼

罗夫斯基终于得以洗雪前耻。而在东方，俄国军队则占领了伊犁

河南部的地区，建立了现在叫做阿拉木图的韦尔内城 (1845 年）．

俄国政府的计划，是要将其在南部扩张的两块地区连接起来，

但是这一计划因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而被拖延了。紧

接着就开始了对已占领地区的巩固时期。哈萨克草原西部，在1859

年组成了以奥伦堡为首都的奥伦堡吉尔吉斯州 (Oblast)。而在草

原的东部，则成了以鄂木斯克为首府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州，塞米

巴拉金斯克州组建于 1854 年，以塞米巴拉金斯克城为首府。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61-1865年），棉花供给突然紧张了。为

了棉花供应的需要，俄国人重新开始了原来的军事行动。 1864年

5 月，切尔尼亚耶夫上校率领一支 2,600 人的部队从韦尔内出发， 210

维列夫金上校也带领 1,600 人从彼罗夫斯克出发了。 6 月 4 日，

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猛攻奥利阿塔城（现在的江布尔），他们仅仅

以 3 人负伤的代价就攻克了这座城市， iiii装备简陋、指挥无能而且

无纪律性的大约 1,500 名当地驻军，却蒙受了死亡 307 人，受伤

390 人的损失。维列夫金也儿乎同样轻易地攻克了突厥斯坦的城

市（牙昔）。此后，两支部队汇合，由切尔尼亚耶夫指挥。在围攻了四

天以后，奇姆肯特堡垒也在 9 月 22 日被攻克C 这里的本地驻军有

10,000 人，但其中大部分人都闻风而逃，俄国人仅仅损失了 2 人。

由于这次军事行动，俄国人占领了全部楚河河谷，而且用一条俄国

堡垒线封锁了哈萨克草原。

上述这些军事行动的新闻，在欧洲诸列强的首都，诗别是在大

不列颜引起了关注。大不列颠为他的印度领地担心。 1864 年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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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致诸列强的一封措词圆滑

的伯件，减轻了他们的这种忧虑。戈尔恰科夫宣称，俄国首脑的动

机很简单，他们只是要保证有一条有效的边界，也就是要有一条在

俄国人反抗边境掠夺的斗争中，能够得到保护的边界。所以俄罗

斯帝国只有推进到定居国家的边界才能够停止。俄国在这些地方

停下来之后，将修筑一条堡垒线来保护它的边界，使惯于掳掠的游

牧人知道，贸易比掠夺好，而且将赐干他们“西方文明”的恩典。

1865 年初，俄国人以这些新得到的地区组成了突厥斯坦州。

突厥斯坦州是由军事总督管辖的，军事总督兼理军事．行政本务，

向奥伦堡总督负责。切尔尼亚耶夫被任命为突厥斯坦军事总督。

俄国政府命令切尔尼亚耶夫不得再向前推进，但是他又主动攻下

了塔什干的浩罕城。 1865 年 4 月末，切尔尼亚耶夫攻克了位于奇

尔奇克河畔的尼亚兹别克要塞。奇尔奇克河她塔什千地区水利灌

溉的主要来源。两三天之后，切尔尼亚耶夫就以很小的损失，占领

了塔什干城。

为了抚慰英国，俄国政府召回了切尔尼亚耶夫，但是却给了他

崇高的荣誉。切尔尼亚耶夫的继任者是罗曼诺夫斯基将军，他继

续推行了切尔尼亚耶夫的计划。在第二年春天，罗曼诺夫斯基与

211 一支 3,600 人的/J、部队人侵了布哈拉的领土。在通往撒马尔罕途

中的伊尔扎尔，他们将差不多 40,000 的布哈拉人与哈萨克人的军

队从其固守的阵地上粉碎。此后，罗曼诺夫斯基溯锡尔河而上，进

人了浩罕的领土，力求在布哈拉与浩罕之间打进一个懊子。他没

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浩罕的瑙城堡。 5 月 24 日，经过炮击之后义

攻克了俱战提城。俄国人只损失了 5 人，而防御者则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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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人。这样，最终迫使汛乍汗一呼达雅尔汗向俄国屈服 T ,呼

达雅尔汗承认自已为沙皇的附庸，同意了俄国人的征服，答应俄

国贸易通过浩罕境内，并且支付赔款，以赔偿俄国由于攻打沿罕而

花费的费用。

有讲鱼表明，布哈拉的艾弥儿也倾向千谋求嫌和但是俄国政

府已经决定，要使 n 已处千这样一种地位，这一地位将使俄国将来

的行为没有受到怀疑的余地。现在被沙俄当局视为俄国南部当然

边界的，已经不是楚河或者锡尔河，而是阿姆河。 1866 年 8 月，由

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担任指挥，准备进行一次新的战役。克

雷扎诺夫斯基率领他的部队首先将兵锋指向乌拉秋别堡垒，井且

在 10 月 2 日攻克了这个堡垒。俄国入损失了 17 人，当地人则至

少有 2,000 人伤亡。几天之后，克雷扎诺夫斯基在 10 月 18 日占

领了吉扎克，在这里，俄国人损失了 6 人，当地人则损失了 6,000

人心

1867 年 7 月 11 日的一项帝因法令，宜布设立了突厥斯坦总

督区。突厥斯坦总督区以峪什干为中心，包括俄国自从 1847 年以

来在突厥斯坦地区得到的全部土地，他们将这一地区分成了锡尔

河州和七河州。先前在俄国占领的波兰土地上，即俄国西北地区

担任总督的冯· 考夫曼将军被委以突厥斯坦总督的新职。考夫曼

享有广泛的权力，他有权进行军事行动和外交谈判。 1867 年 11 月

初，考夫曼到达了塔什干，祚手进行他的复杂的工作。考夫曼在突

厥斯坦实行的组织模式，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近年来，“老突厥

斯坦人“将考夫曼任期内的十三年过分地夸大为黄佥时代，甚至英 212

国的寇松勋爵也不无勉强地称赞他“虽然伟大得有限，但是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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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也堪称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在考夫曼的统治下 字厥斯坦是仿照欧洲俄国的行政管理模

式组织的。除T最高职务以外．突厥斯坦地区几乎全部都是由文

职官员进行管理的。在经过一次人口调查之后，两个州被分成了

县 (uezd), 县又分为乡 (volosts), 每个乡由儿个游牧的“阿寅勒”

(auls, 父权家族团体，每个“阿寅勒“由 200 帐或者户组成）或者几

个定居居民的村落(kishlaks) 组成。 每个村庄和“阿寅勒“选出它

的长者和一个选民小组，再由选民小组帮助选出一位乡的首领，乡

首领是向俄国县长负责的。在司法方面，还继续保持粹习惯法

(Adut ) 与穆斯林教规 (Shari'a!) 的权力。只有当涉及到俄罗斯人

的诉讼案件以及比较重大的犯罪案件时．才在俄罗斯人的法庭上

审理 。 除了废除肉刑以外，俄国人的重大改革是选举原来由国家

首脑任命的法官。当地的税收制度也被加以改造，使它与俄国人

的习惯相适应，而且俄国人还实行了很有限的土地改革。 为了实

现改革的目标，俄国人作出了努力，研究难以负担的瓦克夫制度

（赠送给寺院和慈善机构托管的财产）以及复杂的水利法制度，虽

然就这方面来说，改革的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

考夫曼有意不去改变当地的习俗。虽然他对千当地妇女低下

的社会地位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很痛心，但是他宁肯实

轩一种清静无为的政策，而不去触动这些问题，以免引起当地人的

愤怒。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样作井不是不关心这些问

题。这种作法的理论根据是，通过好的榜样的影响而发生的渐进

的变化，要比实行高压政策好得多。为-实现这个目的，考夫曼反

对乌法的伊斯兰教机构要扩大其权力，以控制突厥斯坦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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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努力。由于害怕会引起穆斯林教徒的反抗，他甚至禁止俄

国东正教派遣传教士前往突厥斯坦地区，而且他也反对在塔什千

设立一个东正教主教区。

1868 年春天，考夫曼听说布哈拉艾弥儿带堵明显的敌意，正 213

在撒马尔罕集结他的部队，千是考夫曼人侵了布哈拉的领土。 5月

2 日，他攻克了撒马尔罕，此后，又攻下了乌尔古特和卡塔库尔千

城。一个月之后，考夫曼的部队于 6 月 2 日在卡塔库尔干城附近

的吉拉布拉克高地咬住了布哈拉的主力部队。虽然布哈拉人拥有

6,000 多名步兵， 15,000 名骑兵和十四门轻型火炮，形势对他们十

分有利，但是他们还是遭受T重创，落荒而逃。这次战役迫使布哈

拉艾弥儿向俄国人投降了。在 1868 年 6 月 18 日的条约中，规定

布哈拉割让撒马尔罕、卡塔库尔千，俱战提， 乌拉秋别以及吉扎克，

布哈拉还同意付出 500,000 卢布的赔款， 象在浩罕一样，布哈拉

欢迎俄国臣民自由地来布哈拉，井且在布哈拉的边境地区内贸易，

而对俄国货物则只征收微不足道的一点税收。那些被割让的土地

作为泽拉夫善区（即后来的撒马尔罕州）被井入了突厥斯坦总督辖

区。布哈拉的艾弥儿要求允许他退位，但是考夫曼认为，使布哈拉

有一个承认俄国霸权的统治者，对他们是有用的。所以俄国人不

仅巩固了艾弥儿作为布哈拉统治者的地位，甚至还帮助艾弥儿镇

压反对艾弥儿政权的起义。

接下来俄国人又得到了伊犁河上游的中国领土。 1862 年，在

准噶尔爆发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蔓延到了伊犁地区， 1864 年．

伊犁本地的末千人（汉问） 和塔兰奇人（中国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

人）联合起来，捏脱了清朝的统治。位 r-困尔扎的俄1日领事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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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呼楚的--个俄国工厂郘被摧毁，商业也被迫停止了，逃难者充

斥边界，进入了七河地区 。

与此同时，在 1853 年怜经领导保JJ阿克安肯特要塞，抵抗彼

罗大斯基的浩罕将军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发起了 ． ．场叛乱，他

驱逐了中国人，由自已建立了一个汗国。 这一新的地方政权的建

立，预示管中亚的力般均衔的破坏。阿克柏伯克对英国保持若友

好的关系，这引起了俄国人很大的惊恐行 如果阿古柏伯克将其统

治扩展到了淮噶尔，就可能会威胁与淮噶尔接壤的七河州。这样

将会导致英国影响大范围的扩大，而货因影响的扩大，则会对俄闲

的地位形成侧冀包围的形势，甚至最终将会威胁到欧洲俄国与西

lU 伯利亚之间的关系。 1 871 年 6 月，为了阻止这种形势的发展，结

束巫延的混乱状态，考夫曼命令俄国军队占领了伊犁河上游地区。

对千占领伊犁省 （中因人是这样称呼这一地区的）或固尔扎地区

（俄国人如是称）的行动，俄国人纯粹足作为-· ·种对国伤、舆论所关

注的临时事态来处理的。他们向中国人保证，只要中国人能够重

新控制喀什噶尔的叛乱堵省以及淮噶尔的共他地区，他们就从被

占领的地区撤走。俄国人可能是认为中国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阿古柏伯克在 1877 年与中国人的一次战斗中被击败，阿古

柏王国被粉碎了，中国入恢复了对喀什噶尔的统治。经过儿个 n

的外交谈判之后，俄国人虽然得到了粒款，割让了伊犁地区的．部

分，但是在 1883 年，他们最终还足放弃了对伊犁地区的控制。用

在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的话来说，“中国迫使俄国做r她以前从未

做过的事情－－吐出了她已经吞卜去的邻i+ .• 
但是在此期间，俄国人的注意力又转向 r更大的目杯，这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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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的第一个就是希瓦汗困。 十七世纪 i1l -'占拉尔哥萨克人发动的

三次远征、 171 7 年别科维奇 · 切尔卡斯),~公研的远征以及彼罗夫

斯基在 1839 年的远征．全部都遭到了希瓦汗国这- -宿敌的致命打

击。 1837 年初，当考夫曼提议使用军平行动来 --劳永逸地焙决希

瓦的问题时，这一建议很快就通过r 。 俄国人向英国政府保证，他

们打算仅仅采取一些惩罚性的扰施。

从军队规模和技术装备来乔． 夼瓦邯毫无胜利的希望。象以

往一样，希瓦甘要的凭借就是它优越们地埋形势。为了保证远征

的成功，也为了使将领们得到更多的荣蛋，俄国人制定了由几个方

向推进的计划。主要的一支部队从塔什干出发， 另外- . 支部队由

奥伦堡出发，还有一支从克拉斯诺沃茨克出发，苏闻支部队则由曼

格什拉克半岛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要寨出发。全部远征军 拥有

13,000 名士兵和 62 门大炮。远征军由考夫曼指挥， 劳夫 ~k.本人

跟随塔什千的这支部队同行。如[ri) 后来）沂证明的那样 ， 有一支小

部队就已经足够了，由千为共规校所累．塔什千的部队在到达阿

姆河(5 月 12 日）之前，好不容易才躲开 f 沙漠中的灾难。而克拉 215

斯诺沃茨克的部队则因备受炎热 与缺水的折磨，不得不返间了它

的基地。在这支部队中 ，有 <>0 人死f中暑，部队的辐重，包括大炮

也被丢弃了。与此相反，奥伦俊与曼格什拉克的两支部队却顺利

地到达了目的地。他们的炮火，很快就使对方七气沮丧。当考夫曼

的部队到达时(5 月 2~ 日）．这两支部队已经在准备进攻了。他们

仅仅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攻下了希瓦。 希瓦汗抢惶出逃，但他很

快又被考夫曼叫了问来，在俄国人的持导下统治奇凡。希瓦居民

也受到了优待，俄l司军队保持了严格的纪律。 在考大免的命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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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瓦汗宜布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取消奴隶制。在 8 月 12 日签定

的一项条约中，希瓦割让了阿姆河右岸的领土，同意付出赔款．放

弃与外国发展独立关系的权力，同意俄国入的居住权和免税贸易

权。英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最后也以俄国人承认阿富汗

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为条件，承认了俄国人的征服。

这样，三个主要的中亚国家都降为俄国的附庸，俄国的权力只

有在浩罕还不稳定。浩罕统治者呼达雅尔汗因为他的残暴、苛捐

杂税以及他与俄国人的关系，使他很不得人心。 1875 年 7 月，爆

发了一次反对呼达雅尔汗的起义，呼达雅尔汗不得不逃入俄国军

队寻求保护。起义者拥立呼达雅尔汗的长子纳遠剌丁为新汗。 8

月，起义蔓延到了已经被俄国占领的原来浩罕的领土上。起义者

将这次起义宜布为一场圣战，他们进人了俱战提，包围了城堡中的

俄国要塞。考夫曼火速赶到俱战提增援，此后，他又侵人了浩罕的

领土。 8 月 22 日，考夫曼向大约有 30,000 到 50,000 人的一支主

要起义武装力量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马赫拉姆要塞，而且击溃了这

支起义武装。当地人在要塞中留下了 90 具尸体，由斯科别列夫上

校率领的哥萨克人顺着锡尔河沿岸将这些逃亡者追击了儿公里，

杀死了 1,000 多人。俄国人只损失了 6 人。后来，考夫曼很轻易

地就再次攻克了浩罕城以及其他的城镇。 9 月 23 日，考夫曼在马

216 尔吉兰(Marginan)与纳速剌丁汗签定了一项和平条约。纳速剌丁

答应付给俄国 3,000,000 卢布的赔款，割让浩罕在锡尔河右岸的

全部土地，放弃履行外交关系或者在未经总督许可的情况下采取

军事行动的权力。但是，浩罕汗国的整个东部地区尚未征服。安

集延又爆发了起义．当特罗斯基少将企图猛攻安集延时，他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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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违到r打击，至少损失了 50 人 。 这时斯科别列夫已经成了少

将，斯科别列夫后来被仔命为指挥官，经过 一系列激烈战争之后，

起义首领在 1876 年 1 月被迫投降。俄国政府不愿恢复本地人的

统治，在 2 月 19 日将浩罕井为一个州，这个州就以古老的费尔千

纳命名。

俄国人已经在阿姆河以南，外里海地区取得了一个立 足点。

1869 年底， 斯托列托夫上校率领一支从高加索地区开来的部队，

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建立了一座要塞。克拉斯诺沃茨克附近地区作

为隶属千高加索总督的达吉斯坦州的一部分，被井入 f俄国 。 1873

年，克拉斯诺沃茨克成了对希瓦战争的基地之一，这时有更多的土

地被俄国人兼井。这些荒凉的地区对于俄国人来说，并不能取代

占有沿海据点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因为占有了沿海据点，将大大有

益于俄国与伊朗以及大不列颠的交往。不久，土库曼人的袭击，使

俄国人认识到必须采取对策，建立起内陆前哨。 1879 年，高加

索第一流部队的指挥官拉扎列 K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特克土

库曼人的不驯服的阿哈尔部落。拉扎列夫死于行军途中，但是他

的副手洛马金则逼近了这块绿洲。 1879 年 9 月 9 日，洛马金发现

几乎全部绿洲居民（大约有 20,000 人）都躲进了登吉尔捷佩（有时

以 Geok-Tepe 知名）山上堡垒的土墙后面。本来，使用大炮和火

箭投火器是可以攻下这座堡垒的。但是急功求利的洛马金却过早

地命令停止炮击，以便使骑兵能够通过猛攻来占领堡垒， 这样就

给了土库曼人一个机会，当俄国人冲锋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 217

抗，被迫溃败下来。俄国人遭受r在中亚所经历的最惨重的损失，

参战的俄国军队共有 3,024 人，其中有近 200 人丧生， 250 多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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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俄国政府深怕这次失败会动摇俄国人的威望，很快就命令刚

刚从俄土战争中载誉归来的斯科别列夫将军率军再次进行远征。

到了 1880 年 11 月初，斯科别列夫已经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和另外

的沿海据点集结了一支 11,000 人的部队。虽然这支部队已经开

始从克拉斯诺沃茨克修筑一条铁路，但是由于铁路没有能够及时

建成加以利用，就用了大约 20,000 头骆驼来运输。到 1880 年 ti

月下旬，斯科别列夫的军队到达了阿哈尔特克绿洲，井且包围了这

里的要塞。在这支部队的后面，大约有 7,100 人组成了供应线。防

御者如同以往一样，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斯科别列夫坚持不断

地炮击，而且使工兵在要塞的墙下布设了地雷。 1881 年 1 月 12

日，俄国人终千爆炸了他们的地雷，攻占了要塞。惊慌失措的守卫

者向另一面的大门外蜂拥而逃。胜利的俄国人穷追不舍，他们不

分男女老幼，将溃逃者全部砍死，追杀了几千人。在要塞中间，发

现了 6,500 具尸体。俄国人杀死了没有能够逃脱的全部男子，留

下了大约 5,000 名妇女和儿童，释放了 600 名伊朗奴隶。

登吉尔帖佩的剑子手粉碎了土库曼的反抗活动。特克人对俄

国人的势力信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成了沙皇的忠实臣民。几天之

后，库罗帕特金上校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喀哈以及其他的揆点。

1881 年 5 月 6 日，外里海地区被宜布为隶属于高加索总督之下的

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州。斯科别列夫被任命为新州的统治者。但

是，俄国人很快就调离了斯科别列夫，而由科马罗夫代替了斯科别

列夫。很明显，他们这样作是为f缓和英国人的意见．

1884 年 2 月 18 日，科马罗夫占领（重要的捷真绿洲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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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木鹿，5 月，他又攻克了撒剌哈夕要塞。 1885 年初，科马罗

夫的士兵攻占了通往赫拉特的道路上的祖菲凯尔关口，3 月，他们

与阿富汗人交战，并且拿下了库ti-I、 。 俄国人对印度的明显的威 211

胁，将大不列颠与俄国带向了危险的战争边缘。可是后来还是由

两个帝国的外交官员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

1887 年的俄国一阿富汗边界条约，确认了俄国的征服。

1891 年，俄国人又企图占领帕米尔高原，由此引起了俄国与

英国之间的另一场危机。这次危机在 1895 年 3 月的英一俄条

约中得到了和平觥决。根捉这个条约，派遣了一个委员会测量帕

米尔地区，而且划出了边界线。俄国人分开柏米尔地区的主张得

到了赞同，帕米尔高原的其他部分则交给了布哈拉的艾弥儿政

权。

帕米尔问题的解决，清楚地划出了整个边界地区的轮廓，从而

结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扩张运动。通过这次扩张活动，俄国人在

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一块相当于西欧面积的地区。他们

在人员方面付出的代价相对来说是很低的一一俄国人在战斗中仅

仅死亡了 800 人； 大多数的战役都只不过是一些战术演习而已。

而俄国人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得到的潜在的利益则是非常巨大的．

在俄国人的征服浪潮中，他们将欧洲的行政管理、经济技术以

及文化都带到了亚洲的心脏地区。出千健康和防卫的原因，俄国

人的居民点都建筑在本地城市的近旁，而不是建在这些城市之中，

这些居民点的样式都是精心设计的。根据考夫曼的命令，在塔什

于的俄国人居住区内，设计了笔直的林萌大道和堂皇的公共建筑。

考夫曼还设立了天文台、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报纸，而且他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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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对本地区的博物学以飞自然资源进行考察和研究。另外的一些

城镇也都仿效了这种模式。

俄国人要巩固他们夺取的地区，就必须进行移民。移民问题

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俄国官方的注尪。在突厥斯坦地区没有空裕的

土地，所以考夫曼和他的继任者们只允许来到突厥斯坦的俄国人

在城市里定居。在草原地区，谷业与畜牧业为移民提供了很大的

可能性，在这里，移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俄国政府最先依靠哥

萨克人，到 1867 年，他们在七河州的丘陵地区安置了将近 12,000

人。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太缓慢（。最初，为了防11: 1861 年

119 农奴解放以后的人口”有害移动”，俄国政府挂止衣民向这一地区

迁移，后来，衣民的迁移得到r默认。最后，当南俄土地紧缺以及

由此产生的压力日渐尖锐p,j-. 官方政策变成了公开鼓励移民。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政府修筑了西伯利亚铁路，计划部分地帮助

农民到达新的地区。 1896 年，又建立了移民局 (Percselenchc业oc

upravlenic), 由移民局寻找和准备合适的土地，以便帮助衣民定居

下来。在这种鼓励之下，成千上万想成为移民的人，每年都越过乌

拉尔山滚滚而来。 1908 年，移民达到了高峰，共数益已经达到

665,000 人，大部分移民都居住在哈萨克草原。

事实证明，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俄国人在征服中所实行的移民

政策，比他们所于的其他任何'!>情都为害更甚。由千渴望土地的

农民被允许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从而剥夺了哈萨克和吉尔吉

斯牧民，使他们陷人了贫困们境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人

停止了移民运动，但是流人的移民已经改变了许多地区的种族结

构和生活方式。在草原诸州和七河地区，种族均衡开始倾斜，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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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在人种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1911 年，乌拉尔斯克、图尔

盖、阿克莫林斯克以及塞米巴拉金斯克四个草原州的全部人口中

（大约为 3,834,000 入），有百分之四十(1,544,000人）是来自欧洲

俄国的移民。在七河地区，移民占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有204,000

人是俄罗斯人。

但是在突厥斯坦总督所辖的灌溉土地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这里， 1911 年的全部人口为 5,090,000, 其中俄罗斯人只占微不

足道的百分之四，即仅有 202,000 人。甚至就是在这个数字中，还

有 177,374 人属于城市居民，在全部突厥斯坦地区，剩下的仅有

25,000 人是俄罗斯农业居民。对于这种人口失去平衡的现象，俄

国当局不无忧虑地认为，俄罗斯人的成份在这里消失在了“本地人

的汪洋大海”之中。

虽然相对来说，突厥斯坦的俄罗斯人移民较少，但是，俄国人

的统治还是改变了当地的经济。自古以来，突厥斯坦地区就已经

种植了棉花，但是棉花质量低劣，生产及其运输方法也都处千原始

状态。 1883 年，在考夫曼事先进行了试验之后，俄国政府引进了

美国的高地品种 (Gossypium birsutum L.) 和加工棉花的美国机 22D

械。此后，棉花生产迅速上升，到 1914 年，俄国已经能够供应其工

业所需棉花的一半。 1888 年，中亚连结外界的第一条铁路－－畛外

里海铁路通到了撒马尔罕，使大规模的装运成为可能。低廉的运

费以及与之结合的保护关税，使得突厥斯坦的棉花生产可以与外

国棉花相互竞争。在 1899 年一 1905 年，俄国政府又修建了奥

伦堡一塔什干铁路，这样．来，突厥斯坦就可以从乌克兰和西西

伯利亚进日低价小麦，从而也就鼓励了当地人将更多的土地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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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棉花。突厥斯坦一西伯利亚铁路是在 1914 年之前开始动丁．

修建的，一宜到 1930 年才竣上。这条铁路将进一步推进突厥斯

坦地区的经济改革。但是这种单一作物经济的弊病，使当地的农

民日益陷人了负债和租赁的境地。

另外的衣业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规校上却受到了更

大的限制。俄国人作了将干果和新鲜水果由铁路集运到吹洲俄困

的试验。由千采用了现代的检验手段和实验方法，而且建立了实

验站，古老的丝绸工业也得到了改善。 葡萄种杭和酿酒在撒马尔

罕取得了成功。在塔什干附近种梢f煎糖。在草原地区引进了割

草机和另外的现代农业机械．井且进行了利用冷冻车运输肉食的

实验。

俄国人的统治，也使得基本的大规挨水利工程建设能够在中

亚进行儿个世纪之久。当考夫曼和他的继任者切尔尼亚耶夫灌溉

塔什于西南被称之为＂饥饿草原＂的地区的企图失败之后，在塔什

千地区过着流放生活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在一项较

小规模的工程上获得了成功。这一工程在 1900 年被井入了野心

勃勃的罗曼诺夫运河工程。罗曼诺夫运河工程的目的，是要灌溉

50,000 公顷的土地。在外里海州，木尔加布河上的一系列水坝．

为木鹿附近的 27,250 公顷土地提供了泄溉条件。其他更大规模

221 的工程都没有成为现实。 一个最典型的失败的例子，就是一宜最

为人们向往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土库曼斯坦主体运河工

程。这个工程计划要使阿姆河改归古代河床，再次流入里海。为

了利用阿姆河水灌溉卡拉库姆沙漠东部的大片地区，有几项工程

为一条运河服务，这条运河就是现代卡拉库姆运河的先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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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由移民局首脑，斯托雷平首相的得力助

手克里沃舍在 1912 年提出的一项整个突厥斯坦地区发展的建

议。克里沃合将经济与政治目的结合起来，极力主张兴建大规模

的水利工程，开发出一块相当千波兰面积的地区，这样就可以使俄

国棉花达到自给，同时也可以在这一地区移居 I ,500,000 农民，这

样就有助千俄罗斯人种在中亚达到优势地位。

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中亚的矿产资源就引起了俄国人的兴趣。

彼得大帝曾经派遣了大批远征军，前往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希瓦去

寻找谣传的金矿。在阿尔泰地区，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附近的

铅矿和银矿的开采，开始千 1784 年。后来，阿克莫林斯克州境内

的铅矿和银矿的开采工程，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卡拉干

达煤矿的开采，开始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斯帕斯基和更南部的

尤斯彭斯基的铜矿，也在数年之后开始开发。世界上蕴藏量最丰

富的杰兹卡兹甘的铜矿，在 1771 年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开始进行开采。在突厥斯坦地区，早在俄国人到来之

前很久，这里就以煤、铅、金．硫磺以及盐矿闻名。但是由千资本不

足，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以及缺少或者根本没有运输工具，所有

这些矿山的遭遇几乎都是相同的，没有．一座矿能够得到大规模的

开发，大多数甚至连动都没动。

就象同一时期其他的殖民政权一样，俄国人以人道主义为借

口，为他们占据中亚的行为辩护。他们认为，他们的扩张是一种文

明的使命。但是在这背后，实际上存在潜他们很少承认的谋求经

济与战略优势的考虑。然而，不管他们统治的目的是什么，俄国人

与其他的殖民政权一样，都是力求以某种方式将土著民族纳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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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的统治之下。俄国人已经多次面临这 ．问晒，由千数量上的优

势、相对的文化优势以及普遍缺乏法定权力或者甚至是心理的歧

视，所有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俄国人对其统治下的许多民族从种族

上以及文化上进行同化。但是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争夺，

结束了早期那种比较轻松的同化方式。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俄国

人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便使异族臣民与俄国政权形成一种更为密

切的关系，他们向异族臣民灌输与俄国保持 一致和忠诚的思想，教

给他们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如果可能的话，就使他们改信东正

教。

由于哈萨克人原始的生活方式和地理位置，还有他们的不完

善的伊斯兰教习俗，所以他们似乎特别适合于俄国文化的渗透。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东方学家、民族主义者伊尔明斯基就拟定

了在哈萨克的“阿寅勒“创办学校的计划，伊尔明斯基的计划后来

得到了他的学生伊不拉欣 (lbray)• 艾勒廷萨林的帮助。 他们用

哈萨克语讲授俄语课程。学生可以从“阿寅勒“学校升入乡学校或

者“俄罗斯一吉尔吉斯“学校，每个学程为两年。此后，学生就可

以进入俄国城市学校，到奥伦堡吉尔吉斯师范学院或者另外的高

等学校学习。

由于哈萨克学校的发展依赖千当地行政官员的兴趣以及学校

所能得到的基金，所以学校的发展速度缓慢，而且也不平衡。在图

尔盖州，为发展教育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艾勒廷萨林从 1879 年到

1889年他去世时为止，在与他具有相同思想的俄国官员的领导下，

一直担任图尔盖州的学校监察员；在另外的一些州里，却几乎什么

事都没做。每年最多有 2,000 名哈萨克人在这些学校中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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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钉超出小学水平。

在突厥斯坦的定居土著居民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困难得多。

这些民族已经有了一个教育体系。十九世纪末，在突厥斯坦有

5,000所伊斯兰小学和 400 所伊斯兰教神学院，总共大约有75,000

名学生。考夫曼认为这些学校是反对俄国利益的，但是他井没有

试图去取消这些学校，而是有意采取了他对突厥斯坦其他的伊斯 223

兰教机构实行的政策相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 他认为如果取消了

国家的支持，并且进而结束高级穆斯林半校原来充斥公共机关的

支配地位，就将会削弱这些学校，使它们陷千废置不用的境地或者

促使它们经历激烈的变化。为了填补他所期待的，因当地学校的

衰落而留下的空白，考夫曼鼓励发展一种为俄罗斯儿童和本地儿

意开设的两种语言的学校。第一所学校于 1884 年创办，到 1915

年，在全部突厥斯坦地区已经有 90 多所这种学校，其中在锡尔河

州有 65 所学校，3,410 名学生。甚至锡尔河州的数字，也仅仅只

能代表本地儿童的百分之二．与此相比较，这时在锡尔河州的

10,000 名俄罗斯学龄儿童中，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五多的儿童接受

了小学教育。而本地儿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就更少了。在

1879-1904 年的二十五年间，在塔什干师范学院完成学业的

415 名学生中，只有 65 人是本地人，而在他们中间只有 11 人是乌

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乾袒人，另外 54 人是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

人。虽然从资料来看，这些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这一小部分

利用俄国人为本地人提供的便利条件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形成

了本地知识界的开端。

我们可以将突厥斯坦知识界的形成．看成是长期寻求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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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结果，而俄国人的目的也正是在于这种“接近＂，但是知识界

的形成，同时也预示着当地人民对俄国统治的更为有利的反抗。因

为与俄国人不时所宜称的相反，当地人并不是铎松愉快地就接受

了俄国人的统治。正如俄国征服史以及那些微弱的反抗火花的扑

灭－一一例如 1898 年安集延(Andijan) 的三天起义一一所证明的那

样，积极的反抗是毫无希望的。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免除了当地居

民的兵役。他们认为，唤起当地居民的尚武情绪，教给他们欧洲的

军事组织以及对现代武器的使用，这些都是不安全的。 俄国人，，，

想要难以控制的本地人的正规军。

对千本地居民来说，一般都存在着被征服与现代化之间的自

Z24 相矛盾的选择。现代化使他们能够对付入侵者，但是因此得改变

他们自己，放弃他们正在保卫的那种生活方式。而对千俄国人来

说，他们正在传播的手段，可能最终将会导致他们在这一地区统治

的结束。

到十九世纪末期，在另外那些生活在异教统治下的伊斯兰民

族中间，日益动荡的新潮流方兴未艾，接受了新潮流影响的中亚人

越来越认识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发展的同时，他们却落在了后

面。千是一些中亚穆斯林就成了“新主义• (Jadidism) 的追随者。

这种新的教育方法，是由杰出的克里米亚柲胆伊斯迈勒·拜·杰

斯普里斯基开创的。他的纲领在中亚得到了少数，思想家的欢迎，

这些思想家开始对改良主义者的主张抱有希望。 1901 年，在塔tt

千开办了第一所“新"(Jadid)学校，尽管有政府的监督和保守的穆

斯林的反对，其它学校还是纷纷起而仿效 日俄战争和 1905 年革

命，给了中亚本地的改革运动以更大的推动。在第一、二届国家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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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中亚代表也坐在了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代表中间，虽然事实证

明，实际的政治代表制是短命的，但是，改革在穆斯林文化生活的

范围之内发展了起来。到 1914 年，中亚地区有一百多所“新“学

校。本地的报纸也出现了。在奥伦1凡几位哈萨克知识分子致力

于创办哈萨克报纸， 1912 年诞生了哈萨克报。哈萨克报批评俄国

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评击俄国殖民主义者对哈萨克人的迁移。报

纸还攻击了主张泛伊斯兰主义的保守团体，极力主张吉尔吉斯人

和哈萨克人服兵役，要求创办更多的学校，主张由游牧生活向定居

生活过渡。最初，哈萨克报的注意力菜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后来

也逐渐转向了政治问题J丿面一一虽然他们跟随的是俄国自由党人

采取的路线。

当地民族自觉的趋势将向何处发展，俄国人对突厥斯坦地区

的占领，是否会加紧这一地区的附加经济的发展，加剧文化渗透和

殖民化的进程，这些都是尚属猜测中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新思想

的传播以及 1905 年炉革命动乱，都预示巷变革的到来，随着第一 22S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旧制度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了。俄国中亚也

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前十年的许多理想和价值都被登千一旁

或者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 许多思潮都被窒息或歪曲。人们很快

就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税收加篮了 ， 通货膨胀也发生了。当地

人的帐篷、车辆和家畜都被征用，俄团移民的来福枪也被征集起

来，以供应前方的部队。移民的浪潮停止了，但是代替移民的必大

怔来自战场的硫散者的到米。疏散者中有许多人都死子流行病。

随诸 1914 年 9 月俄国在加利西亚的胜利．大约｛寸i 225,000 名奥匈

帝国的战俘披送往草原和突厥 ＇印坦的织中，；；； ．在凶际红十字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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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设法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迁移到西伯利亚集中齿之前，

大约有 40,000 名战俘死千疾病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

到 1916 年，军事形势的恶化和人力缺乏的状况日益严重 ， 使

俄国政府对长期以来本地居民不服兵役的规定进行了认真考虑。

0 月颁布的一项帝国法令，命令中亚西伯利亚以及高加索部分地

区的男性公民，在战斗部队的后方建筑防御工事和交通线。由于

这是一个绝望的设想，而且没有经过适当地解释就草率地予以实

施，结果动员法令引起了一场造反和叛乱的浪溯。 在七河地区，哈

萨克和吉尔吉斯部落成员杀了 3,000 多俄罗斯农民。追地烽起的

起义形势使俄国人近乎惊慌失措，他们回过头来大肆杀戮，估计有

多达 200,000 的本地居民死于这场报复中。其他许多人一一估计

约有 200,000 人一则逃离边界，进入了中国中亚。

为了处理这种形势，作为一名老军人和突厥斯坦的行政官员，

库罗帕特金将军被派往突厥斯坦担任总督职务。他为了保护移民

和本地居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从而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和平。

此后，在 1917 年 2 月，沙皇退位。苏维埃儿乎立即就在突厥斯坦

226 的全部城镇中建立了起来，井且开始扰乱俄国政府的代理人。 • 

个吵吵嚷嚷的左派，要求进行更为彻底的革命。 他们要求的革命，

带来的将不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府 ， 而是由 “劳工“统治的政

府。作为合法的政府首脑，库罗帕特金力图保持他的控制。但是

在四个屋期之后，他就被苏维埃逮捕，送回了彼得格勒。后来，如

同俄国其他地区一样，临时政府的机构逐渐失去了权利。布尔什维

克最终控制了苏维埃， 10 月 31 日，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克了塔什

于。到 1917 年底，新政权控制了全部突厥斯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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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希腊人> (W. W. Tam,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561 。)

一书中列举了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主要的记载。巴托尔德«瘦古人侵时代的突

厥斯坦•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I一

37。)一书中，讨论T早期的穆斯林史料。另外请参见下列著作．

Bacot, J., Thomas, F. W., and To屯纽int, C., (巴考、托马斯和杜散），
Docume叩 de Touen-Houang relatifs~I'histoire du Tibet (, 敦
煌文书中的吐蕃史料>), Paris, 1946。

Beal, S. (比尔），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份徒西域

记>), London, 1884。

Chavannes, E. (沙院），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es) occiden­
taux (<西突厥史料>), Paris, 1900。

一'Le> Pays d'Occident d'apr的 le Heou Han Chou'(<后汉书注斗

TP, 妇. ii, VIII, 1907. 
Dubs, H. H. (达布斯）， The History of the Fo,me, Han Dynasty by 

Pan Ku (<班固｀汉书»), 3 vols., Baltimo,e, 1938一ss.

Frye, R. N. (弗赖伊）， The History of Bukhara ( <布哈拉史>), 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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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dge, Mass., 1954, 
Giles, H. A. (翟理思） The travels of Fa-Hsien (<法显游记>), Cam• 

bridge, 1923。

Hirth, F. (赫斯） , 'The story of Chang-Kien, China's P;oneer in 
Western As;a 比张存事迹•)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17 , 89一 152,

Hitti, F. K. and Murgotten, F. C. (希提和默戈廷）， The On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家的起源斗 New York, 1916-24。

Uu Mau-Tsai (刘茂才）， Die chinesi叱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 (T'u Kile) (<东突厥史料•!, 2 vols., Wiesbaden, 
1958。

Miller, R. A. (米勒）， Accoun!" of the Western Nations ;n the his­
tory of the Northern C~ou dynasty (<北周史上之西方市民族考释•).
Berkeley, Calif., 1959。

M;nor欢y, V. (米诺尔斯基）， Hudud al-'Alam ( C世界境域志•), Lon­
don, 1937。

Thom邸， F. W. (托马斯） ， ．兀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nese 
Turkistan'(<关千新疆的吐蕃文书>) , JRAS, 1930。

Watson, B. (沃森），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中国

史学名著•), 2vols., New York, 1961 口

Watters, T . (沃特斯），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 D . 
629-645 (<玄奖传•), 2vols. , New York, 1961 , 

Wylie, A. (怀利），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西域考释斗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rute, 1881 and 1882, 

原始资料 l! 考古材料

Ahr叩s, D. (阿伦斯）， Die ram心,he grundlagen dor Gandharaknnst 
(c健陀罗艺术的罗马基础,), Munster, 1961 。

AndrOIJI嘈， F. H. (安德鲁斯）， Wall 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中亚古代寺庙壁画>), London, 1948 。

Bussagli, M. (巴萨格利）， Central Asia Painting ( <中亚绘画>) , Gene­
va, 19610 

Curiel, R . and Fussman, G. (柯利尔和福斯曼）， 'Le Tresor monetaire 
de Quoduz'(, 昆杜兹的钱币宝藏,) , MDAFA, XX, Paris, 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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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ton, O. M. (多尔顿）， Tho Tncasure of the Oxus (<阿妯河宝藏斗
3rd cdn., London, 1964。

Deyo如， Ii. (代迪埃）， Contribution 也 l'e1udc de l'art de Gaodhara 
(<健陀罗艺术研究,) , Paris, 1956, 

Fouc忘• A. (福舍）， L'an IP'七o-bouddhiquc de Gandhara (<健陀罗

的希腊一佛教艺术>), 2 vols., Paris, 1905一22。

-La vieil!e route de I'lode de 压tres a Ta.ila (<缚喝到呾叉始罗
的印度古道>), MDAFA, I, 2 vols., Paris, 1942一7,

Gray, B. (格雷）， Buddhist cave Paintin炉 at Tun Huang (<敦煌于佛
洞壁I中）， London, 1959, 

H贮kin, J. (哈金）， Nouvelle, recherches arch的!6giques a Begram 
(1939一 1940)(<贝格拉姆考古新研究>), MDAFA, XI, 2 voM., Pa­
由， 19又．

Jnghol t, Ii. and Lyons I. (英戈尔特和莱昂斯）， Gaodharan Art in Pa• 
kistln (<巴基斯坦的健陀罗艺术>), New York, 1957, 

Le Coq. A. von (勒柯克）， Chotscho (<高配 I, Berlin, 1913, 
-Die Buddb沁lsche Spiitantike in Mittelasicn (<晚期中亚佛教>)'6

vols., Berlin, 1922一4,

一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东突厥斯坦的希腊遣距），

Berlin, 1926。（英译本为«新疆埋藏的宝藏>,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e Turkes血， London, 1928 。 )

Maricq, A. and Wiet, G. (马里克和威特）， Le Minaret de Diam (<杰
姆的清真寺>), MDAFA, XVI, Paris, 1959, 

Marshall, J. (马歇尔）， Taxila ( <呾叉始罗斗 3 vols .• Cambridge, 心1 。

Mon沪t, A. (肇盖特），心chacology in the USSR (<苏联考古学习，

London, 1959, 

Pelliot, P. (伯希和），丘• grottes de To心n-houang (<敦熄石窟习， Pa,
ris, 1922一4,

Stein, N. A. (斯坦因）， Ancient Kbotan (<古代和田>), O.ford, 1907 。

一Ruins of o-t of Cathay ( <中国荒漠业址>), 2 vols., London, 
1912, 

-Serindia (<西域> ), Oxford, 192 I 。

一Innermost Asia (<腹地亚洲吵 ， Oxford, 1928。

一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釭ks ( < 古代中亚遗迹>), 切ndon,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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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stov, S. P . (托尔斯托夫） , Auf den Spurcn der altchorcsmisc加

Kultur (c古代花剌子模的遗迹>), Berlin,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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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iel, R. and Schlumberger, D. (柯利尔和斯伦贝格）， Tr妇ors mon七

taires d'A~ 吐anistan (• 阿富汗的钱币宝藏,), MDAFA, XIV, Par访，
1953, 

Gardner, P. (加德纳）， Catalogue of Indian coins in the British Mu­
,eurn: Greek and Scythic Kin护 of Bactria and India ( c大英博物

馆藏印度钱币目录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斯基泰诸王> , London, 
1885, 

Ghirshman, R. (科什曼），巨s Chionites-Hephthali忙. ( • 匈尼特一唳

咕,), MDAFA, XIII, Cairo, 1948。

Herzfeld, E. E. (赫兹斐尔德）， Kushano-Sasanian coin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XXXVID) ( , 贵霜一萨瘤钱
币,) , Calcutta. 1930。

Sourdel, D. (索代尔）， lnventaire des rnonnaies rnusulma吐s ancienn"' 
du Mu志 de Caboul (, 喀布尔博物馆藏古代棒斯林钱币目录>), Da­
ma沁us, 1953, 

Whitehead, R. B. l怀特黑德）， Catalogue of the coins in the Pu咄b

Mu妃um, Lahore, vol. I, lndo-Greek coins ( <旁遮普博物馆藏钱币

目录＞第一卷«印度一希腊钱币>), Oxford, 1914. 

研究论著

Altheim, P . (阿尔泰姆）， Weltgeschichte Asiens in griechischeo Zeital­
t石(<希腊化时期亚洲在世界史上的意义>) ,2 vols., Tiibingen, 1947一
8, 

Bacot, J. (巴考）， 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Tibet (• 西藏历史导
论习 ， Pnris, 1962. 

Barthold, W. (巴托尔德），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lnvnsioo 
(<嗖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 2nd edn ., London, 1958, 

Bataille, G. (巴泰莱）， 'Notes sur le numisrnntique des Koushan, et 

des Koushan-Shahs sassanides' (, 贵霜与萨珊一贵霜王钱币考习，
础hu,e,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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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 143,145,148, 149-52, 169 

Chaghatai Tu,kish (察合 台突厥文），

156,162, 171, I以
O, .. bri Beg (Seljuqid) (察克里（白克

（塞尔柱王朝 ；）， 15 
Chaman Hu,u,i (在门赫兹，Rl, 立

-l 
0,andrJgupta <旃陀岁哀多）， 30,31 
a,• 釭骂印（长安）' 80 

Ch'a咄-0,un <长春亢人） , Ill 
Cba沁 (C'hin血hanid) (集八尔（成

吉思汗帝国））， 131 
Cha 『jui (壳尔朱）， 6一7,179

Chemiaev, General M. O. (切尔尼

亚耶夫将军） , 203,209一10,220

Chi'en-Han Shu (<前汉书>), 39 
Ch'ien-lung, Emperor (乾隆皇寄），

17,138 
Chimkant (夺姆肯特） • 71,146, 185, 
勿3,210

China (中 国） ， 1,2,3,6,8,9, 10. 12, 
13, 16一18,认，25,38-9, 44, 47--S-J. 
邱sim. SS, 59,60,86,87,91,93, 94, 
105,106.107 ,127,147-S, 173, 201, 
213-14 

Chin Dynasty (秦饷）， 38 
Chigi7. Khan (成打思汗）， 9,12, 17, 

77 ,83,85一9,91一102,104,105, 107 , 
108,110, lll, 114, 119,124, 127, I 戏，

129,141 . 143, 150,151.152, 156, 162, 
164, TarikhH Jahcn GushO (<世

界征服齐史＞）， 也

Chigizkhanids (成吉思汗害国）， 15, 
102, IOJ , 104,106,115,118, 124, 127·--
39,152,175 

Chionites (匈尼特）， 38,53--4,55, S6 
Chirchik (奇尔奇克）， 210 
Chi尥r Tengiz, L. (切尔卡尔一田吉兹
湖），图8 , 10

Chorasmia (花剌子模 .llj!骥攒）， 22, 
23 ,27 ,65 (see Khwa razm) (见“花剌
干摸")

Chorasmians (花刺千忱人）， 24 
Chonna•hun Noyan (携里蛮那颜），

IOI, 102 
Cho,os (绰罗斯） ， 144 
Christianity (基廿教） . 43,44,46 , 60, 

b2, 128. 168, 188 ,190.222 
Chu, R. (楚河，即碎叶川，吹河） , 1112, 

9 

Chu.ucl,ak (楚呼楚）， 213 
Chu屯·hslaog (中兴府），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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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panids (绰班朝）， 113 
Cigil <处月） , 74 
Cimmerians (辛梅里安人） • 19 
Clavigo (克拉纽约）， ISl,ISJ 
Coenus (科努斯） ， 及

Columella (克卢弥拉）， 24 
Commun~lS and Communism (共产

主义者与共产主义人 192, 196一7,

如， 206 --7

Cosmas lndicopleustes (科马斯．英狄

科普沈斯特）， 32 
Cossacks <哥萨克人）， 189,194, 198, 

201,208 ,214. ?.IS ,218 
Crate, 心 （克兰持仓)Oj) , 动

Crimea (克 !JI. ·米亚）， 120 , 121, 124, 
125.168, 192-202,20S, Khanate (克
里米亚汗国）， 144, 187, 188, 192, 
19S, Soviet Republic (克里米亚苏
维埃共和国）， 196-7 

Clesiphon (泰西封）， 47,52 
Cumas < )f 处人） ， 114 
Cumul (处密人）， 74 
Cyaxa心 （基亚克萨里斯） • 19 
Cyrenaica (旮兰尼伽） , 23 
Cy,opolis (Iii 七士城） • 20 
Cy,us lile G,cal (居今士大帝） • 20 
Cyrus lhc Younge, (计年居谷士）．

24 

Dadarshi (达达尔什）， 21 
Dadicae (达迪·卡伊）， 立

Dagheslan (心古斯坦）， 203,216 
Damghan (达嫣1t), ISS 
Dandaqan, Baille of (丹丹坎之战）．

1S 
Daniel of Gal心（加利奇）， 117 
Daniyal Bey (Mangil) (答尼牙尔匐

［漓吉惕朝]), I叩

[)a, al-Islam <伊斯兰世界） , 139, 170 

Dadus the G«al (大泣士大帝） ， 21, 

'22,23,24, 乃

Dadus Ill (大流士三世）， 26,27,29 
Dash曰 Qipcha, (饮右萃跃） ， 114, 

115.117 .120. 123. 127, Ill 
Datov, S,ym (渐臣木达秃夫） • 198 
Dawlatshah ( fl! 剌沙）， 155 
Day, al -'A.qui. Battle of' (代尔阿古

勒之战） • 70 
Delh; (也甩） • 15,77,132. 152, 155. 

160.1邸 ， 178. 179, Sullanale (德呈苏
丹政权） • 134,151. 图 7

Demetdus I and II (馅米特里... 世与

二世） • 33一4.35

DengB•Te忱（登吉尔捷佩），216一17

Devkt Giray (杰夫列拧· 吉列亦），

125.188 
Dikaios ( 狄屯奥斯） • 37 
Diodotus (伙fl 多包） • 32一3

Diva引心（歹伐思帝）， 66 
Diw•n lughat al•Turk (<突厥语大调

典>). 73 
Dmitd Donskoi (底米特里· 顿斯科

伊 ） ， 122

Drangiano (包兰吉亚那）， 22,23, 
24,27.2• 人 30,40.4 1

Dualdat family (秃忽剌家族）， 133, 
135 

Dungan, (东于人） ，4,9,213

Dura-T;mu, (Chagbata;J (笃来帖木儿
［察合台汗国、）， 132 

Durrani, (笃来尼人）， 181 

Fcbatana (艾克巴特那）， 27,33 
Eljig心 (Chaghatai) (癌只，甘台义京合

台汗国 'l. 132 
l'ltcdsh (战跌利旌）， 59 
l .p,, lhalilcs (啾牡）， " 
I、en- Buqa (C匝ghet山） （也先不花

戏介 台 lf li•), U2. 134. i41, 14• 
L,cn. Escnta;j; (也先，也先台吉）．

141 

氐et Kotibamv (也赛· 科率巴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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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Eucralidcs ! (欧克拉岱饬斯． 世），

34,35,37 
Fucralides II Sotec (欧克拉提沾斯：：：

世柔特） ， 34 
Eudamus (欧馅摩斯） • 2~ 
Eumenes of Cardi• (欧迈尼斯） • 30 
Eulhydemus I and II (欧西撼莫斯－

世与二世） • 33,34,35,38 

Fa'iq (法伊格）， 73 
Forda,han (法尔达·1t). 71 
Fo屯hana (费尔干纳．即拔汗那） • 3,6, 

39.66, 149. 156,157, 175, 176, 185, 
1泌,205

Fath'Ali Shah Cit; 塔赫 · Jil!I!沙）．

飞 1

f"irdausi (费尔过西） • 55 
f iruzkuh (菲鲁兹库赫）， 76 
Firuz I Kushanshah (电拈斯－．世贲芯

王） ， 51

Firuz II Kushan,hoh (卑路斯二世贵

霜王）， 51,52,SS一6

Fir立 Shah (卑路斯王）

Frnda (弗兰达）， 21 
Fravartish (弗拉瓦尔蒂什）， 21 
Foshanj C富山集） ， 166 

Galdan (Khunotay』,) (噶尔片a洪台
吉））， 137,138 145,149 

Galdan·Tseren (屯尔丹策零）， 138 
Gandara c位达穸）， 22.?A 
, :landhara (健陀罗） , 33,41.47, 49一

SO, 51; Dharmapada (<.). 句经习 ，

44 
Gardi, (加德兹）， 36.37,57,69, 九
Gauhar Shah (孔挠尔沙） • 154,155 
Gaumata (高马塔） • et 
Gedrosia (Boh-,histonl (占 t,罗西亚

，·俾路支） • 20, JO 

Geok·Tcpe ( 让奥克 ．仁 佩）． 万>1.216

Geor<i• (恪今吉亚．即谷儿只）， 102

119, IS~ 
Ghajdiv,.o, Baille of (迦只迪万战
役） , 159-60, 163 

Gharchi$1an (加否斯坦） , 73 
Gha,a (Chingizkhenid) (合赞汗［成吉

思汗帝国）， 109,112, Ill , 119,121 
Gha,navid Dynasty (哥疾宁王朝），

7.l--6 

Gha,ni (加兹兄．即纣忑茄． 哥疾宁）．
71 , 72 , 74- 7.96. 128, 131,1114 

Ghil,ais (占尔扎伊人）， 57- 8, 167 
Ghiyas al·Oin Muhar.1mad (Ghurid) 

<:'i 亚斯T · 丹哈默也廓尔曹)), 76 , 
77 

Gh盯 （廓尔） • 73 .75-6 
Ghurid Oyn•sty (廓尔王朝）， 15一7
Ghu八 ,¼,:,斯）， 74

Gohi desert (戈双沙漠） ， ),4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 , 8, 100, 

1!)9, 112 . 116一24,140,150,151, 152, 
168, 飞7

Gondophace; (戈多让且斯）， 4) 
Gorchakov. Pri心 （戈尔恰科夫公

4i), 210 
Gmmba心凶0坎巴提）， 只

Gugc (占恪 ） ， 以，85

Gupi. Empfrc (宽多帝国）， % 
Gu.-gan (戈尔计）， 16.113, ISS, Pl· 

ain (戈尔甘平原） ， 知 river (戈尔
甘河）， I以

<'urii Mgr . (占里主敦）， 188 
Giiyilk (Chigi,khanidl l贵由 ［成吉思

计帝印） ， 100, 102, 103, 109, 115, 
m 

Gyantsc (江 孜）， 78 

H•b心h'Amid (哈巴 失 · 阿速的） ， 1 29
al·H心aj C哈贾 吉）， 65,66 
Hamad,•.n (哈马丹） • 7,63 

Ham i c哈密） ， 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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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互 b. Abdullah (哈姆宰· 本· 阿

不郬拉） ， 68,69 
Hamza b. Atrak (哈 姆字，木· 艾忤

拉克） ， 68.69 
Han贮how (杭州，即杭州路），图 1

Haqq Nam Khan (哈克· 纳咱尔

汗）， 143,t心

Hariti, Goddcs (诃利帝以，女神）， 47 
Harun al-Rashid (诃伦· 拉希~-> ,

69 
al-Hasan b. Zayd (哈恳· 本· 拿伦） ．

70 
Hasan-i Rumlu (哈散尼· 行木1\1),

163-4 
H呻im b. Hakim (哈希姆· 本· 冷

丛妇） • 68 
Hazaras (哈札剌人）， ss. 177 
Hazrat-i Afaq (哈司剌· 阿让克＼．

137 
H釭rat-i Makhtum- i 心m (哈司剌

马黑杜米. Jt扎木), 137,139 
Helioclcs (汝里奥克求斯\. 3-1.36. 42 
Heliocles II (海里央克来斯二世）．

36,37 
Heliodorus (海觅臭多行斯）， 36 
Hephthalites (cphthalites) (吠飞 ．

＄从55-56,51 ,58.59

He邧（赫拉特．叩也平，哈烈）， 4, 5, 
7 ,40,42,52,63 ,64, 70. 75 , 76.17 , ••• 
113,151-9 严im, 162--7 passim, 
171,172, ISO 

Hera心（汛剌思） • 42 
H石mac瓜（赫尔安乌斯）， 37 
Hccodotus (希罗多德）， 19-20,'"· 

23,25,26 
Hindu Kush ra或e (兴都J!l< lt 山 11< . up

大雪山）， 2,3,7,27,10.33, 35, 4', 
43,44,49.128, 160,166 , 176 

Hindushah叩 Dynasty (印度敦沙吊

亚王朝） ， 71,73 
Hi沁., (希撒 尔）， 159 

Historia Augusta (<奥古斯塔史>),

52 
Histo,ia M ,、ngolornm (<2 ,,, 历史>J.

!OJ 
Hordu (Chi, 屯i,khanid) (帖儿答（成古

思汗帝~n. 122 
Hom>izd I Kushanshah (忍仵密斯

一世贲付王） • 51 , II (ti, 令密斯二
世）， 52 , Ill (怎鲁密斯三世） ， 55 

Hou- Han shu (<后汉书>), 43 
Hsien-Pi (鲜卑） , 39.H.SS 
Hsi•Hsin (西夏） , 83,90,93.96,98 
Hsiung个Nu (Huns) (匈奴C匈人））， 26,

38- 9,4) ,53 
Hillegil (诅烈兀） ， 101,10), 104,118, 

122 
Humayun (胡马雍） ， 160 
Hunas (匈奴人）， 56-7 
Hu压 （匈人）， 54-5,56 (See Hsiung 

•Nu) (见“句奴") , language I匈奴

语）， 5 7

Hu立yo Bayqara. Sul\an (Timurid) 
（胡赛 1凡 · 拜卡剌苏丹帖木儿帝国）），

155- 6, 157, 171 
Husayo Bes (胡赛因伯克） , 182 
Husein Seit (忽午．赛持）， 188 
Huvishka (护毗色包）， 46 ,47 ,48 
Hydarnes (希达尼斯） , 24 
Hy亢ania (~ 尔卡尼亚） ， 21,23,31,33,

图 3

H究tas沁（维什塔斯帕）， 21 ,24 

Jarosla, ,>f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

117 
lbak (S如, Khan) (,\巴．｀ ［亦必儿

汗飞 ， 141 
lbn Battuta ( 伊 i- · 拔团站， . 8, 117, 

120, \!I, 127- ·• 
Tbragimov. Yeti (韦利· 伊布拉吉莫

夫）， 197

lbrah,m a l • Qa邓， （依布拉辛，高锡） ，



索引 33S 

70 
ldlku (也迪古）， 123,124 
ldiqu1 ( 亦桏护） , 62 
l•hrao (介开罗克）， 74 
llba亢 Khan (伊利巴尔汗） , 179 
llck Nase (Qarakhanid) ( 伊利兑，纳

斯尔C喀喇汗朝]), 74 
Iii, the (伊乐） ， l, 8, 39, 128, 131, 

209,213, Provi立（伊犁省）， 214, 
V急lley C伊犁河谷）， 138,145,214

Iii, R. (伊犁河， 1lJJ伊面河，衣乔河），图
2,8 

11-Khanids (伊利汗国）， IOl,IM , 108,

Ill一13,118 . 121, 127,1戏， 130一,.

132,151 
llminskii , N. A. (伊尔明肵基） , 212 
Imam Quli Khan (伊蚂目库电汗），

176 
Jmanov, Amangeldy (艾曼兰勒T• 伊
曼诺夫），201

India (印度）， 立，认，28,79, 32一48,

49,56, 136, ISi, 152,157, 160--2, 167 
一73 pessim,176,179, 1"2,195 ,218 

Ind山（印度河，即 1肖度河，申河），图 2,
3,6,7 

Iran (伊朗）， 10,16, 17一18, 19, 20, 
21,22,44,50-6 Pl辽sim, 59,61,101, 
103,106,I II, 112,121,127-34芦匈m,

151-9 passim, 164, 166一8. 217, 
language (伊朗语）， 42,57

I,ku咄（伊尔库茨克）， 4 
l叩h, R. (颤尔齐斯河，即也儿的石
河）．图 5,6,7,8

归tay Taymonov Bey (伊萨秦 ，秦曼

诺夫伯克） • 199 
Isfahan (伊斯法罕), 1, 10,30, 113, 

152,167,178 
lsfarayin (伊斯法赖因), 166 
lsfijab (白水胡域） ， 65,71 
llhan Madali (伊尚，迈代利） • 205 
lshaq b Alptigin ( 伊沙恪 本· 阿 勒

• 一 一.. 血·-

波的斤）， 72 
Ishim Khan (艾斯木汗）， 144 
lskandar (Shaybanid) (介息千答儿召f

班朝 1) , 167 
lskandar Munshi (亦思于答儿· 暨

失）， Tarikh•i 'Alam arc-ye'Abba­
si (<阿拔斯世界史>), 184 

Islam (伊斯兰敏）， 3,4,9,10,13一14,

17,63-67, 130-----J, 136,139,141,143, 
144,148,154 , 167一70,182,184,187-

199 五函m,204一7, 212, 222-4, 
See also Sunni (又见“逊尼派")

Ismail 氐y Gasprinski (Gaspraly) 
（伊斯迈勒· 拜· 杰斯普里斯基 ［杰斯
普拉霄： ） ， 195-6,205,224 

lsma•ii b. Ahmad (Sam心id) (伊斯玛

仪· 本· 艾赫麦德 「萨曼朝]), 71 
Isma•iJ Khan (Chaghatai) (亦息马因
汗、察合 台汗国 1), 137 

lsma•ms (伊斯玛仪派）， 71 
ls111'il b. Seljuq (伊斯莱尔· 本 · 塞尔

柱）， 15

lssedoncs, the (伊塞顿人）， 19,20, 
26 

lssyk Ku! (伊塞克澜．即热幕，圆池），图
2,J,8,9 

Istimi (室点密）， 59 
Itham山｀ （伊塔弥特瑙斯）， 乃
Ivan I (伊儿一世）， 121 
Ivan the Terrible (伊凡雷帝） ， I巧，

187 
Izz al-Din Hu屯in (Ghurid) (伊宰鞠

T· 胡赛因 ：廓尔柄1), 75 

Jadidism (新主义）， 224 
Jahangir (Mughul) (只罕杰尔［莫卧儿

朝、） , 153,161 
Jalal al-Din b Muhammad (Khwar· 

aznuhah) (札阑T [花炯子模王）） ，

96,102 

比l•n<lha111 (Iii 烂达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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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急layuid Di nasty (札刺亦儿铜）， 113,
11.1 , \SI, 152, 154 

Jami (札米）， (SS 
Jandi (毡的）， 75,96 
Jangir Khan ( IJ, 吉尔汗）， (99 
Jani加k !Chingi,thanid) (札你别 成

吉思汗奢国]), 119,\2\,ISI 
Janibek (Ka让kh) ! 札你别哈萨克）），

\41,142 
Janibek (%aybanid) (札你别勺钉枉

愤 '), 159,160,164,165 
Jangir Khan (江格尔if), 144 
J>nid Dynasty (IL尼朝）， 144,167 ,17 1,

175-6, 178-80, 181,184 
Jassy, treaty of (雅西条约）， 193, 

194 
Jats (强盗）， 133 
Ja心rte, ri亿r (药杀水， 11/1 谒尔村）， 5,

20,21,27 ,29, 33. 38,65,66,68 
Japol (占波勒）， 73 
Jayun (阿奶河）， 5 
J,be (者别） , 94,95,99, 114 
Jebel Sura』（杰贝勒· 苏拉古）， 29 
Jochi ICh,ngizkhanid) (术赤（成吉思

汗帝国）， 93,96, 100, IOI , 103,114, 
117,121,128,140,141 

John of Plano Caroini (普兰诺· 边

宾） ， 103,105,115

Jo·Khang (大昭寺）， 80 
Juon-juan (柔然）， 58一9

Jungaria (准噶尔）， 3,4,6, 7 ,8, 101, 
106,1找 -32 扭ssim, 136, 14\ , 147, 
153,213,214 

Jti.chlds (See Kin Dynasty) (女”人

( JI!.• 金铜")), 87,89,90.91, 93一7.
99,111 

Juri也 (Sec Gurgan) , 朱里章［见｀ 戈

尔it" J), 63, 70, 71 
Juwani (Juvaynl\ (志费尼：术外尼 ').

116, Tarikh•i JaMn Gu, 诅 (c世界

征服者史>), 60 

Ju刀30 ( 中叶灶） , Ill 2 
Juzjan; , 术兹札尼）， 116,117, I 笃一9

Kaakha (咕哈）， 216 
K>bul l喀布尔．叩点附 ． 迦布＇少，可不
里）， 飞7.0,23,43,52,SJ.57, 71, 75, 
135,157, 159.160,177, valley C喀布

尔河谷）， 41,43,Sl,52 
Kaffa (卡法）， 120,125 
Kalka. Danie of the (迦勒迦河战役）．

114 
Kalmy< 日or心（卡尔梅克桏求）， 144,

146 
Kamalu (迎休罗） • 71 
Kandahar (坎大吤）， 21,2], 157,161, 
图 3.4,9

K'an,-h,;, fmperor (康赛 t帝 ·, , 145 
Kan;shk•. Emperor (如坎色伽皇帝） ．

44,46- -7.48,49,50 
Kanishka II ( 伽腻色伽二世）， 47, Ill 
（伽腻色伽空世）， SI 

Kan;shk叩U氓（彻腻色伽布逻域）， 48 
Kanjur (It 珠尔） • ss 
Kansu (甘肃）， 6, 39, Corr;dor (甘

肃走廊） • 8.16 
Kan-Tchcou (甘州）， 62 
Kap;,hakani. 贮nlc or c卡佩萨坎尼

之战）， 21 
Kara;ts < 克烈部）， 86,90,91,93,99, IOI 
Kan,-Kalpaks (喀喇喀尔帕克人）， 9, 

173 
Kara,K; 屯ldz, see Ki屯h;, (喀喇吉尔

古jj/i , 见吉尔方斩）

Karay Khan (克烈汗）， 141,142 
K•rkaraHnsk (卡尔卡拉林斯克）， 20II 
Kart Dynast y (凯尔特朝）， 113,151 
Kashgar (屯什噶尔，即可失哈耳，哈实
哈儿） • 74,106, I这， 133,135一9,

149,1 66,213一14

Kashgaria (喀什噶屯币） ， 3,6, 7, 10, 
95,100,127,131,136一9.1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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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mi, (克什沐尔，即怯失米儿）， 1!16

K芯ym Khan (哈斯木汗） • 142--3, 
1S3 

Katta -Qu屯han (卡塔床尔千）， 213 
Kaufman, Gene,al K. P. von I考夫

曼将军）， 211一15,218,219立20,222一

3 
Kai, 面（开塞利） ， 102 
Kazakh (哈萨克） ， 9, 13, 14,127.134. 

135,136,141一8,158,166, 170, 173 
178,185,189,190, l97-202,203.204, 
208,209,219,222,225, Khanatc (哈
萨克汗问）， 143,147, 148, 149, 197. 
203, Soviet Republic (岭萨克苏绩
埃共和国）， 201,235 

Ka,akh Ho,des (哈萨克访帐）， 140, 
143-8 沁sim. 169一70, 197一211,

邓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4, 11, 
l勾， 146,192,201,207

Ka卫n (喀山）， 124, 125, 187-92, 
198,207, 邓

Kazimov (卡齐莫夫）， 126 
Kebek (Q讯gha面） （杜别察介台汗

国 ',) , 131 一2

Kenesa可 Khan (怯乃萨莱汗）， 199 
Kc· ulcn (克鲁伦河，即怯f~ 违河），图 5

Kha切（哈拉古）， 57-8 
Khalj (哈尔吉）， S7-8 
Khalkas (Mong心） （喀尔咕蒙古

人',), 7,145 
Kh•n-baliq (see 氏ki•>S) (汗八电

［见北京））

Khanskaya Stavka (汗斯卡亚斯塔夫
卡）， 199

Khan Teng,i (汗腾格里）， J 
Khan Tore (汉 Ill 垦）， 74,139

Khaq砬i Tuckish (可汗的突軠话），

74,139 
Khadji1cs (喀里吉特深）， 68,69, 70, 

72 

Kharjird (哈儿只提）， 154 
Kha『oshthi inscription (怯卢文铭文），

40,45,46,48 
Khingila (身矩罗）， 51 
Khitans (see Liao Dynasty) (樊丹人

（见辽钥）， )9,87 ,93,95, 111 
Khiva <希瓦），95,%,97, 147,175,178, 

182一s, 183,202,20), 209, 214一16,

221,222 , 223, 立4,225, K:,anate (希

瓦汗因） , 144,147, 179, 183, 184, 
198 ,206 

Khizr-Khoja (Chagharai) (黑的儿火
行农介台汗因'), 133, 134,152 

Khoja Dynasty (和卓王朝）， 136一9

Khoja Hidayatullah (希达雅图剌和
Il l . 137 

KhoJand (雀真德，即火占、俱战冕沁冗．
185,201,211,213,215, 图 10

Khorezm People's Republic (Khiva) 
（花刺子摸人民共和Jlil C希瓦:) , 206 

Khosrau I A釭h切an (库萨和一世），

56, 59 
Khotan (和日）， 6,41,45一6,84, 106, 

149 
Kho<an, R (白玉河， 千 阁河） ， 111 3,9 
Khudayar Khan (呼达雅尔汗）， 211,

215 
Khu戊；tayji (洪台吉）， 12 
Khura心n(呼穸霜） ， 5,6.54,60,63一73,

75 - 7,l28,130,132,151-6 p沁sim,

158,161,164一8 passim, ISi 
Khuihnavaz (库什那瓦兹）， 55 
Khu U'1uk Khan (和鄂尔勒克汗）．

t心

Khwaf <赫沃夫）， 166 
Khwandamir (宽笭米儿), 155 
Khwarazm(花剌子 Ill, 即火寻）心6,50,

65, 75, 76,95, 114,120, 123, I 动， 129,

141,152,155,157,167,175,176,183 

Khwa,azmsh• 压 （花剌千摸王朝） ,'16, 
77,95·---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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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a"'(寄多罗），＂一5
Kidaca,ites (寄多罗人）， 54一5,57

Kiev (基辅，即乞瓦），图 7

Kin Dynasty (>ee Jiln:hids) (金朝见
女真人 ]), 87,94,98,100,102 

Ki.-ghiz (黯戛斯、吉利吉思、乞尔吉思，

古尔古灯）， 9, 11, 14, 59,62, 7), 92, 
127, 1)5, 136,137 , 139. 148, 186, 197, 
199,201,204,219,223, 225, Soviet 

Republic (吉尔吉斯苏蟆埃共和国） ，

201 
Ki,gh迈a (吉尔吉斯地区）， 149, 192, 

200,201,207 
Kinnan (克尔曼）， 63, 68, 70, II 3, 158 
Kishsh (史国）， 65,68 
K okand (浩罕）， I JS,181一6 passim, 

199, 20)--6, 209, 211, 2 1 5一 1 6,

Khanate (浩罕汗国）， 149,175,178,

198,20),205,209 
Kokchetav (科克切塔夫） • 208 
K忱chil (阔阔出）， 91 
Koko-Nor (青海渊）， 8 
Kokpckty (科克佩克特）， 2ns 
Komarov, Genecal A. V. (r1'\ 少 夫

将军）， 217一18

Konashev,cb , Luka (卢卡 · 克纳行维

奇）， 189

Kondu n,ha, Battle of the (孔仕勒哈

战役）， 12) 
Kopal (科帕尔）， 209 
Kcasnovodsk (克拉斯诺沃茨克）， 214 
一15,216,217, 图 10

Kri,oshcin, A. V. (克里沃舍）， 221 
Kci,hano,sk ii, Genecal N. A. (克笘

札译夫斯基将军）， 211 
Kucha(库车，即龟兹，若叉）， 6, 44,50 ,59
Kuchean dialect (库午语） • 44 
KUchkUnchi Khan (Shaybanid ) (忽

什弘乞扦［ 昔班朝)), 16) 

KUchlug (屈出律）， 77,95 

Kuchuk-Kainardji, tccaty of (库舒克

一凯奈德占条约）， 192 
Kuchum (古出木）， 125,126 
Kujula K的ph心 （丘就却） ， 43,44, 

46 
Kuldja (囥尔扎）， 213,214 
Kuhkovo Polyc, Battle of (库利科沃
之战） ， 122 

Kul-i Molik , 配Ille of <包里墓力克

之战）， 159 
Kulun-No, (呼伦湖 ， 即阔连海子），图 5

Kilnick (Chaghatai) (宽闽［察合台汗

田 ））， 131
Kununbacv, Abay (文拜，昆嫩巳耶
夫） ， 200

Kurnpatkin , Gen叮al A. N. (库罗帕
特金将军）， 217 

Kusha心 (:tit霜人）， 42,44一S.50一2,

55 
Kushka (库什卡）， 218 
Ku龙dag, Battle of (曲札达格之战）．

102 
Kyrns, R. (基歹斯河）， 图 3

Ladakh (拉达克） ， 84,135 
Laghman (拉格曼）， 31 
巨khana (逻迦挚）， 51 
Lamaism (喇嘛教） ， IS, 79,80 
Lang Dam诅 （朗达玛）， ., 

La祖元v , Gcnc.-al I. D . ( r,, 扎列夫将
军）， 216

Lh邸a (拉萨）， 78.136 
Liao Dynasty (soc Khitans) (辽朝［见

契丹人j)

Li屯nitz, Battle of ( 里枯尼茨之战），
115 

Lomakio, Gcne.-al (洛乌金将军） ， 2 16

-17 
Lop-No, desert <罗布淖尔沙漠） ， 4, 

6,131,133 

Lo-y••· (洛 阳）， Sl , 60 

Lysia, (吕西阿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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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肛har ('.l哈尔）， 120 
Madyes, Prince (马底耶斯王）， 19 
Magadha (//i ·i片陀）， 85 
Magnesia (马林尼西亚） ， 24,JJ 
Mahambet Utcmisnov (马哈说别特·

斗捷米斯诺夫） ， l叩

Mahavibhasa (<大毗多娑论，）． 钝

Ma•,mud or G沁ILni (哥疾宁的马哈穆

铅）， 73一5
Mahmud al-Kashghad (马赫默 id! · 咕

什噶里）， 73,74 
Mahmud Khan, Su!lan (Chaghatai) 
（逑檀马合谋IT- 安台台汗国 ） • 151 

Mahmud Yatavach (小仑谋．牙剌瓦
赤）， 1 29

Mahmud b. Yunus (Ch••h•ta;J ('I 
哈木，本，羽奴思 主哀 仓台 if 见）．
134,135,1沁 157

Makhram (马赫拉蝎）， 215 
Makhtum Quli (马熹秃木· 库里）．

184 
Mahk Ashraf (Chupanid) (煤力克 ·

阿失刺夫［绰斑朝）） ， 121 
Malikshah (Sc!juqid) (马里克主塞尔
柱朝)). 76 

Mamash Khan (谟庥什汗）， 143 
Mamay (马买）， 122 
Mamluks (马木路克）， l!0,112, 118, 

119,122,152, 158 
吐Ma'mun (麦辈） , 69 
Mamysh 氐rdy (迈米 1/·· 拜迪）， 18" 
Manchus (漓清）， 138一9, 145·-9 pa、

sim, 178 
Ma叩its (漓古惕朝） , 123, 16<, 171, 

175-6, 179,180, l 虹
Mangyshlak (!,l 恪什拉克）， I书，改凡

209,214- 215 
M朵nichacism (度 i己 教） • 60一· 1 ,62

M叩sue I b. Nuh (i禺苏尔- 1 11, ,, 71 
M虹,tun (甘顿单于） , 39 

沁心血心（斗拉坎占）， 27

Ma, A·nmo (马尔· 阿摩）， 60 
Ma屯elan (Ma屯hin·tnl (马儿吉兰（马

尔沽南））， 216 
Ma屯iana (马儿古亚那）， 21

M缸pa (玛尔巴）， 85 
Mar,• (梅尔夫. IIJ! 木戌）， S,7,10,31,

so, 52,60,6),64, 75, 76,128,158,159, 
164,167,168,181,204,217,220. 贮t·

tic of (木扈之战）， 158,159, 163, 
11110 

Mashhad (马什哈络） , S,10,1丸 158,

162,165,166, 167,177 
Mas过setae (马萨格姿）， 19,20, 25, 

:s. 图）
Mas'ud Bek (麻遠忽别乞）， 129,130 
M沁ud of Ghazni (哥疾宁的平遠

饱）， 75
Mathu,a (袜聂歹）， 44,49, Battle of 

, i.r 基罗之战）， 41 
Mathu,a Lion Capital (抹菱罗狮柱），

40,41 
Mavc~(Maucs) (莫饿斯）， )7,41 
Maurya, the (孔雀王朝）， 30,33 
Mawa..annahr (河中地区）， S,6,10, 

1),15,16,17一 1 8,S9,66,6S, 71, 95, 
1 郊 ， 1!1, 120,122, 12), 127-44 . pa,. 
sim. 150一1. 154一7J passim, 175一
9,180一 1,183

M釭andar.1n ('l赞达兰）， !ll 9 
Mede, (米底人）， 19, 20 
Med戌（米底）， 29,30,)2,1113 
Megabazus (罩伽巴组斯）， 24 
Meg心thene, (墨伽斯忒涅斯）， 30 
Mehmet JI . Fatih (Ottoma) (iii赫迈

特二世L 美斯曼帝国）， 125 
Mcn"nder l Sote, (弥竺陀一 世 K 特'·

;s - 6,37 
M口1ande, II (弥兰陀－．世） • )7 
Mengli Gi,·ay r <明里.'气列伊 一 世）．

12S 

Mc,kits l蔑 IL惕部）．岛， .o,,1,95,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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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JJ, 134, 135, I 36, 140, 14), 145, 148一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米哈伊尔 9, ISi 
八世帕列皮 洛恪） • 119 al ·Muhal\a b h, Ahi Surra (穆哈拉

Mihi,nkula (摩磕逻矩罗， 56一7 布· 本· 阿比· 苏北拉）， 65 
Milarcpa ( 米拉 11 巴） , 85 Muhammad·Ali (麻哈没的· 阿里），

沁ng Dynasty (明 朝） , 107 185 
Mins<明氏朝） , 175-6 Muhammad Amin (Chagt.a"i) (乌黑
Minu,;n,k (米努辛断克）， 58 麻· 阿哨哀仑台扦闪·,, I 飞7

Mi,'Ali Shi, Nava ' i (米尔· 阿星 Muhamrna<l h. Tughluq 山牡合没句·

失儿· 纳歪） ， 156-S, 171 本· 秃忽鲁）， 132 
Miranshah (米兰沙）， 153,155 Muhamma,I Husayn Khan (Qaja.) 
沁,·khwand (米儿哈完迪） ， 155 (麻哈没的. ;~a乍因汗｀介札儿））， 181
汕, Said Sultan Galiev (米儿· 赛 l\fuhamm•~ Rahim Bey (Mangit) 

ii!· 苏介加列夫）， 192 (麻哈没灼· 拉希木匐书店 Ii 惕朝）），
Mfr•Yakub Dulat (米尔耶店卜· 杜 179, IS<> 
莱特）， 200 Muhammad Shah (Mughul) (麻啥没

Mie,a Muhamm叫 Hayda, Dughlat 的沙 、灰卧儿帝闪，）， 179 
（米尔咱·'\/,\麻．梅答儿· 秃包刺） • Muha,n,.·,a,I Sh入ybani (麻哈没的．昝

135一6,160 班尼）， 135,142, 156- 9, 163, 166, 
Mon,kc (Chingizkhanid) (蒙哥：成 ,, m,112,113 
思汀帝L~ ·J, 100,IOl,103,104,106, Muhammad·Uma, Shaykh (麻哈没

108,109,115,118 的． 乌 廿儿· 沙/!I) 185 
M吨ke•Tcmu 『 (Chingi,khanid) (忙 Mu'izz al-Din Muhammad (Ghu,;J) 
哥帖木儿：成吉思汗帝国） ， 118,119 (沿易注T· 穆哈默讫廓尔朝 ；）， 77 

M >naolia (耋古）， 26, 38-9, 53, 58, Mu Ila A如1; (木割· 阿哲迪） • 1况

60,62,140,145,173 Muoali (木代黎） , S4,95,99, 101 
Mongols (壹古人）， 6,9, 12, 13, 15, al • Muqanna· (木坎纳）， (8 

57,86,88-92,94,98, 100一13 pas• Mu,ad Bakhsh (Mughu!I (木剌德 ·

sim, 127,128,144,148,151,169. 187 巴!l'.欠及卧儿帝 l'!I ' ) 、 177

Empi,e (哎古帝国）， 141,142,207 Mu, 扎vicv, N. N. (穆拉维耶父）， 209

Mu·awiy1 (穆阿维亚）， 64 Musa b. 'Abdullah b Kha,im (木
Mubar. 斗 Shah (Chaghatai) (木八刺沙 护· 本· 阿不都拉· 本· 卡卉穆） , 65 

:．察合台汗闪 ：）， 129,130 Musa fa,ullah B心（木萨· 杰 O来赫·
al·Mufaddal b. al ·Mu~allab (穆法豁 It 占l. 190 
勤 · 本· 伶哈拉布）， 65 Muslims, see lslaa, (挣断杜．见伊斯兰

Mughul Empi,e (英卧儿帝国）， 160 改，

一I, 168. 179 Mu-is飞''"'顷斯塔i'l, 103 
Mui! 如ls (莫卧儿人）， 110,134,135. al·Mu·ta,·,, id 氓顷沿米讫） ， 70 

171,176 - 8 汕心ffa, of -d in 1M1n中） ； 修札法尔

Mughulis!On (贞豁勒斯坦), 142,150. 「祸 ，片惕 饲） • 183 

152, Kl心not• , 良裕勒汗困） • 121. Muzarr斗,id l为yuOsty ll廖札让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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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M对（密喀）， 22 

Nadir Muhammad (Janid) , 纳迪儿·
庥岭没的［札尼朝）， 176-7 

Nadir Shoh (纳逌儿沙）， 147,175. 
176, 178--80, I沪

Naiman, (乃蛮部）， 肠 ,9J ,9•. Ill 
Nakhsh心 (Qa呻i) (那黑沙布［合儿

苦:), 132 
Natanda <那烂陀） , 81 
Namangan (纳曼千）， 205 
Naqshbadi穴h (纳合行班庇教1打） , l5S, 

169,205 
Naqsh-i Rustam (纳克什鲁斯坦姆）．

SI 
Nartang (奈塘）， BS 
Nasar (父e Nakhshab) (那色波（见邠
黑沙布）） , 65 

Nasir at-din Khan (纳遠剌T汗）， 129
Nasir al-din (Kokandi Khan) (纳浊

刺T[浩罕汗））， 215--216 
Nasr b. Ahmad (Samanid) (纳斯尔
本·艾麟麦镐［萨奂朝]), 75 

Nasrullah (Mangit) (纳斯鲁剌C涧吉惕

朝））， 182一J, 185 
Nau, Fort (瑙城堡）， 211 
Nestori叩（聂斯托利派敬徒）， 90, 

91,93, 128 
New Saray (see Saray-Berke) (新萨

莱［见别儿哥萨莱)), 118 
Ni红七ck, Fort (尼亚兹别克要塞）．

210 
Nicanor (尼喀诺）， 30 
Nikolai Kons伍ntinovich, Gcand 

Duke (尼古拉，康斯坦丁；；；淳奇大
公），立O

NishApur (内沙布尔 ，即你沙不尔） • 5, 
7 ,S0,53 ,63,67 ,66-9 沁sim, 96, 

130, 158,166 

Nl,lbis (尼西比JOi), SJ 

Niya (尼雅） ， 钧
Nizhni•Novgorod(下诺夫哥罗德）， 191

Noghay (那侮） • 119,143,144 
Noahay Tatars <那梅帖鞘）， 8,119, 

123,124,126, 144, 194, 195, Horde 
（邢海杞翱部） ， 140,143

Noin ·Ula rumuli (诺孜 ＂拉古墓）， 26
Novo-Aleksan<lrovskoe, Fort (新亚

历山大岁夫斯克要塞）， 209 
Nuh JI b. Maosur (Samanid) (努赫
二世 ．萨曼帆~). 7J 

Nur'Ali Khan (奴ll· 阿里汗）， 印

Nying-ma-pa (宁丹滚）， 81 

Ob, R. (鄂毕河，即阿浦河）， IIIS

Ogetci (Chingizkharud) c窝团廿L成古
思汗杏同）， 93, 100--J, 106, 109, 
114- 16 

Oghul•G haimish (斡兀立海迷失）， 103

Oghuz (乌古斯）， 59, 75, Jangua红

（心古斯译）， 183 
Ohind (奥欣德）， 71.73 
Oirots C斡亦剌 ,Jl 拉符）， 86,92, 126, 

117,134,136-49 pa,sim, 167,170, 
178,197,202 

Omsk (鄂木斯克）， 147,2伪,Z09

On,uts (汪古部）， 93 
Onon, R . (鄂嫌河，即斡奄河）， 1115

Ordu-Baligh (斡耳朵八夏） ， (` 

Orenbu屯 （奥伦堡）， 148, 191, 201. 
勿8,209,211,214-15,224, Spiritual 
Assembly (奥伦丑京彖协会）， 189, 
,. 比 T•shkcnt Railway <夷伦!!!

－ 坏什于铁路）， 220 
Orcnbu屯 k叩hiz C奥伦堡吉尔古斯
州） ， 209

Orkhnn. R. (鄂尔浑河，即斡儿寒河） ．
阳 5

Orq,na (兀曹忽乃） , 129 

Orth•,:, 芯 （俄塔格，如听 ） ， 43 

Otrar (讹答刺） , 6,8,95,9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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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man Turks (奥斯曼突厥人）， 110,
122,125,152,164一5,166, 168, 183, 
192,194 

Oxus ri代（乌浒水，即妫水）， 5,27,28,

30,42,56,59,60,64,65,67, 73, 74, 图 3

Oxyartes tt,e 眨triao (巴克待里亚人

奥克夏特）， 28,29-30 

Pacorcs (帕科瑞斯）， 43 
Pactyes (帕克底斯人）， 25 
P立tyica (帕克蒂喀） • 22 
Padmasambhava (莲花生） , 81 
P吐lavi la飞；uage (中世波斯语） • 51, 

70 
Pamir (帕米尔．叩播蜜川．葱岭），图 2,

3,6,9 
Panipat, bl Battle of (冼 1次巴尼伯

铅战役） , 160, 2nd (第二次巴尼伯馅
战役） • 171 

氏ntaleon (班达里奥）， 34 
氏ropamisadae (帕鲁帕米塞馅）， 29·

30,33 
Paropamisu, ,a屯. (帕鲁帕米苏斯山

脉）， 2.33,164, 图 3
氏占田（婆栗湿婆）， 48 
氏『thia (帕提亚，叩安息）， 21,22, 24, 

29,31一3,40,43,47,50, language(帕

提亚语）， 31一2,51

氏玉n (帕尔万）， ?.9 
Parwan, Battle of (八鲁湾之战）， 96 
Pasa屯adae (帕萨加第）， 21 
Pashtu language (普什图语），书， 57.

58 
氏，ycyk tumuli (巴泽雷克古墓）， 20.

25一26

忌neg (北褥）， 73

Pei Shan (白山）， 4 
Peith叩 ｛珀同） ， 29,30 
Peiking <北京，即大都，中都） ， s. 13. 

93,94, 141 

Per山ccas (珀耳狄卡斯） ， 29 

Perekop (彼列科并）， 194 
Pemvsk (彼罗夫斯克） ， 209,210 
FemvskiL Genetal V. A. , 攸罗犬斯
基将军） , 70, 72,139, 171, 172, 184 

Petropavlovsk (彼得罗巴讥洛夫斯兑）．
199, 208 

Pharasmanes (法拉斯曼尼斯）， 27 
Phatnaces (法尔纳西斯）， 24 
Phetendatos (费伦达特所）， 24 
Philotas (菲罗塔斯）， 27 
Philoxenus (菲洛克寒努斯）， 可

Phta伍phemes (佛刺塔斐耳尼斯） • 2' 
Piri (鼻利） , 73 
Pi, Muhammad I (Shayhanid) (皮

尔· 马黑麻一世片班羽）， 165,167 
Pish氏k (皮什佩克）， 149 
Polo, Marco (马可· 波罗）， 8, l05 , 

106,110,111,136 
Polybius (波里比厄所） ， 33 
Polyxenus (波吕克缗奴斯）， 37 
Porn氏;us Trogus (庞培· 特罗古J对），

39-40 
Prester John (普雷斯特· 约翰）， 91, 

!02 
Priscus (普利斯序斯）， l-l,55 
Procopius , 甘罗杆匹厄斯）， 56 
Prophthasia (普罗塔西亚）， 27,29 
Protothyes (普罗托蒂耶斯'· 19 
Przhevalsk (若尔热瓦利斯克），附 9

Ptolemy III F.uetgetes (托勒密三世），
32 

Pushkala惶ti (Cha,·sada) (布色翔罗伐
底：查萨达、）， ]6,37 

Pyanjikent (喷赤干） ， 66 

Qabul Khan (合不勒汗）， 89 
Qai (关） • 73 
Qajar, (合札儿）， 168.181.184 
Qapghan (; 苍啜可汗）， 59 

Qata Balga如1 (喀喇八喇，t逊,. 60, 

, nscnption l" 体合璧碑＇勹，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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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a Hiit,gil (Chingi,khanid) (合剌
旭烈成古思汗帝国） , 129 

Qara-Khitans (喀喇契丹）， 76,77, 位，

95,9S,99,128 
Qacaqorum (哈喇和林）， 103-3,105,

106,IJ0,115 , 00 7 
Qa飞qoyunlu (喀喇豁云鲁J, 154 
Qarnshah, (丹耆．叩苦力叉), 44 , 54, 

135 
Qa,atagh阳（烹山派）， 137- 8 
Qarategin (喀喇的斤，即喀尔提锦） .n, 

ISS, 民9

Qar!uq (葛足禄），60, 73,148 
Qarshi (合儿片）， 157,159, 179, 图 9,10

Qaydu (Chi叩izkhanid) (海都成吉思

汗帝国）， 106,107, 130-1 
Qa,an Khan (合赞汗）， 152 
Q油m (吉拉娟）， 120 
Q泗i乙 (see Ki,ghiz) (i订戛斯：见吉尔

吉斯]), 73 
Qi五I (克孜尔）， 50 
Q必0 (高昌）， 62 
Qubad <居和多）， 55,56 
Qubilai (Chingi,khanid) (忽必烈［成
吉思汗帝国:), 99,100, IOI, 103一

9,111 
Quinsai ("行在"), s 
Quintus Curtius (昆图斯 · 库尔提乌

斯）， 28
Qunduz (昆都兹）， 42,157, Tee邸ure

（昆杜兹宝藏）， 34,40, 图 9, to 
Qungrats (孔格勒朝）， 175 
Quriltai (忽里勒台）， 88.91,92, 102一

4,115 
Qutayba. Gene.-al (屈底波将军）， 59,

65,66 
Qutb al-din Muhammad (Ghudd) 
（屈持卜T · 穆哈默德［廓尔朝7) , 76 

Qutb al-Islam (伊斯兰板的支柱）， 169

al-Rabi 'b Ziyad (拉比· 本· 齐亚

饱）， 64
Rafi• b. Layth (拉菲· 本· 莱斯）， 69

Raga (Ray) (拉伽赖依 ; ) , 21 
Raim (Aralskoc) (帷姆 、 阿拉尔斯克刀，

203,209 
Ral-p丘hen (热巴津）， 81 
Ra-mo-che (小昭寺） • 80 
Ray (赖依）， 7, 21.63, 152 
'Red Hats'("红帽派"), 81 
Rin-chen Zang-po (IT钦桑布）， 84,85

Rizaeddin Fihceddin (甲宰T· 费赫

拉丁） , 190 
Ri,a Quli Mina 1 甲扎．申电· 米尔

咱）， 179
Romanovskii, Genecal D. I. (罗曼诺
夫斯基将军） ， 210- 211 

Roxana I 雾婿娜）， 28,29, 30 
R哗ia and Russians (俄国［斡罗斯、

苏联、与俄国人 ［斡岁斯人l), 7,16, 
18. 53, 120-2, 124. 140, 144, 146一9

passim. 168,173,178,181一6, 187一

207,208- 26 

Sa'adi's (萨尔底的［名言J)

Sab,avac <萨卜泽瓦尔）， 158,165,166,
图 9, 10 

Saca (Sai-Wang) (塞种国王［寨王]),

J9ff. 
Sacae (塞种） ,21,22,24, 25,27一8,31,

33,38 
S叱araucae (萨迦诺卡伊）， 25,40,45 
Safavid Dynaaty (萨法维王朝）， IJO, 

158,159,160, 161, 164一5, 166一..
172,177,178,183 

Saffacid Dynasty (萨法尔屯朗） , 70, 
71 

Sagala (Sialkot) (奢渴罗 I锡牙尔科

特,),35

Sagatians (萨伽提） • 22 

Sa'id b. al-'As <塞依德 · 本· 阿斯）．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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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id Khan (Cha&hatai) (赛包汗飞t

合台汗因 ，）， 135-·6 
Sairam (赛兰域）， \45, 146, 团 8

Saka Haurnava,ga (塞仲豪玛瓦尔格）．
出 3

Sakastan (寡伽斯坦）， 40 
Saka T,g, 吐hand• (塞种挝格拉豪达），

图 3

Sakavand (塞偏瓦讫）， 71

岛lih b·Nas, C萨利赫本· 纳斯

初， 64.70

Salm b. Ziyad (萨利蝎· 本，齐亚

讫）， 64
沁rnanid Dynasty (萨曼王朝）， 71一

s, 169 
知ma,qand (撤马尔罕，即康因， 11t庥耳

千）， 5,6,64,65,68,69,96, 123,127. 
I笃， 132,133,134 ,142,144, ISi, 153, 
154,IS6,IS7,IS9,l62,163,164, 166. 
172,176,178,180,203,211,213,220 

Sanabares (萨纳巴瑞斯）， 43 
Sonia, (Soljuqid) (桑杰尔（塞尔柱

朝:, ), 15 
Snrakhs (撤剩呛夕）， 63, 76,166, 

217, 
Saray (萨莱）， 8,115,118.120 
Snray-Becke (New Sa,ay) (别儿哥萨
菜．新萨朵）， 118, (20, 123 

Soraychik (小萨茉）， 8 
Sama心arid Dynasty (萨尔巴包朝）．

113 
知i Pul (AI&hanistan) (萨里库尔［阿

富汗)), 67 
沁,-i Pul (Mawarannah,), 即ttle or 
（撒里廊尔：河中地区1 , 塘里库尔之
战）， 157

Sasanian Dynasty (萨糯王朝）， 50-J.

54,56,59,60,63 
Sa, 的（檄萨斯）， 43,48 

Satibarzanes (妒提巴赞尼斯）， 27 

Gatta&y~ian (萨塔方底亚）， 22 

Sau, 氐tea <沙拉斯特拉）， 心

Sayf a l-D,n Sud (Ghurid) (赛夫T·

苏里，廓尔朝）， 76 
Sayhun (也尔河), 5 
Scyth;an、，斯甚朵人）， 19,42 
沁buktlg,n (萨~. 克的斤）， 73, 74 
沁istan t, 易断出） ， 40, 图 2

Sele中（色楞格向，即庥良格河），图 5

Seleucid faa (塞琉沿纪年）， 21,31一

3,4-0 
Seleucus, Genenll (塞琉克 1沂将宅），

28,30,31,5) 
Scljuqid Dynasty (塞尔住王朝）， 67, 

75, 76,102,169 
如nipalatlnsk (害米巴位金斯克）， 147 ,

200,2创，20,,219

Seml,echie (七河地区）， 6, 7,8, 127, 
108, \)\, \)2, 133, 1)6, 14-0, 143, 145, 
l5J,20l ,213,2IS,219 

Sera Mct,opolls (丝都）， 53 
Sc,a沁（尽位庇斯）， 48 
Se中OPOI (谢尔，＇i 吴波尔）， 208一9
Shah 'Abb邸 I t沙 ，阿拔斯一世），

166,167,184 
Shahin Gir.ty (沙辛，古列亦）， 192一3
Shah'lsma'H (S3favld) (沙，亦思马
因护法赞朝）， 158,159,171 

Shah Jahan (Mughul) (沙· 札罕［莫

卧儿帝1,丁）， 161 ,176一7,178

Shah Mucad (M•nail) (沙，木剩德
l满古惕朝1), 181,184 

Shahrisabz (沙赫里萨布兹，即渴石），
150, 图 iO

Shah Rukh (Timudd), (沙哈鲁仆帖木

儿朝 1), 153一4

Shah Rukh Beg l 沙哈仑伯克） , 184 
Shah Tahmasb (Safavitl) (沙 · 塔玛

思许萨;1维朝' ) , 164,165 
Shamanism (萨漓教）， 13,61,79, 87, 

91,116,128 

Sha mil (imam l <沙弥儿r伊玛目 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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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ur I (沙布尔一卧 ） ， 51.61,11 中心叮盯） , 2,4,8,62, 137 （沙布尔二阳）， 52,53,54, Ill (沙布 I Sirvn, (lf. 屯克断） • 33 
尔已世）， 54 、is,mn心（沿萨jt)i\'. 听 ） ， 认

Sha忒 al-din 'Ali Ya, 心 （萨拉夫 S.stan ( 11) 斯坦）， 12.50.63,65, 68-
丁）， 1)4 71.152 

Shari'at (止宗枚让）， 119 S八«m九斯） • 152 
Shash (II! 时） • 5,6 ,65,6R, 71 Skondogupro , 农坎忙货 多）． `$ 
Shayban \C!oingizkCanid) (昔班3咸，'; s炉沁lev, general M. 0. ('Jiil斗别列

思汗帝闪'), 124, 14•), 142 大格~'.).劝4.215,216,217

Shaybanid Dynasty (廿班F (肾,. 125. Sogd i,. 沁gdiana (布格底亚那） , 22, 
140,143,161. 163- &, 171一4, •'IS, 176 24 ,07. 2". 29. 10,40, 51,53. 59,60,64, 

Shaykh Ahmod Yas如（沙兄· 阿兄 65,66 Language (粟特语）， 66 
庥．牙抵乔 ） ， 136.170 Song•tscn Garn阳 （松赞f布）， 79, 

Shaykh Haydar (Shaybanidl I 沙兄 80.S-I 
海答儿昔班朝） , 142 Sophagascnus (术发 没农奴 ＇听） • 33 

Shaykh Uwais (Jalayarid) (沙黑· 兀 Soler Megas ( " 伟大的救 i:•. i,"t , 怂

注思（札剌亦儿朝'), 121 Sov,ct Umon (苏庄）， 168,191一-2.
Shigatsc ( 日喀则）， 78,85 196,201,226 
Shihab al-din Muhammad (Ghurid) Spa\agdame; (悉婆罗格达米思）， 41 
（什哈布丁· 穆哈默包、一廓尔朝1) , 77 six,liri沦s (悉恪里比富思）， 41 

Shihabeddin Mar,ani (什哈拜 T· 迈 Spa屯apises (斯帕尔伽皮寨斯） ， 20 
尔杰尼）， 190 Sp,asskii ( 斯帕斯基）． 立1

Shi'i比S(什叶派）， 155,158,159, 160, Sp,tamcncs (斯皮达玛）， 27一8,)1
163,168,235 Stasanor <斯塔萨诺耳）， 30 

Shin1z (设拉千即失罗子，失刺息）， 113, S心心,t, Colonel Charles (查尔斯，
152 斯托达特上校）， 182 

Shir-Ghazi Khan (失尔加兹汗）， l钻 Stolctov. Colonel N. G. (斯托列托夫
Sbicv知（希尔万）， 118 上校） ， 216 
Sibagan (ChingizJchanld) (昔班汗(/J. St,ol,o (斯特拉波）， 39 
古思汗帝国勹）， 124 s, 戊to I (斯特拉托 一批）， 36,37 

Siberia <西伯利亚）， 25-6, 173, 189 Ste顷anovs (斯特罗 ·It 诺夫） , 125 
勿2,208,砌， 214,220,2巧 SUbetei I速不台）， 95,96, 114 

Slbir Khanate (亦必儿汗国）， 124, Subhan Quli (J3nid) (遠班．忠里汛
125,141,192,208 尼们）， 177,178,179 

Sib邧us (西彼耳提乌斯）， 30 Suleyman (苏来曼），66
Sighnaq (节格纳黑）， 141 SulO•nga\;evism (苏丹加列夫主义）．
SimfcroPol muftiat (辛菲罗波尔伊斯 192立07

兰教法典说明官）， 193, A心emb\y Sul"'ni炉h (苏丹尼耶）， 152,1117,9
（辛菲罗波尔大会） • 196 Su-lu (苏禄）， 59,66 

Sinfibu (Silzihul) ( 宅只密） ， 56,59 S叩g Dynasty (宋朝 ） .93,98, 100,102, 
Sinki叩 (Chinese Turkestan \ (新驳 IOJ.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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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i Islam (逊尼派伊斯兰教）， IC~. 
!SJ, 155,158,159,160,163,168,170 

Surdaq (苏勒达科）， 120 
Surkh Kotal inscription (苏科克塔尔
铭文），45-6,57, Buddha (苏科克塔
尔大佛） • 48 

Susa <苏lit). 22,31 
S函... (苏西亚那） • 24,32 
Su-tsung (1/1肃宗）， 80 
Suyucghatmish Khan (遠亦儿哈的迷
失汗）， 15 

Syr Darya (锡尔河，即忽戏河，火站柯．
份杀水）， 2一6 passim. 132, 140- ·6 
passim. 156. 158,166,171,175,185. 
198,199,203,209,210,215一16,223.

图 9

al·T•baci (泰伯 'l!), 50,SS,72 
Tabaristan (陀拔斯单）， 70,71 
Ta也s (塔八斯） ， 63,166, 图 9

Tabriz (大不里士，即桃里寺、帖必力
思）， 7,IIO,llJ,119,l2t,12J, 151, 
171, 图 9

Tagir Khan (塔赫尔汗）， 143 
Tahfr (塔希尔）， 69 
Tahirid Dynasty (塔希尔朝）， 69,70 
Tai•tsung (唐代宗）， 80 
Tajikistan (Tajiks) (塔吉克斯坦1塔 .'i
克人)), 9,13,48,54,173,183, 186, 
邓,207

Takash (Khwarazmshah) (塔喀什:1.

剌子模王1 ), 76. 77 
Takht-i Bahi (塔克提巴希） • 43,44 
Talba b . Ta压r (塔勒哈· 本 · 塔希

尔），69

Taliqu (Chaghatai) (塔里忽［察合台汗

国））， 131
Tambrax (坦博拉茨）， 33 
T'ang Dynasty (唐朝）， 59,79,89 
T• 咄UIS (党项、西夏）， 74,83,90,93. 

91,99 

Tanjur (丹珠尔）， 85 
Tanrric B•Jddhism (佛教秘宗）， ;1 
Taraghai (塔剌海） ， 150 
Tacanchis (塔兰奇入）， 213 
Tara, r 饥逻斯）， 73 
Tadkh-i Rashidi (<拉失惚史>), 135一6

Tarikh-i Sistan ( <锡斯坦史>), 69 
T>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 , 3, 45, 

50,62, 128, 137, 138- 9 
T•rm•shirin (Chaghatai) (答儿寐失甩

［察合台汗闵 '), 132,151 
Tashkent lsee Shash) (塔什于．即察

赤，达失f (见褚时、）， 5,65,71 , 134, 
135, 143--6. 157,163,185, 197, 203, 
205,206. 210-- 14,218. 223, ?24, 226 

Tatacs (Mongolia) (帖鞘［柬古））， 73,
86,89,90,91 

Tatacs (Russia) (黏耜［俄国）， 117, 
119, 120--2, 1认， 126 , 187- 92, l兑一

7,200,204,205, 223 
Tatar la咄uage (秘袒语）， 1\7, 191,196 
Tatacstan (筷帜斯坦）， 207 
飞uke Khan C 头克汗）， 144,145 
Taxila (塔克西拉，呾叉始罗）， 36,37,

40,41.43,44,49, 图 3,4

Tayabad (塔亚巴德）， 154, 图 9

Teb-Tengri (阔阔出）， 91 
Te缸n (德黑兰）， ISi 
Tejen oasis (捷真烽洲）， 217 
Tekke (特克人）， 216 
TemUiin (see Chi叩s Khan) (铁木真
：见成吉思汗））， 89,90,91 

TemUr (铁穆尔）， 107, 109 
Te沁 Mantnian (特佩马兰贤）， 54 
Te『ek (捷列克）， 118,123 
Termez, see Tinni乙（铁．尔梅兹，即恒
没，又见忒耳迷）

Tcvkkel Khan I 牛年大克勒汗）， i丛

Thamanaei (塔蛮尼） ， 22,23 
ThcophHus (狄奥斐卢斯）， 37 
Thooph.astus (尽奥弗拉斯托斯）．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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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勾， A沁stle <传过片托斗斯） , 43 
Thon-mi Sambhota (吞米· 桑布扎）．

80 
Tibet (吐薯．西藏）， 9, 15, 18,44, 78 
Tibetans c 吐蕃人） , 9, 15,18 ,44,78 
Tigrakhauda (提格拉豪达）， 25 
Timur (帖木儿 I, 108,110,113,122一

4,132,134,140,141,149, ISO一3,161,

164, Mulfozat-i Timuri (<帖木儿纪
年>), 161 

Timur Dynasty (帖木儿王朝） , IS.11, 
I 10,123 , 136 , 140,141 、 140 - -62, 164, 
166一9 passim, 171 , \72 , 173 

Timur Shah Durmni ( 帖木儿笃来

尼）， 181
Tirmiz (忒耳迷）， 128,132 
Tobolsk (托博尔斯克）， 202 
Tocha,i (吐火罗）， 39,40,41,42一3,

44-S 
T屯hrll (脱斡邻）． 叨,91
Tokat (脱卡特）， 102 
Tokharian dialects (吐火罗方言） , 62 
Tolui (Chi叨北khanid) (拖雷［成吉思

汗帝lll l ), 93,96, IOI , 103. 104,130 
Tomyris, Queen (托米面丝王后）． 勾
Toramana (头罗曼）， 56,57 
Toreaene Khatun (脱列哥那可敦）．

102 
Torahuts (土尔扈特部）， 144 
Tou-man (头曼单于）， 39 
1 ranscasPia (外里海）， 21 6, 217,220, 

Railway (外里澡铁路 ） ， 220 
Transoxanl急（河中地区）， 5 
Trans-Siberian Railway (il!i伯利亚杖

路） ， 219

Tri-song De-tsen (亦松铭赞），79,80,

81,82 
Tri•tsung De· 氐n (赤祖德赞） ,79, 位，

83,84 
T叩｀（特罗古斯）， 35,42 
Trotskii . Major•Genenl r 特罗斯基少

将） • 216 
Tsang-Po (藏布江） . 78 
Tscvan-Rabtan (扣妄阿拉布坦）， 138,

145 
Tughluqid Sultans (秃忽鲁柄诸苏丹），

151 
Tughluq-Timur !Chagha<ai) (秃怎 鲁
帖木儿 ＇－察介台汗澡））， 127,133. 
134. 151 

Tukharislan (吐火罗斯坦）， 42,73, 
161,166 

Tukhsi (突骑施）， 74 
Tukhtu (O.inaizkhanidl (111.111. L成古

思汗帝围 ：), 119 
Tulabugha (O,ingizkhanid) (秃氖 不

花（成吉恳If帝闯 ） ） , 119 
Tu-men (土门可汗） • 59 
Tu叩，us (东胡） • 39 
Tu啤uses (东胡族）， 86 

_Tun-huana oasis (敦煌绿洲）， 6, 39, 
62 

Tuqtam的 (O,ingizkhanid) (脱脱遠

失（成古思汗帝国） ' ·122,123,14.l,

ISO. ISi 
Tu巾at-i Shaykh Jam \ 托尔巴持谢

赫贾姆） , 154, 158, 1的 Battle of 
（托尔巴特ill赫贾嫣之战 ,, 164-- 5, 
图 9

Tunan (吐鲁番，即呛剌火州）， 2,6, 
62. 134, 135.145 

Turgai (闻尔盖）， 199,200,201 , 209, 
219,222 

T• 屯csh (文骑施） • 59,66,67, 148 
Turkestan (突厥杆坦）， 142, 14飞 ， 145,

146,147 , 149,187, 189,190,192, 197, 
198,202一7,208-26, Soviet Republic 
（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 206一7

Turkestan-Siberian Railway (突厥斯
坦--西伯利亚铁路 ） , 220 

Tu,kmcnistan (土库曼斯坦） , 207 
Turkrnnans ( 土农受人）， 9, 13,3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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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54.171.17.1,181.181·4,216,222 
一3, Jan•u••c (土日'!1· 治） . 183, 184 

Tur区（突厥/.), 59,(, 0--(,,71 - 4. 86, 
114,118,127, 1,9, 14 l, I 幼， 172-3,

183 
Tus (图斯，郎徒思）， 5,63,69, 164, 图

9 

Tuva (Cha,halai) (笃哇 ｀察合台汗

同）， 1)0一 I, 132,133 

'Ubaydull 斗h Khan {Shaybanid) (兀

拜都刺汗昔班朝飞）， 159-60, 163一

5,166,171 
Ubaydullah Valikhanov (兀拜都剌·

瓦利,,诺夫）， 198-9

Ubaydullah b. Ziyad {欧贝杜拉· 本 ·

齐亚记）， " 
Ucb•Turfan ((七什）， 135,137 
Udyana (乌仗那）， 81 
u•-Tsi soee中（月氏语） • 45 
Ufa {乌法）， 212 
Uighurs (回鹘人、畏吾儿）， 4,9,60 --2,

74,80,91一3,100,105.108. 110,111, 
128 

Uljaytu (Chingfakhanidl (: 记者都成
吉思汗帝凶）， 119,132 

Ulugh Beg (Timurid) (兀仓伯帖木儿
帝因·1. 134,135 

Ulutav,k (乌卢塔夫浙克）， 10, 
U maiyad Dynasty {倭 ,,, 业朝）， 65, 

66,67,68 
'Umac Shaykh (Timurid) (兀吓尔·

沙黑［帖木儿帝日）， 153.155 
Ural river l 乌拉尔河）， 8,140, 143, 

144,146 
Ura-Tyube (乌拉秋别）， IES,211, 

213 
Urgaoj C乌尔根奇，即玉龙杰赤）， 5, 

6,8,96, 114,123.141, 152 

Urntla, L. (乌尔米耶湖），图 3

1,Jrumchi (Ti-hua) ((\负木齐 迪

化 1,8

Ust-Karncnogocsk (书斯李 f,缅诺义尔

斯克）， 147,208,222. 图 8

U-son dialects (书孙方江）， 45 
Utti {l\ 提), 22 
Uzbeks (句兹别克人）， o. IJ, 17,110, 

l35.139, 140,142, 15,. l.'1-·73 pas• 
sim. 177-86,201,213, Kh.o.nate( 乌

兹别克汗国） • 118-21, 140,142,175 
-9 

Uzgand ('\血根）， 00 IO 
Uzkand ((扣也达）， 74 
Uzun Ha妞n (书宗哈散,. 155 

Vahya, data (凡盄阿兹达特） ， 21 
v,.lit>,ao•.v. Chokan (乔坎．凡 'I!哈

诺人） • 2,,0 

Vacdancs (哇尔达尼斯） ， 44 
Vasishka (伐尸色迦） • 46 
Vas心eva I (波 I.II - • 世） ， 46,50

Vasumi1ca (伐苏蜜呾罗＼， 钮

Vays Khan (Chaghatai) (~ 思汗：察合

台汀讨）， 133-4,149 
Vcccvkin, Conole! N. A. (维列夫金
上校）， 210 

Vcmyi (Alma-Ata) (韦尔九阿拉木

图7),203,209,210

Vikcamashila (超戒寺） ， 85 
Vima Kadphises (阎膏珍）， 46 
VIS组spa (Gush邸P) (维什塔斯帕），

21 
Vitold c 维托尔饱）， 123,124 
Volga. R. ((/t尔加河，即也的里河）， l'II

7 
Vonones (乌奴你思）， 41 

Wassaf (瓦撒夫）， 127 
W如Ch'eng (文成公主） • 80 
White llocdc, The (白帐）， 122,124,

Ill · 2, 14<> 

William of Rubruk (户卜鲁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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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 105,115,) l(, 

Wu-Sun, 1he (乌孙） ， 20,)9,42 

Xenophon (色诺芬）， 23 
Xec.es I (薛西斯一世）， 23,24 

Y吐沮qu (药拔古 ）， 73 
Ya1hma (样磨）， 74 
Y吐yo b,Zayd (藩赫雅· 本· 宰德），67
Ya'qub b. al-Laylh al-Saffa, (牙古
布· 本 ·莱斯· 萨汰尔）， 70 

Ya,kand (叶尔羌．即鸦儿看，牙儿于），
6, 10,106,123, \)3 , 136,139,149 

Yasa (札撤）， 89, 92, 109, HO, ll9 
Yasi (牙昔）• I从， 146,170,203,210

y立d <亚兹撼）， 113 
Yazdagird III (伊嗣俟三世）， 60,63
Yozid b. al -Muha\lab (叶基德· 本
穆哈拉布）， 65 

Yeh-tu Ch'u·ts'ai (耶It楚材）， 94 
Yenisei (叶尼寒河， np 谦河），图 5
Yemek (咽面 ） ， 73 
Yermak (叶尔马克）， 125 
Ye Shes-od (宜希沃）， " 
Yesuge,-83ghalur (也逋该· 巴阿秃

儿）， 89,90

YesU-Mongke <也遽，蒙吁）， 129 
Yild忆，升勒特斯）， 77 
Yi嗔-<sung, Em氏'°'(明英宗 ）， 141 
Yuan Dyn邸ty (元朝 l. 105,106,107, 

109,132 
Yueh-chih ( 月氏 ） ， 39,43,44 
YLinus (Chaahatai Khan) (羽奴思l察

仓台汗)), 134,135,142,149,156 

Zabulitcs (疾布里提） ， % 
Zaporo小ia (扎波罗热）， 194 
Za卤shan (扎拉夫向）， 1!19

Za"'nj (疾胶城）， 69,70 
Zaria, 氏 (B缸tnl) (札里亚斯普（巴克

待拉)) , 27,28 
'Le卢bulak, Battle of (吉拉布拉克之

战 l. 203,213 
Ziyad b. Abi Sufiyan (齐亚德· 本 ·

阿比，苏菲亚）， 64 
Ziyad b. Salih (齐亚德· 本· 萨且

赫），战
Zoilus I (佐鲁斯一世）， 37 
Zoilus II Soter (佐鲁斯二世索特 ） , .18 
Zo哗strionism (JII 罗亚士谅 教） ， 21, 

48,54.60 
Zunbil (熟毗利）， 10 


	译者的话
	目录
	原序
	导言
	第一章 阿契美尼王朝与马其顿帝国：稳定与动乱
	第二章 游牧帝国与佛教的传播
	第三章 中亚的萨珊人和突厥人
	第四章 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第五章 西藏文明的建立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一生
	第七章 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
	第八章 金帐汗国
	第九章 察合台汗国
	第十章 哈萨克与乞尔吉思
	第十一章 帖木儿帝国与乌兹别克对河中地区的征服
	第十二章 昔班王朝
	第十三章 乌兹别克汗国的衰落
	第十四章 沙皇和苏联统治下的突厥人
	第十五章 俄国的征服及其对突厥斯坦的管理
	注解与参考书目使用的缩写
	参考文献要目
	索引

